《初期大乘》第十章，第七節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七節

第十章、般若波羅蜜法門
第一節、般若經的部類
第一項、般若經部類的次第集成
（pp.591-599）
上開下仁法師 指導
學生 釋顯禪、釋振平 重編[footnoteRef:1] [1: （1）本章依真傳法師與證仁法師2011年所編之講義為底本重新校訂、增補。
（2）編者範圍：釋顯禪，第一節 ～ 第三節，pp.391-675。
釋振平，第四節 ～ 第七節，pp.67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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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說（pp. 591-592）
（壹）般若為菩薩道之主導（p. 591）
般若波羅蜜（prajñāpāramitā）[footnoteRef:2]，為六波羅蜜──六度之一。在菩薩修學的菩提道中，般若波羅蜜有主導的地位，所以般若波羅蜜是遍在一切大乘經的，可說是大乘法門所不可缺少的主要部分。 [2: （原書p.598，n.1）般若波羅蜜，新譯作般若波羅蜜多。譯義為「智度」、「明度」、「慧度」、「慧到彼岸」。波羅蜜舊譯為「度」，古譯作「度無極」。] 

（貳）以般若為中心的「般若部」（p. 591）
在大乘經中，有特重般若波羅蜜，以般若波羅蜜為中心而集成聖典；這部分聖典，也就取得了《般若波羅蜜經》的專稱，成為大乘經中重要的一大類──「般若部」。
（參）部類的不斷增多（p. 591）
《般若經》的部類，著實不少！這些般若部類，在佛教史上所見到的，是在不斷的增多中，從二部、三部、四部、八部到（唐玄奘譯出的）十六部；以後還有稱為《般若經》的傳譯出來。
（肆）初期大乘的《般若經》最值得重視（pp. 591-592）
大概的說，《般若經》的集出，是從「大乘佛法」興起，一直到「秘密大乘佛法」傳布的時代。
當然，最受人重視的《般若經》，是屬於「大乘佛法」時代的，尤其是代表初期大乘佛法（西元前一世紀中，到西元（592）二世紀末）的部分。
貳、從部類的次第增多，推定初期大乘的《般若經》（pp. 592-597）
為了說明代表初期大乘的《般若經》，所以敘述《般若經》在佛教史上次第增多的情形，也就可以推定代表初期大乘的《般若經》。
（壹）「二部」說（pp. 592-593）
一、「二部」：
一、從「一部」到「二部」（p. 592）
在中國佛教史上，《般若經》的傳譯與傳說，應該是從「一部」到「二部」。
（一）最早的傳譯只有一部（p. 592）
不過最初傳譯過來的時候，只有這一部，不知道還有其他的《般若經》，也就沒有引起《般若經》的部類問題。
《般若經》最早傳譯過來的，是漢靈帝光和二年（西元179）譯出的《道行般若經》，10卷，30章（品），或名《摩訶般若波羅蜜經》。[footnoteRef:3] [3: （1）（原書p.598，n.2）依［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2（大正55，6b10）。
（2）［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大正8，425a1-478b14），經號224。] 

（二）兩部般若的傳說（pp. 592-593）
到了魏甘露五年（西元260年），已從傳說中知道有兩部《般若經》了，  
如《出三藏記集》卷13〈朱士行傳〉（大正55，97a25-b10）說：
「士行嘗於洛陽講小品，往往不通。每歎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迎大品。遂於魏甘露五年[footnoteRef:4]，發跡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章（品），六十萬餘言。遣弟子不如檀，晉言法饒，凡十人，送經胡本還洛陽。……送至陳留倉垣水南寺。河南居士竺叔蘭，善解方言，譯出（為）放光經二十卷」。 [4:  按：西元260年。] 

朱士行[footnoteRef:5]在洛陽所講的「小品」，就是《道行般若經》。這部經，古人評為「道行頗有首尾隱者，古賢論之，往往有滯。」[footnoteRef:6]士行知道有廣本的《般若經》，所以到于闐去訪求的。 [5:  朱士行：（203-282）曹魏時代潁川（河南禹縣）人。少年出家，恰當嘉平中（249～253）曇柯迦羅傳來《僧祇戒本》，並創行羯磨受戒，所以他依法成為比丘，和在他以前僅僅以離俗為僧的有別。從這一點上，後人也將他當作漢土真正沙門的第一人。……從漢僧西行求法的歷史上看，朱士行可說是創始的人。（《中華佛教百科》，p.2123-2124）]  [6: （原書p.598，n.3）［東晉］道安，〈道行經序〉，見［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7（大正55，47b19-20）。] 

等到晉元康五年（西元295年）[footnoteRef:7]，竺叔蘭譯出了《放光般若經》，[footnoteRef:8]與《道行般若經》相對，古人就稱（593）之為「大品」與「小品」。 [7:  按：疑為晉元康元年五月（西元291年）。
參見［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2（大正55，7b7），卷7〈合放光光讚略解序（道安作）〉（大正55，47c29），卷13〈竺叔蘭傳〉（大正55，98b3）。
亦參［隨］法經等，《眾經目錄》卷2（大正55，189a26）；［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6（大正49，65b9-11）；［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卷2（大正55，236b10-11）；［唐］明佺等，《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2（大正55，381c14-16）；［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2（大正55，497c7-8），（大正55，498b17-18）；［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4（大正55，795c6-7）。]  [8: （1）（原書p.598，n.4）涼州方面，竺法護在晉太康七年（西元286），也譯出了與《放光經》同本的《光讚經》。※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2（大正55，7b12）：
《光讚經》十卷（十七品，太康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
（2）［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大正8，1a1-146c29），20卷，90品，經號221。
（3）［西晉］竺法護譯，《光讚經》（大正8，147a1-216b8），10卷，27品，經號222。] 

二、兩部的傳譯（p. 593）
（一）傳說從「大品」抄出「小品」（p. 593）
這二部，有著共同的部分，古人是相信從「大品」抄出「小品」的，如道安（西元312-385）〈道行經序〉說：「佛泥曰後，外國高士抄九十章為道行品」[footnoteRef:9]。支道林（西元314-366）〈大小品對比要抄序〉說：「先學共傳云：佛去世後，從大品之中抄出小品」[footnoteRef:10]。 [9: （原書p.598，n.5）［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7（大正55，47b15-16）。]  [10: （原書p.598，n.6）［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8（大正55，55b16-17）。] 

（二）小結：「大品」與「小品」，即廣本與略本之不同（p. 593）
「大品」與「小品」的名稱，一直傳下來。鳩摩羅什所譯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27（或24）卷本，稱為《新大品經》；10卷本稱為《新小品經》。[footnoteRef:11]「大品」與「小品」，也就是《般若經》的廣本與略本。 [11: （1）（原書p.598，n.7）［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2（大正55，10c16-18）。
按：《出三藏記集》此處記載《新小品經》為7卷本。
（2）［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217a1-424a14），27卷，90品，經號223。
（3）［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537a20-586c7），10卷，29品，經號227。] 

（貳）「三部」、「四部」說（pp. 593-594）
二、「三部」‧「四部」：     
一、「三部」說（pp. 593-594）
（一）《大智度論》的三部說（p. 593）
鳩摩羅什（Kumārajīva）來華的時代（西元401-415頃），中國佛教界知道了《般若經》有三部，
如《大智度論》（西元402-405譯出）卷67（大正25，529b22-23）說：
「般若波羅蜜部黨經卷，有多有少，有上中下──光讚、放光、道行。」
《智度論》所說的《般若經》，有上中下，也就是《光讚般若》、《放光般若》、《道行般若》。
《智度論》又說到：「如小品、放光、光讚等般若波羅蜜，經卷章句有限有量，般若波羅蜜義無量。」[footnoteRef:12]這與上文所引的，內容完全相合，只是順序顛倒了一下。《光讚》、《放光》以外的《小品》，就是《道行經》。 [12: （原書p.598，n.8）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79〈66 囑累品〉（大正25，620a12-13）。] 

（二）以《光讚》殘本為十萬頌《般若》的古老傳說（pp. 593-594）
漢譯[footnoteRef:13]的《光讚》，現存10卷，是殘本。但古代有一傳說：「光讚有五百卷，此土零落，唯有十卷」[footnoteRef:14]。《光讚》五百卷說，可能是十萬頌《般若》的古老傳說（594）。 [13:  按：疑為「晉譯」。]  [14: （原書p.598，n.9）［隋］吉藏，《金剛般若疏》卷1（大正33，86b1-2）。] 

《大智度論》卷100〈90 囑累品〉（大正25，756a28-29）說：
「此中般若波羅蜜品，有二萬二千偈；大般若品有十萬偈」。
十萬偈的《般若經》，是三品中的上品，《大智度論》是稱之為《光讚》的。
（三）導師評：《新大品經》、《放光》及《光讚》殘本皆為中品（p. 594）
《大智度論》是《般若經》的注釋，所依的經本──「二萬二千偈」，就是鳩摩羅什所譯的《新大品經》；與竺叔蘭所譯的《放光般若》，竺法護所譯的《光讚》殘本，都是三品中的中品。
（四）小結（p. 594）
三部般若，是在二部──「大品」、「小品」以外，更多了一部十萬偈本。
龍樹（Nāgārjuna）造《大智度論》，在西元三世紀初，當時印度已有了三部《般若經》；但傳說來中國，已是五世紀初了。
不過，如採取「光讚五百卷」說，那末竺法護譯出《光讚》的時候（西元286），中國佛教界可能已聽說過「三部般若」了。
二、「四部」說（pp. 594-595）
「四部」說，
（一）依僧叡所說（p. 594）
見於僧叡的〈小品經序〉（大正8，537a12-15）：
「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也。其多者，云有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之中品也。隨宜之言，復何必計其多少！」
僧叡本來是道安的弟子，後來成為羅什的門人。羅什譯《新小品經》7卷（現在分作10卷），是弘始十年（西元408）。[footnoteRef:15]僧叡為《小品》作序，說到了《般若經》有四部，就是在三部外，加一部六百偈本。 [15:  參見［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2（大正55，10c18-19）。] 

（二）依吉藏所說（pp. 594-595）
吉藏的《金剛般若疏》卷1（大正33，86b14-17）說：
（595）「有人云：當以金剛足前三部以為四也。然金剛止有三百許偈，叡公云少則六百偈，故知未必用金剛足之。」
《金剛般若》也是羅什當時譯出的，三部以外加《金剛般若》[footnoteRef:16]，合成四部，是極有可能的，只是偈數少一些。 [16:  水野弘元，香光書鄉譯，《佛教的真髓》〈從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pp.344-345：
《大品》、《小品》與《金剛經》的形式有所不同。傳說前兩部經是佛在靈鷲山的開示，而《金剛經》則宣說於祇園精舍。另外，前兩部經常見「空」字，《金剛經》則完全無「空」字，而多用「無」、「非」等字。至於比較《大品》與《小品》，《大品》中頻頻出現「空」字，較早的《小品》中，「空」字的用法則尚未十分固定。由這點看來，或許完全無「空」字的《金剛經》最為古老也說不定，但因為《金剛經》在形式上相當完備，所以一般認為其較晚成立，也有可能是與前兩部經分屬不同地區與系統吧！] 

（參）「八部」說（pp. 595-596）
三、「八部」：
一、「八部般若」的傳說（p. 595）
（一）依菩提留支所說（p. 595）
北魏永平元年（西元508），菩提留支（Bodhiruci）到中國來，譯出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1卷[footnoteRef:17]，《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3卷[footnoteRef:18]。這部論是世親（Vasubandhu）所造的，留支又依據世親的論釋，造《金剛仙論》10卷[footnoteRef:19]。 [17: ［元魏］菩提流支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2c8-757a13），1卷，經號236。]  [18:  天親造，［元魏］菩提流支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大正25，781b1-797b6），3卷，經號1511。]  [19:  世親造，金剛仙釋，［元魏］菩提流支譯，《金剛仙論》（大正25，798a1-874c28），10卷，經號1512。] 

《金剛仙論》有「八部般若」，也就是菩提留支傳說的般若部類，如《論》卷1（大正25，798a8-12）說： 
「八部般若，以十種義釋對治十。其第一部十萬偈（大品是）；第二部二萬五千偈（放光是）；第三部一萬八千偈（光讚是）；第四部八千偈（道行是）；第五部四千偈（小品是）；第六部二千五百偈（天王問是）；第七部六百偈（文殊是）；第八部三百偈（即此金剛般若是）」。
論文中的小字，是後人所附加的，是為了推定「八部般若」的實體而下的注說。
（二）後人所傳之異說（p. 595）
所以有關「八部般若」，後人的傳說都相近，而確指是什麼經，如《金剛仙論》所說；智者《金剛般若經疏》所說；[footnoteRef:20]吉藏《金剛般若疏》所說；[footnoteRef:21]圓測《解深密經疏》所說，[footnoteRef:22]彼此的異說就相當多了。[footnoteRef:23] [20: （原書p.598，n.10）［隋］智顗，《金剛般若經疏》卷1（大正33，76a2-7）：
次部軸者第一部十萬偈，第二部二萬偈並不來此土，第三部一萬八千偈即大品亦名放光，第四部八千偈即小品亦名道行，第五部四千偈即光讚，第六部二千五百偈即天王問，第七部六百偈即文殊問般若，第八部三百偈即此金剛般若。]  [21: （原書p.598，n.11）［隋］吉藏，《金剛般若疏》卷1（大正33，86c3-10）：
次流支三藏云波若應有八部：第一部有十萬偈，第二部有二萬五千偈，此之二部猶在外國，第三部有二萬二千偈即是大品。第四部有八千偈即是小品，第五部有四千偈，第六部有二千五百偈此之二部亦未傳漢地，第七部有六百偈即是文殊師利波若，第八部三百偈即是此《金剛波若》。]  [22: （原書p.599，n.12）［唐］圓測，《解深密經疏》卷5（卍續21，291c5-8）：
八部般若：第一部十萬偈，第二部二萬五千偈，第三部一萬八千偈此大品是，第四部八千偈此小品是，第五部四千偈，第六部五百偈※，第七部有六百偈此文殊波若是，第八部三百偈此《金剛波若》是。
※按：疑為二千五百偈的脫漏。]  [23:  四說對比如下表：
] 

二、「八部般若」與《大般若經》十六會之比對（pp. 595-596）
（一）「八部般若」的前七部，與《大般若經》的前七會相合（p. 595）
其實，「八部般若」的前七部，偈頌多少與次第，都與《大般若經》十六會中的前七會相合。
（二）第八部相當於十六會中〈能斷金剛分〉第九（pp. 595-596）
第（596）八部三百偈的，是十六會中〈能斷金剛分〉第九。
（三）〈理趣般若分〉第十屬後期經典，〈那伽室利分〉第八早期並非屬般若部類（p. 596）
以「八部般若」比對《大般若經》的前十會，缺第八〈那伽室利分〉，第十〈理趣般若分〉。
〈理趣般若分〉與「秘密大乘」有關；[footnoteRef:24]在西元六世紀初，大概還沒有成立。 [24:  印順法師，《華雨集》（三），七，上編〈藏經的部類、重出與異譯〉，p.250：
240《實相般若波羅蜜經》，［唐］菩提流志譯；
241《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唐］金剛智譯；
242《佛說遍照般若波羅蜜經》，［趙宋］施護譯；
243《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麼耶經》，［唐］不空譯；
244《佛說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趙宋］法賢譯，
這幾部經的心要，是220《大般若波羅蜜多經》〈10般若理趣分〉的異譯。〈般若理趣分〉的經義，是屬於「秘密大乘」的，但沒有密教的事相。240-243經，譯文附入了秘密字義及咒語；244經更大為擴編，成為秘密教的要典。] 

〈那伽室利分〉與舊譯《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footnoteRef:25]相當，但舊譯沒有稱為《般若經》，古人也沒有看作般若部類。這部經而被編為般若部類，在印度也許是以後的事。 [25: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一節，第二項〈現存的般若部類〉，pp.607-608：
「《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二卷（一名決了諸法如幻化三昧經）」。失譯而「未見經文」的，又有「濡首菩薩經，二卷」，注：「疑即是濡首菩薩分衛經」。……這是東晉，近於羅什時代的「失譯」。] 

（肆）「十六會」說（pp. 596-597）
四、「十六會」：
一、十六會之傳譯（pp. 596-597）
唐貞觀十九年（西元645），玄奘從印度回國。顯慶五年（西元660），開始翻譯《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大般若經》，全部梵本二十萬頌，分十六會，譯成六百卷，內容如下：
	初會
	十萬頌
	四百卷
	
	新譯

	二會
	二萬五千頌
	七八卷
	
	重譯

	三會
	一萬八千頌
	五九卷
	
	新譯

	四會
	八千頌
	一八卷
	
	新譯

	五會
	四千頌
	一○卷
	
	重譯

	六會
	二千五百頌
	八卷
	最勝天王分
	重譯

	七會
	八百頌
	二卷
	曼殊室利分
	重譯

	（597）八會
	四百頌
	一卷
	那伽室利分
	重譯

	九會
	三百頌
	一卷
	能斷金剛分
	重譯

	十會
	三百頌
	一卷
	般若理趣分
	新譯

	十一會
	二千頌
	五卷
	布施波羅蜜多分
	新譯

	十二會
	二千頌
	五卷
	淨戒波羅蜜多分
	新譯

	十三會
	四百頌
	一卷
	安忍波羅蜜多分
	新譯

	十四會
	四百頌
	一卷
	精進波羅蜜多分
	新譯

	十五會
	八百頌
	二卷
	靜慮波羅蜜多分
	新譯

	十六會
	二千五百頌
	八卷
	般若波羅蜜多分
	新譯


二、十六會可分為三大類（p. 597）
玄奘所譯的《大般若經》十六會，可以分為三大類。
（一）第一類：前五分（p. 597）
前五分是第一類：
前三分雖廣略懸殊，然內容都與古說的「大品」相同。
四分與五分，是古說的「小品」類。
這二類，文段與內容，都有共同的部分，是同一原本的分化。
（二）第二類：中五分（p. 597）
中（六～十）五分為第二類：
這是彼此不同的五部經；
玄奘以前，曾譯出前四部（六～九），只有〈般若理趣分〉是新譯。這部與「秘密大乘」有關的〈般若理趣分〉，過去雖沒有傳譯，以後卻不斷的傳譯出來。
經典的集出，有時代的前後，這是最可以證明的了。[footnoteRef:26] [26: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九章，第二節，第一項〈原始大乘與最古大乘〉，pp.555：
《華嚴》、《般若》、《涅槃》、《大集》、《法華》等大經，固然有先集出的，續集的，補充的，或重新組合等過程，不能以一概全而說古說今。……] 

（三）第三類：後六分（p. 597）
後六分為第三類：
這是從般若法門的立場，將六波羅蜜多分別的集出來。
參、總結（p. 598）
（壹）由傳說來看般若部類的發展（p. 598）
（598）傳說於中國的般若部類，是從（一部）二部、三部、四部、八部，到十六部，表示了《般若經》在不斷的發展中。
（貳）由傳譯史上來看《般若經》傳出之次第（p. 598）
如從中國譯經史上去看，首先是略本，廣本，然後是《濡首般若》、《金剛般若》、《文殊般若》、《勝天王般若》，到唐代才譯出《理趣般若》等，反映了印度《般若經》傳出的次第。[footnoteRef:27] [27:  按：據導師考究，以上諸經最初譯出次第如下：
] 


第二項、現存的般若部類
（pp.599-619）

壹、概說論究的方法（p. 599）
《般若經》傳布而被保存下來的，主要是華文譯本，還有藏文譯本，及部分梵本。這裏略加敘述，以為論究初期大乘中，《般若經》成立與發展的依據。
貳、現存之十一類般若經（pp. 599-616）
（壹）「下品般若」（pp. 599-604）
一、「下品般若」（依《大智度論》三部說，稱為「下中上」）：這是中國古代所傳的「小品」類。
一、華文譯本：七部（pp. 599-603）
（一）標名（p. 599）
現存的華文譯本，共有七部：
	1.《道行般若經》
	10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

	2.《大明度經》
	6卷
	吳支謙譯

	3.《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
	5卷
	前秦曇摩蜱共竺佛念譯？[footnoteRef:28] [28:  參見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一節〈般若經的部類〉，p.602：
現存而名為《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的，內容是〈小品〉。隋法經等撰的《眾經目錄》說：竺法護曾譯出「新道行經十卷，一名新小品經，或七卷。」……現存的《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是竺法護所譯的，以下簡稱「晉譯本」。] 


	4.《小品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10卷
	後秦鳩摩羅什譯

	5.《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
	18卷
	唐玄奘譯

	6.《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
	10卷
	唐玄奘譯

	7.《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
	25卷
	宋施護譯


（二）別釋（pp. 599-603）
1、《道行般若經》（漢譯本）（pp. 599-600）
「下品」類七部中，
1.《道行般若經》，漢靈帝光和二年（西元179）譯出，是華文中最（600）古譯出的《般若經》。
然現存經錄最早的《出三藏記集》，存有矛盾的記載。在支讖（Lokarukṣa）譯的十卷本外，又說竺朔佛在靈帝時譯出的《道行經》一卷，道安「為之序注」[footnoteRef:29]。這是支讖的為十卷本，竺朔佛（或作竺佛朔）的為一卷本。 [29: （原書p.616，n.1）［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2（大正55，6b7-9）。] 

然道安的〈道行經序〉說：「外國高士抄（大品）九十章為道行品；桓、靈之世，朔佛齎詣京師，譯為漢文」。又〈道行經後記〉說：「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陽孟元士口受（原作「授」），天竺菩薩竺朔佛，時傳言者──譯（者）月支菩薩支讖。」[footnoteRef:30]似乎十卷本是二人的合譯。   [30: （原書p.616，n.2）［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7（大正55，47b15-16），（47c5-7）。] 

道安為一卷的《道行經》作〈序注〉；現存支謙的《大明度經》的〈道行品〉，附有注說，應該就是道安注。但這是依據《大明度經》而作注，與支讖的十卷本不合。
現僅存十卷本，一般作為支讖譯。這部《道行般若經》，以下簡稱為「漢譯本」。
2、《大明度經》（吳譯本）（p. 600）
2.《大明度經》，《出三藏記集》作「明度經，四卷，或云大明度無極經。」[footnoteRef:31]這部經的譯者，經錄中有不少的異說。[footnoteRef:32]然音譯少，文字又簡要，與支謙譯的特性相合，簡稱「吳譯本」。 [31: （原書p.617，n.3）［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2（大正55，7a8）。]  [32: （原書p.617，n.4）參閱梶芳光運，《原始般若經之研究》，pp.62-76。] 

3、《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晉譯本）（pp. 600-602）
3.《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題作「符秦天竺沙門曇摩蜱（Dharmapriya）共竺佛念譯」。
（1）譯者之傳說（pp. 600-601）
譯出的經過，
如《出三藏記集》卷8〈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大正55，52b13-23）說：
「建元十八年[footnoteRef:33]正，車師前部王名彌第來朝。其國師字鳩摩羅跋提獻胡大品一部，四百二牒[footnoteRef:34]，言二十千首盧。首盧三十二字，胡人數經法也。即審數之，凡十七千二百六十首盧[footnoteRef:35]，殘（601）二十七字，都并五十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五字。天竺沙門曇摩蜱執本，佛護為譯，對而撿之，慧進筆受。與放光、光讚同者，無所更出也。其二經譯人所漏者，隨其失處，稱而正焉。其義異不知孰是者，輒併而兩存之，往往為訓其下。凡四卷，其一紙二紙異者，出別為一卷，合五卷也」。 [33:  按：西元383年。]  [34:  牒：［量詞］猶篇。（《漢語大詞典》（六），p.1048）]  [35: （1）［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66（大正54，741c24）：
首盧：亦名室路迦，或言輸盧迦。彼印度數經，皆以三十二字為一輸盧迦，或名伽陀，即一偈也。
（2）［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71（大正54，769a12-13）：
室路迦：舊言輸盧迦，或云首盧迦，又言首盧柯。案西國數經之法，皆以三十二字為一室路迦，又多約凡夫作世間歌詠者，也此則闡陁論中之一數也。] 

《出三藏記集》卷2，〈新集經論錄〉（大正55，10b1-4）說：
「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五卷，……晉簡文帝時，天竺沙門曇摩蜱，執胡大品本，竺佛念譯出」。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抄》五卷，譯者雖有佛護與竺佛念的異說，但都是曇摩蜱執「胡大品」本。
（2）現存本與傳說不符（pp. 601-603）
A、現存的《鈔經》內容是「小品」，《經抄》本早已佚失（pp. 601-602）
現存的《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內容是《小品》，顯然與「執胡大品」說不合，所以《開元釋教錄》，懷疑道安所說，而說「或恐尋之未審也。」[footnoteRef:36] [36: （原書p.617，n.5）［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4（大正55，511a25-26）。] 

鳩摩羅跋提（Kumārabuddhi）所獻的梵本，「四百二牒」，「凡十七千二百六十首盧，殘二十七字」[footnoteRef:37]，道安說得那樣的精確，是不可能錯誤的。依道安的〈抄序〉，這是抄出，而不是全部翻譯。曇摩蜱等依《大品》二萬頌的梵本，對勘《放光》與《光讚》。如相同的，就不再譯了。如二經有漏失的，就譯出來。如文義不同而不能確定的，就「兩存」──在舊譯以外，再出新譯，又往往加以注釋。 [37: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8（大正55，52b14-17）。]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抄》，並不是《大品》的全部翻譯，而只是「經抄」，也就是一則一則的「校勘記」，所以只有（602）四卷或五卷。這部「經抄」，早已佚失[footnoteRef:38]了。 [38:  佚失：散失。（《漢語大詞典》（一），p.1243）] 

現存而名為《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的，內容是《小品》。隋法經等撰的《眾經目錄》說：竺法護曾譯出「新道行經十卷，一名新小品經，或七卷。」[footnoteRef:39]  [39: （原書p.617，n.6）［隋］法經等，《眾經目錄》卷1（大正55，119b4）。] 

B、鈴木：《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為竺法護所譯（p. 602）
《原始般若經之研究》，依鈴木博士說，推定現存的《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為東晉竺法護所譯。[footnoteRef:40] [40: （原書p.617，n.7）梶芳光運，《原始般若經之研究》，pp.83-87。] 

C、導師評：《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為「小品」的殘本（p. 602）
現存的《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不但是「小品」類，而且還是殘本。
文字採用「漢譯本」的很多，以「漢譯本」來對比，在《鈔經》卷3〈清淨品〉，卷4〈本無品〉中間，缺少了〈嘆品〉、〈持品〉、〈覺品〉、〈照明品〉、〈不可計品〉、〈譬喻品〉、〈分別品〉──七品。
在卷5〈釋提桓因品〉以下，又缺了〈貢高品〉、〈學品〉、〈守行品〉、〈強弱品〉、〈累教品〉、〈不可盡品〉、〈隨品〉、〈薩陀波崙品〉、〈曇無竭品〉、〈囑累品〉──十品。共缺少十七品，約五卷。
所以現存的《鈔經》五卷本，可以確定的推為竺法護所譯。不知為了什麼，也許是「五卷」的關係，竟被誤傳為曇摩蜱等所出的「經抄」！現存的《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是竺法護所譯的，以下簡稱「晉譯本」。
4、其他譯本（pp. 602-603）
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或作《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十卷，是姚秦弘始十年（西元408），鳩摩羅什（Kumārajīva）所譯的，今簡稱為「秦譯本」。
5.《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從538卷起，555卷止），共十八卷。
6.《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從556卷起，565卷止），共十卷。
這是唐玄奘（603）所譯的《大般若經》中，與「小品」相同的；十六分中的第四與第五分。今簡稱為「唐譯四分本」，「唐譯五分本」。
7.《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十五卷，施護（Dānapāla）譯，約譯出於宋太平興國七年（西元982）以後，簡稱「宋譯本」。
二、藏譯本：二部（p. 603）
在這華文的七種譯本外，屬於「小品」《般若經》的藏譯本，也有兩部：
1.勝友（Jinamitra）所譯的壹萬頌本：
Ḥphags-pa Śes-rab-kyi pha rol-tu phyin-pa khri-pa zhes-bya-ba theg-pa chen-poḥi mdo。
2.釋迦軍（Śākyasena）、智成就（Jñānasiddhi）等所譯的八千頌本：
Ḥphags-pa Śes-rab-kyi pha rol-tu phyin-pa brgyad-stoṅ-pa zhes-bya-ba theg-pa chen-poḥi mdo。
三、梵本：一部（p. 603）
梵本方面，有尼泊爾所傳的八千頌本：A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實數為八千一百九十頌。[footnoteRef:41] [41: （原書p.617，n.8） 見梶芳光運《原始般若經之研究》，pp.99-100。] 

四、結成（pp. 603-604）
（一）漢、藏、梵比對可分為二類（p. 603）
如將華文譯本七部，藏文譯本二部，及梵文本一部，而比對同異，[footnoteRef:42]那末可以分為二類： [42: （原書p.617，n.9） 各種本子，都不能完全相合，但可以從主要的不同來比對。] 

1、第一類（p. 603）
華文的「唐譯四分本」、「宋譯本」及「梵文本」為一類。
「唐譯四分本」，二十九品，如增入略去的〈常啼品〉、〈法涌品〉、〈囑累品〉，[footnoteRef:43]共三十二品，與「宋譯本」及「梵文本」相合。 [43:  參見《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23〈30 常啼菩薩品〉※1；卷25〈31 法上菩薩品〉※2；卷25〈32 囑累品〉※3。
※1 XXX. Sadāprarudita-parivarta.。（大正8，668d，n.6）
※2 XXXI. Dharmo lgata parivarta.。（大正8，673d，n.5）
※3 XXXII. Parīndanā parivarta.。（大正8，676d，n.5）] 

2、第二類（p. 603）
「漢譯本」、「吳譯本」、「晉譯本」、「秦譯本」，及「唐譯五分本」，雖品數略有參差，而文義相近。
（二）勘檢（pp. 603-604）
藏文本二譯，從頌數來說，似乎是「唐譯四分本」的不同譯出。[footnoteRef:44] [44:  二類下品般若：
]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footnoteRef:45]，以為藏譯的一萬頌本，同於「唐譯四分本」；八千頌本同於「唐譯五分本」，[footnoteRef:46]怕未必正確！（604）「唐譯五分本」，譯成十卷，不可能有八千頌的。 [45: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元‧慶吉祥等撰。簡稱《至元錄》，收在《法寶總目錄》第二冊。（《中華佛教百科》，p.2185）]  [46: （原書p.617，n.10）［元］慶吉祥等，《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1（縮刷藏結，45）。] 

（貳）「中品般若」（pp. 604-606）
二、「中品般若」：
一、華文譯本，共有五部（pp. 604-605）
屬於「中品」的《般若經》，華文譯出的共五部。
（一）《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光讚本）（p. 604）
1.《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如《出三藏記集》卷7，道安所作的《合放光光讚略解序》（大正55，48a9-22）說： 
「光讚，護公執胡本，聶承遠筆受。……寢逸涼土九十一年，幾至泯滅，乃達此邦也。斯經既殘不具。……會慧常、進行、慧辯等，將如天竺，路經涼州，寫而因焉。展轉秦雍，以晉泰元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乃達襄陽」。
《光讚般若經》，是竺法護於太康七年（西元286）譯出的，但當時沒有流通，幾乎佚失了。後來在涼州發見，才抄寫「送達襄陽，付沙門道安」。不但已經過了九十一年，而現存10卷27品（失去了三分之二），已是殘本。這部殘本，今簡稱為「光讚本」。
（二）《放光般若波羅蜜經》（放光本）（pp. 604-605）
2.《放光般若波羅蜜經》：這是朱士行在于闐求來的，譯成20卷，90品。傳譯的經過，如《出三藏記集》卷7，〈放光經後記〉（大正55，47c11-25）說：
「朱士行……西至于闐國，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章，六十萬餘言。以太康三年，遣弟子弗如檀，晉字法饒，送經胡本至洛陽。住三年，復至許昌。二年後，至陳留界倉垣水南寺。以元康元年五月十五日，眾賢者共集議，晉書正寫。時執胡本者，于闐沙門無叉羅[footnoteRef:47]；優婆塞竺叔蘭口傳（譯）；祝太玄、周玄明共筆受。……至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寫都訖（605）。……至太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沙門竺法寂來至倉垣水北寺，求經本。寫時，撿取現品五部，并胡本，與竺叔蘭更共考校書寫，永安元年四月二日訖。」 [47: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2（大正55，497c10-12）：
沙門無羅叉（經後記云無叉羅）于闐國人，以惠帝元康元年辛亥五月十五日，於陳留倉恒（經記作垣）水南寺譯《放光經》一部。] 

太康三年（西元282），經本送到了洛陽；元康元年（西元291），才在倉垣水南寺譯出；到永安元年（西元304），才校成定本。梵本「六十萬餘言」，約一萬九千頌，今簡稱為「放光本」。
（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品本）（p. 605）
3.《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姚秦弘始五年（西元404），鳩摩羅什在長安逍遙園譯，今作30卷。[footnoteRef:48]依《大智度論》，梵本為二萬二千頌，今簡稱為「大品本」。 [48:  按：宋、元、明、宮本作30卷；大正藏作27卷。] 

（四）《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唐譯二分本」）（p. 605）
4.《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玄奘從顯慶五年起，到龍朔三年（西元660-663），譯成《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全部，分十六分，共六百卷。其中第二分，從401卷起，478卷止，共78卷，今簡稱為「唐譯二分本」。
（五）《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唐譯三分本」）（p. 605）
5.《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從479卷起，537卷止，共59卷，簡稱「唐譯三分本」。
二、藏譯本，有二部（pp. 605-606）
屬於「中品」類的藏文譯本，也有二部：
1. Śes-rab-kyi-pha-rol-tu-phyin-pa stoṅ-phrag-ñi-śu-lṅa-pa，依《至元法寶勘同總錄》，與「唐譯二分本」相同。[footnoteRef:49] [49: （原書p.617，n.11）［元］慶吉祥等，《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1（縮刷藏結，45）。] 

2. Ḥphags-pa Śes-rab-kyi-pha-rol-tu-phyin-pa khri-brgyad-stoṅ-pa shes-bya-ba theg-pa chen-poḥi （606）mdo，依《至元法寶勘同總錄》，與「唐譯三分本」相同。[footnoteRef:50] [50: （原書p.617，n.12） 同上。] 

三、梵本，一部，相當於（「唐譯二分本」）（p. 606）
屬於「中品」般若的梵本，現存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aprajñāpāramitā，即二萬五千頌般若，與「唐譯二分本」相當。[footnoteRef:51] [51:  中品般若：
] 

（參）「上品般若」（p. 606）
三、「上品般若」：
一、華文譯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十萬頌本、「唐譯初分本」）（p. 606）
玄奘所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譯為四百卷，就是傳說中的「十萬頌」本。依《貞元新定釋教目錄》，梵本實為十三萬二千六百頌，[footnoteRef:52]今簡稱「唐譯初分本」。 [52: （原書p.617，n.13）［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20（大正55，910b1-4）。] 

二、藏譯本，與「唐譯初分本」相當（p. 606）
藏文所譯的《十萬頌般若》，題為：Śes-rab-kyi-pha-rol-tu-phyin-pa stoṅ-phrag-brgya-pa，依《至元法寶勘同總錄》，與「唐譯初分本」相同。[footnoteRef:53] [53: （原書p.617，n.14）［元］慶吉祥等，《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1（縮刷藏結，45）。] 

三、梵本（p. 606）
現存梵本的《十萬頌般若》（Śa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依《八千頌般若》梵本刊行者R. Mitra所見，梵本分為四部分：
第一部分為二萬六千九百六十八頌，
第二部分為三萬五千二百五十九頌，
第三部分為二萬四千八百頌，
第四部分為二萬六千六百五十頌；
四部分共有十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七頌。[footnoteRef:54] [54: （原書p.617，n.15） 見梶芳光運《原始般若經之研究》，pp.127-128。] 

（肆）「金剛般若」（pp. 606-607）
四、「金剛般若」：
一、華文譯本，共有六部（pp. 606-607）
這是《般若經》流通最盛的一部。[footnoteRef:55]譯為華文的，共六部：[footnoteRef:56] [55:  詳參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七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p.752-757。]  [56:  現存《大正藏》收有《金剛經》七個版本：
然而，236a《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後有一段《普寧藏》重刊時普寧經局記，如下（大正8，757a14-19）：
《金剛般若》，前後六翻。按《開元錄》，此第二譯。《思溪》※1經本竟失其傳，誤將陳朝真諦三藏者重出，標作魏朝留支所譯，大有逕庭。今於留支三藏所翻論中錄出經本，刊版流通，庶期披閱知有源矣。時至元辛巳冬孟望日，南山普寧※2經局謹記。
※1《思溪大藏經》：我國宋代刻藏事業中緊接著福州東禪院本而在南方開雕的私刻大藏之一。因為刻版的地點在浙西湖州的思溪，所以叫做「思溪版」或《思溪藏》，也稱湖州本或者浙本。（《中華佛教百科》，p.3307）
※2《普寧藏》：謂元代所出版的普寧寺大藏經。元代大藏經版相傳不下十餘副。……通常提及「元藏」時，大抵皆指《普寧藏》而言。……普寧藏原志在重刊《思溪藏》，故其版式、卷末音釋與裝訂皆依《思溪藏》，仍採一行十七字，一面六行之折本方式。然此藏不僅為《思溪藏》之覆刻，又以福州版及下天竺寺藏經加以校勘……（《中華佛教百科》，p.4234）] 

1. 姚秦鳩摩羅什譯。[footnoteRef:57] [57:  參見［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2（大正55，11a7-a27）。] 

2. 魏菩提留支（Bodhiruci）於永平二年（西元509）譯。[footnoteRef:58] [58:  參見［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9（大正49，85c25-86b8）。] 

3. 陳真諦（Paramârtha）於壬午年（西元562）譯。
這三部，都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各一卷。[footnoteRef:59] [59:  參見［陳］真諦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後記（大正8，766b29-c9）。] 

4. 隋達磨笈多（Dharmagupta）於開皇十年（西元590）譯，名《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一卷。[footnoteRef:60] [60:  參見［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7（大正55，552a29-b28）。] 

5. 唐玄奘於貞觀二十二年（西元648）譯，名《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編入《大般若經（607）》577卷，即第九分〈能斷金剛分〉。[footnoteRef:61] [61:  參見［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8（大正55，555c1-3），卷11（大正55，582c17-20）。] 

6. 唐（武后時）長安三年（西元703），義淨於西明寺譯出，名《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footnoteRef:62] [62:  參見［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9（大正55，567a21-23）。] 

二、藏譯本（p. 607）
華譯本而外，有西藏譯本。
其中德格版[footnoteRef:63]，與菩提留支，尤其是真諦的譯本相合。 [63:  西藏大藏經：…(三)德格藏（藏 Sde-dge）：原名德格版。清雍正七年（1729）著手準備，八年開版，至乾隆九年（1744）完成，採用裡塘藏之甘珠爾部分，另加色羅捨爾剛（藏 Sha-lu gser-khan）所藏之丹珠爾部分之底本，依據布頓之經錄，加以增補而成。總計甘珠爾部分有100函，700餘部；丹珠爾則收213函，3400餘部。此一雕版尚存於德格寺。日本之東洋文庫、河口慧海氏文庫、高野山大學、東北大學等處，共藏有印本五部，其中，東北大學並編纂成此一藏經之總目錄，稱為「東北目錄」。（《佛光大辭典》（三），p.2590）] 

而北京版[footnoteRef:64]所收的，卻與達摩笈多，尤其是玄奘譯本相近。 [64:  西藏大藏經：…(十一)北京藏：原名北京版。係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於北京開刻，依據西藏色拉寺所藏甘珠爾部分之底本雕版，至世宗雍正二年（1724）復刻印丹珠爾部分。其大部分雖由梵文原典翻譯，猶有小部分由巴利聖典譯成，另有從漢譯等佛典之重譯。總計甘珠爾部分收106函，1000部（一說1055部）；丹珠爾則收224函，5100餘部（一說3962部）。經版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毀於兵火，其印本，舉世之中僅餘二部，一部藏於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Bibliotheque nationale），一部藏於日本京都大穀大學（摺本），近年（1955～1961）日本「鈴木學術財團」將大穀大學之藏本影印流通，我國請來三部影印本，兩部藏於中央研究院，一部藏於中央圖書館。（《佛光大辭典》（三），p.2591）] 

三、梵本（p. 607）
本經也存有梵本。斯坦因（A. Stein）在燉煌千佛洞，發見有于闐譯本。[footnoteRef:65] [65: （原書p.617，n.16）《望月佛教大辭典》（1347b-c）。] 

四、小結：除羅什譯本，其他五部皆屬瑜伽系所傳（p. 607）
依華譯本而論，菩提留支譯本，真諦譯本，達磨笈多譯本，玄奘譯本，義淨譯本──五部，都屬於瑜伽系所傳，與無著（Asaṅga）、世親（Vasubandhu）的《金剛經論釋》有關。[footnoteRef:66] [66:  印順法師，《般若經講記》，2〈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pp.19-20：
本經，什公第一次譯出。除這，還有五種譯本，就是：元魏菩提留支的第二譯，陳真諦的第三譯，隋達摩笈多的第四譯，唐玄奘的第五譯，唐義淨的第六譯。在六譯中通常流通的，即是什公的初譯。其後的五譯，實是同一法相學系的誦本；如菩提留支譯，達摩笈多譯等，都是依無著、世親的釋本而譯出。唯有什公所譯，是中觀家的誦本，所以彼此間，每有不同之處。要知道印度原本，即有多少出入；如玄奘譯本也有與無著、世親所依本不同處。這點，讀者不可不知！] 

（伍）「那伽室利般若」（pp. 607-608）
五、「那伽室利般若」：
一、玄奘譯本（p. 607）
唐譯《大般若經》卷576，第八〈那伽室利分〉一卷。
二、異譯本的譯經史有異說（pp. 607-608）
（一）第一說：《出三藏記集》（pp. 607-608）
在中國譯經史上，這部經的譯出很早，如《出三藏記集》卷4，〈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大正55，21c19）說：
「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二卷（一名決了諸法如幻化三昧經）。」
失譯而「未見經文」的，又有「濡首菩薩經，二卷」，注：「疑即是濡首菩薩分衛經」[footnoteRef:67]。這部只聽說經名，而沒有見到經文的，僧祐推斷為就是《濡首菩薩無上（608）清淨分衛經》。 [67: （原書p.617，n.17）［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4（大正55，32a26）。] 

（二）第二說：《眾經目錄》（p. 608）
隋法經的《眾經目錄》，只有一本，「宋沙門釋翔公於南海譯」[footnoteRef:68]。 [68: （原書p.617，n.18）［隋］法經等，《眾經目錄》卷1（大正55，115b23）。] 

（三）第三說：《歷代三寶紀》（p. 608）
《歷代三寶紀》卻分作二部：一部是後漢嚴佛調[footnoteRef:69]譯；[footnoteRef:70]一部是「宋世，不顯年，未詳何帝譯。群錄直注云：沙門翔公於南海郡出。」[footnoteRef:71] [69: （1）嚴佛調：又稱嚴浮調。為文獻所見之我國最早的出家人。（《中華佛教百科》，p.5886）
（2）嚴佛調：漢代僧。臨淮（安徽盱眙）人。又稱浮調、佛調。自幼玄思睿敏，博通能文，適遇安世高來華，敷揚佛法，傳譯梵典，師與安玄皆入其門，共譯經典，前後成經多種，流傳於世。後師漸通梵語，能自翻經……（《佛光大辭典》（七），p.6736）]  [70: （原書p.618，n.19）［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4（大正49，54a15-16）。]  [71: （原書p.618，n.20）［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10（大正49，93c26-27）。［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卷4（大正55，261b12-13）。] 

（四）導師評（p. 608）
《歷代三寶紀》的二部說，當然不足信；傳為宋代的翔公譯，也未必可信。
從《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footnoteRef:72]的譯語來說，雖相當的流暢明白，但譯如是我聞為「聞如是」，文殊師利為「濡首」[footnoteRef:73]，緊那羅為「真陀羅」，無生法忍為「無所從生法樂之忍」等，[footnoteRef:74]有晉代（羅什以前）譯品的特徵，不可能是宋譯。也許因為這樣，《歷代三寶紀》才有嚴佛調譯的臆說[footnoteRef:75]。 [72: 《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大正8，740a1-748c14），2卷，經號234。]  [73:  文殊：（菩薩）Mañjuśrī，文殊師利之略，舊稱文殊師利，滿殊尸利，新稱曼殊室利。新舊有六譯：無量壽經、涅槃經曰妙德，無行經曰妙首，觀察三昧經，大淨法門經曰普首，阿目佉經、普超經曰濡※首，無量門微密經、金剛瓔珞經曰敬首（已上舊譯）；大日經曰妙吉祥。文殊或曼殊，是妙之義；師利或室利，是頭之義，德之義，吉祥之義也。（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上），p.664）
※濡（rú ㄖㄨˊ）：5.滋潤。6.常喻施受恩澤。7.喻恩澤（《漢語大詞典》（六），p.183）]  [74:  參見《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卷1（大正8，740a7），（740b14），（740c5）等。]  [75:  臆說：1.只憑個人想像的說法。2.主觀地毫無根據地敘說。（《漢語大詞典》（六），p.1394）] 

這是東晉，近於羅什時代的「失譯」。在古代，這部經是沒有作為「般若部」的。這是初期的大乘經，思想近於般若，而並非以般若為主題的。[footnoteRef:76]在菩提留支傳說「八部般若」時代，這部經還沒有被編入《大般若經》系統。 [76:  詳參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二章，第一節，第一項〈文殊教典略述〉，p.881-884。] 

（陸）「文殊般若」（pp. 608-609）
六、「文殊般若」：
一、華文譯本三部（p. 608）
本經的華文譯本有三：
1. 梁天監五年（西元524）[footnoteRef:77]，曼陀羅仙（Mandra）譯，名《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footnoteRef:78]，或作《文殊般若波羅蜜經》，二卷。[footnoteRef:79] [77:  按：梁天監五年為西元506年。]  [78: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26a23-732c8），2卷，經號232。]  [79: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6（大正55，537b2-c18）：
沙門曼陀羅仙……武帝天監二年癸未屆于梁都，勅僧伽婆羅令共翻譯，遂出文殊般若等經三部。……沙門僧伽婆羅……天監五年景戌至普通元年庚子，譯文殊般若等經十部……] 

2. 梁僧伽婆羅（Saṃghavarman）譯，名《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footnoteRef:80]，一卷。僧伽婆羅起初參預曼陀羅仙的譯場；在曼陀羅仙去世後，又依據曼陀羅仙的梵本，再為譯出。[footnoteRef:81] [80: 《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32c10-739c28），1卷，經號233。]  [81:  參見［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11（大正49，98b14-c9）。] 

3.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74，575）第七分──〈曼殊室利分〉。
曼陀羅仙本，「初文無十重光，後文有一行三昧」；僧伽婆羅本，「初文有十重光，後文無一行三昧。」[footnoteRef:82]玄奘譯本，與曼陀羅仙本相合。曼陀羅仙的譯本，被編入《大寶積經》第46會。[footnoteRef:83] [82: （原書p.618，n.21）［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11（大正55，583b24-25），（583c1）。]  [83: （1）［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9（大正55，572b14）。
（2）《大寶積經》卷115-116〈46文殊師利說般若會〉（大正11，650b17-657a4），2卷，經號310。] 

二、藏譯本與梵本（p. 608）
這部經，也有藏譯本與梵本。
三、小結（pp. 608-609）
「文殊般若」是以「般若波羅蜜」為主題，成為一部獨立的經典。[footnoteRef:84]但特別重視「眾生界」、「我界」、「如來界」、「佛界」、「法界」、「不思議界」，流露了後期大乘佛法的特色。[footnoteRef:85]不過還在演（609）進過程中，沒有到達「如來藏」（或「如來界」）、「佛性」（佛界）說的階段。 [84:  詳參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二章，第一節，第一項〈文殊教典略述〉，p.885-887。]  [85:  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五章，第一節〈後期大乘經〉，p.161：
《文殊般若經》說到了：眾生界，如來界，佛界，涅槃界；法界，無相（界），般若波羅蜜界，無生無滅界，不思議界，如來界，我界，平等不二。……然界有界藏──礦藏的意義，眾生界與如來界平等，可引發眾生本有如來功德的意思。] 

（柒）「勝天王般若」（pp. 609-612）
七、「勝天王般若」：
一、華文譯本有二部（p. 609）
「天王問般若」，菩提留支所傳的「八部般若」，已經說到。
到了陳天嘉六年（西元565），月婆首那（Upaśūnya）才譯為華文，名《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footnoteRef:86]。這部經的梵本，是于闐沙門求那跋陀（Guṇabhadra），在梁太清二年（西元548），帶到建業來的。[footnoteRef:87]全部十六品，分為七卷。 [86: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687a3-725c21），7卷，16品，經號231。]  [87: （原書p.618，n.22）［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卷5（大正55，274a10-25）。] 

《勝天王般若》與唐玄奘所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第六分相當；唐譯為八卷（566卷起，573卷止），十七品[footnoteRef:88]。[footnoteRef:89] [88: （原書p.618，n.23）《天王問般若》的實際情形，古人不明白，所以異說很多。如吉藏的《金剛般若疏》（大正33，86b28-c1），以為「天王問般若大本不來」，而說「須真天子問般若」等三部，「並出其中」。而在《大品經遊意》（大正33，68a9-12）中，更加《文殊師利問般若》、《思益梵志問般若》，共為五部。]  [89:  按：［陳］月婆首那《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1通達品〉，相當於［唐］玄奘《大般若波羅蜜多經》〈1緣起品〉、〈2通達品〉二品。] 

二、《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由《寶雲經》、《無上依經》與另一部大乘經輯集而成（pp. 609-612）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與兩部經有關，可說是兩部經（與另一部經）的輯集所成，這兩部就是《寶雲經》與《無上依經》。
（一）《寶雲經》（pp. 609-610）
1、先後四譯（p. 609）
《寶雲經》，先後共有四譯：
1.《寶雲經》，七卷，梁天監二年後（西元503-），曼陀羅仙譯。[footnoteRef:90] [90: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6（大正55，537b7-15）。] 

2.《大乘寶雲經》，七卷，梁曼陀羅仙共僧伽婆羅譯。[footnoteRef:91] [91: （原書p.618，n.24） 此依《大正藏》說。然［唐］智昇，《開元釋教錄》以前※1，沒有二人共譯的記錄。自［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以來，卻有《大乘寶雲經》8卷，是［陳］須菩提（Subhūti）所譯，※2但已經佚失。
※1.按：即［梁］僧祐，《出三藏記集》、［隋］法經等，《眾經目錄》、［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唐］明佺等，《大周刊定眾經目錄》等。
※2.參見［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9（大正49，88b26），［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卷5（大正55，274a26-28），［唐］明佺等，《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4（大正55，396b22-24），［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14（大正55，629a26-28）等。] 

3.《寶雨經》，十卷，唐達磨流支（Dharmaruci）譯。[footnoteRef:92] [92: （原書p.618，n.25） 依［唐］明佺等，《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4，作「大周長壽二年（西元693），三藏梵摩於佛授記寺譯」（大正55，396b29-c1）。] 

4.《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二十卷，趙宋施護等譯。[footnoteRef:93] [93: （1）《寶雲經》（大正16，209a1-240c25），7卷，經號658。
（2）《大乘寶雲經》（大正16，421a1-283b7），7卷，7品，經號659。
（3）《佛說寶雨經》（大正16，283b18-328c7），10卷，經號660。
（4）《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大正14，704b1-751b19），20卷，經號489。] 

2、四譯共同的內容（p. 609）
這四部是同本異譯，經中說到：除蓋障菩薩從東方世界來，提出了一百零幾個問題，從「云何菩薩具足於施」，到「云何菩薩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對每一問題，都以「十法」來解答，體裁與《華嚴經》相近。
末了，諸天讚歎供養，敘述伽耶山神長壽（或作「不死」）天女事；最後讚歎結勸受持。
3、四譯中不同的部分（pp. 609-610）
其中不同的是： 
《大乘寶雲經》末，缺少了長壽天女一段，反多了〈寶積品〉。〈寶積品〉的內容，與《古寶積經》（《大寶積經》的〈普明菩薩會（610）〉）相同，這是將《古寶積經》為品，而附在這部經的末後。[footnoteRef:94] [94:  詳參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四章，第二節，第一項〈不著空見，兼通聲聞的寶積〉，p.1164-1165。] 

《寶雨經》在佛從頂上放光後，插入月光天子事。佛預記說：「汝於此贍部洲東北方摩訶支那國，位居阿鞞跋致。實是菩薩，故現女身，為自在主（王），經於多歲，正法治化。」[footnoteRef:95]譯經者是武則天皇帝大周長壽二年；女王授記，本來是南印度，[footnoteRef:96]譯者適逢女主稱帝，也就編在《寶雨經》裏，從南印度轉化為東北的大中國了。 [95: （原書p.618，n.26）［唐］達摩流支譯，《寶雨經》卷1（大正16，284b20-22）。]  [96: （原書p.618，n.27） 佛為淨光天女授記，未來在南天竺作女王事，出《大方等大雲經》（又名《無想經》）卷6（大正12，1107a6-b11）。] 

（二）《無上依經》（p. 610）
1、全經分七品（p. 610）
再說《無上依經》，二卷，是梁真諦紹泰三年（西元557）譯出的，全經分七品：〈校量功德品〉、〈如來界品〉、〈菩提品〉、〈如來功德品〉、〈如來事品〉、〈讚歎品〉、〈囑累品〉。[footnoteRef:97] [97: ［梁］真諦譯，《佛說無上依經》（大正16，468a3-477c15），2卷，經號669。] 

2、與如來藏說相關之說明（p. 610）
（1）〈1校量功德品〉（p. 610）
〈校量功德品第一〉[footnoteRef:98]，本來是一部獨立的經典，與失譯的《未曾有經》[footnoteRef:99]，玄奘譯的《甚希有經》[footnoteRef:100]，為同本異譯；內容為稱讚供養佛舍利，造塔的功德。佛的舍利，也稱為「佛馱都」、「如來馱都」。馱都（dhātu），譯為界，所以佛舍利是被稱為「佛界」或「如來界」的。[footnoteRef:101]也就因為這樣，從佛舍利的「如來界」，說到與「如來藏」同意義的「如來界」。[footnoteRef:102]  [98: ［梁］真諦譯，《佛說無上依經》卷1〈1 校量功德品〉（大正16，468a9-469b1）。]  [99: 《佛說未曾有經》（大正16，781a7-782a3），1卷，經號688。]  [100: ［唐］玄奘譯，《甚希有經》（大正16，783a23-b11）：
假使若有諸善男子或善女人，能造百千俱胝層閣，高廣嚴麗皆如帝釋妙寶層臺，奉施四方大德僧眾。復有諸善男子或善女人，於諸如來般涅槃後起窣堵波，其量下如阿摩洛果，以佛駄都如芥子許安置其中，樹以表剎量如大針，上安相輪如小棗葉，或造佛像下如穬※麥。以前福聚比此福聚。於百分中不及其一。於千分中亦不及一。於百千分數分算分計分喻分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造佛形像及窣堵波，所獲福聚不可思議不可比喻。
※穬＝[麩-夫+廣]【宋】【元】【明】【宮】。（大正16，783d，n.7）]  [101: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二章，第二節〈佛陀遺體的崇敬〉p.50：
在佛法中，如六界、十八界等，是有特性的不同質素，所以「界」有質素、因素、自性、類性的意義。如來舍利也稱為如來馱都──「如來界」，起初應該是如來遺體所有的分分質素。如來舍利與如來馱都，一般是看作同樣意義的。]  [102:  印順法師，《如來藏之研究》，第三章，第二節〈初期大乘的心性本淨說〉，p.85：
《般若經》是實踐的平等法門，說一切法本空，一切法本淨，而不是特重於心性本淨的。所以說清淨，我與法，色與心，凡與聖，道與果，沒有一法不是畢竟清淨的。這是般若正觀的平等法門，是實踐的，向上的。如來藏自性清淨，指出眾生本有如來性，為成佛淨因；或以如來藏為依止，建立凡聖、染淨一切法。這是重於心（或我）的，說明的，從上向下的（或稱之為「卻來門」）。所以《般若經》的心性本淨說，可能引發如來藏說，卻不是如來藏說。] 

（2）〈2如來界品〉至〈5如來事品〉（p. 610）
《無上依經》的〈如來界品〉，說如來界（在眾生位），也名「眾生界」的體性。[footnoteRef:103]〈菩提品〉說明依如來界，修行而得菩提。[footnoteRef:104]說佛果的種種功德；[footnoteRef:105]依佛功德而起種種的業用。[footnoteRef:106]從〈如來界品〉到〈如來事（業）品〉，對如來藏說作了系統的有條理的敘述。 [103: （1）［梁］真諦譯，《佛說無上依經》卷1〈2 如來界品〉（大正16，469c17-19）：
是如來界無量無邊，諸煩惱㲉之所隱蔽，隨生死流漂沒六道無始輪轉，我說名眾生界。
（2）［梁］真諦譯，《佛說無上依經》卷1〈2 如來界品〉（大正16，470b14-19）：
是眾生界是諸聖性，無修無不修，無行無不行，無心無心法，無業無果報，無苦無樂得入是處，是性平等，是性無異相，是性遠離，是性隨從，是性廣大，是性無我所，是性無高下，是性真實，是性無盡，是性常住，是性明淨。]  [104: ［梁］真諦譯，《佛說無上依經》卷1〈3菩提品〉（大正16，470c13-473c11）。]  [105: ［梁］真諦譯，《佛說無上依經》卷1〈4如來功德品〉（大正16，473c17-475c28）。]  [106: ［梁］真諦譯，《佛說無上依經》卷1〈5如來事品〉（大正16，475c29-476c7）。] 

（三）《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與《寶雲經》及《無上依經》之內容比對（pp. 610-612）
1、前四品內容與《寶雲經》相合（pp. 610-611）
依《寶雲經》及《無上依經》，來比對《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十六品），內容的相同，是這樣的。
1.《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通達品〉：先序說東方離障菩薩（即除蓋障菩薩）等十（611）方菩薩來集，次答依般若而修的十波羅蜜。
2.〈顯相品〉：從「如地」到「能作法師，善巧說法」。
3.〈法界品〉：先答「通達法界」、「遠離眾相」，到「知邪正路」。 在「遠離眾相」下，《勝天王般若》多了一段「時眾得益」。
4.〈念處品〉：從「心正不亂」，到「如來威神之力」。[footnoteRef:107] [107: ［陳］月婆首那譯《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1〈1 通達品〉（大正8，687a6）- 卷2〈4 念處品〉（大正8，700b26）。] 

上來四品，與《寶雲經》相合。[footnoteRef:108] [108: （原書p.618，n.28）從［梁］曼陀羅仙譯，《寶雲經》卷1到卷6中（大正16，235c8）止。] 

2、第五品前段與《無上依經》相合；後段與《寶雲經》相合（p. 611）
5.〈法性品〉：
從品初到「行般若波羅蜜，通達如是甚深法性。」[footnoteRef:109]與《無上依經》的〈如來界品〉相合，如說：[footnoteRef:110] [109: （原書p.618，n.29）［陳］月婆首那譯，《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3〈5 法性品〉（大正8，700c5-702c16）。]  [110: （原書p.619，n.30）［陳］月婆首那譯，《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3〈5 法性品〉（大正8，700c15-20）。［梁］真諦譯，《佛說無上依經》卷1〈2 如來界品〉（大正16，469b9-16）。] 

「在諸眾生陰界入中，無始相續所不能染法性體淨。一切心識不能緣起，諸餘覺觀不能分別，邪念思惟亦不能緣。法離邪念，無明不起，是故不從十二緣生，名為無相；則非作法，無生無滅，無邊無盡，自相常住。」
「一切眾生，有陰界入，勝相種類，內外所現，無始時節相續流來，法爾所得至明妙善。此處，若心意識不能緣起，覺觀分別不能緣起，不正思惟不能緣起。若與不正思惟相離，是法不起無明；若不起無明，是法非十二有分起緣；若非十二有分起緣，是法無相。若無相者，是法非所作，無生無滅，無減無盡，是常是恆是寂是住」。
〈法性品〉後段，從「通達世諦」，到「修如是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footnoteRef:111]，又是《寶雲經》中的解答問題。[footnoteRef:112]接著，諸天讚歎供養，到讚歎受持──〈法性品〉終了，也都與《寶雲經》相合。[footnoteRef:113] [111: （原書p.619，n.31）［陳］月婆首那譯，《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3〈5 法性品〉（大正8，702c16-705b30）。]  [112: ［梁］曼陀羅仙譯，《寶雲經》卷6（大正16，235c9）- 卷7（大正16，239c2）。]  [113: ［陳］月婆首那譯，《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3〈5 法性品〉（大正8，705b30-706b5）。［梁］曼陀羅仙譯，《寶雲經》卷7（大正16，239c2-240a4）。] 

3、第六品〜第十三品與另一部大乘經有關（pp. 611-612）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6.〈平等品〉，7.〈現相品〉，8.〈無所得品〉，9.〈證勸品（612）〉，10.〈述德品〉，11.〈現化品〉，12.〈陀羅尼品〉，13.〈勸誡品〉──八品，是輯集另一部大乘經。文中提到了舍利弗、須真胝天子、善思惟童子、文殊師利等，在現存的華譯大乘經中，應該是可以比對出來的。[footnoteRef:114] [114:  待考。] 

4、第十四品〜第十六品與《無上依經》相合（p. 612）
14.〈二行品〉：這又是《無上依經》。《無上依經》〈菩提品〉十義，與〈二行品〉的「五者作事，六者相攝，七者行處，八者常住，九者不共，十者不可思惟」部分，[footnoteRef:115]及〈如來功德品〉的大部分相當（八十種好止）。[footnoteRef:116] [115: （1）［梁］真諦譯，《佛說無上依經》卷1〈3 菩提品〉（大正16，470c16-19）：
是無上菩提與十種分相應，汝當知！何等為十？一者自性，二者因緣，三者惑障，四者至果，五者作事，六者相攝，七者行處，八者常住，九者不共，十者不可思惟。
（2）［陳］月婆首那譯，《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7〈14 二行品〉（大正8，722b14-26）。]  [116: （1）［梁］真諦譯，《佛說無上依經》卷2〈4 如來功德品〉（大正16，473c18-475b10）。
（2）［陳］月婆首那譯，《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7〈14 二行品〉（大正8，722b22-723c9）。] 

15.〈讚歎品〉：讚歎的偈頌，與《無上依經》的〈讚歎品〉相合。[footnoteRef:117] [117: （1）［梁］真諦譯，《佛說無上依經》卷2〈6 讚歎品〉（大正16，476c13-477b17）。
（2）［陳］月婆首那譯，《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7〈15 讚歎品〉（大正8，723c18-724c1）。] 

16.〈付囑品〉：「受持此修多羅有十種法」，與《無上依經》的〈囑累品〉相合。[footnoteRef:118] [118: （1）［梁］真諦譯，《佛說無上依經》卷2〈7 囑累品〉（大正16，477b23-28）：
有十種法受持此經。何等為十？一者書寫、二者供養、三者傳流、四者諦聽、五者自讀、六者憶持、七者廣說、八者自誦、九者思惟、十者修行。阿難！此十種法能持此經，真功德聚無量無盡。
（2）［陳］月婆首那譯，《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7〈16 付囑品〉（大正8，725a8-12）。] 

5、小結：《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屬於後期大乘（p. 612）
從上來的比對，《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是纂集了《寶雲經》、《無上依經》，及另一部大乘經而成的。屬於後期大乘，明白可見！[footnoteRef:119] [119:  按：參附錄一《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與《寶雲經》及《無上依經》對照表。] 

（捌）「理趣般若」（pp. 612-613）
八、「理趣般若」：
與「般若理趣」有關的經典，有好幾部，古人或說是同本，或說是別本。[footnoteRef:120] [120: （原書p.619，n.32） 梶芳光運，《原始般若經之研究》，pp.175-179。] 

一、三類「理趣般若」（pp. 612-613）
其實，可以分為三類：
（一）第一類（p. 612）
第一類是：
1.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78）〈第十般若理趣分〉。[footnoteRef:121] [121: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78（大正7，986a28-991b8）。] 

2. 唐菩提流志（Bodhiruci）於長壽二年（西元693）譯，名《實相般若波羅蜜經》，一卷。[footnoteRef:122] [122: （1）［唐］明佺等，《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2（大正55，382b14-16）。
（2）［唐］菩提流志譯，《實相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76a4-778b15），1卷，經號240。] 

3. 唐不空（西元763-771）譯，名《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三卷；[footnoteRef:123]《貞元錄》作《般若理趣釋》。[footnoteRef:124] [123: ［唐］不空譯，《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麼耶經》（大正8，784a9-786b15），1卷，經號243。
※現存大正藏為1卷本。]  [124: （1）（原書p.619，n.33）［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錄》卷15（大正55，880a21）。
按：《貞元新定釋教錄》此處記載為1卷本，並附有小字「經題云《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釋》」。疑為本經的釋論──《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釋》，2卷，經號1003（密教部）。
（2）亦參［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錄》卷15（大正55，879a29-b2）：
金剛頂瑜伽般若理趣經一卷(經題云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摩地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品)。] 

這三部大同，惟玄奘譯，末後多神咒三種；[footnoteRef:125]而菩提流志與不空所譯的，在每段都附有「字義」。 [125: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78（大正7，990c12-991b6）。] 

（二）第二類（pp. 612-613）
第二類是：
4. 唐金剛智（Vajrabodhi）譯，名《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一卷。[footnoteRef:126] [126: ［唐］金剛智譯，《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大正8，778b19-781c8），1卷，經號241。] 

5. 趙宋施護（西元982-）譯，名《遍照般若波羅蜜經》一卷。[footnoteRef:127] [127: ［趙宋］施護譯，《佛說遍照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81c11-784a6），1卷，經號242。] 

（613）這二部，大體與《大般若經》的〈理趣分〉相同，但後段又多說了「二十五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秘密法門」[footnoteRef:128]，也就是二十五種真言。[footnoteRef:129] [128: ［唐］金剛智譯，《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大正8，781a13-b18）；［趙宋］施護譯，《佛說遍照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83b12-c21）。]  [129:  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第十七章，第一節〈秘密思想之濫觴〉，pp.307-308：
《般若》、《華嚴》之字門陀羅尼，亦予秘密法以有力之根據。《般若經》本無咒，雖說「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是一切咒王」，實以喻讚般若之特尊。後人集出「學觀品」要成《般若心經》，則加以「即說咒曰」云云。……《理趣經》本無咒，唐譯則有。] 

（三）第三類（p. 613）
第三類是：
6. 趙宋法賢（西元-1001）譯《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七卷，二十五分。[footnoteRef:130] [130: ［趙宋］法賢譯，《佛說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大正8，786b18-802a5），7卷，經號244。] 

從初分到十四分初：「圓證此大樂金剛不空三昧根本一切如來般若波羅蜜多法門」止[footnoteRef:131]，大體與唐譯〈理趣分〉相合，不過在每一分段，加入了〈入曼陀羅法儀〉。從此以下，都是金剛手宣說的種種修持法儀。[footnoteRef:132] [131: （原書p.619，n.34）［趙宋］法賢譯，《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卷3〈14 金剛手菩薩最上祕密大曼拏羅儀軌分〉（大正8，797c25）。]  [132:  三類理趣般若：
] 

二、小結：「理趣般若」走向秘密乘的過程（p. 613）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中的〈般若理趣分〉，是屬於「秘密大乘」的。如說：「大樂金剛不空神咒」；「謂大貪等最勝成就，令大菩薩大樂最勝成就；大樂最勝成就，令大菩薩一切如來大覺最勝成就。」[footnoteRef:133]這不是明顯的，從大貪得大樂，從大樂而成佛嗎？應用《般若經》義，而建立大樂為根本的秘密乘。依此而作實際修持，經第二類，到達第三類的「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法門。 [133: （原書p.619，n.35）［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78（大正7，990b24-28）。] 

（玖）六分波羅蜜多（pp. 613-614）
九、六分波羅蜜多：
一、華文譯本：唐譯十一到十六分（p. 613）
玄奘所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從十一到十六分，名〈布施波羅蜜多分〉、〈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分〉。
六波羅蜜多，分別的集成六部。〈布施分〉5卷，〈淨戒分〉5卷，〈安忍分〉1卷，〈精進分〉1卷，〈靜慮分〉2卷，〈般若分〉8卷：六部共22卷（579卷起，600卷止）。
二、藏譯本與梵本（p. 613）
六分中的〈般若波羅蜜多分〉，有藏文譯本，也有梵文本。[footnoteRef:134] [134: （原書p.619，n.36） 梶芳光運，《原始般若經之研究》，pp.182-183。] 

三、小結（pp. 613-614）
這部〈般若波羅蜜多分〉，在印度曾受到重視。如唐波羅頗迦羅（Prabhākaramitra），在貞觀六年（西元632）譯出的《般若燈論》，是清辯（（614）Bhāvaviveka）所著的《中觀》釋論。[footnoteRef:135]在這部論中，每品末都引經以證明論義，幾乎每品都引佛為極勇猛菩薩說，就是出於這部〈般若波羅蜜多分〉的。[footnoteRef:136] [135:  龍樹偈，清辯釋論，［唐］波羅頗迦羅譯，《般若燈論釋》（大正30，50c3-136a1），15卷，經號1566。]  [136:  按：《般若燈論》27品，其中14品末引佛為極勇猛菩薩說之內容為經證。極勇猛菩薩於〈般若波羅蜜分〉中譯為善勇猛菩薩。] 

（拾）「般若心經」（pp. 614-615）
十、「般若心經」：
一、現存華文譯本有七種（p. 614）
在《般若經》中，這是民間傳誦最盛的短篇。譯為華文的也最多，現在存有七種。
1.《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推定為姚秦鳩摩羅什（西元401-）譯。
2.《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玄奘於貞觀二三年（西元644）譯。[footnoteRef:137] [137: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8（大正55，555c3-5）。] 

3.《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開元二六年（西元738），法月（Dharmacandra）譯。[footnoteRef:138] [138: ［唐］圓照，《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卷1（大正55，748c3-7）。] 

4.《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貞元六年（西元790），般若（Prajñā）等譯。
5.《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大中一三年（西元859），智慧輪（Prajñācakra）譯。
6.《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大中年間（西元847-859）法成譯，這是近代從燉煌石室
所發見的。
7.《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宋太宗時（西元982-）施護譯。
二、藏譯本與梵本（p. 614）
此外，也有藏文譯本與梵本；中國並傳有玄奘直譯梵音的《般若心經》。
三、結義（pp. 614-615）
（一）七種華文譯本之比對（p. 614）
華文的不同譯本，主體都是相近的。
羅什與玄奘的譯本，沒有序與流通，但西元八世紀以下的譯本，都具備了序、正、流通──三分。
般若、智慧輪、法成、施護譯本，序與流通都相同；惟有法月譯本的序分，多了觀自在菩薩請說一節。
（二）「般若心經」的特色（pp. 614-615）
古人以為這部經「出大品經」[footnoteRef:139]。其實，這部經以「中品般若」的經文為核心，而附合於世俗信仰的。「舍利弗！……無智亦無得」，出於「（615）大品本」的〈習應品〉[footnoteRef:140]。「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咒，無上明咒，無等等明咒」，出於「大品本」的〈勸持品〉[footnoteRef:141]。 [139: （1）（原書p.619，n.37） ［隋］法經等，《眾經目錄》卷2（大正55，123b22-25）。
（2）按：古「大品經」為今「中品本」。]  [140: （1）（原書p.619，n.38）《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223a）。
（2）［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3習應品〉（大正8，223a13-20）： 
舍利弗！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如是。舍利弗！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空法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亦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亦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亦無智亦無得。]  [141: （1）（原書p.619，n.39）《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9（大正8，286b）。
（2）［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9〈34 勸持品〉（大正8，286b1-c7）：
受持般若波羅蜜乃至正憶念故，一切所修集善法當具足滿，增益諸天眾、減損阿修羅。諸天子受持般若波羅蜜乃至正憶念故，佛種不斷，法種、僧種不斷。佛種、法種、僧種不斷故，便有檀那波羅蜜、尸羅波羅蜜……般若波羅蜜皆現於世。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菩薩道皆現於世。……聞是般若波羅蜜經耳，是功德故，漸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般若波羅蜜攝一切善法，若聲聞法、若辟支佛法、若菩薩法、若佛法。……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呪、無上明呪、無等等明呪……過去諸佛因是明呪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未來世諸佛、今現在十方諸佛，亦因是明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3）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第十七章，第一節〈秘密思想之濫觴〉，p.308：
初期大乘經中，助佛揚化及受化者，多為人身菩薩，猶以入世利生，深智悟真為本。此期之經典，密咒之成分漸多，然多用以護持佛法，未視為成佛之道。且此項密咒，亦多後代增附之。如《般若經》本無咒，雖說「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是一切咒王」，實以喻讚般若之特尊。後人集出〈學觀品〉要成《般若心經》，則加以「即說咒曰」云云。] 

以「中品般若」經文為核心，標「觀世音菩薩」，說「度一切苦厄」、「能除一切苦」，以貫通觀音菩薩救濟苦難的信仰。「大明咒」等，《般若經》是讚歎般若力用的，現在就「即說咒曰」。
這是在「中品般若」成立以後，適應世俗，轉化般若而與世俗神秘仰信合流的經典。
（拾壹）其他部類（pp. 615-616）
十一、其他部類：
被編入「般若部」的，還有幾種：
1.《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二卷，西元五世紀初，流傳於中國。傳說為羅什所譯，是可疑的。[footnoteRef:142]唐永泰元年（西元765），不空（Amoghavajra）譯出《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卷，[footnoteRef:143]文義相近，只是多了護國消災的陀羅尼咒。[footnoteRef:144] [142: （原書p.619，n.40）［隋］法經等，《眾經目錄》卷2（大正55，126b8-10）。]  [143: ［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15（大正55，884a9-b2）。]  [144: （原書p.619，n.41）［唐］不空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下（大正8，843c15-844a9）。] 

2.《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短篇，宋施護（西元982-）譯。
前分是「中品般若」，佛告舍利弗（Śāriputra），菩薩「應當修習般若波羅蜜」的一部分。
後分「應當斷除十種疑惑」，[footnoteRef:145]是瑜伽學者對般若法門的扼要解說。 [145: （原書p.619，n.42）［宋］施護譯，《佛說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8，845b27-c15）。] 

3.《五十頌聖般若波羅蜜經》，短篇，宋施護（西元982-）譯，略攝「中品般若」〈般
若廣說三乘〉法門的大義。[footnoteRef:146] [146: ［宋］施護譯，《佛說五十頌聖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845c20-846b13）。] 

4.《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五卷，[footnoteRef:147]惟淨（西元1009-1021）譯。 [147:  按：《大正藏》作4卷本，經號260。] 

經上說「（616）三性」：「色無性、假性、實性，受想行識無性、假性、實性。」[footnoteRef:148]又《經》卷1（大正8，855b18-27）說： [148: （原書p.619，n.43）［宋］惟淨等譯，《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大正8，854c11-12）。] 

「若有人言：如佛所說，色（等）無自性，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作是說者，彼於一切法即無和合，亦無樂欲。隨其言說，作是知解，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依這部經說，如照著佛說的話，以為色等無自性，不生不滅，那就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一定要說：色等法是有的，才能「於彼色中有斷有知」，「於大樂行而能隨轉」[footnoteRef:149]。這不但隨順有宗的見解[footnoteRef:150]，而更是引入秘密乘的「大樂行」。[footnoteRef:151] [149: （原書p.619，n.44） ［宋］惟淨等譯，《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大正8，855c7-12）。]  [150: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六節〈般若法義略論〉，pp.733-734：
……雖有三世的差別，而法體實在是沒有別異的。……確乎是「真如」那樣的，無來無去，無增無減，卻不是「真如」那樣的常住。依薩婆多部，有自體而存在於時間中的，只能稱為「恆」，不能說是常住的。《般若經》所說的生滅，與薩婆多部相合。]  [151:  印順法師，《華雨集》（四），四〈淫欲為道〉，pp.212-213：
無著、世親的時代，「以欲離欲」的法門已開始流行，這就是無上瑜伽男女和合的密法。……唐不空在西元746年來華，譯出《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廣本」中一再說到：「蓮華、金剛杵相合，此說即為最上樂」等。不空是知道的，所以在《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理趣釋》（卷下）中說：「想十六大菩薩，以自金剛[男根]與彼蓮華[女根]，二體和合，成為定慧；是故瑜伽廣品中，密意說二根交會，五塵成大佛事」。不空不說男女的實體和合，而說觀想男女和合，修成定慧相應。說「二根交會」是「密意說」，與無著說部分相同。其實，不空的時代，印度的無上瑜伽，男女和合的即身成佛法門，已相當興盛了。] 

5.宋天息災（西元982-）譯的《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
6.天息災譯的《觀想佛母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經》；
7.施護譯的《帝釋般若波羅蜜多經》。
這三部都是短篇，都含有秘密真言。那個時代，印度佛教都受到「秘密大乘」的影響了。
參、總結（p. 616）
上面所敘述的十一大類中，代表初期大乘法的，是「下品」、「中品」、「上品」，及「能斷金剛分」。本論將依此初期大乘的《般若經》，來論究初期大乘法門的主流。


【附錄一】《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與《寶雲經》及《無上依經》對照表：
	《勝天王般若》16品（大正8）
	《寶雲經》7卷與《無上依經》7品（大正16）

	1. 通達品
	687a6-690c25
	《寶雲經》卷1-2
	209a6-219c10

	2. 顯相品
	690c26-693c16
	《寶雲經》卷2-3
	219c10-225b9

	3. 法界品
	693c22-697b14
	《寶雲經》卷3-4
	225b9-230a1

	4. 念處品
	697b15-700b26
	《寶雲經》卷4-6
	230a2-235c8

	5. 法性品
	700c5-702c16
	《無上依經》〈2如來界品〉
	469b3-470b21

	
	702c16-706b5
	《寶雲經》卷7
	235c9-240a4

	6. 平等品
	706b10-708b0
	待考

	7. 現相品
	708b4-711b7
	

	8. 無所得品
	711b15-714b4
	

	9. 證勸品
	714b5-716b25
	

	10. 述德品
	716c5-718b5
	

	11. 現化品
	718b6-719b28
	

	12. 陀羅尼品
	719b29-721a5
	

	13. 勸誡品
	721a12-722a29
	

	14. 二行品
	722b14-26
	《無上依經》〈3菩提品〉
	470c16-19

	
	722b22-723c9
	《無上依經》〈4如來功德品〉
	473c18-475b10

	15. 讚歎品
	723c18-724c1
	《無上依經》〈6讚歎品〉
	476c13-477b17

	16. 付囑品
	725a8-12
	《無上依經》〈7囑累品〉
	477b23-28






【附錄二】現存的般若部類

	部類
	經名
	導師評

	下品般若
	第
一
類
	《道行般若經》［漢譯本］
	初期大乘佛教時期的《般若經》

	
	
	《大明度經》［吳譯本］
	

	
	
	《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殘本）［晉譯本］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秦譯本］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唐譯五分本］
	

	
	第
二
類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唐譯四分本］
	

	
	
	《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宋譯本］
	

	
	
	A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八千頌般若）
	

	
	
	Ḥphags-pa Śes-rab-kyi pha rol-tu phyin-pa khri-pa zhes-bya-ba theg-pa chen-poḥi mdo
	

	
	
	Ḥphags-pa Śes-rab-kyi pha rol-tu phyin-pa brgyad-stoṅ-pa zhes-bya-ba theg-pa chen-poḥi mdo
	

	中
品
般
若
	《光讚經》（殘本）［光讚本］
	

	
	《放光般若經》［放光本］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品本］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唐譯三分本］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唐譯二分本］
	

	
	Ḥphags-pa Śes-rab-kyi-pha-rol-tu-phyin-pa khri-brgyad-stoṅ-pa shes-bya-ba theg-pa chen-poḥi mdo
	

	
	Śes-rab-kyi-pha-rol-tu-phyin-pa stoṅ-phrag-ñi-śu-lṅa-pa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aprajñāpāramitā（二萬五千頌般若）
	

	上品
般若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唐譯初分本］
	

	
	Śes-rab-kyi-pha-rol-tu-phyin-pa stoṅ-phrag-brgya-pa
	

	
	Śa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十萬頌般若）
	

	金
剛
般
若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羅什譯）
	初期大乘佛教時期的《般若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菩提流支譯）
	瑜伽系所傳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真諦譯）
	

	
	《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達磨笈多譯）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九能斷金剛分〉（玄奘譯）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義淨譯）
	

	
	西藏譯本德格版
	與菩提留支及真諦的譯本相合。

	
	西藏譯本北京版
	與達摩笈多及玄奘譯本相近。

	那伽室利般若
	《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失譯）
	初期大乘經，但非般若系統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八那伽室利分〉（玄奘譯）
	

	文殊
般若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曼陀羅仙譯）
	流露了後期大乘佛法的特色。但，還在演進過程中。

	
	《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僧伽婆羅譯）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七曼殊室利分〉（玄奘譯）
	

	勝天王般若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月婆首那譯）
	《寶雲經》、《無上依經》與另一部經輯集所成，屬後期大乘。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六分〉（玄奘譯）
	

	理
趣
般
若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十般若理趣分〉（玄奘譯）
	屬於「秘密大乘」。

	
	《實相般若波羅蜜經》（菩提流支譯）
	

	
	《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不空譯）
	

	
	《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金剛智譯）
	

	
	《遍照般若波羅蜜經》（施護譯）
	

	
	《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法賢譯）
	

	六分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十一到十六分：〈布施波羅蜜多分〉、〈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分〉
	從般若法門的立場，將六波羅蜜多分別的集出來。

	般
若
心
經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羅什譯）
	在「中品般若」成立以後，以「中品般若」的經文為核心，適應世俗，轉化般若而與世俗神秘仰信合流的經典。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玄奘譯）
	

	
	《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法月譯）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般若等譯）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智慧輪譯）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法成譯）
	

	
	《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施護譯）
	

	其
他
部
類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不空譯）
	

	
	《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施護譯）
	前分是「中品般若」，後分是瑜伽學者對般若法門的扼要解說。

	
	《五十頌聖般若波羅蜜經》（施護譯）
	略攝「中品般若」〈般若廣說三乘〉法門的大義。

	
	《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惟淨譯）
	隨順有宗的見解，更引入秘密乘的「大樂行」。

	
	《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天息災譯）
	短篇，含有秘密真言，受到「秘密大乘」的影響。

	
	《觀想佛母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經》（天息災譯）
	

	
	《帝釋般若波羅蜜多經》（施護譯）
	





【附錄三】初期大乘佛教時期的《般若經》
	部類
	譯者
	經名
	本書簡稱
	卷數品數／頌數

	下品般若
	第
一
類
	支婁迦讖
	《道行般若經》
	漢譯本
	10卷30品

	
	
	支謙
	《大明度經》
	吳譯本
	6卷30品

	
	
	竺法護
	《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殘本）
	晉譯本
	5卷13品

	
	
	鳩摩羅什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秦譯本
	10卷29品

	
	
	玄奘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
	唐譯五分本
	10卷24品

	
	第
二
類
	玄奘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
	唐譯四分本
	18卷29品

	
	
	施護
	《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
	宋譯本
	25卷32品

	
	
	［尼泊爾］
	A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梵文本
	八千一百九十頌

	
	
	勝友
	Ḥphags-pa Śes-rab-kyi pha rol-tu phyin-pa khri-pa zhes-bya-ba theg-pa chen-poḥi mdo
	藏文本
	壹萬頌

	
	
	釋迦軍等
	Ḥphags-pa Śes-rab-kyi pha rol-tu phyin-pa brgyad-stoṅ-pa zhes-bya-ba theg-pa chen-poḥi mdo
	藏文本
	八千頌

	中
品
般
若
	竺法護
	《光讚經》（殘本）
	光讚本
	10卷27品

	
	無羅叉
	《放光般若經》
	放光本
	20卷90品

	
	鳩摩羅什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大品本
	30卷90品

	
	玄奘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
	唐譯三分本
	59卷31品

	
	玄奘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
	唐譯二分本
	78卷85品

	
	
	Ḥphags-pa Śes-rab-kyi-pha-rol-tu-phyin-pa khri-brgyad-stoṅ-pa shes-bya-ba theg-pa chen-poḥi mdo
	藏文本
	［同唐譯三分本］

	
	
	Śes-rab-kyi-pha-rol-tu-phyin-pa stoṅ-phrag-ñi-śu-lṅa-pa
	藏文本
	［同唐譯二分本］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aprajñāpāramitā
	梵文本
	二萬五千頌［與唐譯二分本相當］

	上
品
般
若
	玄奘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
	唐譯初分本
	400卷80品

	
	
	Śes-rab-kyi-pha-rol-tu-phyin-pa stoṅ-phrag-brgya-pa
	藏文本
	十萬頌般若

	
	
	Śa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梵文本
	十萬頌般若

	金剛
般若
	鳩摩羅什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卷不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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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二節、原始般若 
第一項、原始般若的論定
（pp.620-627）

壹、略述論定的準則（p. 620）
從上節的敘述中，可見古傳的二部──「小品」與「大品」，三部──「上品」、「中品」、「下品」，與玄奘所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前五分相當，占全經的百分之九四，實為《般若經》的主要部分。
《大般若經》的前五分（也就是古傳的三部或二部），從十萬頌到四千頌，文字的廣略，距離是相當遠的，然在內容上，彼此卻有一部分是共同的。
共同的一致部分，在論究《般若經》的集出過程，推定《般若經》的原始部分，都是值得重視的！
貳、「放光本」（「中品」）及「漢譯本」（「下品」）之比對（pp. 620-623）
二部、三部、五分間，到底那些是存有共同部分？現在依「中品般若」的「放光本」，「下品般若」的「漢譯本」，對比如下：
　　　 「放光本」　　　　　　　「漢譯本」[footnoteRef:152] [152:  表框加粗表示另一方無對應內容。] 


	 (
「前分」
)〈放光品〉第1
   　
〈舌相品〉第8


（621）〈行品〉第9 
　　　　　 　
　　 　 〈僧那僧涅品〉第18　　　
	〈問摩訶衍品〉第19
〈陀鄰尼品〉第20
〈治地品〉第21


 (
〈道行品〉第
1
) (
「中分」
)
　　   〈問出衍品〉第22　　　
　　　　　　　　　　　　　　 
　　　  〈問觀品〉第27 
　　　  〈無住品〉第28 ───────〈難問品〉第2
　　　　　
　　　  〈無盡品〉第68 ───────〈不可盡品〉第26
	　　　 〈隨品〉 第27

	〈六度相攝品〉第69
   　
〈諸法妙化品〉第87


 (
「後分」
)　　 　 〈薩陀波倫品〉第88 ───────〈薩陀波倫菩薩品〉第28
　　　　　
　　　  〈囑累品〉第90 ──────────〈囑累品〉第30


（壹）共同處（p. 622）
（622）依「中品般若」的「放光本」說，全經可分為三部分：「前分」、「中分」、「後分」。「中（間部）分」，從〈行品〉第九，到〈無盡品〉第六八，共60品，占全經的三分之二。這部分，與「漢譯本」的前二六品相當（廣與略不同），僅在論到「大乘」時，「中品般若」多了〈問摩訶衍品〉、〈陀鄰尼品〉、〈治地品〉──三品。這一部分，是「中品般若」與「下品般若」可以對同的部分。
（貳）相異處（p. 622）
「前分」，從〈放光品〉第一，到〈舌相品〉第八，共八品，是「下品般若」所沒有的。
「中品般若」的後分，從〈六度相攝品〉第六九，到〈諸法妙化品〉第八七，共19品，是「後分」的主要部分，也是「下品般若」所沒有的。
反之，「下品般若」有〈隨品〉第二七，「中品般若」也沒有。
（參）別述末後三品非「般若法門」主體（pp. 622-623）
「中品般若」末後的三品，是舉薩陀波倫（Sadāprarudita）求學（623）般若的故事，為勸發求學般若的範例。勸學與末後囑累流通部分，與「漢譯本」的後三品相合，但不是「般若法門」的主體部分。[footnoteRef:153] [153: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100〈90 囑累品〉（大正25，754b27-c3）：
先見〈阿閦佛品〉中囑累（66品），今復囑累（90品），有何等異？答曰：菩薩道有二種：一者、般若波羅蜜道，二者、方便道。先囑累者，為說般若波羅蜜體竟；今以說令眾生得是般若方便竟，囑累。以是故，見阿閦佛（66品）後，說〈漚和拘捨羅（方便）品（68品）〉。] 

（肆）小結（p. 623）
在這兩類經本的比對中，二本所共同的，可作為《般若經》基本部分的，是「中（間部）分」。
參、「上品」、「中品」、「下品」之關係（pp. 623-626）
《般若經》有「上品」、「中品」、「下品」。依唐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中品」又有二本，「下品」也分二本，到底彼此關係是怎樣的呢？
（壹）三者之關係（p. 623）
一、適應根機（p. 623）
《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論釋》[footnoteRef:154]卷1（大正25，902b10-17）說： [154:  陳那造論，三寶尊菩薩釋，宋施護譯。] 

「今此但說八千頌者，為彼聽者最勝意樂所宜聞故，是故頌略。……非般若波羅蜜多法中義有差別，但為軟[footnoteRef:155]中上品所有根性，隨欲攝受，是故世尊由此因故，少略說此（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 [155:  軟：質量差；不高明。（《漢語大詞典》（九），p.1226）] 

《般若經》的「上品」、「中品」與「下品」，偈頌的增多或減少，都是世尊為了適應聽眾的根性。這樣，「上品」、「中品」、「下品」，《大般若經》的前五分，都是佛應機所作不同的宣說。
二、說了又說（p. 623）
[bookmark: OLE_LINK1]在中國，如圓測的《大般若經》第二分序說：「疑繁而誨[footnoteRef:156]自廣，悟初而訪[footnoteRef:157]逾篤[footnoteRef:158]。所以重指[footnoteRef:159]鷲阿，再扣[footnoteRef:160]龍象」[footnoteRef:161]。第四分序說：「恐野馬之情未戢[footnoteRef:162]，故靈鷲之談復敞」[footnoteRef:163]。 [156:  誨：教導；訓誨。（《漢語大詞典》（十一），p.235）]  [157:  訪：搜尋；探訪；尋求。（《漢語大詞典》（十一），p.89）]  [158:  篤：切實；確鑿。（《漢語大詞典》（八），p.1221）]  [159:  指：指示，指點。（《漢語大詞典》（六），p.572）]  [160:  扣：求教；探問。（《漢語大詞典》（六），p.341）]  [161: （原書p.627，n.1）［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401〈序〉（大正7，1a7-8）。]  [162:  戢：收斂；止息。（《漢語大詞典》卷5，p.231）]  [163: （原書p.627，n.2）［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38（大正7，763a9）。] 

「重」、「再」、「復」，都表示了說而再說。「上品」、「中品」、「下品」，《大般若經》的前五分，都是佛的說而又說，這是古代最一般的解說。
（貳）小品與大品之關係（pp. 624-626）
一、從「大品」抄出「小品」（pp. 624-625）
（一）中國古代傳說（pp. 624-625）
（624）中國古代有一項傳說，「下品」（古稱「小品」）是從「中品」（古稱「大品」）抄略（節錄）出來的。
如《出三藏記集》卷7，道安的〈道行經序〉（大正55，47b15-29）說：
「佛泥曰後，外國高士抄（「大品」）九十章為道行品。……然經既抄撮合成章指，……頗有首尾隱者。古賢論之，往往有滯。……假無放光（「大品」），何由解斯經乎」！
支道林所作的〈大小品對比要抄序〉也說：「蓋聞出小品者，道士也。……嘗聞先學共傳云：佛去世後，從大品之中抄出小品」[footnoteRef:164]。「高士」、「道士」，都指出家的比丘。 [164: （原書p.627，n.3）［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8（大正55，55b14-17）。] 

「小品」不是佛的再說，而是後人從「大品」中抄出來的。抄出時，多少變化而自成部類，所以道安也就直稱之為「外國高明者撰也」[footnoteRef:165]。 [165: （原書p.627，n.4）［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8（大正55，39c6-7）：
道行品者，般若抄也。佛去世後，外國高明者撰也。辭句質複首尾互隱，為集異注一卷。] 

「小品」從「大品」中抄出的傳說，可能是比較二本而得的結論。「漢譯本」「頗有首尾隱者」，經文的起承段落，有些不分明，而「大品」卻沒有這種首尾、段落不明的情形，所以道安說：「假無放光，何由解斯經乎」！道安是推重「大品」的。
支道林對比了「大品」與「小品」，發見了種種不同，如《出三藏記集》卷8〈大小品對比要抄序〉（大正55，56a27-b29）說：
「或小品之所具，大品所不載；大品之所備，小品之所闕」。
「小品引宗，時有諸異：或辭倒事同而不乖[footnoteRef:166]旨歸；或取其初要，廢其後致[footnoteRef:167]；或筌[footnoteRef:168]次事[footnoteRef:169]宗，倒其首尾；或散在群品，略撮[footnoteRef:170]玄要[footnoteRef:171]」。 [166:  乖：背離，違背。（《漢語大詞典》（一），p.658）]  [167:  致：指事理；深奧微妙的道理。（《漢語大詞典》（八），p.792）]  [168:  筌：通「詮」，解釋。（《漢語大詞典》（八），p.1151）]  [169:  事：實踐；從事。（《漢語大詞典》（一），p.544）]  [170:  撮：摘取；攝取。（《漢語大詞典》（六），p.869）]  [171:  玄要：奧妙精粹之處。（《漢語大詞典》（二），p.302）] 

（625）支道林是主張「教非一途[footnoteRef:172]，應物[footnoteRef:173]無方[footnoteRef:174]」[footnoteRef:175]的，「大品」與「小品」，都有獨到的適應性。然而「小品」到底是依據「大品」而抄出來的，所以說：「先哲出經，以胡為本；小品雖抄，以大為宗。推胡可以明理，徵[footnoteRef:176]大可以驗小」[footnoteRef:177]。也就因此，對那些「未見大品，而欲寄懷小品，率意造義」[footnoteRef:178]的中國學者，給以批評。這是與道安一樣，要依據「大品」來通釋「小品」的，可說是從「大品」抄出「小品」的必然結論。 [172:  途：途徑；路子。（《漢語大詞典》（十），p.912）]  [173:  應物：順應事物。（《漢語大詞典》（七），p.749）]  [174:  無方：無定法；無定式。（《漢語大詞典》（七），p.97）]  [175: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8（大正55，55c21-22）：
教非一塗※，應物萬方。
※塗＝途【宋】【元】【明】。（大正55，55d，n.19）]  [176:  徵：4.表現；表示。（《漢語大詞典》（三），p.1077）]  [177: （原書p.627，n.5）［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8（大正55，56b6-8）。]  [178: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8（大正55，56b21-22）：
未見大品，攬其源流，明其理統；而欲寄懷小品，率意造義。] 

（二）近代部分學者認同（p. 625）
近代日本的部分學者，繼承了從「大品」抄出「小品」的傳說，作更細密的研究，更擴充而論到《大般若經》的前五分，如渡邊海旭的《大般若經概觀》，干潟龍祥的《般若經之諸問題》。鹽見徹堂的《關於般若經之原形》，以為先抄出「小品」的初品，其次抄出以下的各品。並推究先在經典，是與「小品」初品相當的，如「大品本」的〈三假品〉到〈無生品〉部分[footnoteRef:179]。 [179: （原書p.627，n.6）見梶芳光運，《原始般若經之研究》，pp.248-253。] 

凡繼承從「大品」抄出「小品」的，對「小品」的法數簡略，首尾不分明；為了書寫流傳不方便而抄出「小品」等理由，大抵與支道林所說的相近。
二、從「小品」廣展為「大品」（pp. 625-626）
近代研究而可為一般學者所容認的，應該是先有「小品」而後擴展為「大品」說。
日本椎尾辨匡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解題》，《佛教經典概說》，以為由《大般若經》的第四分──「小品」，漸次增廣為「大品」。第六分以下，〈金剛般若分〉與「大品」同時，最遲的是〈般若理趣分〉。
鈴木忠宗的《關於般若經之原形》，也以為先有「小品」，並推論為近於〈唐譯第五分（626）〉[footnoteRef:180]。 [180: （原書p.627，n.7）見梶芳光運，《原始般若經之研究》，pp.249-252。] 

梶芳光運的《原始般若經之研究》，以廣泛的比較，而推定「小品」為在先的。並考定《般若經》的發展體系為：[footnoteRef:181] [181: （原書p.627，n.8）梶芳光運，《原始般若經之研究》，p.660。] 

原始般若經　  　道行經系統　    放光經系統　    初會系統[footnoteRef:182] [182: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九章〈大乘經之序曲〉，p.566；第十章，第一節，第一項〈般若部類的次第集成〉，p.593。] 

　　　　　　　　文殊問般若經                　  第八會
　　　　　　　　金剛般若經                 　　 第九會
在二部、三部、五分中，推定為：
從「原始般若」而《道行般若》──「下品」；
從《道行般若》而《放光般若》──「中品」；
更從《放光般若》而發展為「初會」般若──「上品」。
這一《般若經》的發展過程，我完全同意這一明確的論定。
三、導師評：由「下品」推出原始般若（p. 626）
從「下品」中推究出「原始般若」，對般若法門特質的理解，發展的趨向，是非常必要的！
椎尾辨匡以為「須菩提品[footnoteRef:183]最古」，鹽見徹堂也說：先抄出「小品」的初品；以這部分的「大品」為先在經典。[footnoteRef:184] [183:  按：現存Śa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十萬頌般若）與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aprajñāpāramitā（二萬五千頌般若）的Subhūti parivarta（須菩提品），相對應的內容為「放光本」前27品（「大品本」前26品），與「小品」部類的初品相當。]  [184: （原書p.627，n.9）梶芳光運，《原始般若經之研究》所引，p.253。] 

梶芳光運列舉各本，以《道行經》〈道行品〉（及各本與之相當）的一部分──從「佛在羅閱祗」起，佛讚須菩提：「菩薩作是學，為學般若波羅蜜也」止，為「原始般若經」。[footnoteRef:185] [185: （原書p.627，n.10）梶芳光運，《原始般若經之研究》，pp.559- 592。所舉「原始般若經」部分，為［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的一部分（大正8，425c6-427a4）。] 

所說雖有些出入，但從〈道行品〉（或與之相當的「大品」）去推求「原始般若」仍可說是一致的看法。以下，以「秦譯本」（「小品」）為代表，參考其他經本，而加以論述。採用鳩摩羅什（Kumārajīva）譯本取其文字比較暢達些。

第二項、原始的般若法門
（pp.627-640）

壹、經典集成的過程（pp. 627-628）
（壹）先有法門的傳授，後編集成經本（p. 627）
說到「原始般若」法門，當然是從現存的《般若經》──「下品般若」中抉擇出來的。
但佛法的編集成經本，決不能想像為一般的「創作」。佛法是先有法門，經展轉傳授，然後編集出來；法門的傳授，是比經典的集出更早存在的。[footnoteRef:186] [186:  以參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九章〈大乘經之序曲〉，pp.554-555。] 

（貳）「原始般若」的集成過程（pp. 627-628）
以「原始般若」來說，這是深徹的體悟──般若的（628）悟入無生。這是開示悟入的教授，初學者是不容易信解持行的。在少數利根佛弟子的展轉傳授中，當時流行的菩薩思想中，被確認為菩薩的般若波羅蜜，不會再退轉（不退二乘）的法門。
法門的傳授，是不限於一人的；經過多方面的傳授持行，到編集出來，那時可能已有大同小異的不同傳述，集出者有將之綜合為一部的必要。
集出以後，有疑難的，附入些解說；有關的法義，也會增補進去：文段也就漸漸的增廣起來。
這樣的綜合，釋疑，增補，在文字的啣接上，都可能留下些痕跡，[footnoteRef:187]再經過文字的潤飾，才成為完整的經篇。 [187: （原書p.638，n.1） 道安說「小品」「頗有首尾隱者」，就由於此。] 

（參）結：以「原始般若」類比下中上三品（p. 628）
「原始般若」如此，「下品般若」、「中品般若」、「上品般若」也如此；這也可說是經典集成的一般情形。
貳、依「秦譯本」〈序品〉推論「原始般若」的初形（pp. 628-637）
對於「原始般若」，我也是從這樣的觀點，去研考「下品般若」的初品。現在依據「秦譯本」，試為簡要的分段，列舉出來，分作高低排列，以便明顯的看出「原始般若」的初形。
（壹）六段內容[footnoteRef:188]（pp. 628-632） [188:  按：此處內容為初品要義節錄。《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初品〉全文請參附錄一。] 

一、序文（p. 628）
（一）序文。[footnoteRef:189][一] [189: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7a25-29）。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5c6-8）。] 

佛告須菩提：為諸菩薩說所應成就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190][二] [190: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7a29-b1）。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5c8-10）。] 

須菩提答舍利弗：諸佛弟子敢有所說，不違法相，皆是佛力。[footnoteRef:191][三]  [191: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7 b2-6）。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5c12-17）。] 

二、第二段（pp. 628-629）
（二）須菩提白佛：我不見不得菩薩，不見不得般若波羅蜜，當教何等菩薩般若波羅蜜？若聞此說，不驚不怖，是名教菩薩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192][一] [192: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08，537b7-12）。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5c17-25）。] 

菩薩行般若時，應如是學：不念是菩薩心。是心非心，心相本淨，不壞不分別。若聞是說，（629）不驚不怖，當知是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193][二] [193: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08，537b13-21）。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5c25-426a6）。] 

※三乘共學般若波羅蜜(方便道)[footnoteRef:194] （p. 629） [194:  印順法師，《般若經講記》〈金剛般若婆羅蜜經講記〉，pp.10-11：
從般若是觀慧與實相相應慧說，可有二義：(1)證真實以脫生死：……要解脫生死，必由空無我慧為方便。這觀慧，或名正見……或名般若。……(2)導萬行以入智海：大乘般若的妙用，不僅為個人的生死解脫，而重在利他的萬行。……這二種中，證真實以脫生死，是三乘般若所共的；導萬行以入智海，是菩薩般若的不共妙用。] 

（欲學聲聞、辟支佛、菩薩地者，應學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中，廣說菩薩所應學法）。[footnoteRef:195] [195: （1）（原書p.638，n.2）這一段，與前後文不相啣接，推定為增補部份。
（2）［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08，537b22-26）。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6a6-10）。] 

三、第三段（p. 629）
（三）須菩提白佛：我不得不見菩薩，當教何等菩薩般若波羅蜜？不得菩薩法來去，而與作字言是菩薩，我則疑悔！菩薩字無決定、無住處，是字無所有故。若聞是不驚不怖，當知是菩薩住不退轉地，住無所住。[footnoteRef:196][一] [196: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7b26-c4）。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6a10-18）。] 

菩薩行般若時，不應色[footnoteRef:197]中住。若住色，為作色行；若行作法，則不能受般若、習般若、具足般若波羅蜜，不能成就薩婆若。色無受想，無受則非色；般若亦無受。如是行，名諸法無受三昧，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壞。是三昧不可以相得，……[footnoteRef:198]以得諸法實相故得解脫；得解脫已，於諸法中，乃至涅槃，亦無取無捨。是名菩薩般若波羅蜜，不受色等。未具佛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終不中道而般涅槃。[footnoteRef:199][二] [197: （原書p.638，n.3）「下品般若」都約五蘊說。「色」如此，「受想行識」也如此。這裏以「色」代表五蘊，下文也都是這樣。]  [198:  按：此中省略［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中先尼（Śreṇika Parivrājaka）梵志證入的例子，證成聲聞的修「無受三昧」而得解脫。相關內容，［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中無。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7c14-23）：
是三昧，不可以相得。若是三昧可以相得先尼梵志於薩婆若智不應生信。先尼梵志以有量智入是法中，入已不受色，不受受、想、行、識。是梵志不以得聞見是智，不以內色見是智，不以外色見是智，不以內外色見是智，亦不離內外色見是智；不以內受、想、行、識見是智，不以外受、想、行、識見是智，不以內外受、想、行、識見是智，亦不離內外受、想、行、識見是智。先尼梵志信解薩婆若智，以得諸法實相故得解脫。]  [199: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7c4-27）。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6a19-b18）。] 

菩薩行般若時，應如是思惟：若法不可得，是般若波羅蜜耶？思惟此而不驚不怖，當知是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200][三] [200: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7c27-538a2）。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6b18-23）。] 

答舍利弗：是法皆離，性相亦離。如是學，能成就薩婆若。一切法無生無成故，如是行者，則近薩婆若。[footnoteRef:201][四] [201: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8a3-12）。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6b24-c2）。] 

四、第四段（p. 630）
（630）（四）須菩提告舍利弗：菩薩若行色行、生色行、滅色行、壞色行、空色行，我行是行：是行相，是菩薩未善知方便。若不行色，乃至不行色空，是名行般若波羅蜜。不念行，不念不行、行不行、非行非不行，是名行般若波羅蜜。一切法無受故，是名菩薩諸法無受三昧，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壞。行是三昧，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footnoteRef:202][一] [202: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8a13-b1）。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6c2-20）。] 

菩薩行是三昧，不念不分別是三昧，當入、今入、已入，是菩薩從諸佛得受三菩提記。是三昧不可示，三昧性無所有故。[footnoteRef:203][二] [203: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8b1-9）。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6c21-427a1）。] 

佛讚須菩提：我說汝於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如我所說！菩薩應如是學，是名學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204][三] [204: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8b9-12）。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7a1-4）。] 

※廣說解釋大乘（釋疑、增補的部分）（p. 630）
（1）佛答舍利弗：菩薩如是學，於法實無所學，不如凡夫所著。菩薩如是學，亦不學薩婆若，亦名學薩婆若，成就薩婆若。[footnoteRef:205] [205: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8b12-23）。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7a4-15）。] 

（2）佛答須菩提：菩薩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如幻人學。[footnoteRef:206][一] [206: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8b23-c4）。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7a16-26）。] 

菩薩惡知識；菩薩善知識。[footnoteRef:207][二] [207: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8c4-14）。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7a27-b10）。] 

菩薩。[footnoteRef:208][三] [208: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8c14-17）。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7b11-13）。] 

摩訶薩。[footnoteRef:209][四][footnoteRef:210] [209: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8c17-539 b6）。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7b13-428a17）。]  [210: （原書p.639，n.4）佛答須菩提一大段，體裁與前後不同。「摩訶薩」部分，廣說「大乘」，一般都以為是後起的。 ] 

五、第五段（pp. 630-631）
（五）須菩提白佛：我不得過去未來現在世菩薩。色無邊故；當知菩薩亦無邊。一切處、（631）時、種，菩薩不可得，當教何等菩薩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211][一] [211: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9b6-11）。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8a17-23）。] 

菩薩者但有名字。如我畢竟不生，一切法性亦如是。此中何等是色不著不生！色是菩薩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一切處、時、種，菩薩不可得，當教何法入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212][二] [212: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9b11-17）。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8a23-b1）。] 

菩薩但有名字。如我畢竟不生，法性亦如是。此中何等是色不著不生！諸法性如是，是性亦不生，不生亦不生，我今當教不生法入般若波羅蜜耶？離不生法，不可得菩薩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聞此說不驚不怖，當知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213][三] [213: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9b17-24）。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8b2-9）。] 

菩薩隨行般若時，作是觀諸法，即不受色。何以故？色無生無滅即非色，無生無滅，無二無別。若說色，即是無二法。[footnoteRef:214][四] [214: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9b24-29）。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8b9-15）。] 

六、第六段（pp. 631-632）
（六）須菩提答舍利弗：我不欲菩薩有難行。（於眾生生易想、樂想、父母想、子想、我所想，則能利益無量阿僧祇眾生）。如我，一切處、時、種不可得，於內外法應生如是想。若菩薩以如是心行，亦名難行。[footnoteRef:215][一] [215: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9c1-9）。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8b16-27）。] 

菩薩實無生。菩薩無生，菩薩法亦無生；薩婆若無生，薩婆若法亦無生；凡夫無生，凡夫法亦無生。我不欲令無生法有所得，無生法不可得故。[footnoteRef:216][二] [216: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9c9-17）。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8b27-c17）。] 

諸法無生，所言無生樂說亦無生。[footnoteRef:217][三] [217: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9c17-20）。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8c17-23）。] 

舍利弗讚須菩提：汝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隨所問皆能答故。須菩提說：隨所問能答，是般（632）若波羅蜜力。若菩薩聞是說，不疑不悔，當知是菩薩行是行，不離是念。[footnoteRef:218][四] [218: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9c20-27）。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8c24-429a2）。] 

眾生無性故，離故，不可得故，當知是念亦無性、離、不可得。我欲令菩薩以是念行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219][五] [219: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9c28-540a6）。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9a2-9）。] 

（貳）「原始般若」內容之推定（pp. 632-633）
一、以修證為宗旨（p. 632）
依此「下品般若」〈初品〉的分段，不難看出《般若經》的原形。
般若是體悟的修證法門，不是義理的敘述或解說，這是對般若的一項必要認識！
二、從經序了知須菩提說般若，與古代的「論法」情形相合（p. 632）
從（一）經序──通序去看，「秦譯本」等大體與「中品」相合，只是廣略的不同。
但古譯的「漢譯本」、「吳譯本」，卻特別說到「月十五日說戒時」[footnoteRef:220]。這是最古的譯本，是值得重視的。古代的佛教界，在布薩說戒夜，大眾集合「論法」。[footnoteRef:221]如《中部》〈滿月大經〉、〈滿月小經〉，都這樣說：[footnoteRef:222] [220: （原書p.639，n.5）［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425c8-9）；［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卷1，文異而意義相同（大正8，478b25）。]  [221:  參見印順法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二章，第一節，第一項〈論阿毘達磨論〉，pp.44-45：
那時「論阿毘達磨論」的論風，是這樣的：大眾共同參加；由兩位比丘，相互問答，名為「論阿毘達磨論」（Abhidhammakathaṁ Katheti）。問答的兩位比丘，一定是上座名德。……這種論法的集會，不是由於自身的無知與疑惑，而是以對論的方式，使法義得到充分的闡明。大眾在座旁聽，這正是一種教育僧眾的好方法。這種論法的集會，經中一再說到，這可能經常舉行的，尤其是布薩的月夜。「論阿毘達磨論」的內容，是佛陀自證而為眾宣說的「法」──四念處……八聖道支，也就是修證問題。以聖道為項目而進行論究，稱為「論阿毘達磨論」。……兩位比丘的相互問答，是尊嚴的。為了闡明佛法，而不是為了諍勝，會場上充滿了和諧與寧靜的氣氛。]  [222: （原書p.639，n.6）《中部》（109）《滿月大經》（漢南11，297a4-5 // PTS.M.3.15）。《中部》（110）《滿月小經》（漢南11，304a4-5 // PTS.M.3.21）。] 

「爾時，布薩日十五滿月之夜，世尊為比丘眾圍繞，於空地坐」。
佛法是以修證為主的。在這大眾集合問難中，傳授下來，也發揚起來。
依《般若經》序，月十五日說戒時，大眾集合。世尊命須菩提（Subhūti），為菩薩說所應該修學成就的般若波羅蜜。須菩提宣說；容易引起疑問的，由舍利弗（Śāriputra）發問，須菩提答釋。這是古代傳說須菩提說般若，與古代的「論法」情形相合。
三、依文體與內容審核四及五段中增補的部分（pp. 632-633）
重視這一意義，那末在初品的四‧五段中間，佛為舍利弗說，為須菩提說──大段經文，與序文的命須菩提說不合。而且，須菩提所說，是啟發的，反詰的，修證的；而佛說部分，卻是說明的，因名定義的。
所以，將佛說的大段除開，其餘的文（633）體與內容，都可說一致，這就是「原始般若」部分。
（參）佛命須菩提為菩薩說般若的特殊意義——無諍行[footnoteRef:223]（pp. 633-634） [223: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11〈1 序品〉（大正25，136c26-29）：
須菩提於弟子中，得無諍三昧最第一。無諍三昧相，常觀眾生不令心惱，多行憐愍。諸菩薩者，弘大誓願以度眾生，憐愍相同，是故命說。] 

一、早期無諍之形象及實質意義（p. 633）
須菩提，是被稱讚為：「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footnoteRef:224]。「無諍」（araṇya），就是阿蘭若。 [224: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8b10）。] 

從形跡說，這是初期野處的阿蘭若行，而不是近聚落住（與聚落住）的律儀行。[footnoteRef:225] [225:  參見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阿蘭若比丘與（近）聚落比丘〉，pp.200-212。] 

從實質說，無諍行是遠離一切戲論，遠離一切諍執的寂滅。[footnoteRef:226] [226:  參見印順法師，《性空學探源》，第三章，第三節，第二項〈法性空無我〉，pp.255-256：
空、無相，是說所認識的體性不真實；反面，也就是說緣起現象的存在是假名的。以假名說緣起，《雜阿含經》本就開示過。了達一切諸法唯假名，就可以成就「無諍行」。無諍的本義，是說語言名稱的缺乏確實性固定性，了知它是假名如幻，不應固執。這在《中阿含經》已經被重視了。如卷43說：「隨國俗法，不是、不非耶，……此法無諍。」
無諍是建立在假名上，所以與空義有密切的關係。傳說須菩提尊者是無諍第一，《中阿含》明無諍行的時候就讚歎他說：「此行真實空，捨此住止息。」
須菩提尊者，能夠捨離「此」語言戲論，安住無諍（止息），就是行真實空。無諍就是空，不是很顯然的嗎？] 

二、《中阿含》的無諍行是中道行（p. 633）
《中阿含經》卷43《拘樓瘦無諍經》（大正1，703c8-11）說：
「須菩提族姓子，以無諍道於後知法如法」。
「知法如真實，須菩提說偈，此行真實空，捨此住止息」[footnoteRef:227]。 [227: （1）（原書p.639，n.7）《中部》（139）《無諍分別經》，是同一經典，說到須菩提，但缺偈頌（漢南12，246a12 // PTS.M.3.237）。
（2）《中部》（139）《無諍分別經》（漢南12，246a12 // PTS.M.3.237）：
善男子須菩提乃〔實〕行無諍之道。] 

無諍行，經說是「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戚」的中道正行，是「真實不虛妄，與義相應」的正行。在所說「隨國俗法，莫是莫非」中，說明了語言隨方俗的不定性，不應固執而起諍論。[footnoteRef:228] [228: （原書p.639，n.8）［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43《拘樓瘦無諍經》（大正1，701b25-703c11）。] 

三、《般若經》與無諍意義相當之經文（p. 633）
《般若經》中，須菩提說的般若，是「不見菩薩，不得菩薩，亦不見不得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229]。「菩薩字無決定無住處，所以者何？是字無所有故」[footnoteRef:230]。「菩薩者但有名字」[footnoteRef:231]。這與無諍行的名字不定性，顯然是有關係的。 [229: （原書p.639，n.9）［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7b9-10）。]  [230: （原書p.639，n.10）［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7c）。]  [231: （原書p.639，n.1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9b11）。然在「宋譯本」（大正8，591a10-11），〈唐譯五分本〉等（大正7，869a17-b6），菩薩與般若，都但有名字。] 

四、兼論一說部與原始般若的關係（pp. 633-634）
《三論玄義檢幽集》卷5（大正70，459b-c）說：
「真諦云：此部執世出世法悉是假名，故言一切法無有實體；同是一名，名即是說，故言一說部」。
有關一說部（Ekavyāvahārika）的宗義，吉藏、法藏、窺基都採用真諦（Paramârtha）（634）的傳說。[footnoteRef:232]一說部的名義，或以為不是這樣解說的。一說部的宗義，沒有更多的證明，但西元六世紀真諦的時代，印度的一說部，是有這樣宗義的。 [232: （1）［隋］吉藏，《中觀論疏》卷7〈13 行品〉（大正42，104b29-c2）：
一說部，謂生死、涅槃同是假名不實，故名一說；從大眾部出也。
（2）［隋］吉藏，《三論玄義》卷1（大正45，8c26-27）：
一說部，此部執生死、涅槃皆是假名，故云一說。
（3）［唐］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1（大正35，116b17-20）：
彼說世俗法假以虛妄故，出世法實以非虛妄故，六諸法但名宗，謂一說部等；一切我法唯有假名都無實體。
（4）［唐］窺基，《異部宗輪論述記》（卍續53，574b23-c2）︰
一說部，此部說世出世法皆無實體，但有假名，名即是說意，謂諸法唯一假名，無體可得，即乖本旨。所以別分名一說部，從所立為名也。
※強調「諸法無有實體，唯有假名。」以其謂諸法皆為假名，無體可得，故與般若皆空之說無異。] 

「諸法但名無實」，與原始般若是相符的。這一被認為菩薩般若波羅蜜的教授，可能與一說部有關。
（肆）從三、四段之「無受三昧」來看不共二乘之菩薩般若（pp. 634-636）
一、同一教授的不同傳誦（pp. 634-635）
（一）不同譯本的比對（pp. 634-635）
1、「秦譯本」與「宋譯本」、「漢譯本」的比對（p. 634）
在「下品般若」初品的三‧四段，說到了大同小異的二種「三昧」：
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7c11-13、538a26-29）說：
「菩薩應如是學行般若波羅蜜，是菩薩諸法無受三昧，廣大無量無定，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壞」。
「是名行般若波羅蜜，所以者何？一切法無受故，是名菩薩諸法無受三昧，廣大無量無定，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壞」。
「秦譯本」與「宋譯本」、「漢譯本」，二種「三昧」的譯語相同。[footnoteRef:233] [233: （1）［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6a29-b2），（426c17-20）。
（2）［宋］施護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1 了知諸行相品〉（大正8，588a9-11），（588c24-26）。
（3）詳參附錄二。] 

2、〈唐譯四分本〉與梵本的比對（p. 634）
〈唐譯四分本〉，分別為「於一切法無攝受定」，「於一切法無取執定」。[footnoteRef:234]在梵本中，確有sarvadharmāparigṛhīta-samādhi與sarvadharmānupādāna-samādhi的差別，然「攝受」與「取執」（古譯也作「受」）的意義是相近的。[footnoteRef:235] [234: （1）［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卷538〈1 妙行品〉（大正7，764b16-18）。
（2）［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卷538〈1 妙行品〉（大正7，765b6-9）。]  [235: （1）pari-gṛhīta：攝受、所攝受；受、受持。（《梵和大辭典》，p.745）
按：gṛhīta為√grah的過去被動分詞，在句子中有不被一切法攝受之義，意味著不會被煩惱所取執。
（2）upā-dāna：取著、攝取；受、執受、攝受。（《梵和大辭典》，p.277）
按：與第一段「無受三昧」相對而言，此處有不主動執取一切法（煩惱）之意。 ] 

3、「秦譯本」以不取著一切法相立諸法無受三昧之名（pp. 634-635）
經文三段說：「若住色中，為作色行。……若行作法，則不能（攝）受般若波羅蜜。……若色無受，則非色……是名菩薩諸法無（攝）受三昧」。這是以不住一切法，不攝受一切法，名為「諸法無受三昧」的。
四段說：「若行色……行，為行相。……菩薩不行色（635），不行色生，不行色滅，不行色壞，不行色空」。進一步說：「不念（我）行般若波羅蜜，不念不行，不念行不行，亦不念非行非不行。……是名菩薩諸法無受（執取）三昧」。這是以不取著一切法相立名的。
4、結義（p. 635）
這二種「三昧」，實為同一教授的不同傳誦，由集經者纂集在一起的，並認為這都就是般若波羅蜜。
（二）「無受三昧」淵源於原始佛法（p. 635）
「不住色（等五蘊）」，「不作行」，「不取著」，「不攝受」，是繼承原始佛法的，是佛法固有的術語。[footnoteRef:236] [236: （原書p.639，n.12） 如［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2（大正2，9a13-23、11a1-11、11a22-28）等說。] 

但這樣的「諸法無受三昧」，解說為菩薩修習相應了，就不會退轉而墮入二乘，所以這是「不共二乘」，菩薩獨有的般若波羅蜜。
二、無受三昧因大乘盛行而起了演變（pp. 635-636）
（一）大乘三昧與阿蘭若行的關係（p. 635）
這裏想說到的，
一、菩薩的般若波羅蜜，就是「諸法無受三昧」，但自般若法門興起後，極力推重般若，不再提起這「無受三昧」了！從大乘經所見到的，以三昧為經名，以三昧為主題的經典，是非常多的。
在部分的大乘三昧經中，推重阿蘭若行，甚至說非阿蘭若行不能成佛。大乘三昧，與阿蘭若行的關係很深。般若法門也從阿蘭若行中來，所以傳說為（無諍三昧第一）須菩提說般若。
等到大乘盛行，大乘三昧都傳為菩薩們所修習傳出了。
（二）辨般若「但教菩薩」或「通教三乘」（pp. 635-636）
二、「無受三昧」──般若波羅蜜，是菩薩行，不共二乘的。
但般若的宣說者，是聲聞弟子須菩提。須菩提自己說：「佛諸弟子敢有所說，皆是佛力。所以者何？佛所說法，於中學者能證諸法相。證已，有所言說，皆與法相不相違背，以法相力故」[footnoteRef:237]。 [237: （原書p.639，n.13）［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7b3-6）。] 

依須菩提所說，佛弟子依佛所說法而修學，是能證得諸「法相」的，證了以後，能與「法相」不相違的。所以說「皆是佛力」，「以法相力故」。
「佛力」，《大智度論》解說為：「我（弟（636）子自稱）等雖有智慧眼，不值佛法，則無所見。……佛亦如是，若不以智慧燈照我等者，則無所見」[footnoteRef:238]。 [238: （原書p.639，n.14）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41（大正25，357c23-26）。] 

原始般若的「佛力」說，與一般的他力加持不同；須菩提是自證而後隨順「法相」說的。[footnoteRef:239] [239: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五章，第四節〈大乘是佛說〉，p.1326：
弟子們所說的法，不是自己說的，是依於佛力──依佛的加持而說。意思說，佛說法，弟子們照著去修證，悟到的法性，與佛沒有差別，所以說是佛力（這是佛加持說的原始意義）。] 

在三段的「無受三昧」中，並舉先尼（Śreṇika Parivrājaka）梵志的證入為例。[footnoteRef:240] [240: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7c14-23）。
（2）亦參［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5（大正2，31c15- 32c1）。] 

菩薩特有的般若波羅蜜，似乎與聲聞弟子有共通的部分。
在二段的第三小節下，也插入了勸三乘共學般若一段。般若波羅蜜，到底是「但
教菩薩」，還是「通教三乘」，成為教學上一個微妙的問題！[footnoteRef:241] [241:  有關《大智度論》對於此問題的討論請參附錄三。] 

（伍）原始般若的特色——「以遮為顯」（pp. 636-637）
佛命須菩提為菩薩說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沒有與菩薩們問答，而只是對佛說。須菩提所說的話，在聖典中是另成一格的。須菩提並不說菩薩應該這樣修般若，反而以否定懷疑的語句，去表達所應學應成就的般若。
一、菩薩與般若但名無實（p. 636）
如說：
「我不見菩薩，不得菩薩，亦不見不得般若波羅蜜，當教何等般若波羅蜜？」（二）
「若法不可得，是般若波羅蜜耶？」（三）
「如是一切處、一切時、一切種，菩薩不可得，當教何等菩薩般若波羅蜜？」  
「當教何法入般若波羅蜜？」「我今當教不生法入般若波羅蜜耶！」（五）
菩薩與般若，都但有名言，沒有實法，所以沒有受教的人（菩薩），也沒有所教的法（般若）。這似乎與佛唱反調，而其實是能這樣了達的，「不驚不怖、不沒不退」，正是菩薩所應修學成就的般若波羅蜜。這樣的發明問答，古人稱為「以遮為顯」。
二、諸法無受與真實禪相合（pp. 636-637）
又如所說的「諸法無受三昧」，是
「不應色中住」（三）；
「不行色」等，「不念行」不行等（四）。
不住一切，不念一切（也「不念是菩薩心」）（二），
與佛化詵陀迦旃延（Sandha-kātyāyana-gotra）的「真實禪（637）」──不依一切而修禪相合。[footnoteRef:242] [242: （1）（原書p.639，n.15）［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33（大正2，235c-236a）。
（2）亦參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五章，第二節〈中、長、增一的不同適應〉，pp.278-283。] 

三、不受（取）一切的無二法（p. 637）
第五段中，以「我」為例，說一切法（自性）性也這樣。法性不生，不生也不生，這是不受（取）一切的不生不滅、無二無別的「無二法」。「無生」、「不二法」，是絕對的，超越差別、生滅的。
四、無性無生，凡聖平等無二（p. 637）
第六段，因舍利弗的疑難，闡明不可取、不可得中，是無所謂難行與易行的；菩薩、薩婆若（佛）、凡夫，都是無生的；一切無生，就是說無生的語文，也是無生的。
末了，以「無性」、「離」、「不可得」，[footnoteRef:243]說菩薩與眾生平等：菩薩是應該這樣的行般若波羅蜜。 [243:  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三章，第二節〈深智大行的大乘〉，p.98：
「原始般若」部分，並沒有說到空，只說離、無所有、無生、無所得等。「下品」──《小品般若》才說「一切法空」；「須菩提為隨佛生，有所說法，皆為空故」。※所說「一切法空」，還是總說而不是別名。
※（原書p.109，n.28）［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大正8，558c28）；又卷6（大正8，562b19-20）。] 

五、結成（p. 637）
在〈初品〉中，將佛為舍利弗說，為須菩提說大段經文除開，就顯出「原始般若」的一貫特徵。從菩薩與般若，開示無可教，無可入；不應住，不應念，引入「無生」的深悟。[footnoteRef:244] [244:  詳參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六節，第二項〈空性〉，pp.715-716。] 

參、繼承「原始佛教」而有所發展的般若法門（pp. 637-638）
般若法門，是繼承「原始佛教」而有所發展的。
（壹）部派佛教的頓漸二種現觀（p. 637）
在上面〈部派佛教分化與大乘〉中，說到
「次第見諦」派，是漸入的，先見苦諦──無常、苦、空、無我的。
「一念見諦」派，是頓入的，直見滅諦──寂滅無相的。[footnoteRef:245] [245: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第二節〈部派佛教與大乘〉，pp.363-365。] 

「部派佛教」雖有漸入、頓入的流派，但在未見道以前，總是先以無常、苦、無我（或加「不淨」）為觀門，起厭、離心而向於滅。厭離生死，趣向寂滅，厭離的情緒很濃厚。
（貳）原始般若以直觀一切法無生，接近頓現觀之說（pp. 637-638）
一、舉〈初品〉第四段經文「如如不異」的特質（pp. 637-638）
如〈初品〉第四段中，菩薩不行色，不行色生、色滅，不行色壞、色空：般若法門是不觀生滅無常及空的。經上說：「不壞色故觀色無常……；不作如是觀者，是名行相似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246]。「不壞」是不變異的意思，般若法門是從色等如如不異──不生不滅去觀無常的。[footnoteRef:247]這是淵源於原始佛教，接近「一心見諦」，而是少數深悟者，直觀一切法不可得、不生滅而悟入的（638）。 [246: （原書p.639，n.16）［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46c7-9）。]  [247: （原書p.640，n.17）［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1說：「不生不滅是無常」（大正14，541a18），與［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不壞色故觀色無常」（大正8，546c7-8）義相合。] 

二、舉〈初品〉「法相」（法性）為不共二乘之特質（p. 638）
（一）舉「秦譯本」之經文（p. 638）
「秦譯本」〈初品〉，有三處說到「法相」一詞，如說：[footnoteRef:248] [248: （原書p.640，n.18）［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7b4-6、c22-23、539a2）。] 

「能證諸法相。證已，有所言說，皆與法相不相違背，以法相力故」。
「以得諸法實相故」。
「諸法相爾」。
（二）其他譯本的不同譯語（p. 638）
鳩摩羅什所譯的「法相」、「法實相」，「唐譯本」與「宋譯本」，作「諸法性」、「諸法實性」；「吳譯本」作「法意」，原語為dharmatā。[footnoteRef:249] [249: （原書p.640，n.19）鳩摩羅什所譯的「法相」，新譯作「法性」。而羅什所譯為「法性」的，或是「法自性」（dharma-svabhāva），或是「法界」（dharmadhātu）的異譯。譯名不同，不可誤作一義！] 

「以得諸法實相故」，「唐譯本」作「以真法性為定量故」。[footnoteRef:250] [250:  四本相關譯語對照：
] 

（三）不共二乘之特質（p. 638）
般若法門是以「法性」為準量的[footnoteRef:251]。一切法性是這樣的，所以不必從世俗所見的生滅著手，而直接的從「法性」──不生不滅、無二無別、無取無著而頓入。 [251: （1）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三章，第二節〈深智大行的大乘〉，p.94：
《般若經》等著眼於佛弟子的修行，所說的甚深義，是言說思惟所不及的。這是以佛及阿羅漢的自證為準量的，如《大般若經》一再的說：「以法住性為定量故」；「諸法法性而為定量」；「皆以真如為定量故」；「但以實際為量故」※；量（pramāṇa）是正確的知見，可為知見準量的。
※（原書p.108，n.10）［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60（大正7，327a24-25）；卷462（大正7，336b9-10）；卷463（大正7，340b28）；卷473（大正7，394b16）。
 （2）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四章〈龍樹──中道緣起與假名空性之統一〉，p.245-246：
「原始般若」，本是體悟甚深法相[性]的修行者，從證出教（不是從教義的探索而來），直率地表示自悟的境地，用來化導信眾，所以說：「以真法性為定量故」※。
※（原書p.254，n.9）［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卷538（大正7‧，764c5-6）。又〈第五分〉卷556（大正7，866c17）。] 

這是少數利根深智者所能趣入的，被認為菩薩的般若波羅蜜，不共二乘，因菩薩思想的流行而漸漸發揚起來。[footnoteRef:252] [252:  有關《大智度論》對於四諦現觀的討論請參附錄四。] 




【附錄一】《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7a24-540a6）：
※編案：以下為〈1初品〉的全文，其中「標楷體及加粗體」的文句，乃表示導師內文節錄的文段，經文後面的編號也依導師所編而成。
一、序文（p. 628）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如調象王，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解脫，心得自在，唯除阿難。[footnoteRef:253] [一序文] [253: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序品〉（大正8，217a7-12）。] 

爾時佛告須菩提：「汝樂說者，為諸菩薩說（537b）所應成就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254] [二] [254: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7 三假品〉（大正8，230b22-24）。] 

舍利弗即作是念：「須菩提自以力說？為承佛神力？」
須菩提知舍利弗心所念，語舍利弗言：「佛諸弟子，敢有所說，皆是佛力。所以者何？佛所說法，於中學者，能證諸法相，證已有所言說，皆與法相不相違背，以法相力故。」[footnoteRef:255] [三] [255: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7 三假品〉（大正8，230b27-c4）。] 

二、第二段（pp. 628-629）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使我為諸菩薩說所應成就般若波羅蜜。世尊！所言菩薩菩薩者，何等法義是菩薩？我不見有法名為菩薩。世尊！我不見菩薩，不得菩薩，亦不見不得般若波羅蜜，當教何等菩薩般若波羅蜜？若菩薩聞作是說，不驚不怖，不沒不退，如所說行，是名教菩薩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256] [一] [256: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7 三假品〉（大正8，230c4-232c14）。] 

復次，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應如是學，不念是菩薩心。所以者何？是心非心，心相本淨故。」
爾時舍利弗語須菩提：「有此非心心不？」須菩提語舍利弗：「非心心可得若有若無不？」舍利弗言：「不也！」須菩提語舍利弗：「若非心心不可得有無者，應作是言有心無心耶？」舍利弗言：「何法[footnoteRef:257]為非心[footnoteRef:258]？」須菩提言：「不壞不分別。菩薩聞作是說，不驚不怖，不沒不退，當知是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行。[footnoteRef:259] [二] [257:  法＝故【宮】。（大正8，537d，n.10）]  [258:  心＋（心）【元】【明】。（大正8，537d，n.11）]  [259: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8 勸學品〉（大正8，233c15-234a8）。] 

※三乘共學般若波羅蜜(方便道)（p. 629）
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學聲聞地，當聞是般若波羅蜜，受持讀誦，如說修行。欲學辟支佛地，當聞是般若波羅蜜，受持讀誦，如說修行。欲學菩薩地，亦當聞是般若波羅蜜，受持讀誦，如說修行。所以者何？般若波羅蜜中，廣說菩薩所應學法。」[footnoteRef:260] [260: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8 勸學品〉（大正8，234a15-21）。] 

三、第三段（p. 629）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不得不見菩薩，當教何等菩薩般若波羅蜜？世尊！我不見菩薩法來去，而與菩薩作字言是菩薩，我則疑悔。世尊！又（537c）菩薩字無決定、無住處。所以者何？是字無所有故。無所有亦無定無處。若菩薩聞是事，不驚不怖，不沒不退，當知是菩薩畢竟住不退轉地，住無所住。[footnoteRef:261] [一] [261: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9 集散品〉（大正8，234a23-235a4）。] 

「復次，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應色中住，不應受、想、行、識中住。何以故？若住色中，為作色行；若住受、想、行、識中，為作識行。若行作法，則不能受般若波羅蜜，不能習般若波羅蜜；不具足般若波羅蜜，則不能成就薩婆若。何以故？色無受、想，受、想、行、識無受想。若色無[footnoteRef:262]受則非色；受、想、行、識無受則非識。般若波羅蜜亦無受。菩薩應如是學行般若波羅蜜，是名菩薩諸法無受三昧，廣大無量無定，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壞。何以故？是三昧，不可以相得。若是三昧可以相得[footnoteRef:263]，先尼梵志於薩婆若智不應生信。先尼梵志以有量智入是法中，入已不受色，不受受、想、行、識。是梵志不以得聞[footnoteRef:264]見是智，不以內色見是智，不以外色見是智，不以內外色見是智，亦不離內外色見是智；不以內受、想、行、識見是智，不以外受、想、行、識見是智，不以內外受、想、行、識見是智，亦不離內外受、想、行、識見是智。先尼梵志信解薩婆若智，以得諸法實相故得解脫。得解脫已，於諸法中無取無捨，乃至涅槃亦無取無捨。世尊！是名菩薩般若波羅蜜不受色，不受受、想、行、識。雖不受色，不受受、想、行、識，未具足佛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終不中道而般涅槃。[footnoteRef:265] [二] [262:  無＝不【宮】。（大正8，537d，n.12）]  [263:  得＋（者）【元】【明】。（大正8，537d，n.13）]  [264:  門＝聞【宋】【元】【明】【宮】【CB】。（大正8，537d，n.14）]  [265: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9 集散品〉（大正8，235a4-236b11）。] 

「復次，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應如是思惟：『何等是般若波羅蜜？是誰般若波羅蜜？若法不可得，是般若波羅（538a）蜜耶？』若菩薩作是思惟觀時，不驚不畏[footnoteRef:266]不怖，不沒不退，當知是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行。」[footnoteRef:267] [三] [266: 〔不畏〕－【元】【明】。（大正8，538d，n.1）]  [267: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9 集散品〉（大正8，236b11-c6）。] 

爾時舍利弗語須菩提：「若色離色性，受、想、行、識離識性，般若波羅蜜離般若波羅蜜性者，何故說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行？」須菩提言：「如是，舍利弗！色離色性，受、想、行、識離識性，般若波羅蜜離般若波羅蜜性，是法皆離自性，性相亦離。」舍利弗言：「若菩薩於是中學，能成就薩婆若耶？」須菩提言：「如是，舍利弗！菩薩如是學者，能成就薩婆若。所以者何？一切法無生無成就故。若菩薩如是行者，則近薩婆若。」[footnoteRef:268] [四] [268: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9 集散品〉（大正8，236c6-237a5）。] 

四、第四段（p. 630）
爾時須菩提語舍利弗言：「菩薩若行色行為行相，若生色行為行相，若滅色行為行相，若壞[footnoteRef:269]色行為行相，若空色行為行相。我行是行，亦是行相。若行受、想、行、識行為行相，若生識行為行相，若滅識行為行相，若壞識行為行相，若空識行為行相。我行是行，亦是行相。若作是念：『能如是行者，是行般若波羅蜜，亦是行相。』當知是菩薩未善知方便。」 [269:  壞＝離【宋】【宮】。（大正8，538d，n.2）] 

舍利弗語須菩提：「今菩薩云何行，名為行般若波羅蜜？」須菩提言：「若菩薩不行色，不行色生，不行色滅，不行色壞，不行色空，不行受、想、行、識，不行識生，不行識滅，不行識壞，不行識空，是名行般若波羅蜜。不念行般若波羅蜜，不念不行，不念行不行，亦不念非行非不行，是名行般若波羅蜜。所以者何？一切法無受[footnoteRef:270]故。是名菩薩諸法無受三昧，廣大無量無定，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壞。菩薩行是三昧，疾得阿（538b）耨多羅三藐三菩提。」[footnoteRef:271] [一] [270:  受＋（想）【元】，受＋（相）【宮】。（大正8，538d，n.3）]  [271: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10 相行品〉（大正8，237a7-c14）。] 

須菩提承佛威神，而作是言：「若菩薩行是三昧，不念不分別：『是三昧我當入，是三昧我今入、我已入。』無如是分別，當知是菩薩已從諸佛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舍利弗語須菩提：「菩薩所行三昧，得從諸佛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是三昧可得示不？」須菩提言：「不也，舍利弗！何以故？善男子！不分別是三昧。所以者何？三昧性無所有故。」[footnoteRef:272] [二] [272: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10 相行品〉（大正8，238a29-b21）。] 

佛讚須菩提言：「善哉，善哉！我說汝於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如我所說，菩薩應如是學般若波羅蜜。若如是學者，是名學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273] [三] [273: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10 相行品〉（大正8，238b21-26）。] 

※廣說解釋大乘（釋疑、增補的部分）（p. 630）
（1）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如是學，為學何法？」佛告舍利弗：「菩薩如是學，於法無所學。何以故？舍利弗！是諸法不爾，如凡夫所著。」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今云何有？」佛言：「如無所有，如是有。如是諸法無所有，故名無明。凡夫分別無明，貪著無明，墮於二邊，不知不見，於無法中憶想分別，貪著名色。因貪著故，於無所有法，不知不見，不出不信不住，是故墮在凡夫貪著數中。」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如是學，亦不學薩婆若。」佛告舍利弗：「菩薩如是學，亦不學薩婆若。如是學，亦名學薩婆若、成就薩婆若。」[footnoteRef:274] [274: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10 相行品〉（大正8，238b26-239b8）。] 

（2）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有問：『幻人學薩婆若，當成就薩婆若不？』世尊！我當云何答？」
「須菩提！我還問汝，隨意[footnoteRef:275]答。於意云何？幻異色，色異幻[footnoteRef:276]，幻異受、想、行、識耶？」須菩提言：「幻不異色，色不異幻。幻即是色，色即是幻。幻不異受、想、行、識，識不異幻。幻即是識，識即是幻。」 [275: （汝）＋意【宋】【元】【明】【宮】。（大正8，538d，n.4）]  [276: 〔色異幻〕－【宮】。（大正8，538d，n.5）] 

「須菩提！於意云何？五受陰名為菩薩不？」「如（538c）是，世尊！」
佛告須菩提：「菩薩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如幻人學。何以故？當知五陰即是幻人[footnoteRef:277]。所以者何？說色如幻，說受、想、行、識如幻，識是六情五陰。」[footnoteRef:278] [一] [277: 〔人〕－【宋】【元】【明】【宮】。（大正8，538d，n.6）]  [278: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4〈11 幻學品〉（大正8，239b16-240a13）。] 

「世尊！新發意菩薩聞是說者，將無驚怖退沒耶？」佛告須菩提：「若新發意菩薩隨惡知識，則驚怖退沒。若隨善知識聞是說者，則無[footnoteRef:279]驚怖沒退[footnoteRef:280]。」 [279:  無＝不【宋】【元】【明】【宮】。（大正8，538d，n.7）]  [280:  沒退＝退沒【元】【明】。（大正8，538d，n.8）] 

須菩提言：「世尊！何等是菩薩惡知識？」佛言：「教令遠離般若波羅蜜，使不樂菩提。又教令學取相分別、嚴飾文頌，又教學雜聲聞、辟支佛經法，又與作魔事因緣。是名菩薩惡知識。」
「世尊！何等為菩薩善知識？」「若教令學般若波羅蜜，為說魔事，說魔過惡；令知魔事、魔過惡已，教令遠離。須菩提！是名發大乘心大莊嚴菩薩摩訶薩善知識。」[footnoteRef:281] [二] [281: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4〈11 幻學品〉（大正8，240a13-241c9）。]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所言菩薩，菩薩有何義？」佛告須菩提：「為學一切法無障礙，亦如[footnoteRef:282]實知一切法，是名菩薩義。」[footnoteRef:283] [三] [282:  如＝知【宋】。（大正8，538d，n.9）]  [283: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4〈12 句義品〉（大正8，241c11-243b8）。]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知一切法名為菩薩義，復以何義名為摩訶薩？」佛言：「當為大眾作上首，名為摩訶薩義。」[footnoteRef:284] [284: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4〈13 金剛品〉（大正8，243b11-244a17）。]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亦樂說所以為摩訶薩義。」佛言：「樂說便說。」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為斷我見、眾生見、壽者[footnoteRef:285]見、人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等，而為說法，是名摩訶薩義。於是中心無所著，亦名摩訶薩義。」 [285: 〔者〕－【宮】。（大正8，538d，n.10）] 

舍利弗問須菩提：「何故於是中心無所著？」須菩提言：「無心故，於是中心無所著。」[footnoteRef:286] [286: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4〈14樂說品〉（大正8，244a20-244c16）。]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白佛言：「世尊！菩薩發大莊嚴，乘大乘故，是名摩訶薩義。」[footnoteRef:287] [287: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4〈15 辯才品〉～〈16 乘乘品〉（大正8，244 c19-247c5）。]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所言菩薩發大莊嚴，云何名為發大莊嚴？」佛言：「菩薩作是念：『我應度無（539a）量阿僧祇眾生。度眾生已，無有眾生滅度者。』何以故？諸法相爾。譬如工幻師，於四衢道，化作大眾，悉斷化人頭。於意云何？寧有傷有死者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佛言：「菩薩亦如是，度無量阿僧祇眾生已，無有眾生滅度者。若菩薩聞是事，不驚不怖，當知是菩薩發大莊嚴。」
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當知是菩薩發大莊嚴而自莊嚴。何以故？薩婆若是不作不起法，為眾生故發大莊嚴。是眾生亦是不作不起法。何以故？色無縛無解，受、想、行、識無縛無解故。」
富樓那語須菩提：「色無縛無解，受、想、行、識無縛無解耶？」須菩提言：「色無縛無解，受、想、行、識無縛無解。」富樓那言：「何等色無縛無解？何等受、想、行、識無縛無解？」須菩提言：「幻人色是無縛無解，幻人受、想、行、識是無縛無解。無所有故，無縛無解；離故，無縛無解；無生故，無縛無解。是名菩薩摩訶薩發大莊嚴而自莊嚴。」[footnoteRef:288] [288: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4〈17莊嚴品〉（大正8，247c13-249c28）。]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為大乘？云何為菩薩發趣大乘？是乘住何處？是乘從何處出？」[footnoteRef:289] [289: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4〈18問乘品〉（大正8，250a2-5）。] 

佛告須菩提：「大乘者，無有量、無分數故。是乘從何處出、住何處者，是乘從三界出、住薩婆若。無乘是乘出者。何以故？出法、出者，俱無所有，何法當出？」[footnoteRef:290] [290: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6〈21出到品〉（大正8，259c17-261a16）。]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所言摩訶衍、摩訶衍者，勝出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世尊！摩訶衍與虛空等。如虛空，受無量阿僧祇眾生；摩訶衍亦如是，受無量阿僧祇眾生。是摩訶衍如虛空，無來處，無去處，無住處；摩訶衍亦如是，不得前際，不得中際，不得後際。是乘三世等，是故名為摩訶衍。」佛讚（539b）須菩提言：「善哉，善哉！諸菩薩摩訶薩摩訶衍，應如汝所說。」[footnoteRef:291] [291: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6〈22勝出品〉～〈23等空品〉（大正8，261a18-265c22）。] 

爾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白佛言：「世尊！佛使須菩提說般若波羅蜜，乃說摩訶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所說將無離般若波羅蜜耶？」「不也，須菩提！汝所說隨順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292][四]  [292: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6〈24會宗品〉（大正8，266c6-267a18）。] 

五、第五段（pp. 630-631）
「世尊！我不得過去世菩薩，亦不得未來、現在世菩薩。色無邊故，菩薩亦無邊；受、想、行、識無邊故，菩薩亦無邊。世尊！如是一切處、一切時、一切種菩薩不可得，當教何等菩薩般若波羅蜜？我不得不見菩薩，當教何法入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293] [一] [293: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25 十無品〉（大正8，267a20-27）。] 

世尊！所言菩薩、菩薩者，但有名字。譬如所說我，我法畢竟不生。世尊！一切法性亦如是。此中何等是色不著不生？何等是受、想、行、識不著不生？色是菩薩不可得，受、想、行、識是菩薩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世尊！一切處、一切時、一切種菩薩不可得，當教何法入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294] [二]  [294: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25 十無品〉（大正8，267a27-268c19）。] 

世尊！菩薩但有名字。如我畢竟不生，諸法性亦如是。此中何等是色不著不生？何等是受、想、行、識不著不生？諸法性如是，是性亦不生，不生亦不生。世尊！我今當教不生法入般若波羅蜜耶？何以故？離不生法，不可得菩薩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菩薩聞作是說，不驚不怖，當知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295] [三] [295: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25 十無品〉（大正8，268c19-269c23）。] 

世尊！菩薩隨行般若波羅蜜時，作是觀諸法，即不受色。何以故？色無生即非色，色無滅即非色。無生無滅，無二無別。若說是色，即是無二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受受、想、行、識。何以故？識無生即非識，識無滅即非識。無生無滅，無二無別。若說識，即是無二法。」[footnoteRef:296] [四] [296: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25 十無品〉（大正8，270b18-271b3）。] 

六、第六段（pp. 631-632）
（539c）舍利弗問須菩提：「如我解須菩提所說義，菩薩即是無生。若菩薩無生，何以故有難行，為眾生故受苦惱？」須菩提言：「我不欲使菩薩有難行。何以故？生難行想、苦行想，不能利益無量阿僧祇眾生。於眾生生易想、樂想、父母想、子想、我所想，則能利益無量阿僧祇眾生。如我法，一切處、一切時、一切種不可得。菩薩於內外法中，應生如是想。若菩薩以如是心行，亦名難行。[footnoteRef:297] [一] [297: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26 無生品〉（大正8，271b3-c3）。] 

如舍利弗所言：『菩薩無生。』如是，舍利弗！菩薩實無生。」
舍利弗言：「但菩薩無生，薩婆若亦無生？」須菩提言：「薩婆若亦無生。」舍利弗言：「薩婆若無生，凡夫亦無生？」須菩提言：「凡夫亦無生。」
舍利弗語須菩提：「若菩薩無生，菩薩法亦無生；薩婆若無生，薩婆若法亦無生；凡夫無生，凡夫法亦無生。今以無生得無生，菩薩應得薩婆若。」須菩提言：「我不欲令無生法有所得。何以故？無生法不可得故。」[footnoteRef:298] [二] [298: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26 無生品〉（大正8，271c3-24）。] 

舍利弗言：「生生無生生。汝所言[footnoteRef:299]、樂說，為生為無生？」須菩提言：「諸法無生，所言無生，樂說亦無生，如是樂說。」[footnoteRef:300] [三] [299:  言＋（所）【宋】【元】【明】【宮】。（大正8，539d，n.1）]  [300: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26 無生品〉（大正8，271c24-272a12）。]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須菩提！汝於說法人中，為最[footnoteRef:301]第[footnoteRef:302]一。何以故？須菩提！隨所問皆能答故。」須菩提言：「法應爾。諸佛弟子，於無依止法，所問能答。何以故？一切法無定故。」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是何波羅蜜力？」須菩提言：「是般若波羅蜜力。舍利弗！若菩薩聞如是說、如是論時，不疑不悔不難，當知是菩薩行是行，不離是念。」[footnoteRef:303] [四] [301:  為最＝最為【宋】【元】【明】。（大正8，539d，n.2）]  [302:  第＝為【宮】。（大正8，539d，n.3）]  [303: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26 無生品〉（大正8，272a12-c28）。] 

舍利弗言：「若菩薩不離是行、不離是念，一切眾生亦不離是行、不離是念，一切眾生亦（540a）當是菩薩。何以故？一切眾生不離是念故。」須菩提言：「善哉，善哉！舍利弗！汝欲離[footnoteRef:304]我而成我義。所以者何？眾生無性故，當知念亦無性；眾生離故，念亦離；眾生不可得故，念亦不可得。舍利弗！我欲令菩薩以是念行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305] [五] [304:  離＝難【宋】【元】【明】【宮】。（大正8，540d，n.1）]  [305:  亦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26 無生品〉（大正8，272c28-273a18）。] 



【附錄二】《般若經》諸譯本中的兩段「諸法無受三昧」：
一、般若經引文:
第一段「諸法無受三昧」：
小品部類
（1）［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6a29-b2）：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一切字法不受，是故三昧無有邊、無有正，諸阿羅漢、辟支佛所不能及。
（2）［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卷1〈1 行品〉（大正8，479b5-8）：
是名曰菩薩大士諸法無受之定 (我於世間所受如夢如影，影為無所得也)。場廣趣大而無有量，一切弟子、諸緣一覺所不能持也。
（3）［西晉］竺法護譯，《摩訶般若鈔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509a16-18）：
是菩薩摩訶薩為行般若波羅蜜。復不受三昧字廣大所入，不受聲聞、辟支佛，乃至薩芸若都不受。
（4）［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7c11-13）：
菩薩應如是學行般若波羅蜜，是名菩薩諸法無受 三昧廣大，無量無定，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壞。
（5）［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會〉卷538〈1妙行品〉（大正7，764, b16-18）：
若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名菩薩於一切法無攝受定，廣大、無對、無量，決定、不共一切聲聞、獨覺，亦不攝受一切智智。
（6）［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會〉卷556〈1 善現品〉（大正7，866, b27-29）：
是名菩薩無所攝受三摩地輪，廣大資具無量無出，不為一切聲聞、獨覺之所引奪，亦不攝受一切智智。
（7）［趙宋］施護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1 了知諸行相品〉（大正8，588a9-11）：
菩薩摩訶薩於無受法中當如是行，此即名為菩薩摩訶薩一切法無受三摩地，廣大圓滿無量決定，不為一切聲聞緣覺所壞。
（8）A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八千頌般若）ed. by P. L. Vaidya：
ayaṃ ca bodhisattvasya mahāsattvasya sarvad
harmāparigṛhīto nāma samādhir, vipulaḥ, puraskṛtaḥ, apramāṇa-niyato, ’sādhāraṇaḥ sarvaśrāvakapratyekabuddhaiḥ.
中品部類
（1）［西晉］竺法護譯，《光讚經》卷3〈假號品 8〉（大正8，169c12-14）：
是為菩薩摩訶薩為無所受，名曰無受三昧。道場具足廣普，無有邊、無有量，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
（2）［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卷2〈11本無品〉（大正8，15a2-3）：
是名為菩薩摩訶薩無所受三昧。積聚廣大無限之用，諸羅漢、辟支佛所不能及。
（3）［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9集散品〉（大正8，236a1-4）：
如是菩薩摩訶薩欲行般若波羅蜜，應觀諸法性空。如是觀心無行處，是名菩薩摩訶薩不受三昧，廣大之用，不與聲聞、辟支佛共。
（4）［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會〉卷409〈8勝軍品〉（大正7，48a23-25）：
是名菩薩摩訶薩無所攝受三摩地。此三摩地微妙殊勝廣大無量，能集無邊無礙作用，不共一切聲聞、獨覺
（5）［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會〉卷484〈3善現品〉（大正7，460a11-14）：
是名菩薩摩訶薩無所攝受三摩地。此三摩地微妙殊勝廣大無量，能集無邊無礙作業，不為一切聲聞、獨覺之所引奪。
（6）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aprajñāpāramitā（二萬五千頌般若）ed. by T. Kimura：
idaṃ bodhisattvasya mahāsattvasya sarvadharmāparigṛhītaṃ nāma samādhimaṇḍalaṃ, vipulaṃ, puraskṛtam, apramāṇaṃ, iyatam, asaṃhāryaṃsarvaśrāvakapratyekabuddhaiḥ.
上品部類
（1）［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會〉卷37〈無住品 9〉（大正5，209b1-3）：
是名菩薩摩訶薩無所攝受三摩地。此三摩地微妙殊勝廣大無量，能集無邊無礙作用，不共一切聲聞、獨覺。

第二段「諸法無受三昧」：
下品部類
（1）［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 道行品〉（大正8，426c17-20）：
如是為無見。何以故？一切法無所從來亦無所持，菩薩摩訶薩一切字法不受字，是故三昧無有邊、無有正，諸阿羅漢、辟支佛所不能及知※。
※知＋（也）【宋】【元】【明】【宮】。（大正8，426d，n.17）
（2）［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卷1〈行品 1〉（大正8，480a2-5）：
是名菩薩大士(不著行亦不斷，行者為生死，斷為泥洹，能護此兩意，是名為特曉明度善權也)。一切諸法無度之定(如十二因緣皆空，如無想可近者，不着不縛，故無得道也)，場曠趍大而無有量，一切弟子，諸緣一覺所不能持。
（3）［西晉］竺法護譯，《摩訶般若鈔經》卷1〈道行品 1〉（大正8，509c4-6）：
是菩薩摩訶薩於一切字法不受，是三昧無有邊、無有極、無所不入，諸羅漢、辟支佛所不能知。
（4）［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初品 1〉（大正8，538a26-29）：
是名菩薩諸法無受三昧，廣大無量無定，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壞。
（5）［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會〉卷538〈妙行品 1〉（大正7，765b7-9）：
如是名為諸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無取執定，廣大無對無量，決定不共一切聲聞、獨覺。
（6）［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會〉卷556〈1 善現品〉（大正7，867b8-10）：
如是名為諸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無生定輪，廣大資具無量無出，不共一切聲聞、獨覺。
（7）［趙宋］施護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1 了知諸行相品〉（大正8，588c24-26）：
一切法無念、無取無非取，此名菩薩摩訶薩一切法無受三摩地，廣大圓滿無量決定，不為一切聲聞緣覺所壞。
（8）A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八千頌般若）ed. by P. L. Vaidya：
ayam ucyate sarva-dharmānupādāno nāma samādhir bodhisattvasya mahāsattvasya, vipulaḥ, puraskṛto, ’pramāṇaniyato, ’sādhāraṇaḥ sarva-śrāvakapratyekabuddhaiḥ. 
中品部類
（1）［西晉］竺法護譯，《光讚經》卷4〈行品 9〉（大正8，172a21-23）：
是名曰一切不受三昧之定。菩薩摩訶薩廣普玄遠而無所量，諸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
（2）［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卷3〈空行品 12〉（大正8，16a28-b1）：
有三昧名於諸法無所生，是諸菩薩摩訶薩無量無限廣大之用，非聲聞、辟支佛所知。
（3）［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相行品 10〉（大正8，237c11-12）：
是名菩薩摩訶薩諸法無所受三昧廣大之用，不與聲聞辟支佛共。
（4）［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會〉卷409〈行相品 9〉（大正7，50c22-25）：
是名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無所取著三摩地。此三摩地微妙殊勝廣大無量，能集無邊無礙作用，不共一切聲聞、獨覺。
（5）［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會〉卷485〈善現品 3〉（大正7，462b2-4）：
是名菩薩於一切法無所取著、無性、無生三摩地。此三摩地微妙殊勝廣大無量，能集無邊無礙作事，不共一切聲聞、獨覺。
（6）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aprajñāpāramitā（二萬五千頌般若）ed. by T. Kimura：
ayaṃ sarvadharmasvabhāvānutpattir nāma samādhir bodhisattvānāṃ mahāsattvānāṃ vipulaḥ puraskṛto ’pramāṇo niyato ’saṃhāryaḥ sarvaśrāvakapratyekabuddhair
上品部類
（1）［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會〉卷41〈般若行相品 10〉（大正5，229c12-14）：
是名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無所取著三摩地。此三摩地微妙殊勝廣大無量，能集無邊無礙作用，不共一切聲聞、獨覺。















二、「無受三昧」異譯對照表
（1）小品般若「無受三昧」異譯對照表[footnoteRef:306]： [306:  參考釋真傳（2012），〈《小品般若經》的兩段諸法無受三昧之再探〉，第23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論文。] 

	譯本
	第一段
	第二段

	A、三昧名稱不明，只有入此三昧時，菩薩之心境的敘述

	1.《道行般若經》
	一切字法不受，是故三昧無有邊、無有正…
	一切字法不受字，是故三昧無有邊、無有正…

	2.《摩訶般若鈔經》
	不受三昧字，廣大所入
	於一切字法不受，是三昧無有邊、無有極…

	B、兩段三昧名稱相同

	1.《小品般若經》
	諸法無受三昧
	諸法無受三昧

	2.《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經》
	一切法無受三摩地
	一切法無受三摩地

	C、兩段三昧名稱不同

	1.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ed. by P. L. Vaidya
	sarvadharmāparigṛhīto nāma samādhir
名為不被一切法攝受之三昧
	sarvadharmānupādāno nāma samādhir
名為不取執一切法之三昧

	2.《大明度經》
	諸法無受之定
	一切諸法無度之定

	3.《大般若經》（四分本）
	一切法無攝受定
	一切法無取執定

	4.《大般若經》（五分本）
	無所攝受三摩地輪
	一切法無生定輪



（2）中品般若「無受三昧」異譯對照表[footnoteRef:307]： [307:  參考釋真傳（2012），〈《小品般若經》的兩段諸法無受三昧之再探〉，第23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論文。] 

	中品般若經

	經名
	［第一段］
	［第二段］

	1.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by T. Kimura
	sarvadharmāparigṛhītaṃ nāma samādhi-maṇḍalaṃ
名為不被一切法攝受之三昧輪
	sarvadharmasvabhāvānutpattir nāma samādhir 
名為一切法自性無生之三昧

	2.《光讚般若經》
	無受三昧
	一切不受三昧之定

	3.《放光般若經》
	無所受三昧
	三昧名於諸法無所生

	4.《摩訶般若經》
	不受三昧
	諸法無所受三昧

	5.《大般若經》（二分本）
	無所攝受三摩地
	一切法無所取著三摩地

	6.《大般若經》（三分本）
	無所攝受三摩地
	一切法無所取著無性無生三摩地










三、「不共一切聲聞、獨覺」異譯對照表：
（1）第一段：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八千頌）：asādhāraṇa不共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二萬五千頌）：asaṃhārya 

	下品
	《道行》：不能及
《大明度》：不能持
〈第四會〉：不共
	《鈔經》：不受（二乘）
《小品》：不能壞
〈第五會〉：不為二乘之所引奪
《佛母出生》：不為二乘所壞

	中品
	《放光》：不能及
《光讚》：不能及
《大品》：不共　　　（《智論》：不共）
〈第二會〉：不共
	〈第三會〉：不為二乘之所引奪


	上品
	〈初會〉：不共
	



（2）第二段：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八千頌）：
asādhāraṇa不共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二萬五千頌）：asaṃhārya 

	下品
	《道行》：不能及（知）
《大明度》：不能持
《鈔經》：不能知
〈第四會〉：不共
〈第五會〉：不共
	《小品》：不能壞
《佛母出生》：不為二乘所壞

	中品
	《放光》：非所知
《光讚》：不能及
《大品》：不共　（《智論》：不共）
〈第二會〉：不共
〈第三會〉：不共
	

	上品
	〈初會〉：不共
	


asaṃhārya：irresistible, insuperable, not to be diverted (from an opinion or purpose), not to be misled, unbribable.(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by Monier Williams, p.117)
不可壞、不可沮壞、不能傾動、不可動、不可移。（《梵和大辭典》，p.165）
按：asaṃhārya在此句子中，用於修飾三昧。
asaṃhārya為a-saṃ-√hṛ 的義務分詞（fpp）。asaṃhārya 中的 ār 是 ṛ 的複強化（vṛddhi）形式，並且帶有「使役」的涵義。
使役的涵義，意味著「不為聲聞、辟支佛所壞」並非是此三昧不被聲聞、辟支佛所壞，而是此三昧能「使令修行者不為聲聞、辟支佛所壞」。
從文脈上來說，「不為聲聞、辟支佛所壞」意味著「不退墮二乘」，則不為二乘所壞的內容，可以指涉「菩提心、求成佛道的決心」等。[footnoteRef:308] [308:  摘自2017《梵語佛典選讀》上課筆記。] 

【附錄三】《大智度論》有關「諸法無受三昧」共不共二乘之討論：
一、引用先尼梵志證悟的原因：
《大智度論》卷42〈9 集散品〉（大正25，368b15-18）：
此經種種因緣說法空，乃至無微相可取。人心疑怪不信，是理難見，以畢竟無相故。以是故須菩提引證小乘中尚有法空，何況行大乘法者而不信法空！

二、先尼梵志證入的方法：
《大智度論》卷42〈9 集散品〉（大正25，368c21-25）：
是經論議：先尼信者，信「佛能令我得道」，是名初信。然後聞佛破吾我，從本已來，常自無我；無我故諸法無所屬、如幻、如夢，虛誑不實，不可得取。得是信力已，入諸法實相，不受色是如去乃至識是如去。

《大智度論》卷42〈9 集散品〉（大正25，369a12-b6）：
復次，略說實智慧義，所謂不見內五眾中，不見外五眾中，亦不見內外五眾中，亦不見離五眾中，見是智慧為實。以無常智慧觀五眾無常，是智慧從因緣和合故有不實。著觀者邪見，不著者得道。若無常相是實者，何故著而不得道？以是故，一切內外不見定智慧。若離是無常等觀得道者，一切凡人亦應得道，以是故說「離是智慧，亦無所得」。爾時，梵志以是智慧，於一切法中心得遠離，於智慧亦復遠離；一切我見等取相邪見，一切皆滅，亦不從無智得。

三、聲聞與菩薩的無受三昧的差異
《大智度論》卷42〈9 集散品〉（大正25，367c21- 368a11）：
問曰：聲聞、辟支佛，一切法不受故漏盡；此中云何說「不受三昧，不與二乘共」？
答曰：彼雖有不受三昧，無有廣大之用，不利不深，亦不堅固。
復次，聲聞、辟支佛漏盡時，得諸法不受；菩薩久來知一切法不受，皆如無餘涅槃，畢竟空，是故說「不與二乘共」。
復次，二乘有習氣，有礙有障故，雖有無受三昧，不清淨；如摩訶迦葉聞菩薩伎樂，於坐處不能自安。……聲聞、辟支佛習氣，於菩薩為煩惱。
復次，此無受三昧，惟佛遍知；菩薩求佛道故，雖不能遍，而勝於二乘，以是故說「不與二乘共」。



【附錄四】《大智度論》有關四諦現觀之討論[footnoteRef:309]： [309:  參考釋開仁（1999），〈四諦頓、漸現觀之初探〉，福嚴佛學院第八屆初級部學生論文集。] 

一、四諦平等觀：
《大智度論》卷35（大正25，321a16-18）：
問曰：諸賢聖智慧，皆緣四諦生，何以但說滅諦？
答曰：四諦中，滅諦為上。所以者何？是三諦皆屬滅故。

《大智度論》卷94（大正25，720c16-19）：
四諦平等即是滅，不用苦諦滅，不用※乃至道諦滅。何以故？是苦等四法皆從緣生，虛妄不實，無有自性。
※〔不用〕－【宋】【元】【明】【宮】。（大正25，720d，n.8）

《大智度論》卷94（大正25，721a29-b3）：
知是四諦藥病相對，亦不著是四諦，但觀諸法如實相，不作四種分別觀。
須菩提問：云何如實觀諸法？
佛言：觀空。

二、利根菩薩的智慧遠勝於聲聞：
《大智度論》卷54（大正25，444a23-b3）：
聲聞人智力薄故，初始不能觀五眾若遠離、若寂滅等，但能觀無常等，入第三諦，乃能觀寂滅。菩薩利根故，初觀五眾，便得寂滅相。用無所得者，常用無所得空慧觀諸法相。……般若相者，不離五眾有涅槃，不離涅槃有五眾，五眾實相即是涅槃。是故初發心鈍根者，先用無常等觀，然後觀五眾寂滅等；十二因緣亦如是。

《大智度論》卷86（大正25，662b24-c13）：
聲聞人以四諦得道，菩薩以一諦入道。佛說四諦皆是一諦，分別故有四；是四諦、二乘智斷，皆在一諦中。……聲聞、辟支佛智慧，觀色等五眾生滅，心厭，離欲，得解脫。菩薩以大福德智慧觀生滅時，心不怖畏，……菩薩捨生滅觀，入不生不滅中。

三、四諦現觀之頓漸，依眾生根性之利鈍而定：
《大智度論》卷18（大正25，197a3-8）：
如聞說一諦而成道果，或聞二三四諦而得道果。有人於苦諦多惑故，為說苦諦而得道；餘三諦亦如是。或有都惑四諦故，為說四諦而得道。如佛語比丘：「汝若能斷貪欲，我保汝得阿那含道。」若斷貪欲，當知恚痴亦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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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下品般若
[bookmark: _Toc534535106]第一項、般若的傳宏
（pp.640-647）

壹、論定「下品般若」的古形，以理解「般若法門」的發展與宏揚（pp.640-641）
（壹）「下品般若」與譯本概說（p.640）
在《般若經》──三部（五分）的次第集成中，由於「原始般若」的流通傳布，首先編集成部的，是「下品般若」，也就是中國舊傳的「小品」。
「下品般若」的「漢譯本」，共三十品。「秦譯本」為二十九品。
（貳）依兩次囑累論定古形之品目（pp.640-641）
一、前二十五品──下品般若古形的殘留（pp.640-641）
「秦譯本」〈見阿閦佛國品〉第25，末後說：「說是法時，諸比丘眾，一切大會天人阿修羅，皆大歡喜」[footnoteRef:310]，這表示經文已經結束了。「漢譯本」與「吳譯本」，雖沒有這幾句，但研究起來，這是「下品般若」古形的殘留。 [310: （原書p.646，n.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25見阿閦佛品〉（大正8，579b10-11）。] 

如在〈見阿閦佛國品〉以前，是〈（641）囑累品〉第二十四（古本是不分品的），而二十九品又是〈囑累品〉。「漢譯本」沒有這幾句，而也有二次的囑累，與「秦譯本」相同。
囑累了又囑累，在「下品般若」是毫無理由的。原來「中品般若」中，囑累了以後，再廣說菩薩的「方便道」[footnoteRef:311]，然後又囑累而結束。[footnoteRef:312] [311:  印順法師，《般若經講記》〈金剛般若婆羅蜜經講記〉，p.16：
依《智論》說：發心到七地是般若道──餘宗作八地，八地以上是方便道。般若為道體，方便即般若所起的巧用。]  [312: （1）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100〈90釋囑累品〉（大正25，754b27-c3）：
問曰：先〈見阿閦佛品〉中囑累，今復囑累，有何等異？
答曰：菩薩道有二種：一者、般若波羅蜜道，二者、方便道。
先囑累者，為說般若波羅蜜體竟；今以說令眾生得是般若方便竟，囑累。以是故，〈見阿閦佛〉後，說〈漚和拘捨羅品〉。
（2）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四節〈中品般若〉，pp.676-677： 
〈67無盡品〉、〈68六度相攝品〉、〈69方便品〉、〈70三慧品〉──四品，都是依〈見阿閦佛品〉而成的廣本。〈見阿閦佛品〉到此為止，「下品般若」也就圓滿了，而「中品般若」，卻依般若而有的「方便力」，開展出以下的十七品。《大智度論》稱這部分為「方便道」；「中品般若」的「後分」，的確是處處說到「方便之力」的。「下品般若」是「般若道」，重於般若的無所取著，悟入如如法性；「中品般若」的「後分」，是「方便道」，重於方便的化他；自行、化他而重於不違實相的施設。] 

二、後四品──受中品般若影響而增補（p. 641）
兩次囑累，在「中品般若」是合理的，所以「下品般若」，起初是到此「皆大歡喜」而結束了，後四品是受了「中品般若」的影響而增補的。
（參）小結（p.641）
現在，先依前二十五品，理解「般若法門」的發展與宏揚。
貳、甚深「般若法門」的普及教化（p.641-644）
（壹）深徹悟入的「原始般若」（p.641）
一、一般人不易理解（p.641）
「原始般若」是深徹悟入的法門，一般人所難以接受了解的，所以〈初品〉一再的說：「若聞此說，不驚、不怖、不沒、不退」，是「不離般若波羅蜜行」的，「住不退轉地」的，「已從諸佛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的。[footnoteRef:313] [313: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7 b11-12），（537b20-21），（537c2-4），（539c5-7），（539b22-24）。
按：此五處內容分別為「是名教菩薩般若波羅蜜」、「不離般若波羅蜜行」、「住不退轉地」、「發大莊嚴」、「行般若波羅蜜」。「已從諸佛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一句乃接續「不念不分別」，見於（538b4-5）。] 

二、是少數人所能得（p.641）
這樣的深法，是少數人所能得的，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大正8，542c15-19）說：「閻浮提少所人於佛得不壞信，乃至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行菩薩道者，亦復轉少。憍尸迦！無量無邊阿僧祗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中若一若二住阿毘跋致（不退轉）地」。
「眾生多行菩提，……少有菩薩能得阿毘跋致記者」[footnoteRef:314]，也是同一意義。 [314: （原書p.646，n.2）［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18 伽提婆品〉（大正8，569c14-15）。] 

經上又說：「般若波羅蜜甚深，難解難知，以是義故，我欲默然而不說法」。[footnoteRef:315]這是以釋尊成佛不久，不想說法的故事，作為般若波羅蜜甚深的證明。 [315: （原書p.646，n.3）［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15 大如品〉（大正8，562b5-8）。] 

（貳）「下品般若」的方便適應（pp.641-644）
一、引言──為普及教化而展開的方便（pp.641-642）
然而，佛不想說法而終於說了！佛法流傳開來，修學者的根（642）性不一，鈍根淺智也來修學了。同樣的，「原始般若」的集成傳布，起初是少數人事，而終於普及起來。
二、以讀、誦、書寫、供養經卷為方便（p.642）
（一）繼承佛法智證的特質──以聞思修為方便（p.642）
般若法門繼承佛法智證的特質，也就繼承了「親近善友，多聞正法，如理作意，法隨法行」──聞思修為方便。所以不但要安住、修習、相應、不離般若，也要思惟、觀察，及聽聞，讀，誦，受持。[footnoteRef:316] [316: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7b22-25）：
欲學聲聞地，當聞是般若波羅蜜，受持、讀、誦，如說修行。欲學辟支佛地，當聞是般若波羅蜜，受持、讀、誦，如說修行。欲學菩薩地，亦當聞是般若波羅蜜，受持、讀、誦，如說修行。] 

（二）適應寫經而有的適應（p.642）
1、讚嘆書寫經卷等的功德（p.642）
恰好那時的聖典，開始書寫流傳，所以般若法門，讚揚經卷的書寫，供養經卷，及布施經卷的功德。[footnoteRef:317]（三）〈塔品〉，（四）〈明咒品〉，（五）〈舍利品〉，[footnoteRef:318]充分表示了，對於「法」──般若波羅蜜的尊重供養，代替了「佛」──舍利塔的尊重供養。[footnoteRef:319]這是般若深悟法門，所展開的通於淺易普及的方便。 [317:  參見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八章，第三節〈神祕力護持的仰信〉，p.522。]  [318: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3 塔品〉（大正8，541c7-543b18），〈4 明咒品〉（大正8，543b20-545a22），〈5 舍利品〉（大正8，545a24-546a16）。
（2）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2〈3 功德品〉（大正8，431a1-436c5）；［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卷2〈3 持品〉（大正8，483b24-485b6），〈4 功德品〉（大正8，485b8-485c18）。]  [319: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二章，第一節〈佛陀遺體的崇敬〉，p.79：
三、法舍利窣堵波：……懷念佛的恩德，所以為生身舍利造塔，並修種種的供養。然佛的所以被稱為佛，不是色身，而是法身。由於佛的正覺，體悟正法，所以稱之為佛，這才是真正的佛陀。佛的生身，火化而留下的身分，稱為舍利。佛的法身，證入無餘般涅槃界，而遺留在世間的佛法，不正是法身的舍利嗎？一般人為「生身舍利」造塔，而為「法身舍利」造塔的，大概是在學問僧中發展出來的。這二類舍利，如《浴佛功德經》所說：「身骨舍利」，「法頌舍利」。法──經典的書寫，是西元前一世紀，但短篇或一四句偈的書寫，當然要早些。……為法（身）舍利造塔的，是將經藏在塔內；而多數是寫一首「緣起法頌」，藏在塔內，所以稱為「法頌舍利」。] 

2、類比《法華經》的「法師」（唄𠽋者）（p.642）
這一方便，與《法華經》〈法師品〉所說的一樣。[footnoteRef:320]「法師」（dharma-bhāṇaka），與通俗教化，音聲佛事的「唄（口匿）者」（bhāṇaka）有關。「唄（口匿）者」著重讀、誦、解說經法，名為「法師」。在大乘通俗教化中，為在家出家者的通稱。[footnoteRef:321] [320: （原書p.646，n.4）［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10法師品〉（大正9，30c7-31c28）。]  [321: （1）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五章，第二節〈初期大乘的持宏者〉，pp.1276-1277：
讚誦、說法、書寫者，稱為「法師」──法的唄（口匿）者。「唄（口匿）」本是比丘的一類，所以「法師」而通於在家、出家，應該是從比丘「法師」而演化到在家的。「般若法門」初傳，除少數的深忍悟入外，在固有的部派教團中，即使相當同情，也不容易立刻改變，所以大乘初興，菩薩比丘是少數，在僧團中沒有力量，每每受到擯斥，這是大乘經所明白說到的。般若太深，而固有教團中又不容易開展，所以般若行者，在六齋日，展開通俗的一般教化，攝化善男子、善女人。對於讀、誦、解說──攝化一般信眾的「法師」，由於菩薩比丘還少，信心懇篤，理解明徹而善於音聲的善男子、善女人，就出來協助而成為「法師」。在家眾中，也可能有傑出優越的「法師」。信受「般若法門」的善男子、善女人多了，影響固有教團，等到「菩薩比丘」，「菩薩比丘法師」多起來；善男子、善女人，終於又成為大乘佛教的信眾（如婆汰私婆迷、勝軍論師那樣的在家菩薩，到底是絕少數）。
（2）亦參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序說〉，p.15；第四章，第二節〈教內對立的傾向〉，pp.226-229。] 

三、適應一般社會大眾而展開的方便（pp.642-643）
（一）般若法的流行，得力於現在功德的結合（p.642）
1、一般大眾為攝化的對象（p.642）
「善男子」、「善女人」，是「般若法門」所攝化誘導的，信受修行般若波羅蜜的一般大眾。[footnoteRef:322] [322: （原書p.646，n.5）「善男子」，《阿含經》的本義，與我國的『世家子』相近。在佛教的發展中，轉化為信受佛法者的通稱。「善男子、善女人」，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善男信女。在部派佛教中，大眾部（Mahāsāṃghika）與法藏部（Dharmaguptaka），稱發願受具足戒者為「善男子、善女人」，見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pp.245-259。] 

2、適應一般的宗教要求，讚嘆般若法門有不思議的威力（pp.642-643）
甚深的「般若波羅蜜法門」，要勸發一般人來信受，實在是不容易的！所以除了適應當時寫經的風氣，以讀、（背）誦、書寫、供養經卷為方便，更廣說現世功德，以適應一般的宗教要求。
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大正8，542b5-9）說：
「般若波羅蜜是大咒術，無上咒術。善男子善女人學此咒術，不自念惡，不念他惡，不兩念惡。學是咒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薩婆若智，能觀一切眾生心」。
（643）「呪術」（vidyā），或譯為「明呪」。般若波羅蜜有不思議的威力，能成佛道，度眾生，而現世更有不橫死，不恐怖，沒有疾病，不犯官非，不受鬼神惡魔的嬈亂；經中有誦持般若波羅蜜，能退外道、惡魔的實驗[footnoteRef:323]。[footnoteRef:324] [323:  實驗：1.實際的效驗。2.實際的經驗。（《漢語大詞典》（三），p.1621）]  [324: （原書p.646，n.6）［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4明咒品〉（大正8，543c1-544a13）。] 

般若甚深法門的廣大流行，是得力於消災免難等世俗宗教事儀的結合。
3、與諸天有關的世俗悉檀（p.643）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這些世俗悉檀，在《阿含經》中，大都表現為（一般宗教所崇敬的）梵、釋、天子們的讚歎、護持或問答。[footnoteRef:325]「下品般若」也是這樣，帝釋（Śakra-devānām-indra）是「難問者」，[footnoteRef:326]有著重要的地位。而諸天、天子、天女，更不斷的出入於般若法會，一再表示其讚歎與護持的真誠。 [325:  參見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五章，第二節〈中、長、增一的不同適應〉，p.270。]  [326: （原書p.646，n.7）［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4〈9歎淨品〉（大正8，552b29-c19）。] 

（二）以因果業報的觀念誘導眾生修學（p.643）
讀、誦、書寫、供養，有不思議的功德，激發學習者的信心。
相反的，對[footnoteRef:327]般若法門而不信的，懷疑的，誹毀的，罪惡比「五逆」要重得多。[footnoteRef:328]過去世聽聞而捨去的，今世也會聽聞而捨去。[footnoteRef:329]今世的信與不信，問義或不問義，疑悔或不疑不悔，都由於過去世的慣習，[footnoteRef:330]所以應該聽聞、問義、「信解不疑不悔不難」。 [327:  對：18.逢；遇。（《漢語大詞典》（二），p.1293）]  [328: （原書p.646，n.8）［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8泥犁品〉（大正8，550c12-551b7）。]  [329: （原書p.646，n.9）［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8泥犁品〉（大正8，550c7-12）。]  [330: （原書p.646，n.10）［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13相無相品〉（大正8，560a1-28）。] 

以因果、業報的觀念，誘導善男子善女人的誠信修學。
四、以隨喜功德而迴向佛道為方便（pp.643-644）
（一）彌勒的方便安樂行（懺悔、隨喜、迴向）（p.643）
彌勒（Maitreya）菩薩，是公認的未來佛；彌勒成佛時，也是說般若波羅蜜的。
彌勒是在淨土成佛的；彌勒往昔行菩薩道時，「但以善權方便安樂之行，得致無上正真之道」。善巧方便的安樂行，就是懺悔、隨喜、迴向，如說：「我悔一切過，勸助（「隨喜」的舊譯）眾道德，歸命禮諸佛，令得無上慧」[footnoteRef:331]。 [331: （原書p.646，n.11）［西晉］竺法護譯，《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大正12，188c22-27）。] 

（二）與般若相應的「無相隨喜迴向」（pp.643-644）
適應佛教界的彌勒信仰，「下品般若」立〈迴向品〉，由彌勒菩薩說「隨喜迴向」。[footnoteRef:332]彌勒所說的「隨喜迴向」，是無相的「隨喜迴向」，也就是與般若波羅蜜相應（644）的；般若法門容攝了方便安樂行。 [332: （1）（原書p.647，n.12）［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7迴向品〉（大正8，547c12-549c26）。
（2） 亦參［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3〈4漚拘舍羅勸助品〉（大正8，438a13-440b13）；［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卷2〈5變謀明慧品〉（大正8，486a19-487b15）。
（3）亦參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九章〈大乘經之序曲〉，p.575。] 

五、小結（p.644）
以讀、誦、書寫，供養經卷為方便，隨喜功德而迴向佛道為方便，適應一般社會大眾，「原始般若」從傳統佛教中出來，急劇的發展起來。
（參）般若法門的弘傳路線（p.644）
一、般若法門的弘傳於北方（p.644）
在「下品般若」集成時，般若法門已流行於印度的北方，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4（大正8，555a27-b4）說：
「如來滅後，是般若波羅蜜當流布南方，從南方流布西方，從西方流布北方。舍利弗！我法盛時，無有滅相。……後五百歲時，般若波羅蜜當廣流布北方」。
般若是興起於南方的，後來流行於北方，[footnoteRef:333]是與事實相合的。 [333: （原書p.647，n.13）「唐譯本」作：興起於東南方，次第經南、西南、西、西北、北方，而到達「東北方」，如［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卷546（大正7，808b21-c18）。這是後代的修正說，「東北方」意味著中國。] 

北方，是烏仗那（Udyāna）、犍陀羅（Gundhara）為主的罽賓區。
二、興起於南方塞迦（p.644）
說到南方，「吳譯本」作「釋氏國」；[footnoteRef:334]《阿育王傳》也說「南方有王名釋拘」[footnoteRef:335]。南方的「釋拘」，是賒迦族（Sakas）而建國於南方的，以那私迦（Nāsīk）為首府，佔有沿海地區。鄔闍衍那（Ujjayainī）為首府的牧伯，《大莊嚴論經》也稱之為「釋伽羅王」。[footnoteRef:336]這一地區的佛教，以分別說系（Vibhajyavādināḥ）為主，與案達羅（Andhras）地方的大眾部系（Mahāsaṃghikāḥ），呼吸相通。[footnoteRef:337] [334: （原書p.647，n.14）［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卷3（大正8，490a25）。]  [335: （原書p.647，n.15）［西晉］安法欽譯，《阿育王傳》卷6（大正50，126c3-4）。]  [336: （原書p.647，n.16）馬鳴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莊嚴論經》卷15（大正4，343b4）。]  [337:  按：這些區域與大乘佛教興起的關係，可參考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七章〈邊地佛教之發展〉，pp.417-459。] 

三、小結（p.644）
「原始般若」是從南方教區中興起的；等到「下品般若」的集成，卻在北方。那時，北方的般若法門，已大大的流行了。[footnoteRef:338] [338: （1）印順法師，《華雨集》（二），中篇，第二章，第二節〈書寫，供養與讀誦功德〉，p.129：
般若是甚深的智證法門，直示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空，一切法本淨的深義，而卻說讀誦《般若經》有種種的現生利益，並能降伏魔王、外道的嬈亂，這在讀者也許會感到意外的。般若法門興起於南方，大成於北印度，可能與當地的部派佛教有關。
（2）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三章，第一節〈初期大乘經的流布〉，p.89：
「初期大乘」的主要教典，可以推定的是：《般若》，《華嚴》（部分），及思想介於《般若》、《華嚴》間的文殊教典，重於菩薩深廣的大行，菩薩普入世間的方便，是興起於南方，傳入北方而大成的。
（3）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四章，第一節〈龍樹及其論著〉，p.121：
龍樹在雪山（Himālaya）的一處佛寺中，讀到了大乘經。雪山在印度北部的邊境；《般若》等大乘經，起於南方而大成於北方，在雪山地區讀到大乘經，是合於事實的。] 

（肆）結說（p.644）
上來，依「下品般若」所說，看出甚深般若普及教化的情形。
參、北方持經譬喻師的風格展現於「下品般若」中（pp.644-646）
（壹）重經法（pp.644-645）
一、經文用純粹的散文寫出（p.644）
「下品般若」的經文，用純粹的散文寫出，散文的表示意義，比偈頌要明確得多。
二、以五蘊為觀境（pp.644-645）
全經以「（645）五陰」為觀境，與《阿含經》的「蘊相應」[footnoteRef:339]相合，佛是多依「五陰」來開示的。 [339:  印順法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七〈雜阿含經的次第與部類〉，p.41：
依《瑜伽論攝事分》，可以推見《雜含》的前五卷，應為〈五陰誦第一品〉。] 

「般若法門」不是「阿毘達磨」，不用到處列舉「蘊處界」的。
（貳）多用譬喻而少談理論（p.645）
一、總說（p.645）
為了說明意義，「般若法門」少談理論而多用譬喻，每連舉多種譬喻來表示，這正是普及弘傳所必要的。
二、舉證（p.645）
（一）受持般若功德的譬喻的五喻（p.645）
如受持般若功德，舉摩醯[footnoteRef:340]，道場[footnoteRef:341]（〈塔品〉），善法堂[footnoteRef:342]、奉事國王[footnoteRef:343]、寶珠[footnoteRef:344]等譬喻（〈舍利品〉）。 [340: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3塔品〉（大正8，542a14-21）：
憍尸迦！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般若波羅蜜，得如是現世功德。譬如有藥名為摩醯，有蛇飢行求食，見有小虫而欲食之，虫赴藥所，蛇聞藥氣，即迴還去。所以者何？藥力能消蛇毒故。憍尸迦！善男子、善女人亦如是，若受持讀誦般若波羅蜜，種種毀亂違逆事起，以般若波羅蜜力故，即自消滅。]  [341: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3塔品〉（大正8，542b9-15）。]  [342: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5舍利品〉（大正8，545a29-b5）。]  [343: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5舍利品〉（大正8，545b10-17）。]  [344: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5舍利品〉（大正8，545b17）。] 

（二）久行菩薩而臨近受記的五喻（p.645）
久行菩薩而臨近受記的，如夢見坐道場、近城邑聚落、近大海、華葉將生、女人將產不久──五喻（〈不可思議品〉）。[footnoteRef:345] [345: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4〈10不可思議品〉（大正08，554b2-c10）。] 

（三）捨般若而取二乘經的七喻（p.645）
捨般若波羅蜜而取餘（二乘）經的，如狗不從主人而反從作務者乞食、捨象觀象跡、捨大海而求牛跡水、捨帝釋殿而取法日月宮殿、捨輪王而取小王、捨百味食而反食六十日飯、捨無價寶珠而取水精──七喻（〈魔事品〉）。[footnoteRef:346] [346: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11魔事品〉（大正8，556a18-b21）。] 

（四）諸佛護持般若的譬喻（p.645）
諸佛護持般若，如諸子的護念生母（〈小如品〉）。[footnoteRef:347] [347: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12小如品〉（大正8，557b29-c5）。] 

（五）不得般若方便會墮落二乘的四喻（p.645）
不得般若波羅蜜方便，是會墮落二乘的，如船破而不取板木浮囊、持坏[footnoteRef:348]瓶取水、船沒有莊治就推著水中、老病者遠行──四喻（〈船喻品〉）。[footnoteRef:349] [348:  坏［pīㄆㄧ］：2.沒有燒過的磚瓦陶器。（《漢語大字典》（一），p.421）]  [349: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14船喻品〉（大正8，560b1-13）。] 

（六）不為般若所護而證實際的譬喻（p.645）
不為般若所護而證實際的，如大鳥的翅膀沒有長成，就從高處飛下來一樣（〈大如品〉）。[footnoteRef:350] [350: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15大如品〉（大正8，563a4-24）。] 

（七）思惟般若的功德極多的譬喻（p.645）
思惟般若的功德極多，如憶念女人，念念不忘一樣（〈深功德品〉）。[footnoteRef:351] [351: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17深功德品〉（大正8，566a23-29）。] 

（八）善根增長能得菩提的譬喻（p.645）
善根增長，能得菩提，如前焰後焰燒炷一樣（〈深功德品〉）。[footnoteRef:352] [352: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17深功德品〉（大正8，567a27-b12）。] 

（九）觀空而不證的三喻（p.645）
菩薩觀空而能夠不證，如勇健者率眾脫險、鳥飛虛空、射箭不落──三喻（〈恆伽提婆品〉）。[footnoteRef:353] [353: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18恆伽提婆品〉（大正8，568c24-569a22）。] 

（十）行般若不念不分別的六喻（p.645）
行般若波羅蜜，不念不分別，如虛空、幻所化人、影、如來、如來所化人、機關木人──六喻（〈稱揚菩薩品〉）。[footnoteRef:354] [354: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23稱揚菩薩品〉（大正8，575c21-576a19）。] 

幻所化與虛空，更是到處引用為譬喻的。
（參）小結（pp.645-646）
「下品般若」是重經法的，多用譬喻說法的，與「持經譬喻者」的風格相近。[footnoteRef:355] [355: （1）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第二節，第三項〈聲聞身而菩薩心的大德〉，p.374：
說一切有部，不只是論師，也有「持經譬喻者」一流。……持經譬喻者，是勤修禪觀的，重於通俗教化的──廣引譬喻，多用偈頌來宏法。
（2）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第二節，第三項〈聲聞身而菩薩心的大德〉，p.376：
脇尊者尊重佛說，不作不必要的分別，學風愛好簡略，與初期大乘的精神相近。
（3）詳參印順法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八章〈說一切有部的譬喻師〉，pp.355-376。] 

我以為，以通俗譬喻（646）而表達深義的，是「持經譬喻者」。可能各部派內，都有這一類人，不過北方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āḥ）的經師，特別興盛，有明確的傳說吧了。

第二項、般若的次第深入
（pp.647-664）

壹、從「修學般若者的根機」表顯「般若法門」的廣大流行（pp.647-649）
（壹）原始般若的信受者主要是「不退轉菩薩」（p.647）
「原始般若」中說：「不離般若波羅蜜行」[footnoteRef:356]，「住不退轉地」[footnoteRef:357]，「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壞」[footnoteRef:358]，「能成就薩婆若」[footnoteRef:359]，「近薩婆若」[footnoteRef:360]，「從諸佛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footnoteRef:361]，「行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362]這是著重不退轉菩薩的，所以說：「是深般若波羅蜜，應於阿毘跋致菩薩前說，是人聞是，不疑不悔」[footnoteRef:363]。 [356: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7b21）。]  [357: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7c3-4）。]  [358: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7c13）。]  [359: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41a16）。]  [360: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8a11-12）。]  [361: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8b6）。]  [362: （原書p.664，n.1）以上均見［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初品〉。]  [363: （原書p.664，n.2）［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44〈10不可思議品〉（大正8，554a22-23）。] 

（貳）下品般若的信受者根機多元化（pp.647-648）
但般若的普遍流行人間，信受般若波羅蜜的，不只是不退轉菩薩。
一、能信解修行般若的久行菩薩（pp.647-648）
鄰近般若現證不退的，是久行菩薩，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footnoteRef:364]說： [364: （原書p.664，n.3）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4〈10不可思議品〉（大正8，553c22-25）。2、卷4〈10不可思議品〉（大正8，554c24-25）。3、卷4〈10不可思議品〉（大正8，554a25-27）。4、卷6〈15大如品〉（大正8，561c18-20）。] 

1、「若菩薩摩訶薩，能信解深般若波羅蜜，當知是菩薩如阿毘跋致。何以故？世尊！若人於過去世不久行深般若波羅蜜，則不能信解」。
（648）2、「般若波羅蜜如是，誰能信解？須菩提！若久行菩薩道者」。
3、「若未受記菩薩，得聞深般若波羅蜜，當知是菩薩久發大乘心，近於受記，不久必得受記」。
4、「如是法者，誰能信解？須菩提！若菩薩於先佛所久修道行，成就善根，乃能信解」。
「久行菩薩」，是久發菩提心，於諸佛所久遠修行，多植善根的菩薩，這是能信解修行深般若波羅蜜的。
二、與善知識相隨的新學菩薩（p.648）
進一步說，新學菩薩誠然不容易信解般若波羅蜜，但也不是不可能的，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說：[footnoteRef:365] [365: （原書p.665，n.4）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8c4-7）。2、卷33〈7迴向品〉（大正8，548a7-11）。] 

1、「新發意菩薩聞是說者，將無驚怖退沒耶？佛告須菩提：若新發意菩薩隨惡知識，則驚怖退沒；若隨善知識，聞是說者則不驚怖退沒」。
2、「彌勒言：須菩提！如是迴向法，不應於新發意菩薩前說。所以者何？是人所有信樂恭敬淨心，皆當滅失。須菩提！如是迴向法，應於阿毘跋致菩薩前說。若與善知識相隨者說，是人聞是不驚不怖不沒不退」。[footnoteRef:366] [366: （1）（原書p.665，n.5）文中所說「新發意」，異譯本作「新學」。
（2）參見［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道行品〉（大正8，427a27-29），卷3〈4漚拘舍羅勸助品〉（大正8，438b10-14）；［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卷2〈5變謀明慧品〉（大正8，486b8-11）；［西晉］竺法護譯，《摩訶般若鈔經》卷1〈1道行品〉（大正8，510a17-20），卷3〈4善權品〉（大正8，520a16-21）。] 

初學者修學般若波羅蜜，「善知識」是必要的。如有善知識的教導，初學者也可能信解般若波羅蜜的。善知識以外，善男子善女人來聽聞、讀、誦、書寫、供養、如說而行的，還能得諸天的護持，[footnoteRef:367]諸佛的護持，[footnoteRef:368]所以能不受惡魔的嬈亂。 [367: （原書p.665，n.6）［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4〈9歎淨品〉（大正8，552c2-4）。]  [368: （原書p.665，n.7）［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12小如品〉（大正8，557b25-28）。] 

（參）小結（pp.648-649）
這樣，深徹的般若波羅蜜法門，不退轉菩薩，（649）久行菩薩，初學，都可以修學了。般若法門就這樣的廣大流行起來！這是「下品般若」所說到的。
貳、「般若法門」的興起與傳統佛教的關聯（pp.649-653）
在「般若法門」流行中，傳統佛教的聲聞弟子，能否信解般若法門呢？ 
（壹）般若法門淵源於聲聞佛教（p.649）
一、般若的宣說者、發問者（p.649）
「原始般若」的興起，與傳統的佛教，關係極深！「原始般若」的宣說者，發問者，是無諍行第一須菩提（Subhūti），智慧第一舍利弗（Śāriputra）。
「下品般若」（及《原始般若》增補部分[footnoteRef:369]）中，更有多聞第一阿難（Ānanda），論議第一摩訶迦旃延（Mahākātyāyana），說法第一富樓那（Pūrṇamaitrayaṇīputra），辯才第一大拘絺羅（Mahākauṣṭhila）。[footnoteRef:370] [369: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二節〈原始般若〉，p.630：
（2）佛答須菩提：菩薩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如幻人學[一]。菩薩惡知識；菩薩善知識[二]。菩薩[三]。摩訶薩[四]。※ 
※（原書p.630，n.4）佛答須菩提一大段，體裁與前後不同。「摩訶薩」部分，廣說「大乘」，一般都以為是後起的。
按：在「摩訶薩」的部分，出現了富樓那。參見［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8c26-539b29）。]  [370: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2釋提桓因品〉（大正8，540c18-25）：
爾時，舍利弗、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摩訶拘絺羅、摩訶迦栴延，問須菩提：「如是說般若波羅蜜義，誰能受者？」
時，阿難言：「如是說般若波羅蜜義，阿毘跋致菩薩、具足正見者、滿願阿羅漢，是等能受？」
須菩提言：「如是說般若波羅蜜義，無能受者。所以者何？此般若波羅蜜法中，無法可說，無法可示。以是義故，無能受者。」] 

聲聞弟子能為菩薩說般若波羅蜜。
二、般若的受囑累者（p.649）
般若波羅蜜是囑累阿難[footnoteRef:371]的。佛對阿難說：「阿難！……若以六波羅蜜為菩薩說，汝為弟子，功德具足，我則喜悅！」[footnoteRef:372] [371: （1）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79〈66囑累品〉（大正25，619b17-23）：
何以故以般若波羅蜜慇懃囑累阿難似如貪惜？
答曰：諸佛為利益眾生故出世，現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無量光明神足變化皆為眾生故。第一利益眾生，無過般若波羅蜜，能盡諸苦故，是般若波羅蜜因語言、文字、章句可得其義，是故佛以般若經卷慇懃囑累阿難。
（2）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100〈90釋囑累品〉（大正25，754b18-27）：
問曰：更有何法甚深勝般若者，而以《般若》囑累阿難，而餘經囑累菩薩？
答曰：般若波羅蜜非祕密法。而《法華》等諸經說：「阿羅漢受決作佛」，大菩薩能受持用；譬如大藥師能以毒為藥。
復次，如先說，般若有二種：一者、共聲聞說；二者、但為十方住十地大菩薩說，非九住所聞，何況新發意者！
復有九地所聞，乃至初地所聞，各各不同。般若波羅蜜總相是一，而深淺有異，是故囑累阿難無咎。]  [372: （原書p.665，n.8）［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24囑累品〉（大正8，578a28-b3）。] 

這表示了般若法門，是淵源於聲聞佛教的。
（貳）聲聞弟子對般若法門的不同態度（pp.649-650）
一、部份能信受、隨喜讚揚般若（p.649）
般若法門興起流行時，傳統的聲聞弟子，部分是信受般若的。雖然自己還是聲聞行者，卻能容受般若，隨喜讚揚般若，真如《法華經》所說那樣：「內秘菩薩行，外現是聲聞」[footnoteRef:373]。 [373: （原書p.665，n.9）［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8a17）。] 

二、被稱為魔事的拒斥般若者（pp.649-650）
但維護傳統而拒斥般若法門，加以毀謗的，也不在少數，這在經中是稱之為魔事的，如說：[footnoteRef:374] [374: （原書p.665，n.10）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11魔事品〉（大正8，557b8-9）。2、卷6〈16 阿惟越致相品〉（大正8，564b19）。3、卷6〈16阿惟越致相品〉（大正8，564b24-27）。] 

1、「惡魔詭誑諸人，作是言：此非真般若波羅蜜。」
2、「汝若受阿惟越致記者，即受地獄記！」
3、「作沙門[footnoteRef:375]，至菩薩所，作是言……汝所聞者，非佛所說，皆是文飾莊校之辭。我所（650）說經，真是佛語。」 [375: （原書p.665，n.11）［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卷6〈15阿惟越致品〉（大正8，454c29），「沙門」作「作其師被服」，是披袈裟的出家者。] 

（參）般若法門對聲聞行者所表現的態度（pp.650-651）
一、尊重──聲聞的悟證不離無生忍（p.650）
行般若波羅蜜的菩薩，尊重聲聞聖者，認為聲聞聖者的悟證，不離菩薩無生忍[footnoteRef:376]，與菩薩有著相同的一分。 [376: （原書p.665，n.12）［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2 釋提桓因品〉（大正8，540c2-5）。] 

所以說到般若波羅蜜的信受者，在菩薩以外，提到了「具足正見者」與「滿願阿羅漢」[footnoteRef:377]。「具足正見者」，是已見聖諦的（須陀洹初果以上）。四果聖者不離菩薩的無生忍，當然能信解般若波羅蜜了。 [377: （1）（原書p.665，n.13）［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12小如品〉（大正8，540c23）。
（2）亦參［宋］施護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2〈12顯示世間品〉（大正8，631c5-9）。] 

這也表示了，不信般若波羅蜜的，決不是聖者，或是（自以為然的）增上慢人，或是惡魔所化，受惡魔所惑的人。
二、貶抑（p.650）
菩薩行六波羅蜜，是一般所能承認的。但說到般若波羅蜜，傳統的聲聞行者，就以聲聞的觀智為般若波羅蜜，所以經上說：「諸比丘說相似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378] [378: （原書p.665，n.14）［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6佐助品〉（大正8，546c3-4）。] 

有些菩薩行者，重視聲聞經，想在聲聞經法中求佛道，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11 魔事品〉說（大正8，556a15-18）：
「譬如有狗捨主所與食分，反從作務者索。如是須菩提！當來世或有菩薩，捨深般若波羅蜜，反取餘聲聞、辟支佛經（求薩婆若），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經中廣舉譬喻，形容棄般若法門而取聲聞經者的無知。[footnoteRef:379] [379: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11魔事品〉（大正8，556a18-b21）。] 

三、尊重又貶抑的意義（pp.650-651）
對於傳統佛教，採取了尊重又貶抑的立場，這不但維護了般若法門，也有誘導聲聞修學般若法門的意義。
（一）誘導聲聞修學最顯著的例子（pp.650-651）
1、舉經（pp.650-651）
誘導聲聞修學最顯著的例子，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2 釋提桓因品〉（大正8，540a16-21）說：
「若諸天子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今應當發！若人已入正位，則不堪任發阿耨多（651）羅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已於生死作障隔故。是人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亦隨喜，終不斷其功德。所以者何？上人應求上法」。
2、釋義（p.651）
（1）入正位者不堪任發菩提心（p.651）
「入正位」，是「入正性離生」的舊譯。「入正位」，聲聞行者就得「須陀洹」（初果），最多不過七番生死，一定要入無餘涅槃。這樣，就不能長在生死中修菩薩行，所以說：「已於生死作障隔」。如只有七番生死，就不可能發求成佛道的大心，所以說：「不堪任」。這是依佛教界公認的教理說。
（2）聲聞聖者迴心的可能（p.651）
經上又說：如「入正位」的能發大菩提心，求成佛道，也是隨喜讚歎的，因為上人──聲聞聖者，是應該進一步的求更上的成佛法門。說聲聞聖者不可能發心，又鼓勵他們發心修菩薩道，這是不否定部派佛教的教義，而暗示了聲聞聖者迴心的可能。
（二）〈大如品〉以真如消融了二乘與菩薩的對立（p.651）
特別是〈大如品〉，依「如」──真如（tathātā）而泯「三乘人」與「一（菩薩）乘人」的差別，消融了二乘與菩薩的對立。[footnoteRef:380] [380: （1）（原書p.665，n.15）［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15大如品〉（大正8，563c6-18）。
（2）［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15大如品〉（大正8，563c6-18）：
舍利弗即問須菩提：「汝欲令有一菩薩乘耶？」
須菩提言：「如中可有三乘人不？若聲聞、辟支佛、佛乘？」「須菩提！如中無有三相差別。」
「舍利弗！如有一相不？」「不也，須菩提！」
「舍利弗！如中乃至見有一乘人不？」「不也，須菩提！」
「舍利弗！如是實求是法不可得，汝云何作是念：「是聲聞乘，是辟支佛乘，是佛乘者。」如是三如中無差別。若菩薩聞是事，不驚不怖，不沒不退，當知是菩薩，則能成就菩提。」
爾時佛讚須菩提言：「善哉，善哉！須菩提！汝所樂說，皆是佛力。所謂如中求三乘人，無有差別。若菩薩聞是事，不驚不怖，不沒不退，當知是菩薩能成就菩提。」
（3） 亦參［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6〈54大如品〉（大正8，337c14-338a2）。] 

（肆）「原始般若」轉到「下品般若」所產生的問題（pp.651-653）
一、經典記載大乘佛教內部的情形（p.651）
（一）菩薩不能正確認識般若而產生的輕慢行──偏頗的修行（pp.651-652）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求成佛道的，是菩薩。依〈恭敬菩薩品〉說：有菩薩而不知不見般若波羅蜜的。[footnoteRef:381] [381: （原書p.665，n.16）［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1恭敬菩薩品〉（大正8，573b6-14）。] 

這或是「離般若波羅蜜，無方便行檀」[footnoteRef:382]等；或是偏重仰信的； [382: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0深心求菩提品〉（大正8，573a3）。] 

或修般若波羅蜜，輕視別人，以為不配修學這甚深法門；[footnoteRef:383]或自以為「不退轉者」，輕慢其他的菩薩；[footnoteRef:384] [383: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1恭敬菩薩品〉（大正8，573b18-20）。]  [384: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19阿毘跋致覺魔品〉（大正8，570a29-c14）。] 

或以為我是「遠離行」者，也就是「阿蘭若行」者，而輕視「聚落住」的。[footnoteRef:385]「原始般若」是推重「遠離行」的，或者不免拘泥形跡，而不知真「遠離行」，在乎內心（《阿含經》義[footnoteRef:386]）。 [385: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19阿毘跋致覺魔品〉（大正8，571a8-b3），卷8〈21恭敬菩薩品〉（大正8，573b20-22）。
（2）按：阿蘭若行者與聚落住者的對立，可參考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四章，第二節〈教內對立的傾向〉，pp.200-212。]  [386: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13（309經）（大正2，88c18-89a11）：
……佛告鹿紐：「若眼識色可愛、樂、念、可意，長養於欲；彼比丘見已，喜樂、讚歎、繫著住，愛樂、讚歎、繫著住已，心轉歡喜，歡喜已深樂，深樂已貪愛，貪愛已阨礙。歡喜、深樂、貪愛、阨礙者，是名第二住。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鹿紐！有如是像類比丘，正使空閑獨處，猶名第二住。所以者何？愛喜不斷不滅故，愛欲不斷、不知者，諸佛如來說第二住。若有比丘，於可愛、樂、念、可意，長養於欲色；彼比丘見已不喜樂、不讚歎、不繫著住，不喜樂、不讚歎、不繫著住已，不歡喜，不歡喜故不深樂，不深樂故不貪愛，不貪愛故不阨礙。不歡喜、深樂、貪愛、阨礙者，是名為一一住。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鹿紐！如是像類比丘，正使處於高樓重閣，猶是一一住者。所以者何？貪愛已盡、已知故，貪愛已盡、已知者，諸佛如來說名一一住。」] 

「下品般若」成立（652）時，大乘佛教內部，就有這些情形。
（二）菩薩與菩薩之間應保持和合無諍（p.652）
這可能引起諍執，應該保持菩薩與菩薩間的和合無諍，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1 恭敬菩薩品〉（大正8，573c24-574a2）說：
「菩薩與菩薩共住，其法云何？佛言：相視當如佛想，是我大師。同載一乘，共一道行。如彼所學，我亦應學。彼若雜行，非我所學；若彼清淨學，應薩婆若念，我亦應學」。
二、「原始般若」與〈本生談〉六度說不合的問題（pp.652-653）
（一）「原始般若」與〈本生談〉之不協調（p.652）
菩薩道，依「本生談」而類別為六波羅蜜，是初期大乘所公認的。[footnoteRef:387] [387: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三章〈本生．譬喻．因緣之流傳〉，p.143。] 

「原始般若」專提甚深般若波羅蜜，不說布施等波羅蜜，在「般若法門」的開展中，首先引起了問題，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大正8，554a、545c）說：
「世尊不讚說檀波羅蜜名，不讚說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名！何以故但讚說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388] [388: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4明呪品〉（大正8，544a25-28）。] 

「世尊！菩薩但行般若波羅蜜，不行餘波羅蜜耶！」[footnoteRef:389] [389: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5舍利品〉（大正8，545c23-24）。] 

這是專說般若波羅蜜所引起的疑問。
（二）「下品」與「中品」提出了解說（pp.652-653）
1、「下品般若」的解說（pp.652-653）
（1）般若攝導五度（pp.652-653）
對於這一問題，「下品般若」解說為：不是佛但讚般若，也不是菩薩不行前五波羅蜜，而是在六波羅蜜中，般若波羅蜜有攝導的大用。
因為離去了般若波羅蜜，布施等不能趣入一切智海，也就不成其為波羅蜜。所以，般若如引導者，布施等如盲人；[footnoteRef:390]般若如大地，布施等如種子的生長。[footnoteRef:391] [390: （原書p.665，n.17）［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8 泥犁品〉（大正8，550a20-23）。]  [391: （原書p.665，n.18）［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4 明咒品〉（大正8，544b5-9）。] 

般若為菩薩行的上首，因為布施等如百花異色，般若如歸於同一陰影；[footnoteRef:392]也就是在深悟中，布施等都歸於無二無別。在成佛的甚深證悟中，般若波羅（653）蜜是根本的、究竟的。 [392: （原書p.666，n.19）［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5舍利品〉（大正8，545c27-b1）。] 

在佛法中，般若（慧）本來有攝持一切功德的特性，如《雜阿含經》卷26（大正2，183b21-23）說：
「譬如堂閣眾材，棟為其首，皆依於棟，以攝持故。如是五根慧為其首，以攝持故」。[footnoteRef:393] [393: （原書p.666，n.20）《相應部》〈根相應〉（漢南18，50a10-51a1 // PTS.S.5.228-229）。] 

般若──慧能攝持一切功德，是佛法的根本立場，所以「原始般若」的專提般若波羅蜜，不是說菩薩不需要修學布施等，而只是以般若波羅蜜為先要。
（2）六度中以般若為主（p.653）
這樣，「下品般若」提到了布施等六波羅蜜，末了說：「行般若波羅蜜時，則具足諸波羅蜜」。[footnoteRef:394] [394: （原書p.666，n.2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25 見阿閦佛品〉（大正8，579a21-22）。] 

2、「中品般若」──六度互相具足了（p.653）
到「中品般若」，更到處說六波羅蜜，說六波羅蜜的互相具足了[footnoteRef:395]。 [395: ［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0〈68攝五品〉（大正8，365a26-368c1）。] 

參、「原始般若」、「下品般若」重視不退轉二乘（pp.653-654）
（壹）概說（p.653）
般若波羅蜜，是不再退為二乘的成佛法門。成就佛的薩婆若（一切智），是理想的究極實現；而「住不退轉地」，是修學般若波羅蜜的當前標的。
「原始般若」如此，「下品般若」雖廣說聽聞、讀、誦、書寫、供養等方便，而重點也還是「不退轉」。
（貳）不退轉菩薩的相貌（p.653）
經中舉然燈 （Dīpaṃkara） 佛授記的本生，[footnoteRef:396]並廣說不退轉菩薩的相貌。 [396: （原書p.666，n.22）［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3塔品〉（大正8，541c12-15）。] 

〈阿惟越致相品〉（第16）所說的不退轉菩薩，都是現實人間的修學菩薩道者。[footnoteRef:397] [397: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16阿惟越致相品〉（大正8，564a1-565c26）。] 

〈恆伽提婆品〉末，須菩提又問：「云何知是阿毘跋致」？佛又說了一些阿毘跋致菩薩的相貌。[footnoteRef:398] [398: （原書p.666，n.23）［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18伽提婆品〉-〈19 阿毘跋致覺魔品〉（大正8，569c11-570a15）。] 

不退轉菩薩是不受惡魔所誑惑的，受惑的就不是不退轉者，所以在說不退轉菩薩時，一再說到：
1.不受惡魔所誑惑的。[footnoteRef:399] [399: （原書p.666，n.24）［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16阿惟越致相品〉（大正8，564b16-565a9）。] 

2.自以為不退轉菩薩，其實是受魔所誑惑（654）的。[footnoteRef:400] [400: （原書p.666，n.25）［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19阿毘跋致覺魔品〉（大正8，570b13-571b8）。] 

3.受魔所惱亂的。[footnoteRef:401] [401: （原書p.666，n.26）［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1恭敬菩薩品〉（大正8，573b1-c11）。] 

這裏面有類似的，可能為不同傳布的綜合纂集。
（參）以般若波羅蜜為不退轉二乘的根本方便（pp.654-655）
一、「下品」─不退轉的原義為不退為二乘（p.654）
說到「不退轉」，原義是不退轉為二乘的，「下品般若」引用了種種的譬喻來說明。
「若不為般若波羅蜜所護，於二地中當墮一處，若聲聞地，若辟支佛地」。
「為般若波羅蜜方便所護故，當知是菩薩不中道退轉」[footnoteRef:402]。 [402: （原書p.666，n.27）［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13相無相品〉（大正8，560a26-28）〈14 船喻品〉（560b24-26）。] 

這是以般若波羅蜜為方便（「上品般若」每說「無所得為方便」[footnoteRef:403]）；般若波羅蜜「但屬菩薩」[footnoteRef:404]，信解不離般若波羅蜜，是不退轉為二乘的根本方便。 [403:  參見［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41〈10 般若行相品〉（大正5，231a16-24）等。]  [404: （原書p.666，n.28）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43〈9集散品〉（大正25，371a7）。] 

二、約方便說──與二乘慧證方法的不同（p.654）
二乘不是也有般若──慧嗎？這是不同的，
（一）舉經（p.654）
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17深功德品〉（大正8，567b24-27）說：
「菩薩云何為壞諸相？世尊！是菩薩不如是學：我行菩薩道，於是身斷諸相。若斷是諸相，未具足佛道，當作聲聞。世尊！是菩薩大方便力，知是諸相，過而不取無相」。
（二）釋義（p.654）
壞相而趣入無相，就是二乘的證入。
菩薩雖然不取一切相，但不壞（斷、滅）諸相，所以不取相而也不取無相，這是般若波羅蜜的大方便力！
三、約悲願說──同修三解脫門而結果不同（pp.654-655）
空、無相、無作──無願三昧，聲聞所修習而趣入解脫的，菩薩也修習而能不證入，
（一）舉經（pp.654-655）
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18 伽提婆品〉（大正8，568c19-22、569a25-b29）說：
「菩薩具足觀空，本已生心，但觀空而不證空。我當學空，今是學時，非是證時。不深攝心繫於緣中。……何以故？是菩薩有大智慧深善根故」。
「若菩薩生如是心，我不應捨一切眾生，應當度之，即入空三昧解脫門，無相、無作三昧（655）解脫門。是時菩薩不中道證實際，何以故？是菩薩為方便所護故。……菩薩如是念一切眾生，以是心及先方便力故，觀深法相，若空、若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所有」。
（二）釋義（p.655）
菩薩的般若波羅蜜，這裏是以「悲願」來說明與二乘不同。
1、「願力」──先方便力（p.655）
一是「先方便力」，就是菩薩的願力。現在是學習修行階位，「觀空而不證空」。因為不願證空，所以不深入禪定，這是般若波羅蜜不退轉的大方便。
2、「悲願」──方便所護（p.655）
二是悲願不捨眾生。這樣的悲願──方便所護，在菩薩功德沒有圓滿時，不致於證實際而墮落二乘地。
四、結成（p.655）
「下品般若」明確表示了這一意義，注意到菩薩的「悲願方便」。
然主要的，還是般若波羅蜜大方便力。因為，「雖於恆河沙劫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發大心，大願受無量事，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為般若波羅蜜方便所護故，則墮聲聞、辟支佛地」[footnoteRef:405]。 [405: （原書p.666，n.29）［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15大如品〉（大正8，563a14-17）。] 

菩薩的悲願方便，要不離般若波羅蜜才得！
肆、般若現觀的內容[footnoteRef:406]（pp.655-658） [406:  詳參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六節，第二項〈空性〉，p.715-717。]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壹）「原始般若」但說法相（法性）（p.655）
說到般若波羅蜜行，「原始般若」只是說：不見、不得、不念、不作行、不取、不攝受，體悟「無生」、「無二數」。「無生」、「無二」等，是形容「法相」──「法性」的，是般若波羅蜜現觀的內容。
[bookmark: OLE_LINK2]（貳）「下品般若」則開演更廣了（pp.655-658）
一、約理境（境）而說「如、法性、實際」（pp.655-656）
（一）法性（相）（p.655）
在「下品般若」中，還是一再說到「法相」；
（二）如（pp.655-656）
為了表示「如來」的自證，「如」（tathātā）被舉揚出來，
1、〈小如品〉（pp.655-656）
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12小如品〉（大正8，558b12-24）說：
「五陰如即是世間如，五陰如即是一切法如。一切法如即是須陀洹果如，……即是如來如。是諸如皆是一如，無二無別，無盡無量。如是須菩提！如來因般若波羅蜜得是如相。如（656）是須菩提！般若波羅蜜示諸佛世間，能生諸佛。諸佛知世間如，如實得是如故，名為如來 。……是如無盡，佛如實說無盡」。
般若波羅蜜能顯示世間──五陰的「如」相；「如」是無二、無分別，無盡無量的。證得了「如」，就成佛了，所以名為「如來」。
2、〈大如品〉（p.656）
〈大如品〉又說：「諸天子！隨如行故，須菩提隨如來生」[footnoteRef:407]。歷舉「如」的「不來不去」；「常不壞，不分別」；「無障礙處」；「不異諸法，是如無非如時，常是如」；「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等，而總結說：「菩薩以是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名為如來」。[footnoteRef:408] [407: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15大如品〉（大正8，562b22）。]  [408: （原書p.666，n.30）［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15大如品〉（大正8，562b22-c20）。] 

（三）實際（p.656）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般若波羅蜜所證的，還有「實際」（bhūta-koṭi）一詞，是真實究竟處的意思。如證入法性，到達最究竟處，名為「實際」。
在《般若經》中，大都用來稱二乘的證入涅槃。菩薩在修學中，是以證「實際」為戒懼的。因為證入涅槃，就退墮二乘地，不能再成佛了。但到了菩薩的德行圓滿，也名為證實際，如說：「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乃證第一實際」[footnoteRef:409]。 [409: （原書p.666，n.3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18恒伽提婆品〉（大正8，569a19-20）。] 

（四）小結（p.656）
法相──「法性」，「如」，「實際」，是般若波羅蜜所現觀的，一切法常恒不變異的真相。「法相」，「如」，《阿含經》中僅偶爾一見；「實際」似乎是部派佛教所成立的術語。[footnoteRef:410] [410: （1）（原書p.666，n.32）三藏中沒有說到「實際」，見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2（大正25，298a28-b1）。
（2）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三章，二〈法空性是涅槃異名〉，p.145：
「實際」是大乘特有的。] 

二、約解脫（果）而言「境、行、果」皆是涅槃異名（pp.656-658）
（法相、如、實際）這是約理境說的，如約般若波羅蜜現觀而得究竟解脫說，就是「原始佛教」以來所稱說的「涅槃」。
（一）舉經（pp.656-657）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說[footnoteRef:411]： [411: （原書p.666，n.33）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13相無相品〉（大正8，558b28-c10）。2、卷6〈15大如品〉（大正8，561b29）。3、卷7〈17 深功德品〉（大正8，566a11-13）。4、卷7〈17 深功德品〉（大正8，566c20-23）。5、卷7〈18 伽提婆品〉（大正8，569b28-29）。] 

1、「是法甚深！……諸法以空為相！以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依為相。……（657）是諸相，非人，非非人所作。……有佛無佛，常住不異，諸相常住故。如來得是諸相已，名為如來」。
2、「寂滅、微妙、如實、不顛倒、涅槃」。
3、「甚深相者，即是空義，即是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所有（宋譯作（「無性」）[footnoteRef:412]、無染、寂滅、遠離、涅槃義」。 [412: ［宋］施護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7〈18空性品〉（大正8，644a26-28）：
甚深相者，即般若波羅蜜多相，般若波羅蜜多相者，即是空義、無相、無願、無生、無作、無性、無染、涅槃、寂靜等義。] 

4、「如來所說無盡、無量、空、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所有、無染、涅槃，但以名字方便故說。須菩提言：希有世尊！諸法實相不可得說而今說之」！
5、「觀深法相：若空、若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所有」。
（二）釋義（pp.657-658）
1、與「境」同一的語詞（p.657）
經中所說的「甚深法相」，各譯本雖略有增減、出入，但大意都是一致的。「深法相」、「諸法實相」、「甚深相」、「法相」，「得是諸相已名為如來」，與上來所說的「法相」、「如」，顯然是同一的。
2、與「果」同一的語詞（p.657）
在所說的「相」中，無生、無滅、無染、無所有、無依、寂滅、微妙、遠離，都是表示「涅槃」的。
《雜阿含經》列舉了「無為、難見……無所有、涅槃」等二十名。[footnoteRef:413] [413: （1）（原書p.667，n.34）［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31（大正2，224b）。
（2）［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31（890經）（大正2，224b7-10）：
如（1）無為，如是（2）難見、（3）不動、（4）不屈、（5）不死、（6）無漏、（7）覆蔭、（8）洲渚、（9）濟渡、（10）依止、（11）擁護、（12）不流轉、（13）離熾焰、（14）離燒然、（15）流通、（16）清涼、（17）微妙、（18）安隱、（19）無病、（20）無所有、（21）涅槃，亦如是說。
（3）按：依據《雜阿含經》（890經），從「無為」至「涅槃」，應共為21名。] 

《相應部》「無為相應」，列舉了「無為、終極……歸依、到彼岸」等三十三名。[footnoteRef:414] [414: （1）（原書p.667，n.35）《相應部》〈無為相應〉（漢南17，67a9-81a13 // PTS.S.4.362-373）。
（2）此出列舉了涅槃的三十三異名：（1）無為、（2）終極（下無）※、（3）無漏（無流）、（4）真諦、（5）彼岸、（6）巧妙（聽細）、（7）極難見（難見）、（8）不老（無壞）、（9）堅牢（無爭）、（10）照見（無失）、（11）無譬、（12）無戲論、（13）寂靜、（14）甘露、（15）極妙、（16）安泰（止）、（17）安穩（安）、（18）愛盡、（19）不思議（希有）、（20）稀有（未曾有）、（21）無災（無枉）、（22）無災法（無災）、（23）涅槃、（24）無損、（25）離欲、（26）清淨（淨）、（27）解脫、（28）非住、（29）燈明（洲）、（30）窟宅、（31）庇護、（32）歸依、（33）到彼岸（能度）。
※以下括孤中，見於婆藪跋摩造，［陳］真諦譯，《四諦論》卷3，涅槃之異名，相當近於原語意義，而似有稍稍不同，此等三十三之涅槃的異名，很多取於此論。同論有六十三種。（漢南17，72d，n.1）] 

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āḥ）所說的，滅諦四行相：（寂）滅、靜、（微）妙、（遠）離，[footnoteRef:415]也不出於此。 [415: （1）［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9（大正27，408c9-13）：
有十六行相緣四聖諦起，謂：
緣苦諦有四行相：一、苦，二、非常，三、空，四、非我。
緣集諦有四行相：一、因，二、集，三、生，四、緣。
緣滅諦有四行相：一、滅，二、靜，三、妙，四、離。
緣道諦有四行相：一、道，二、如，三、行，四、出。
（2）［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3〈6分別賢聖品〉（大正29，119b15-19）：
觀苦聖諦修四行相：一、非常，二、苦，三、空，四、非我。
觀集聖諦修四行相：一、因，二、集，三、生，四、緣。
觀滅聖諦修四行相：一、滅，二、靜，三、妙，四、離。
觀道聖諦修四行相：一、道，二、如，三、行，四、出。] 

3、與「行」同一的語詞（pp.657-658）
空、無相、無作（即「無願」）名三解脫門，是由此而能趣入涅槃的。甚深法──涅槃，原是不能（658）用什麼相來表示的，但到底方便表示了。三三昧是解脫門，依空、無相、無作觀而能趣入涅槃的，那也不妨以空、無相、無作，來方便表示涅槃了。
將空、無相、無作來表示「甚深法」（這是佛法僧的「法」，轉法輪的「法」），般若法門也就與空義相關，這是般若法門中「空」思想非常發達的原因。
伍、評《原始般若經之研究》之判攝，並重科「下品般若」前25品之大科（pp.658-663）
（壹）梶光芳運之判攝（p.658）
《原始般若經之研究》，作成《般若經》的科判。第二編〈實相品〉，與「下品般若」的前二十五品（「漢譯本」為二十六品）大致相當。
〈實相品〉又分為七章：1.〈須菩提品〉[footnoteRef:416]、2.〈天王品〉[footnoteRef:417]、3.〈種姓品〉[footnoteRef:418]、4.〈新發意菩薩品〉[footnoteRef:419]、5.〈久發意菩薩品〉[footnoteRef:420]、6.〈不退轉菩薩品〉[footnoteRef:421]、7.〈總攝品〉[footnoteRef:422]。 [416: ［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卷2〈10學品〉、〈11無品〉、卷3〈12空行品〉、〈13幻品〉、〈14了本品〉、〈15摩訶薩品〉、〈16問僧那品〉、〈17摩訶衍品〉、〈18僧那僧涅品〉、卷4〈19問摩訶衍品〉、〈20陀鄰尼品〉、〈21治地品〉、〈22問出衍品〉、卷5〈23歎衍品〉、〈24衍與空等品〉、〈25合聚品〉、〈26不可得三際品〉、〈27問觀品〉（大正8，12c19-38a13），對應［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7a24-540a6）。]  [417: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2釋提桓因品〉（大正8，540a7-541b22）。]  [418: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3寶塔品〉、〈4明咒品〉、〈5舍利品〉、卷3〈6佐助品〉（大正8，541c6-547c11）。]  [419: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7迴向品〉、〈8泥梨品〉、卷4〈9歎淨品〉（大正8，547c12-553c15）。]  [420: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4〈10不可思議品〉、卷5〈11魔事品〉、〈12小如品〉、〈13相無相品〉、〈14船喻品〉（大正8，553c16-560c29）。]  [421: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15大如品〉、〈16阿惟越致相品〉、卷7〈17深功德品〉、〈18恒河提婆品〉、〈19阿毘跋致覺魔〉（大正8，561a7-571b15）。]  [422: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0深心求菩提品〉、〈21恭敬菩薩品〉、〈22無慳煩惱品〉、卷9〈23稱揚菩薩品〉、〈24囑累品〉、〈25見阿閦佛品〉（大正8，571b25-579b11）。] 

（貳）導師對《原始般若經之研究》中的分科之不同看法（pp.658-662）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一、對分判〈新發意菩薩品〉、〈久發意菩薩品〉、〈不退轉菩薩品〉的意見（pp.658-661）
（一）引述日本學者的看法（pp.658-659）
1、梶光芳運的看法（p.658）
「下品般若」的集成，是有先後淺深意義的。
該書所分判的4.〈新發意菩薩品〉、5.〈久發意菩薩品〉、6.〈不退轉菩薩品〉，就是依據經中所說菩薩階位而安立的。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2 無慳煩惱品〉（大正8，575a19-21）說：
「若人於初發心菩薩隨喜，若於行六波羅蜜，若於阿毘跋致，若於一生補處隨喜，是人為得幾所福德？」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2、平川章的研究成果（pp.658-659）
菩薩分初發心，行六波羅蜜，不退轉，一生補處──四階位，是大乘初期最通用的階位說，為多數大乘經所採用。[footnoteRef:423]在《般若經》中，這四種階位的名稱，各譯本略有出入，今對列如下：[footnoteRef:424] [423: （1）（原書p.667，n.36）見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pp.299-300所列舉。
（2）亦參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pp.286-290。
（3）詳參附錄一。]  [424: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2 無慳煩惱品〉（大正8，575a19-21）。
（2）［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8〈23守行品〉（大正8，465c19-22）：
新發意菩薩勸人、助其歡欣，得何等福？隨次第上菩薩勸人、助其歡欣，得何等福？乃至阿惟越致上至阿惟顏勸人、助其歡欣，得何等福？
（3）［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卷5〈23守行品〉（大正8，501a29-b2）：
新發意闓士，隨次第上，至不退轉，至一生補處。人勸助其喜，得何等福？
（4）［宋］施護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21〈26幻喻品〉（大正8，659b3-8）：
於初發心菩薩所，以彼所有諸功德法生隨喜心，若於久修習菩薩所生隨喜心，若於住不退轉菩薩所生隨喜心，若於一生補處菩薩所生隨喜心，於如是等能生隨喜心善男子、善女人，當說何者得福德多？
（5）［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卷553〈26幻喻品〉（大正7，849a26-b1）：
若有情類於初發心菩薩功德深心隨喜，得幾許福？於久發心修諸勝行菩薩功德深心隨喜，得幾許福？於不退轉地菩薩功德深心隨喜，得幾許福？於一生所繫菩薩功德深心隨喜，得幾許福？
（6）［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卷564〈22根栽品〉（大正7，914c1-4）：
若有情類於初發心菩薩功德深心隨喜，得幾所福？於久發心修諸勝行菩薩功德、於不退轉地菩薩功德、於一生所繫菩薩功德深心隨喜，得幾所福？]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一、初發心‧初發意‧新發意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0]（659）二、行六波羅蜜‧隨次第上‧久修習‧久發心
三、阿鞞跋致‧阿惟越致‧不退轉
四、一生補處‧阿惟顏‧一生所繫
（二）導師評（pp.659-660）
1、引經證（p.659）
（1）〈佐助品〉的三階位說（p.659）
「下品般若」所說的菩薩階位，還有其他的分類，如〈佐助品〉分為三類：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毘跋致」、「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footnoteRef:425] [425: （原書p.667，n.37）［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6佐助品〉（大正8，547a14-b28）。] 

（2）〈恭敬菩薩品〉的第二類四階位說（pp.659-660）
A、不同版本的譯語（p.659）
〈恭敬菩薩品〉有另一四階位說[footnoteRef:426]，各本名義略有出入，今對列各譯本的譯語如下： [426: （1）（原書p.667，n.38）［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1恭敬菩薩品〉（大正8，574b15-18）。
（2）［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1恭敬菩薩品〉（大正8，574b15-18）：
少有眾生能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少能如說行者。於如說行中，少能隨學般若波羅蜜者。於隨學中，少能得阿毘跋致者。
（3）［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8〈22學品〉（大正8，465a24-25）：
有初發意菩薩，少有隨般若波羅蜜教者；既有學般若波羅蜜，少有得阿惟越致者。
（4）［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卷5〈22學品〉（大正8，501a3-4）：
既有初發意者，闓士少有隨明度教得不退轉者。
（5）［宋］施護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21〈25學品〉（大正8，659b3-8）：
當知眾生聚中，少有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少能發心中，又復少能如理修行者；於少能修行中，又復少能修習般若波羅蜜多相應行者；於少能修習相應行中，又復少能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住不退轉者。
（6）［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卷553〈25迅速品〉（大正7，847b26-c1）：
少分能發大菩提心，於中轉少能修菩薩摩訶薩行，於中轉少能學般若波羅蜜多，於中轉少能於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於中極少能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 

一、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初發意‧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大菩提心
二、如說行‧如理修行‧修菩薩行
三、隨學般若波羅蜜‧隨般若波羅蜜教‧隨明度教‧修習般若波羅蜜相應行‧學般若波羅蜜多於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
四、阿鞞跋致‧阿惟越致‧不退轉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2]B、不同版本內容的考察（p.659）
這一階位說，各譯本的出入很大。
「漢譯本」與「吳譯本」，僅有三階位，缺第二「如說行」，與〈佐助品〉的三階位相合。[footnoteRef:427] [427: （原書p.667，n.39）［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8〈22學品〉（大正8，465a24-25）。［吳］支謙譯，［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卷5〈22學品〉（大正8，501a3-4）。] 

「放光本」也是三階，但說「行菩薩道學般若波羅蜜者」[footnoteRef:428]，那是合二‧三位為一位了。 [428: （原書p.667，n.40）［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14〈64問等學品〉（大正8，100c29-101a1）。] 

「唐譯四分本」第三位為：「學般若波羅蜜多」，「於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footnoteRef:429]，似乎分為二位。[footnoteRef:430] [429: （原書p.667，n.41）［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卷553〈25迅速品〉（大正7，847b26-c1）。]  [430: 「下品般若」的第二類四階位說：
] 

2、二類四階位說的關係（pp.659-660）
這一類四階位的第三位，「隨學般若波羅蜜」，「隨般若波羅（660）蜜教」，「修習般若波羅蜜相應行」，「於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不就是第一類四階位的第二，「行六波羅蜜」，「隨次第上」的「久修習」、「久發心」──久行菩薩嗎？
這可見第二類的四階位，是在（前一類四階位）「初發心」與「修習般若波羅蜜相應」中間，別立「如說行」、「修菩薩行」階段，也就是與般若波羅蜜還（沒有修，或）沒有相應的階段，這是應該明確分別的問題！
【附表】二種四階位的綜合，共含有五階位：（《初期大乘之佛教起源與開展》，pp.658-660）
	第一種四階位
	第二種四階位

	1、初發心‧初發意‧新發意
	1、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初發意‧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大菩提心

	
	2、如說行‧如理修行‧修菩薩行

	2、行六波羅蜜‧隨次第上‧
久修習‧久發心
	3、隨學般若波羅蜜‧隨般若波羅蜜教‧隨明度教‧
修習般若波羅蜜相應行‧學般若波羅蜜多於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

	3、阿鞞跋致‧阿惟越致‧不退轉
	4、阿鞞跋致‧阿惟越致‧不退轉

	4、一生補處‧阿惟顏‧一生所繫
	


（三）「新學」誤為「新發意」的勘誤與結義（pp.660-661）
1、鳩摩羅什把「新學」誤譯為「新發意」（p.660）
經說學般若波羅蜜，應親近善知識，「漢譯本」與「吳譯本」，說到了「阿闍浮菩薩」[footnoteRef:431]。與此相當的，「唐譯初分本」、「唐譯二分本」作「初業」；[footnoteRef:432]「宋譯本」作「初學」；[footnoteRef:433]「放光本」、「大品本」，「唐譯三分本」、「四分本」、「五分本」，都作新學；[footnoteRef:434]原語為ādikarmika，而「秦譯本」卻譯作「新發意」。[footnoteRef:435] [431: （原書p.667，n.42）［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5〈13分別品〉（大正8，452b2）。［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卷4〈13分別品〉（大正8，493a27）。]  [432: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313〈45真善友品〉（大正6，597a21），［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45〈50初業品〉（大正7，244a9）。]  [433: ［宋］施護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4〈15賢聖品〉（大正8，635b18）。]  [434: （1）［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5〈52知識品〉（大正8，331b9-12）。 
（2）［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卷12〈53隨真知識品〉（大正8，81b17-18）。
（3）［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512〈18善友品〉（大正7，613a11-13）。
（4）［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卷548〈15天讚品〉（大正7，820c13-15）。
（5）［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卷561〈15如來品〉（大正7，897b10-1）。
（6）按：二萬五千頌般若相關用語為ādikarmika。]  [435: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15大如品〉（大正8，561a8-9）。
（2）按：八千頌般若相關用語為ādikarmika。] 

「中品般若」的「放光本」說：深般若波羅蜜，「不當於新學菩薩前說」[footnoteRef:436]。這裏的「新學」，「唐譯初分本」、「二分本」、「三分本」，也譯為「新學」，[footnoteRef:437]而「大品本」也譯作「新發意」。[footnoteRef:438] [436: （原書p.667，n.43）［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卷10〈46 真知識品〉（大正8，70a8）。]  [437: （1）［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299〈39難聞功德品〉（大正6，523c27-28）。
（2）［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38〈43東北方品〉（大正7，206b8-9）。
（3）［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508〈13陀羅尼品〉（大正7，590b27-28）。]  [438: （1）［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3〈45 聞持品〉（大正8，314c5-12）。
（2）按：二萬五千頌般若相關用語為navayānasaṃprasthita ] 

在說到隨喜迴向時，「漢譯本」與「吳譯本」說到「新學」[footnoteRef:439]，「放光本」及「唐譯本」，也作「新學」，[footnoteRef:440]而「秦譯本」、「大品本」（及「宋譯本」），都譯為「新發意」。[footnoteRef:441] [439: （原書p.667，n.44）［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3〈4 漚拘舍羅勸助品〉（大正8，438b10）。［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卷2〈5 變謀明慧品〉（大正8，486b8）。]  [440: （1）［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卷8〈40勸助品〉（大正8，57c18）。
（2）［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卷558〈7迴向品〉（大正7，880c23-26）。]  [441: （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7 迴向品〉（大正8，548a7-10）。
（2）［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39 隨喜品〉（大正8，298c12-16）。
（3）［宋］施護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6〈6 隨喜迴向品〉（大正8，608c12-14）。
（4）按：八千頌般若與二萬五千頌般若相關用語皆為navayānasaṃprasthita。] 

依上來對勘，可見鳩摩羅什（kumārajīva）所譯的「秦譯本」與「大品本」，都把「新學」誤譯作「新發意」了。[footnoteRef:442] [442:  詳參附錄三。] 

2、解為新學才能與菩薩階位相合（pp.660-661）
「新學」、「初學」或「初業」，原語為adikarmika，與十住中的「治地」住，原語相同。
那末，《般若經》所說的「初發心」；「如說行」或「修（661）菩薩行」、「新學」；「隨學般若波羅蜜相應行」──三階，與十住說的「發心住」、「治地住」、「（相）應行住」，次第完全相合。再加「不退轉」，「阿惟顏」[footnoteRef:443]，名目也與十住說相合。 [443: ［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8〈23 守行品〉（大正8，465c21）。] 

【附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三章〈華嚴法門〉，p.1072：
	三位[footnoteRef:444] [444: （原書p.1084，n.3）［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6佐助品〉（大正8，547a14-b28）。] 

	四位[footnoteRef:445] [445: （原書p.1084，n.4）［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2 無慳煩惱品〉（大正8，575a19-21）。] 

	四位[footnoteRef:446] [446: （原書p.1084，n.5）［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1恭敬菩薩品〉（大正8，574b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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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始般若經之研究》〈新發意菩薩位〉應是「新學」（p.661）
在「下品般若」中，「新發意」與「新學」是不同的，所以《原始般若經之研究》，分〈實相品〉為七章，以第四為〈新發意菩薩位〉，而不知是「新學」，這是應加以修正的。
二、分判其〈天王品〉與〈種姓品〉應屬發心與新學的階段（p.661）
該書在「新發意菩薩」前，立〈天王品〉、〈種姓品〉二章。
（一）〈天王品〉──激勸大眾發菩提心的〈釋提桓因品〉（p.661）
不知道所立的〈天王品〉─〈釋提桓因品〉，開始就說：「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今應當發！……是人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亦隨喜，終不斷其功德」。[footnoteRef:447]稱讚須菩提所說的般若波羅蜜深妙，難信難解，正是激勸大眾發菩提心。 [447: （原書p.667，n.45）［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2釋提桓因品〉（大正8，540a16-21）。] 

（二）〈種姓品〉──新學菩薩的行相（p.661）
所立〈種姓品〉，佛在在家出家、人天大眾前，誘導一般人，從聽聞、讀、誦、書寫、供養、如說行中，修學般若波羅蜜，正是新學菩薩的行相。
三、分判其〈總攝品〉應屬不退轉菩薩所應學（pp.661-662）
該書稱第七章為〈總攝品〉，也是誤解的！經義雖次第漸深，而聽眾還是人天大眾，所以經文始終保有誘導修學的特性，有提到前階位的地方。
被稱為〈總攝品〉部分，主要應該是不退轉菩薩所應學的，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說：[footnoteRef:448] [448: （原書p.667，n.46）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0深心求菩提品〉（大正8，571b23-c11）。2、卷8〈20 深心求菩提品〉（大正8，573a9-17）。3、卷8〈21 恭敬菩薩品〉（大正8，574a10-18）。4、卷8〈22 無慳煩惱品〉（大正8，574c11-16）。5、卷9〈25 見阿閦佛品〉（大正8，578b28-29）。6、卷9〈25 見阿閦佛品〉（大正8，578c24-579a29）。] 

（一）〈深心求菩提品〉（pp.661-662）
1、「若菩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應當親近善知識。……菩薩欲自深智明了，不隨他語，不信他法；若欲斷一切眾生疑，應當學是般若波羅蜜」！
[bookmark: 0573a15]2、「若菩薩隨般若婆羅蜜所教行者，是菩薩不斷一切種智，是菩薩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662），是菩薩必坐道場，是菩薩拯濟沒溺生死眾生。……若菩薩如是學時，四天王持四鉢至其所，……我等當奉此四鉢」。
（二）〈恭敬菩薩品〉（p.662）
3、「如是學者，名為學薩婆若。學薩婆若，為學般若波羅蜜，學佛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須菩提！菩薩如是學者，則到諸學彼岸。……魔若魔民不能降伏；……疾得阿毘跋致，……疾坐道場；……學自行處，……學救護法，……學大慈大悲，……學三轉十二相法輪，……學度眾生……學不斷佛種，……學開甘露門」。
（三）〈無慳煩惱品〉（p.662）
4、「若菩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欲於一切眾生中為無上者，欲為一切眾生作救護，欲得具足佛法，欲得佛所行處，欲得佛所遊戲，欲得佛師子吼，欲得三千大千世界大會講法，當學般若波羅蜜」！
（四）〈見阿閦佛品〉（p.662）
5、「若菩薩欲到一切法彼岸，當學般若波羅蜜」！
6、「菩薩坐道場時，如是觀十二因緣，離於二邊，是為菩薩不共之法。……菩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如是行般若波羅蜜！……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則具足諸波羅蜜，亦能具足方便力。……諸有所作，生便能知。……如十方諸佛所得諸法相，我亦當得」。
從上面所引的文證，可見被稱為〈總攝品〉──〈深心求菩提品〉後半起，是以得佛的功德，學習佛的自行化他為目標的。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參）導師對「下品般若」前二十五品之判攝（pp.662-663）
所以「下品般若」前二十五品的大科，應該是這樣的：
〈初品〉（663）是「原始般若」，是「直示般若」深法的。
〈第二品〉以下，是由淺而深的「漸學般若」，可以約菩薩四階位說（二種四階位的綜合，含有五階位），說明由淺而深的修學歷程，列表如下：
直示般若 ────────────────────────  〈1初品〉
         發心‧初學 ─────────────  〈2釋提桓因品〉……………〈9歎淨品〉
漸學般若    （發心）初學轉久學 ────────   〈10不可思議品〉…………〈14船喻品〉
            （發心‧初學）久學得不退 ───── 〈15大如品〉………………〈20深心求菩提品〉上
　　        （發心‧初學‧久學）不退向佛道 ─ 〈20深心求菩提品〉下……〈25見阿閦佛國品〉
陸、總結（pp.663-664）
（壹）般若貫徹菩薩的階位與修行（p.663）
「原始般若」是專提般若波羅蜜的，著重於不退轉（為二乘）菩薩的深悟無生。
法門的流行傳布，不退轉以下的，是久學、新學、初發心。
對於發心、新學，著重於聽聞、讀、誦、受持、問義、思惟，加上書寫、供養、施他；以校量功德，毀謗的罪過，來啟導、堅定信眾的學習。
不退轉以上的，是學佛功德，成佛度眾生。
在菩薩的菩提道中，般若成為徹始徹終的法門。法門的隨機適應，或淺或深，終於綜合而集成「下品般若」（當時沒有上中下的分別）。
（貳）從原始佛教的內容，而更深徹以菩薩無生的體證悟入佛智（pp.663-664）
從「原始般若」來看，「下品般若」的發展趨勢，不但普及初學，由淺及深，又從般若波羅蜜而論到六波羅蜜（664）。
對不退轉菩薩的無生深悟，明確的指示為涅槃的體悟（不是證入）。聲聞的果證，是不離菩薩無生法忍的。[footnoteRef:449] [449: （原書p.667，n.47）［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2 釋提桓因品〉（大正8，540c2-5）] 

以空等三解脫門來表示般若深法，終於說到了「一切法空」。[footnoteRef:450]原始佛教的菩提分──根、力、覺分、道分，也提到了。[footnoteRef:451]觀緣起如虛空無盡的菩薩不共中道妙觀，也明白的說出來。[footnoteRef:452] [450: （原書p.668，n.48）［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13 相無相品〉（大正8，558c1-28）。又卷6〈15 大如品〉（大正8，563a4-c3）。又卷7〈17 深功德品〉（大正8，566c15-18）。]  [451: （原書p.668，n.49）［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17 深功德品〉（大正8，566b23、566b 25、569b6-7）。]  [452: （1）（原書p.668，n.50）［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大正8，578c）。
（2）［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25 見阿閦佛品〉（大正8，578c27-579a7）：
須菩提！若諸菩薩有退轉者，不得如是念，不知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云何以無盡法，觀十二因緣？須菩提！若諸菩薩有退轉者，不得如是方便之力。須菩提！若諸菩薩不退轉者，皆得如是方便之力，所謂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如是無盡法，觀十二因緣。若菩薩如是觀時，不見諸法，無因緣生；亦不見諸法。常不見諸法作者受者。須菩提！是名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觀十二因緣法。] 

所以般若法門不是別的，是原始佛教；但不限於聲聞所覺知的，而是更深徹的，由菩薩（無生法忍所悟為核心）而成佛的「佛無上智、大智、自然智、一切智、如來智」[footnoteRef:453]。 [453: （原書p.668，n.51）［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0 深心求菩提品〉（大正8，572c8）。] 

（參）「原始般若」與「下品般若」的宏傳及結集的年代（p.664）
「原始般若」向更廣的初學，更深的佛道而展開，終於集成「下品般若」。
經典的集成，應該是經多方面發展，而後綜合集出的。古人說：般若「非一日一坐說」[footnoteRef:454]。如受持的功德，不退菩薩的相貌，都說了又說，可解說為不同傳授的綜集。 [454: （原書p.668，n.52）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40〈6 舌相品〉（大正25，356a11）。] 

「原始般若」的集出，約為西元前50年（法門弘傳，應該更早些已經存在）。「下品般若」前25品，可能經多次集出而完成。從發展到完成，約為西元前50年，到西元50年左右。集出完成的時代，般若在北方已相當的流行；書寫經卷及供養，已蔚成風氣了！

第三項、下品的增補部分
（pp.668-673）

壹、「下品般若」（「秦譯本」）增補的後四品（p.668）
依「秦譯本」，到〈見阿閦佛國品〉第25，「下品般若」已經圓滿了。但現行本，以下還有四品，成立的時代要遲些。四品可分為二類：
〈隨知品〉第26，是「下品般若」的附屬部分；
末後三品[footnoteRef:455]，是從「中品般若」移來的。 [455:  按：即《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0〈27薩陀波崙品〉、〈28曇無竭品〉、〈29囑累品〉。] 

這裏，分別的給以說明。
貳、〈隨知品〉─「下品般若」的附屬部分（pp.668-669）
（壹）不同譯本的品名（pp.668-669）
1、〈隨知品〉第26，品名與「宋譯本」相同；「漢譯本」與「吳譯本」作〈隨品〉；「唐譯四分本」作〈隨順品〉。[footnoteRef:456] [456: （1）（原書p.673，n.1）《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譯為〈聚集品〉。※
※［宋］法賢譯，《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卷3〈29聚集品〉（大正8，683b6）。
（2）［宋］施護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23〈29隨知品〉（大正8，667a12），［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9〈27隨品〉（大正8，470a15），［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卷5〈27隨品〉（大正8，503b13），［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卷555〈29隨順品〉（大正7，859c12）。] 

依梵文《八千頌般若》，品名為anugama。anu是「隨順」、「次第」的意思；gama有「去」、「到達」等意思。所以anugama，是「隨順行」、「隨順趣入」、「隨順悟入」的意義。
《道行般若經》有「隨次第上菩薩」[footnoteRef:457]，應該就是Anugama菩（669）薩的義譯。 [457: （原書p.674，n.2） ［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8〈23 守行品〉（大正8，465c20）。] 

（貳）〈隨知品〉的出現意義（p.669）
一、「中品般若」發展成立時，「下品般若」還沒有這一品（p.669）
這一品的內容，是「中品般若」所沒有的，「唐譯五分本」（「下品般若」中文句最簡的）也沒有，所以可解說為：這是後出的，在「中品般若」發展成立時，「下品般若」還沒有這一品。
二、〈隨知品〉可能是適應隨順觀行者的需要而集成（p.669）
〈隨知品〉的內容，說明了「隨順般若波羅蜜行」。在「漢譯本」中，一再說「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這樣的與般若波羅蜜相應，才是菩薩的般若波羅蜜。
「下品般若」（前25品）文段長了一些，適宜於一般的教化，而對於隨法修行（隨念、隨觀、隨入）者，需要的卻是簡易的行法。〈隨知品〉，可能是適應隨順觀行者的需要而集成的。
「下品般若」的傳持者，把他附在後面，就成為「下品般若」的一品。正如《戒經》的傳持者，將處理僧事的七項法規──「七毘尼」[footnoteRef:458]，附在《戒經》後面，也就成為《戒經》的一部分一樣。 [458: （1）［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四分律》卷21（大正22，713c23-28）。
（2）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四章〈律制與教內對立之傾向〉，p.181、p.254。] 

（參）〈隨知品〉受當時大乘經的影響，包含一些「下品般若」所沒有的內容（p.669）
〈隨知品〉說明「一切法（或「五陰」）無分別」，「一切法無壞（變異）」、「一切法但假名」等行法，但包含了一些「下品般若」（前25品）所沒有的內容。
「如大海」、「如虛空」、「如日照」、「如師子吼」、「如須彌山莊嚴」、「如地」、「如水」、「如火」、「如風」、「如空」。這些比喻，如《古寶積經》的稱讚菩薩功德，[footnoteRef:459]《寶雲經》所說的菩薩行中，[footnoteRef:460]都有部分相同的。大乘經序分，用這些來讚歎菩薩功德的，更是不在少數。 [459: （原書p.674，n.3）失譯，《大寶積經》卷112〈43普明菩薩會〉（大正11，633a16-b14）。]  [460: （原書p.674，n.4） ［梁］曼陀羅仙譯，《寶雲經》卷2（大正16，219c11-220b19）。] 

〈隨知品〉用這些比喻來說明菩薩隨般若波羅蜜行，應該受到了當時大乘經的影響。
參、〈薩陀波崙品〉、〈曇無竭品〉、〈囑累品〉─從「中品般若」所集出（pp.669-673）
2、〈薩陀波崙品〉（第27）、〈曇無竭品〉（第28）、〈囑累品〉（第29）：
（壹）各部「下品般若」的譯本都有這三品（p.670）
（670）「唐譯四分本」[footnoteRef:461]，沒有這三品，那是玄奘簡略了；中國古譯的「小品」、「大品」，「藏文本」，「梵文本」，都是有這三品的。 [461:  按：原書為「唐譯二分本」，今依前後文意改為「唐譯四分本」。] 

前二品是專精求得般若波羅蜜的故事，〈囑累品〉只是附帶的總結而已。
（貳）斷定由「中品般若」集出的理由（pp.670-673）
現存的「下品般若」，都有此三品，但研究起來，可以斷定本來是屬於「中品般若」所集出的，理由是：
一、從思想提出的相合與否來論定（下品沒有，卻與中品相合）（p.670）
（一）提到「陀羅尼」（p.670）
一、「秦譯本」說：「已得陀羅尼，諸神通力」[footnoteRef:462]；「漢譯本」、「吳譯本」、「宋譯本」，都提到了「陀羅尼」。[footnoteRef:463]在「下品般若」（前25品）中，沒有說到「陀羅尼」；「陀羅尼」為大乘法門，出於「中品」，所以這是與「中品般若」相符合的。 [462: （原書p.674，n.5）［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0〈27薩陀波崙品〉（大正8，582a13）。]  [463: ［宋］施護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24〈30常啼菩薩品〉（大正8，670c15）。
按：「漢譯本」、「吳譯本」缺「陀羅尼」一段。] 

（二）列舉種種「三昧」（p.670）
二、薩陀波崙（Sadāprarudita）一心想見到曇無竭（Dharmodgata）菩薩，「入諸三昧門」[footnoteRef:464]；聽了曇無竭說法，得了「六百萬三昧」[footnoteRef:465]。經中列舉種種「三昧」的名字，與「中品般若」相同，而與「下品般若」（前25品）的體例不合。 [464: （原書p.674，n.6）［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0〈27薩陀波崙品〉（大正8，581b24-c13）。]  [465: （原書p.674，n.7）［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0〈28曇無竭品〉（大正8，586a23-b5）。] 

（三）對佛果德的敘述方式（p.670）
三、「秦譯本」在前25品中，有四處說到佛的功德：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佛法──合為一聚；[footnoteRef:466]或作力、無所畏、法；[footnoteRef:467]清淨力、清淨無畏（或增清淨佛法）[footnoteRef:468]：「下品般若」大都是一致的。[footnoteRef:469]但〈薩陀波崙品〉說：「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footnoteRef:470]，卻與「中品般若」相合。[footnoteRef:471] [466: （原書p.674，n.8）［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4〈10不可思議品〉（大正8，554c28-29）。又卷8〈21恭敬菩薩品〉（大正8，574a11-12）。]  [467: （原書p.674，n.9）［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24囑累品〉（大正8，577b11-12）。]  [468: （原書p.674，n.10）［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1恭敬菩薩品〉（大正8，574b3）。]  [469: （原書p.674，n.11）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分〉卷552〈25迅速品〉（大正7，846b21-22）作：「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是「下品般若」，卻與「中品般若」相同。]  [470: （原書p.674，n.12）［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0〈27薩陀波崙品〉（大正8，582c1-3）。]  [471:  參見［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26無生品〉（大正8，272c11-12）等。] 

（四）小結（p.670）
這樣，推論這部分原屬於「中品般若」，是可以採信的。可能由於求法故事的感動人心，有助於「般若法門」的宏通，所以「下品般若」的傳持者，也就採用而附在經末。
二、從在家菩薩對「欲」的態度不同來論定（pp.670-673）
還有更重要的理由，足以證明為是屬於「中品般若」的。
（一）原始佛教對在家多欲生活存有厭患（pp.670-671）
佛法的修學者，通於在家、出家。（671）釋尊是出家的，隨佛出家而成為佛教主體的，是出家的。出家的生活，沒有男女間的淫欲，也沒有資財的物欲。在家人雖同樣的修行證果，而一般說來，不及出家人的專精容易；對於在家生活，存有厭患的情緒，以出家為修行的理想典型。[footnoteRef:472] [472: （原書p.674，n.13）［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16阿惟越致相品〉（大正8，565b10）：「樂佛法中而得出家」。] 

（二）「下品般若」古譯保有原始佛教離欲的精神（pp.671-672）
「原始般若」是從阿蘭若（無諍）行，修得於一切法無所取執三昧而流傳出來的，所以在「下品般若」中，教化四眾及善男子、善女人，使轉化為受持奉行般若波羅蜜的菩薩，而仍保有佛教傳統的觀念，也就是對在家生活存有厭患的情緒，如說：[footnoteRef:473] [473: （原書p.674，n.14） ［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6〈15阿惟越致品〉（大正8，455b20-27）。［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16 阿惟越致相品〉（大正8，565a16-23）。] 

「在家者與婦人相見，心不樂憙，常懷恐怖。與婦人交接，念之（言？）：惡露臭處不淨潔，非我法也。盡我壽命，不復與相近，當脫是惡露中去。譬如有人行大荒澤中，畏盜賊，心念言：我當何時脫出是阨道中去。當棄遠是淫泆，畏懼如行大荒澤中。亦不說其人惡，何以故？諸世間皆欲使安隱故也。……是皆深般若波羅蜜威神力」！
「是菩薩若在居家，不染著諸欲。所受諸欲，心生厭離，常懷怖畏。譬如險道多諸賊難，雖有所食，厭離怖畏，心不自安，但念何時過此險道！阿惟越致菩薩，雖在家居，所受諸欲，皆見過惡。心不貪惜，不以邪命非法自活，寧失身命，不侵於人。何以故？菩薩在家應安樂眾生，雖復在家，而能成就如是功德。何以故？得般若波羅蜜力故。」
這是「漢譯本」與「秦譯本」的古譯，與唐譯不同。
在家不退轉菩薩，對於「欲」，存有很（672）深的厭患情緒，所以受欲而不會貪著；一心希望，最好能不再過那種愛欲的生活。
「漢譯本」（「吳譯本」、「晉譯本」相同）[footnoteRef:474]著重於男女的愛欲，「秦譯本」（「宋譯本」同）[footnoteRef:475]是通於男女及財物欲的。 [474: ［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卷4〈15不退轉品〉（大正8，495b17-21），［西晉］竺法護譯，《摩訶般若鈔經》卷4〈8阿惟越致品〉（大正8，527c27-528a6）。]  [475: ［宋］施護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6〈17不退轉菩薩相品〉（大正8，642c17-643a2）。] 

在家菩薩對於「欲」的態度，古譯的「下品般若」，與原始佛教的精神相合。[footnoteRef:476] [476:  亦參《大寶積經》卷82〈19郁伽長者會〉（大正11，474a26-b27），（476 a24-c21）；《十住毘婆沙論》卷7〈16知家過患品〉（大正26，57b19-c21），卷8〈17 入寺品〉（61c17- 62b27）。] 

（三）「中品般若」、「上品般若」──在家受五欲是方便示現（p.672）
「中品般若」的意趣，顯然的有了不同，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327〈49 不退轉品〉（大正6，673c13-674a18）說：
「現處居家，方便善巧，雖現攝受五欲樂具，而於其中不生染著，皆為濟給諸有情故。……現處居家，以神通力或大願力，攝受珍財。……雖現處居家而常修梵行，終不受用諸妙欲境。雖現攝受種種珍財，而於其中不起染著」。
其他「中品」類各本，都與這「初分」──「上品般若」的意義一樣。[footnoteRef:477] [477:  參見［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卷13〈57堅固品〉（大正8，88b1-10），［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7〈56堅固品〉（大正8，342a11-22），［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49〈54轉不轉品〉（大正7，265b23-c9），［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515〈20不退相品〉（大正7，631b23-c7）。] 

依經說：「方便善巧」、「現處居家」、「現攝受五欲」，可見在家菩薩的攝受五欲，是「方便示現」的；是神通力，是大願力。
總之，不退轉菩薩而「現處居家」，是方便現化的。雖也說到「常修梵行」，而對於在家生活的厭患情緒，卻完全沒有了！
（四）小結：下品與中品著重的菩薩形象不同（pp.672-673）
1、「下品般若」──在家不退轉菩薩以「人」為出發（p.672）
「下品般若」所說的在家不退轉菩薩，是真實的在家者，是人類修學般若波羅蜜，到達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地位。[footnoteRef:478]引導在家的修學般若，向不退轉位而前進。 [478: （原書p.674，n.15）「唐譯四分本」，「唐譯五分本」，雖還保有對「欲」的厭患情緒，但［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卷562〈16不退品〉（大正7，902a10-20）說：「為有情故，雖處居家，而於其中不生貪著；雖現受欲而常厭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力所持故。」，與「方便」的思想相結合。] 

2、「中品般若」──以理想的「法身大士」為不退轉菩薩（pp.672-673）
不是「中品般若」那樣，以理想的「法身大士」為不退轉，著重在表揚其化度眾生的方便善巧。
（1）薩陀波崙求法的故事表顯的精神（pp.672-673）
薩陀波崙的求法故事，正表顯了「中品般若」的精神。
A、求法者（pp.672-673）
如薩陀波崙為在家的（673）青年，與一位長者女，一同去求般若。[footnoteRef:479]當然古代的某些地區，男女生活自由，不能以「男女授受不親」[footnoteRef:480]，及出家生活來衡量的。 [479: （原書p.675，n.16） ［宋］施護譯，《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24〈30常啼菩薩品〉（大正8，672b28）作：「共乘一車。」。]  [480:  出自《孟子．離婁章句上》第十七。] 

B、說法師（p.673）
當時的說法師，是曇無竭菩薩。「與六萬八千婇女，五欲具足，共相娛樂」；又接受薩陀波崙供養的「五百女人」，「五百乘車」的寶莊嚴具：這是一位受欲的在家菩薩。[footnoteRef:481] [481: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0〈27薩陀波崙品〉（大正8，581a26-27）、（585b10-12）。] 

C、求法者對說法師應有的態度（p.673）
當薩陀波崙發心求法時，空中有聲音指導他，說到：[footnoteRef:482] [482: （原書p.675，n.17）［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0〈27薩陀波崙品〉（大正8，580b b24-28）。] 

「惡魔或時為說法者作諸因緣，令受好妙色聲香味觸，說法者以方便力故受是五欲。汝於此中莫生不淨之心！應作念言：我不知方便之力，法師或為利益眾生令種善根故，受用是法，諸菩薩者無所障礙。」
這是弟子對說法師應有的態度。如說法師受用微妙的五欲，那是菩薩的方便，菩薩是於一切法無著無礙的。不能見說法師的受用五欲，而生起不清淨心，應該恭敬供養的追隨法師！[footnoteRef:483] [483:  亦參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第十一章〈大乘佛教導源〉，pp.193-194、第十七章〈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pp.313-314；《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五章，第三節〈初期大乘的集出者〉，pp.1306-1307。] 

D、方便受欲與「中品般若」的精神相合（p.673）
薩陀波崙的求法故事，是在家人從在家的說法師修學。經中所說的受用五欲，也應該是方便善巧了。
薩陀波崙求法故事，雖是現存的下中上──三部般若所共有的，但「方便受欲」的事緣，是與「中品般若」的精神相合的。
（2）法身大士的方便如果一般化，佛教精神不免要改觀（p.673）
「法身大士」那樣的「方便」，如一般化而成為在家的修學典型，那佛教精神無可避免的要大為改觀！這一意境，與文殊師利（Mañjuśrī）法門相呼應。在第十二章，還要論到大乘佛教的新傾向。[footnoteRef:484]
 [484: （1）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二章〈文殊師利法門〉，pp.981-989、pp.993-994。
（2）亦參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五章，第二節，第一項〈出家菩薩與在家菩薩〉，pp.1273-1274。] 

【附錄一】第一種四階位說：
一、「小品般若」系的四位──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pp. 288。[footnoteRef:485] [485:  按：此處曾參考梶芳光運和山田龍城的思想。] 

	經名
	1
	2
	3
	4

	道行經
	初發意菩薩
	隨次第上菩薩
（阿闍浮菩薩）
	阿惟越致菩薩
	阿惟顏

	大明度經
	新發意菩薩
	小有隨明度菩薩
（阿闍浮菩薩）
	不退轉菩薩
	一生補處菩薩

	小品般若
	初發意菩薩
	行六波羅蜜菩薩
	阿鞞跋致菩薩
	一生補處菩薩

	大般若第四會
	初發心菩薩
	久發心修諸勝行菩薩
	不退轉地菩薩
	一生所繫菩薩

	大般若第五會
	初發心菩薩
	久發心修諸勝行菩薩
	不退轉地菩薩
	一生所繫菩薩

	佛母出生經
	初發心菩薩
	久修習菩薩
	不退轉菩薩
	一生補處菩薩

	八千頌般若
	Prathamayāna saṃprasthita-b.
	
	Avinivartanīya-b.
	Ekajātipratibaddha-b.



二、多數大乘經採用的四階位說──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pp. 299-300。[footnoteRef:486] [486:  按：該書在此表格下，說明曾參考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如：
（1）（原書p.301，n.14）山田龍城，《大乘佛教成立論序說》，p.215、p.224。亦參照水野弘元，〈大乘經典和部派佛教之關係〉，《宮本正尊教授還曆記念論文集》，p.271。
（2）（原書p.301，n.15） 山田龍城，《大乘佛教成立論序說》，p.215。梶芳光運〈關於菩薩之十地思想〉，《宮本正尊教授還曆記念論文集》，p.246。] 

	經名
	1
	2
	3
	4

	放光般若經親近品
	初發意菩薩
	久發意菩薩
	阿惟越致菩薩
	一生補處菩薩

	大品般若經淨願品
	初發意菩薩
	久發意菩薩
	阿惟越致菩薩
	一生補處菩薩

	大般若經初會
	初發心菩薩
	久發心菩薩
	不退轉地菩薩
	一生所繫菩薩

	大般若經第二會
	初發心菩薩
	久發心菩薩
	不退轉地菩薩
	一生所繫菩薩

	大般若經第三會
	初發心菩薩
	久發心菩薩
	不退轉地菩薩
	一生所繫菩薩

	大寶積經菩薩會
	初發心一切菩薩
	已發行一切菩薩
	不退轉一切菩薩
	繫屬一生諸大菩薩

	菩薩藏正法經
	最初發心菩薩
	行勝解行菩薩
	不退轉地菩薩
	一生補處菩薩

	如來不思議秘密大乘經
	初發心菩薩
	久修道行菩薩
	不退轉菩薩
	一生補處菩薩

	大集經海慧菩薩品
	初發菩提心
	修行菩提道
	堅固不退菩薩
	一生當補佛處

	文殊師利問菩提行經
	初發心能過聲聞地
	行道心能過辟支佛地
	不退轉心能過不定地
	一生補處心安住定地

	伽耶山頂經
	初發心
	行發心
	不退發心
	一生補處發心

	象頭精舍經
	初發心
	繫念修行
	不退
	與善同生

	大乘伽耶山頂經
	初發心
	解行住發心
	不退轉發心
	一生補處發心


【附錄二】梶芳光運與印順導師對「下品般若」25品的不同判攝
	梶芳光運
	「下品般若」25品
	印順導師

	實相品
	1.〈須菩提品〉
	1.初品
	
	直示般若

	
	2.〈天王品〉
	2.釋提桓因品
	發心．初學
	漸學般若

	
	3.〈種姓品〉
	3.塔品
	
	

	
	
	4.明咒品
	
	

	
	
	5.舍利品
	
	

	
	
	6.佐助品
	
	

	
	4.〈新發意菩薩品〉
	7.迴向品
	
	

	
	
	8.泥梨品
	
	

	
	
	9.歎淨品
	
	

	
	5.〈久發意菩薩品〉
	10.不可思議品
	（發心）初學轉久學
	

	
	
	11.魔事品
	
	

	
	
	12.小如品
	
	

	
	
	13.相無相品
	
	

	
	
	14.船喻品
	
	

	
	6.〈不退轉菩薩品〉
	15.大如品
	（發心．初學）久學得不退
	

	
	
	16.阿惟越致相品
	
	

	
	
	17.深功德品
	
	

	
	
	18.伽提婆品
	
	

	
	
	19.阿毘跋致覺魔品
	
	

	
	7.〈總攝品〉
	20.深心求菩提品
	上
	
	

	
	
	
	下
	（發心．初學．久學）不退向佛道
	

	
	
	21.恭敬菩薩品
	
	

	
	
	22.無慳煩惱品
	
	

	
	
	23.稱揚菩薩品
	
	

	
	
	24.囑累品
	
	

	
	
	25.見阿閦佛品
	
	












	般若的傳宏
	「下品般若」25品
	印順導師

	
	1.初品
	
	直示般若

	
	2.釋提桓因品
	發心．初學
	漸學般若

	（3.~5.）讚揚經卷的書寫，供養經卷，及布施經卷的功德。［受持般若功德的五喻］
（4.）廣說現世功德。
	3.寶塔品
	
	

	
	4.明咒品
	
	

	
	5.舍利品
	
	

	以因果、業報的觀念誘導
	6.佐助品
	
	

	無相的「隨喜迴向」
	7.迴向品
	
	

	
	8.泥梨品
	
	

	
	9.歎淨品
	
	

	久行菩薩而臨近受記［五喻］
	10.不可思議品
	（發心）初學轉久學
	

	捨般若波羅蜜而取餘（二乘）經［七喻］
	11.魔事品
	
	

	諸佛護持般若［喻］
	12.小如品
	
	

	
	13.相無相品
	
	

	不得般若波羅蜜方便，是會墮落二乘的［四喻］
	14.船喻品
	
	

	不為般若所護而證實際［喻］
	15.大如品
	（發心．初學）久學得不退
	

	
	16.阿惟越致相品
	
	

	思惟般若的功德極多［喻］、善根增長，能得菩提［喻］
	17.深功德品
	
	

	菩薩觀空而能夠不證［三喻］
	18.伽提婆品
	
	

	
	19.阿毘跋致覺魔品
	
	

	
	20.深心求菩提品
	上
	
	

	
	
	下
	（發心．初學．久學）不退向佛道
	

	
	21.恭敬菩薩品
	
	

	
	22.無慳煩惱品
	
	

	行般若波羅蜜，不念不分別［喻］
	23.稱揚菩薩品
	
	

	
	24.囑累品
	
	

	
	25.見阿閦佛品
	
	






【附錄三】鳩摩羅什所譯「新發意菩薩」與梵語本對照：
一、第一段──「學般若波羅蜜，應親近善知識」：
1、《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如品 15〉（大正8，561a8-20）：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新發意菩薩，云何應學般若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新發意菩薩若欲學般若波羅蜜，先當親近善知識，能說般若波羅蜜者。是人如是教：『善男子，來！汝所有布施，皆應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善男子！亦莫貪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色是，若受、想、行、識是。何以故？是薩婆若非可著者。善男子！汝所有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皆應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勿生貪著。若色是，若受、想、行、識是。何以故？善男子！是薩婆若非可著者。汝善男子！亦勿貪著聲聞、辟支佛道。』須菩提！如是新發意菩薩，應漸教令入深般若波羅蜜。」
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5〈知識品 52〉（大正8，331b9-12）：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新學菩薩摩訶薩，云何應學般若波羅蜜、禪那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羼提波羅蜜、尸羅波羅蜜、檀那波羅蜜？」
3、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ed. by P. L. Vaidya：
atha khalvāyuṣmān subhūtirbhagavantametadavocat - ādikarmikeṇa bhagavan bodhisattvena mahāsattvena kathaṃ prajñāpāramitāyāṃ sthātavyaṃ kathaṃ śikṣitavyam? 
evamukte bhagavānāyuṣmantaṃ subhūtimetadavocat - iha subhūte ādikarmikeṇa bodhisattvena mahāsattvena prajñāpāramitāyāṃ śikṣitukāmena kalyāṇamitrāṇi sevitavyāni bhaktavyāni paryupāsitavyāni / ……evaṃ hi subhūte ādikarmiko bodhisattvo mahāsattvo 'nupūrveṇa kalyāṇamitraiḥ prajñāpāramitāyāmavatārayitavyaḥ //
4、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V by T. Kimura：
…evam ukte āyuṣmān subhūtir bhagavantam etad avocat: kathaṃ bhagavann ādikarmikeṇa bodhisattvena mahāsattvena prajñāpāramitāyāṃ śikṣitavyaṃ? kathaṃ dhyānapāramitāyāṃ śikṣitavyaṃ? kathaṃ vīryapāramitāyāṃ śikṣitavyaṃ? kathaṃ kṣāntipāramitāyāṃ śikṣitavyaṃ? kathaṃ śīlapāramitāyāṃ śikṣitavyam? kathaṃ dānapāramitāyāṃ śikṣitavyaṃ? kathaṃ yāvad āveṇikabuddhadharmeṣu śikṣitavyaṃ?...
5、ādikarmika：
（1）ādi：beginning, commencement; a firstling.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by Monier Williams, p.136）
（2）karmika：active, acting（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by Monier Williams, p.259）
（3）ādikarmika：初心者；【漢譯】初學，初學者，初業，初業者，初發心，初入門者，初行者；始學；新學，新發意；最初犯人；治地。（《梵和大辭典》，p.191）

二、第二段──「深般若波羅蜜，不當於新學菩薩前說」：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3〈聞持品 45〉（大正8，314c5-19）：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羅蜜甚深甚深相，難見難解，不可思量。不應在新發意菩薩前說。何以故？新發意菩薩聞是甚深般若波羅蜜，或當驚怖，心生疑悔，不信不行。是甚深般若波羅蜜，當在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前說。是菩薩聞是甚深般若波羅蜜，不驚不怖、心不疑悔則能信行。」
釋提桓因問舍利弗：「若在新發意菩薩摩訶薩前說是深般若波羅蜜，有何等過？」
舍利弗報釋提桓因言：「憍尸迦！若在新發意菩薩前說是深般若波羅蜜，或當驚怖、呰毀不信，是新發意菩薩或有是處。若新發意菩薩聞是深般若波羅蜜，毀呰不信，種三惡道業。是業因緣故，久久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2、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V by T. Kimura：
iti kṛcchre cirabhisaṃbodha-prayogaḥ:
…śāriputra āha: yathā gambhīre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duravagāhā apramāṇā i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tathā navayānasaṃprasthitānāṃ bodhisattvānāṃ mahāsattvānāṃ purato na vaktavyā mā te imāṃ gambhīrāṃ prajñāpāramitāṃ śrutvā uttrasiṣuḥ saṃtrasiṣuḥ saṃtrāsam āpatsyante. avinivartanīyasya yaṃ bodhisattvasya mahāsattvasya purato bhāṣitavyo sa imāṃ prajñāpāramitāṃ śrutvā nottrasiṣyati na saṃtrasiṣyati na saṃtrāsam āpatsyate na kāṅkṣayiṣyati na nirvicikitsiṣyati, uttare ca śrutvā vimokṣate.
atha khalu śakro devānām indra āyuṣmantaṃ śāriputram etad avocat: saced bhadanta śāriputra navayānasaṃprasthitasya bodhisattvasya mahāsattvasya purata iyaṃ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bhāṣyeta ko doṣaḥ syāt?
śāriputra āha: sacet kauśika navayānasaṃprasthitasya bodhisattvasya mahāsattvasya purata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bhāṣyeta uttrasyeta saṃtrasyeta saṃtrāsam āpadyeta pratibādhyeta pratikṣipet. nādhimucyeta sthānam etat kauśika vidyate yas sa navayānasaṃprasthito bodhisattvo mahāsattva imāṃ gambhīrāṃ prajñāpāramitāṃ śrutvā pratikṣipya vinipātagāmikarmopacinuyāt, sa kṛcchreṇa cireṇānuttarāṃ samyaksaṃbodhim abhisaṃbudhyeta. iti kṛcchre cirābhisaṃbodhaprayogaḥ…
3、navayāna-saṃprasthita：
（1）nava-yāna-saṃprasthita, adj. (also acira-yāna°, q.v.), newly entered upon the Vehicle, (a Bodhisattva) that i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mahā-)yāna: SP 32.5; 218.5; yaḥ kaścid…bodhisattvo 'sya dharmaparyāya- syottraset saṃtraset…navayānasaṃprasthitaḥ sa… bodhisattvo mahāsattvo veditavyaḥ. sacet punaḥ śrāvaka- yānīyo 'sya (etc., as before) adhimānikaḥ sa…śrāvaka- yānikaḥ pudgalo veditavyaḥ SP 233.13 ff. This last passage is decisive. Kern correctly renders the 2d and 3d passages but mistranslates the first; Burnouf misunder- stands all three. Similarly SP 312.8; ŚsP 910.11; AsP 139.12 et alibi.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Dictionary）
（2）navayāna-saṃprasthita：【漢譯】新發意、新學、新學（大）乘、初住大乘、新發道意、新發趣乘。（《梵和大辭典》，p.662）


三、第三段──「隨喜迴向」：
1、《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迴向品 7〉（大正8，548a7-17）：
彌勒言：「須菩提！如是迴向法，不應於新發意菩薩前說。所以者何？是人所有信樂恭敬淨心，皆當滅失。須菩提！如是迴向法，應於阿毘跋致菩薩前說。若與善知識相隨者說，是人聞是，不驚不怖，不沒不退。菩薩隨喜福德，應如是迴向薩婆若所，用心迴向，是心即盡即滅。何等心是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用心心迴向，是二心不俱，又心性不可得迴向。」
爾時釋提桓因語須菩提：「新發意菩薩，聞是事將無驚怖耶？菩薩今云何以隨喜福德如實迴向？」
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隨喜品 39〉（大正8，298c12-16）：
爾時彌勒菩薩語須菩提：「若新發意菩薩摩訶薩念諸佛及弟子諸善根，隨喜功德最上第一最妙無上無與等。隨喜已，應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菩薩不墮想顛倒、心顛倒、見顛倒？」
3、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ed. by P. L. Vaidya：
atha khalu maitreyo bodhisattvo mahāsattva āyuṣmantaṃ subhūtiṃ sthavirametadavocat - nedamārya subhūte navayānasaṃprasthitasya bodhisattvasya mahāsattvasya purato bhāṣitavyaṃ nopadeṣṭavyam / tatkasya hetoḥ? yad api hi syāttasya śraddhāmātrakaṃ premamātrakaṃ prasādamātrakaṃ gauravamātrakam, tad api tasya sarvamantardhīyeta / avinivartanīyasyedamārya subhūte bodhisattvasya mahāsattvasya purato bhāṣitavyamupadeṣṭavyam / yo vā kalyāṇamitropastabdho sattvo mahāsattvo bhavet, so 'tra nāvaleṣyate na saṃleṣyate na vipatsyati na viṣādamāpatsyate, na vipṛṣṭhīkariṣyati mānasam, na bhagnapṛṣṭhīkariṣyati, notrasiṣyati na saṃtrasiṣyati na saṃtrāsamāpatsyate / ……kathaṃ vā śakyaṃ cittena cittaṃ pariṇāmayituṃ yadā dvayościttayoḥ samavadhānaṃ nāsti, na ca taccittasvabhāvatā śakyā pariṇāmayitum?
atha khalu śakro devānāmindra āyuṣmantaṃ subhūtiṃ sthavirametadavocat - mā khalvārya subhūte navayānasaṃprasthitā bodhisattvā mahāsattvā imaṃ nirdeśaṃ śrutvā utrasiṣuḥ saṃtrasiṣuḥ saṃtrāsamāpatsyante? kathaṃ cārya subhūte bodhisattvena mahāsattvena tadanumodanāsahagataṃ puṇyakriyāvastu anuttarāyai samyaksaṃbodhaye pariṇāmayitavyam? kathaṃ ca anumodanāsahagataṃ puṇyakriyāvastu parigṛhṇatā anumodanāsahagataṃ cittaṃ pariṇāmayatā tadanumodanāsahagataṃ cittaṃ suparigṛhītaṃ supariṇāmitaṃ bhavati?
4、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I by T. Kimura：
iti kṛcchre cirabhisaṃbodha-prayogaḥ:
…maitreya āha: saced bhadanta subhūte navayānasaṃprasthito bodhisattvo mahāsattvas teṣāṃ buddhānāṃ bhagavatāṃ saśrāvakasaṃghānāṃ sarvakuśalamūlāni samanvāhṛtyāgrayā anumodanayā anumodate anumodya ca yāvad anuttamayā anumodanayā anumodyānuttarāyai samyaksaṃbodhaye pariṇāmayati. kathaṃ na bodhisattvasya mahāsattvasya saṃjñāviparyāso bhavati, na citta viparyāso bhavati, na dṛṣṭiviparyāso bhav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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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中品般若
（pp.675-691）

壹、「中品般若」的結構（依「大品本」）（p.675）
「中品般若」，古人稱為「大品」。上面說到，「中品般若」是三部分所成立的。[footnoteRef:487] [487: （1）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二節，第一項〈原始般若的論定〉，pp.620-623。
（2）參考【附錄5】] 

依「大品本」全部90品，分為三分如下：
前分──〈序品〉第1…………〈舌相品〉第6
中分──〈三假品〉第7………〈累教品〉第66
後分──〈無盡品〉第67…… 〈囑累品〉第90
貳、明「中品般若」的三分內容（pp.675-686）
（壹）後分（pp.675-680）
一、「中品般若」後分中21品是上承「下品般若」而發展所成（pp.675-678）
先說「後分」：大概的說，「中分」是與「下品般若」相當的。
「後分」共24品，其中21品（末後三品，是流通分[footnoteRef:488]），是上承「下品般若」而發展所成的。 [488:  按：三品分別為〈88薩陀波崙品〉、〈89曇無竭品〉、〈90囑累品〉。] 

（一）依「下品」〈見阿閦佛品〉內容而成「中品」67~70品的廣本（pp.675-676）
1、〈67無盡品〉（p.675）
「下品」的〈25見阿閦佛品〉中，佛示現神力，使大眾都見到阿閦（Akṣobhya）佛土眾會，然後勸學，讚歎般若波羅蜜。須菩提（Subhūti）問「般若無盡」，佛說：菩薩坐道場，觀十二因緣如虛空那樣的不可盡，是不共二乘的菩薩中道觀，與「中品般若」〈67無盡品〉的內容相當。[footnoteRef:489] [489: （1）《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25見阿閦佛品〉（大正8，578c21-579a7）。
（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0〈67無盡品〉（大正8，364b21-c14）。] 

2、〈68六度相攝品〉、〈69方便品〉（pp.675-676）
接著，如（「下品」）《小（p.676）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大正8，579a-b）說：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則具足諸波羅蜜，亦能具足方便力。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諸有所作，生便能知。」[footnoteRef:490] [490: （原書p.688，n.1）「諸有所作，生便能知」，依各譯本，是惡魔而有所作（嬈亂）的：一開始就能知道，不受惑亂的意思。] 

「菩薩欲得方便力者，當學般若波羅蜜，當修般若波羅蜜。須菩提！若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生般若波羅蜜時，應念……如十方諸佛所得諸法相，我亦當得。」
「菩薩為諸佛所念者，不生餘處，必當至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菩薩終不墮三惡道，當生好處，不離諸佛。」
如上所引的，〈25見阿閦佛品〉末段，與「中品般若」的〈六度相攝品〉（第68）、〈方便品〉（第69）的內容次第，都是相合的。[footnoteRef:491] [49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1〈68六度相攝品〉（大正8，365a28-373a8）。] 

3、〈70三慧品〉（p.676）
〈三慧品〉（第70）說：
「菩薩摩訶薩云何行般若波羅蜜？云何生般若波羅蜜？云何修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492] [492: （原書p.688，n.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1〈70三慧品〉（大正8，373a）。] 

「行」，「生」，「修」，也出於〈25見阿閦佛品〉。
〈70三慧品〉闡明了般若，說到三乘的（三）智斷，及般若的名義。[footnoteRef:493] [493: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1〈70三慧品〉（大正8，375b21-376c24）] 

4、結（p.676）
所以〈67無盡品〉、〈68六度相攝品〉、〈69方便品〉、〈70三慧品〉──四品，都是依〈25見阿閦佛品〉而成的廣本。
（二）依般若而有的方便力，開展出「中品」71~87品的「方便道」（pp.676-678）
1、總顯差異（pp.676-677）
〈25見阿閦佛品〉到此為止，「下品般若」也就圓滿了，而「中品般若」，卻依般若而有的「方便力」，開展出以下的十七品。《大智度論》稱這部分為「方便道」[footnoteRef:494]；[footnoteRef:495]「中品般若」的「後分」，的確是處處說到「方便之力」的。 [494: （原書p.688，n.3）《大智度論》卷100〈90囑累品〉（大正25，754b-c）：
問曰：先見〈阿閦佛品〉中囑累，今復囑累有何等異？
答曰：菩薩道有二種：一者、般若波羅蜜道；二者、方便道。先囑累者，為說般若波羅蜜體竟；今以說令眾生得是般若方便竟，囑累。以是故，〈見阿閦佛〉後說〈漚和拘捨羅品〉。般若波羅蜜中雖有方便，方便中雖有般若波羅蜜，而隨多受名。般若與方便，本體是一，所用小異故別說……。]  [495: （1）〔隋〕吉藏，《大品經義疏》卷9（卍新續24，319a10-11）：
〈無盡品〉第六十七：此下第二，明「方便道」，前是「般若道」，生起如前。
（2）〔隋〕慧影，《大智度論疏》卷24（卍新續46，909c13-17）：
第六十五品者，名為〈囑累品〉，此即是波若道第三大分，流通分也。就此經一部，論主自大分為二分：從此中〈囑累品〉已上，有六十五品經文，名為「般若道」；次從〈不盡品〉已下，訖後囑累，有二十四品經文，名為「方便道」。
（3）《大智度論疏》卷24（卍新續46，912c4-13）：
第六十六品者，名為〈不盡品〉。上來至此，明菩薩「波若道」。自此品巳下，訖於經末，明菩薩「方便道」。上波若道中，明 權實二果因中萬行。語其歸宗，為明波若。今此中，亦明真應二果因中萬行。論其指趣，為明方便。欲論聖心，亦未曾二；言其智慧，亦未曾一。波若有入實之功；方便有功用不證。故《論》云：「波若能將菩薩入畢竟空，方便能將菩薩出畢竟空」。以有此二智出入之殊故，所以《經》中遂有此二道之別。就「方便道」中，論主自科有於二分。從此品去，至〈曇無竭品〉，通明方便道義。囑累一品，明其付囑流通。] 

「下品般若」是「般若道」，重於般若的無所取著，悟入如如法（p.677）性；
「中品般若」的「後分」，是「方便道」，重於方便的化他；自行、化他而重於不違實相的施設。
2、別釋內容（pp.677-678）
〈道樹品〉（第71）以下的內容，主要是：
	自行
	一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念一切種智（〈道樹品〉第71）；

	
	
	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行菩薩行（〈菩薩行品〉第72）；

	
	
	應薩婆若念，得方便而行[footnoteRef:496]（〈種善根品〉第73）。 [496: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73種善根品〉（大正8，380a）。] 


	
	二
	菩薩遍學諸道──聲聞道、辟支佛道、佛道而超出二乘（〈遍學品〉第74）；

	
	
	於諸法無所有中，次第行、次第學、次第道（〈三次第行品〉第75）；

	
	
	行般若，一念具足萬行[footnoteRef:497]（〈一念品〉第76，〈六喻品〉第77）。 [497: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76一念品〉（大正8，386c-387a）。
（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77六喻品〉（大正8，390b9-391b20）。] 


	化他
	三
	住報得五神通，到十方土，以六度、布施、四攝，攝化眾生（〈四攝品〉第78）

	
	四
	善達法相，於名相虛妄分別中拔出眾生（〈善達品〉第79）；

	
	
	不壞實際，立眾生於實際中（〈實際品〉第80）。

	
	五
	以方便力具足菩薩道，成就眾生（〈具足品〉第81）；

	
	
	大誓莊嚴，淨佛國土（〈淨佛國品〉第82）。

	
	六
	於佛道中畢定。以神通波羅蜜，現生惡道，化度眾生（〈畢定品〉第83）。

	
	七
	行菩薩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眾生說四諦、實諦（〈差別品〉第84）。

	不違實相
	八
	諸法性無業無報，無道無果，不垢不淨（〈七譬品〉第85）。

	
	
	諸法平等相（〈平等品〉第86（p.678））。

	
	
	一切如幻化，涅槃如幻化（〈如化品〉第87）。


二、辨「中品般若」的「後分」與「下品般若」的重點與意趣差別（p.678）
「中品般若」的「後分」，比對「下品般若」，重點與意趣，都有明顯的差別。如
（一）書寫等方便僅存聽聞；不退轉菩薩由人間修行者轉為深行的菩薩（p.678）
一、「下品般若」是一般人修學的般若法門，所以從讀、誦、書寫、供養等說起。
阿惟越致（不退轉）菩薩，也絕大多數是人間修行者的模樣。一再說到：
1、不退轉為二乘，不墮二地的方便；
2、種種修學的障礙──「魔事」；
3、菩薩與聲聞的關係。
「中品般若」的「後分」，
泛說「聽聞」，而讀、誦、書寫、供養等都不見了，菩薩都是深行的菩薩。
（二）不退轉菩薩由重自利漸轉為重利他行（p.678）
二、「下品般若」說：
「阿惟越致菩薩，……常樂欲生他方清淨佛國，隨意自在；其所生處，常得供養諸佛。」[footnoteRef:498]恒伽（Gaṅga）天女受記以後，也「命終之後，從一佛土，至一佛土，常修梵行，……不離諸佛。」[footnoteRef:499]這是說受記不退轉的菩薩，常生他方淨土，常修梵行，常見佛、供養佛：說明不退菩薩的向上增進──自利行。 [498: （原書p.688，n.4）《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16阿惟越致相品〉（大正8，565b）。]  [499: （原書p.688，n.5）《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19恒伽提婆品〉（大正8，568b）。] 

「中品般若」的「後分」，
〈四攝品〉（第78）以下所說的六度、四攝、報得神通、現身惡道、成就眾生，嚴淨佛土，都是不退菩薩（法身大士）的利益眾生。所以說：「是菩薩從初發意已來，…………不為餘事故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但為一切眾生故。」[footnoteRef:500] [500: （原書p.688，n.6）《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86平等品〉（大正8，414b）。] 

前七品（〈71道樹品〉……〈77六喻品〉）所說發心、修行，得善知識（不離佛菩薩）、供養諸佛、增益善根，雖可說是自利行，但也是：「為眾生故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漸漸行六波羅蜜，得一切種智，成佛樹，以葉華果實益眾生。」[footnoteRef:501] [501: （原書p.688，n.7）《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71道樹品〉（大正8，377a）。] 

般若法門當然立足於無所得行，而救度眾生的悲心，「後分」顯然的著重起來。
（三）不退轉菩薩由難得轉為三根普被（p.679）
三、（p.679）「下品般若」看來，般若是不容易持行的。
「無量無邊阿僧祗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中若一若二住阿毘跋致地」[footnoteRef:502]，不退菩薩是那樣的難得！ [502: （原書p.688，n.8）《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3塔品〉（大正8，542c）。] 

但（「中品」）《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1（大正8，372a7-10）說：
「是門，利根菩薩摩訶薩所入！佛言：鈍根菩薩亦可入；是門，中根菩薩、散心菩薩亦可入是門。是門無礙，若菩薩摩訶薩一心學者，皆入是門。」[footnoteRef:503] [503: （原書p.688，n.9）「唐譯初分本」、「唐譯三分本」,與「大品本」一致，般若是三根都可以趣入的。但「唐譯二分本」，「放光本」，局限為利根所入。] 

般若法門，是三根普被的，也不論行位高低的。經上到處說：「菩薩初發意已來」，初發意就是這樣學的。
學般若法門，決定成佛，所以說：「初發意菩薩亦畢定，阿惟越致菩薩亦畢定，後身菩薩亦畢定。」[footnoteRef:504]初發心以來，決定成佛，這與「下品般若」的難得不退，是多麼不同！ [504: （原書p.689，n.1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83畢定品〉（大正8，409b）。] 

這一不同，從佛教發展史去理解，
「下品般若」反應了般若法門初行，得般若深悟的極少。
「中品般若」的「後分」，反應了般若法門大流行，般若成為當代佛法思潮的主流。正如禪宗在中國，達摩時代，與馬祖、石頭時代[footnoteRef:505]的不同情況。 [505:  按：菩提達摩於520年至中國，示寂年代有二說，528或535。馬祖道一為公元709~788的人、石頭希遷為700~790的人。] 

（四）敘述手法由開示、誘導轉為敘述、說明，並安立二諦說（pp.679-680）
1、總明差異（p.679）
四、「下品般若」：是開示的，啟發的，誘導的，
而「中品般若」的「後分」，卻是敘述的，說明的。
2、別顯差別（pp.679-680）
（1）下品般若（p.679）
特別是，在般若自證的無戲論處、平等性中，一切都不可施設；有情不可得，法也不可得。沒有業報，沒有道果，沒有迷悟，沒有垢淨，沒有修證，沒有名相；佛與佛法也不可說。
（2）中品般若（pp.679-680）
一切歸於法性平等，那為什麼要說法？為什麼有生死業報？為什麼要發心，要度眾生，要成佛？在「後分」中，說到那裏，就疑問到那裏，解釋到那裏。一（p.680）層層的問答，問題始終是一樣的。
「後分」提出了二諦說[footnoteRef:506]，到處說：「以世諦故，非第一義」，二諦說是解開這一矛盾的方法。[footnoteRef:507] [506: （原書p.689，n.1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72道行品〉（大正8，378c）。]  [507: 《大智度論》卷85〈72菩薩行品〉（大正25，654c8-23）。] 

這一（世俗）名相虛妄分別，不能契入「正法」，而又非以名相分別來開示不可的大矛盾，「下品般若」也略有答復，如說：「如是學者能成就薩婆若，所以者何？一切法無生無成就故」。「菩薩如是學，亦不學薩婆若；如是學，亦名學薩婆若。」[footnoteRef:508] [508: （原書p.689，n.12）《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8a-b）。] 

3、小結（p.680）
「下品般若」的矛盾論法，「中品般若」以「二諦」來作更明白的解釋；但二諦只是假設，二諦「如」是沒有差別可得的。[footnoteRef:509] [509: （1）（原書p.689，n.13）《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72道行品〉（大正8，378c）。
（2）《大智度論》卷85〈71道樹品〉（大正25，654c12-23）：
「世尊！如是一切法無所有相，云何菩薩作是分別──是法若有、若無？」佛答：「菩薩世俗故，為眾生說若有、若無，非第一義。」若有是實有，無亦應有實！若有不實，無云何應實？須菩提問：「世俗、第一義有異耶？」若異，破壞法性故，是故佛言：『不異。世俗如即是第一義如。』眾生不知是如故，以世俗為說若有、若無。
復次，眾生於五受陰中有所著，為是眾生離所有、得無所有故，菩薩說「無所有」；世俗法故分別諸法，欲令眾生知是「無所有」。如是，須菩提！菩薩應學無所有般若波羅蜜。] 

（貳）、前分（pp.680-682）
一、「前分」雖共有六品，但實際只有五品（除〈舌相品〉）（p.680）
再說「前分」：「前分」共有六品。第六〈舌相品〉，是「中分」的序分。同一原本的「下品般若」，沒有這一部分，所以是集成「中品般若」時，增入這一部分，表示「中分」與「前分」間的不同。這樣，「前分」只有五品。
二、「前分」五品可分序起、正說、結讚等三分（pp.680-681）
第一〈序品〉，是全經的序分，也是「前分」的序分。「前分」五品，可分為序起、正說、結讚──三分，內容如下：
        放光現瑞，十方菩薩來集              〈序　品〉第一
序起    列舉菩薩法，勸學般若波羅蜜
        得諸天敬奉與護持                    〈奉缽品〉第二
        行般若波羅蜜，超勝二乘
正說    習應般若波羅蜜，是空相應            〈習應品〉第三（p.681）
        般若相應菩薩，何處來生，往生何處
        聽眾得益受記                        〈往生品〉第四
結讚
        大眾稱嘆般若                        〈歎度品〉第五
三、略舉「前分」中重要的經文（p.681）
「前分」，佛為舍利弗（śāriputra）說。經文的重點是：
（一）〈1序品〉──般若攝受廣大功德行因而成就佛智（p.681）
首先說：「菩薩摩訶薩，欲以一切種智知一切法，當習行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510]一切種智是佛智，佛智要從菩薩修習廣大的功德中來，而這都非學般若不可。般若能攝受廣大功德行，不只是「下品般若」那樣的攝導五度。 [510: （原書p.689，n.1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序品〉（大正8，218c17-19）。] 

這段經文的末了，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219a21-25）說：
「欲以道慧具足道種慧，當習行般若波羅蜜；欲以道種慧具足一切智，……；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習，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道慧與道種慧，是菩薩的智慧；一切智與（能斷煩惱習的）一切種智，是佛的智慧。[footnoteRef:511]佛菩薩的智慧，都從習行般若中來。[footnoteRef:512] [511: （原書p.689，n.15） 道慧、道種慧，一切智、一切種智，各譯本的出入很大。「放光本」但舉「菩薩慧」與「薩云若」（大正8，2c）；「光讚本」舉「道慧」，「欲曉了慧具足充備諸通慧」，「了一切得近蠲除塵勞」（大正8，149b）。雖古譯本不完全相合，但「菩薩」「道慧」在前，卻是一致的。這與「後分」的「三智」──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的次第不同。「唐譯三分本」，列舉一切智智；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相智、一切有情心行相智。「唐譯初分本」、「二分本」，更加一切相微智。唐譯本顯然與古本不合。]  [512:  印順法師，《華雨集》（五），pp.110-114。] 

（二）〈3習相應品〉──行般若波羅蜜就是「空相應行」（pp.681-682）
聲聞辟支佛的智慧，比起菩薩的般若波羅蜜來，如螢火與日光一樣，簡直是不成比例的！[footnoteRef:513]般若波羅蜜，是「住空、無相、無作法，能過一切聲聞、辟支佛地，住阿惟越致地，淨於佛道」。[footnoteRef:514] [513: （原書p.689，n.16）《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3習應品〉（大正8，221c-222b）。]  [514: （原書p.689，n.17）《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3習應品〉（大正8，222b）。] 

所以，般若相應是「習應七空」[footnoteRef:515]；「諸相應中，般若波羅蜜相應為最第一。……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相應，所謂空、無相、無作」；「是空相應，名為第一相應」[footnoteRef:516]；「菩薩摩訶薩，於諸相應中為最第一相應，所謂空相應」[footnoteRef:517]。 [515: （原書p.689，n.18）《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3習應品〉（大正8，222c26-223a2）：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習應性空，是名與般若波羅蜜相應。如是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習應七空。所謂：性空、自相空、諸法空、無所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是名與般若波羅蜜相應。]  [516: （原書p.689，n.19）《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3習應品〉（大正8，224c）。]  [517: （原書p.689，n.2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3習應品〉（大正8，225a）。]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見一切（p.682），不為一切，不念一切，而能生大慈大悲，不墮二乘地的，就是「空相應行」。
般若波羅蜜與空的一致性，「前分」明確的揭示出來。
（三）〈4往生品〉──述菩薩來處及種類的眾多（p.682）
在〈4往生品〉中，行般若波羅蜜相應的，舉他方、兜率天、人間──三處來，與「下品般若」〈13相無相品〉所說相合。[footnoteRef:518] [518: （原書p.690，n.2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4往生品〉（大正8，225a-b）。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13相無相品〉（大正8，560a）。] 

說到「與般若波羅蜜相應，從此間終，當生何處」時，廣說修菩薩行人的不同行相，共四十四類。[footnoteRef:519]這不但是「下品般若」所未說，也是「中品般若」「後分」所沒有的。 [519: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4往生品〉（大正8，225a25-229b7）
《大智度論》卷38-40（大正25，336c1-353b17）。參考【附錄4】] 

這表示了當時佛教界所知道的菩薩，無論是事實的，論理的，傳說的，有那麼多的不同類型。
（四）小結（p.682）
〈1序品〉說到了華積世界，文殊（Mañjuśrī）與善住意（Suṣṭhitamati）菩薩，[footnoteRef:520]當時大乘經的數量，傳出的應該不少了！ [520: （原書p.690，n.2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序品〉（大正8，218c）。] 

（參）中分（pp.682-686）
一、與「下品般若」次第與內容的共同性（p.682）
與「下品般若」相當的，是「中分」。有次第與內容的共同性，[footnoteRef:521]所以可互相比對，而了解「中分」是怎樣的成為別本。 [521:  參考【附錄1】] 

二、對比「下品般若」所增廣之內容（pp.682-686）
「中分」的文字，比「下品般若」要多出三倍以上，到底增廣些什麼？
（一）內容的增廣（pp.682-683）
一、內容的增廣：主要是〈問乘品〉（第18）、〈廣乘品〉（第19）、〈發趣品〉（第20）[footnoteRef:522] 占「中分」全部的百分之七。 [522:  按：原書文為「〈問乘品〉（第19）、〈廣乘品〉（第20）、〈發趣品〉（第21）」，現依《大正藏》已改為〈問乘品〉（第18）、〈廣乘品〉（第19）、〈發趣品〉（第20）。] 

1、「下品般若」對「大乘」的敘述（p.682）
「下品般若」說到：「菩薩發大莊嚴，乘大乘故，是名摩訶薩。」對於「大乘」，只說：「大乘者無有量，無分數故」。大乘是虛空一般的容受一切眾生；沒有來處、去處、住處；三世平等。[footnoteRef:523] [523: （原書p.690，n.23）《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9a）。] 

2、「中品般若」（pp.682-683）
（1）「何為大乘」─―列舉大乘的內容（〈18問乘品〉、〈19廣乘品〉）（pp.682-683）
A、標舉（pp.682-683）
「中品般若」的「中分」，從大乘是菩薩行的見地，（p.683）列舉了大乘的內容：
1、六波羅蜜‧十八空‧百八三昧
2、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分‧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空無相無作）三三昧‧十一智‧[footnoteRef:524]三（無漏）根‧（有覺有觀等）三三昧‧十念‧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八背捨‧九次第定 [524: 「十一智」：前十智為共二乘的，第十一智「如實智」為佛的智慧。] 

3、十力‧四無所畏‧四無閡智‧十八不共法
4、四十二字門
B、解釋（p.683）
這四類中，
1、是菩薩法。
2、是共二乘法。菩薩是遍學一切的，所以三十七道品等，也是大乘法的一分。不過每一法門，都說是「以不可得故」，表示為與般若不可得相應的行門。
3、是佛的功德。
4、字門是陀羅尼。在「中品般若」（及「上品般若」）中，字門每每是列在最後的。字門的自成一類，表示了字義本是世間學，被融攝而屬於大乘的。在初期大乘中，字門陀羅尼是比較後起的。[footnoteRef:525] [525: （1）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六節，第三項〈法性．陀羅尼．佛〉，pp.744-747
（2）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四章，第二節，第二項〈大乘慧學〉，pp.1242-1250。] 

（2）「大乘發趣」─―敘述十地行法（〈20發趣品〉）（p.683）
「中分」在說明了「何為大乘」以後，又說到「大乘發趣」，就是「從一地至一地」，敘述了「十地」的行法。
（3）小結（p.683）
這是「中分」所增廣的部分，其他片段的增入，如「阿毘跋致相貌」、「魔事」等，都有部分的增廣。



	「中分」品名
	內容的增廣

	〈18問乘品〉
	1、菩薩法
	六波羅蜜‧十八空‧百八三昧

	〈19廣乘品〉
	2、共二乘法
	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分‧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三三昧‧十一智‧三根‧三三昧‧十念‧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八背捨‧九次第定

	
	3、佛的功德
	十力‧四無所畏‧四無閡智‧十八不共法

	
	4、陀羅尼
	四十二字門

	〈20發趣品〉
	5、十地
	初地～十地

	
	6、其餘
	阿毘跋致相貌、魔事



（二）解釋經義的增廣（pp.683-684）
1、總明差異（pp.683-684）
二、解釋經義的增廣：
「下品般若」深義部分，是簡要深奧的。
在「下品般若」的傳誦中（p.684），有解釋的必要，就有解釋的傳出。「中品般若」的集成者，以解釋為佛說、須菩提說而編集進去。
2、舉例別顯（p.684）
（1）舉〈7三假品〉為例（p.684）
如〈三假品〉（第7），須菩提說：
「世尊所說菩薩、菩薩字，何等法名菩薩？世尊！我等不見是法名菩薩，云何教菩薩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526] [526: （原書p.690，n.2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7三假品〉（大正8，230c）。] 

A、「下品般若」（p.684）
在「下品般若」中，這是須菩提奉佛的慈命，以反詰法，為菩薩說般若波羅蜜。所以接著說：「若菩薩聞作是說，不驚不怖不沒不退，如所說行，是名教菩薩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527] [527: （原書p.690，n.25）《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7b）。] 

B、「中品般若」「中分」（p.684）
「中品般若」「中分」，也是佛命須菩提說般若，而對於須菩提的反問說法，可能解說為向佛發問，於是佛說了一大段文字，也只是說明了菩薩、菩薩名的假名施設，所以不得不見菩薩；不見一切法，所以能不驚不怖。
C、結：將補充解釋的內容作為佛說，文義也就多少變化（p.684）
我們如注意「下品」佛命須菩提說般若，那末「中分」卻是佛為須菩提說般若，上下文不相應。
所以，這不是從「中品」抄出「下品」，而是將解釋部分，作為佛說而有所補充，文意也就多少變化。
（2）舉〈25十無品〉為例（p.684）
又如〈十無品〉第25，須菩提白佛：菩薩三際不可得等，與「下品般若」的文義相同（次第小變化）。[footnoteRef:528] [528: （原書p.690，n.26）《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25十無品〉（大正8，267a-b）。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9b）。] 

但在「中分」中，舍利弗依須菩提所說的，提出了十個問題，須菩提一一的給以解釋。
「下品般若」深義的解釋，在「中分」是到處可見的。
（三）法數的增多並敘述詳備（pp.684-686）
三、法數的增多：
1、增多的內容（pp.684-685）
（1）下品般若（pp.684-685）
A、境（p.684）
「下品般若」是以五蘊為所觀境的。
B、行（p.684）
在行法中，以般若為主，略說到其他五度。
共世間行──四禪、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
共二乘行──三十七道品、三三昧，都已提到。
C、果（pp.684-685）
果法中，聲聞的四向、四果，辟支佛，五（無漏）聚；[footnoteRef:529]佛的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p.685）法，也都說到了。 [529: 《長阿含經》卷9（10經）《十上經》（大正1，54a4-5）：
云何五證法？謂：五無學聚。無學戒聚、定聚、慧聚、解脫聚、解脫知見聚。] 

（2）中品般若（p.685）
A、行（p.685）
但菩薩是遍學一切道──聲聞道、辟支佛道、佛道的，遍知一切法的。
所以說明行法，如〈18問乘品〉[footnoteRef:530]、〈19廣乘品〉[footnoteRef:531]，包含了二乘的共行。 [530: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18問乘品〉（大正8，250a2-253b16）。]  [53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18問乘品〉（大正8，253b19-256b28）。] 

B、境（p.685）
論所觀的境，包括了一切的人與法。
「法」是陰、處、界、緣起、諦等，二乘與菩薩行，佛的功德；
「人」是凡夫、聲聞的四向、四果、辟支佛、菩薩、佛的智證：
這一切都是所應知的。
（3）小結（p.685）
這樣，「下品般若」的簡略，在「中品般若」中，擴展為法數繁多，又一一的敘述而成為詳備。
2、中品般若增列的法數，來源以有部阿毘達磨論義為主（p.685）
依「中品般若」增列的法數，主要是部派所傳的《阿含經》說。
以薩婆多部（sarvāstivādāḥ）為主的，北方的阿毘達磨論義，已有部分的被採錄。
（1）內容上採用的部分（p.685）
如「前分」的勸學般若，說到「四緣」[footnoteRef:532]與「十一智」。[footnoteRef:533] [532: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序品〉（大正8，219c12-14）：
菩薩摩訶薩欲知諸法因緣、次第緣、緣緣、增上緣，當學般若波羅蜜。]  [533: （原書p.690，n.27）《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序品〉（大正8，219c12-14、219a13-15）。] 

因緣說是佛法所共的，因緣的內容，或分為二十四緣，[footnoteRef:534]或分為十緣，[footnoteRef:535]或作四緣，各部派是不同的。 [534:  印順法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九章，第二節，第三項〈十緣說〉，p.443：
銅鍱部所立的二十四緣，與本論（《舍利弗阿毘曇論》）的「緒分」，也是極有關係的。二十四緣，是：因緣、所緣緣、增上緣、無間緣、等無間緣、俱生緣、相互緣、所依緣、依止緣、前生緣、後生緣、修習緣、業緣、異熟緣、食緣、根緣、靜慮緣、道緣、相應緣、不相應緣、有緣、無有緣、去緣、不去緣。]  [535: （1）《舍利弗阿毘曇論》卷25（大正28，679b8-680a17）：
十緣謂因緣、無間緣、境界緣、依緣、業緣、報緣、起緣、異緣、相續緣、增上緣。
（2）印順法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九章，第二節，三項〈十緣說〉，pp.439-444。] 

「十一智」是：「法智、比智、他心智、世智、苦智、集智、滅智、道智、盡智、無生智、如實智」。如實智是佛的智慧；前十智是二乘的，為薩婆多部所立。
（2）敘述上採用的部分（p.685）
又如「唐譯二分本」，說十六行相：「無常想、苦想、無我想、空想，集想、因想、生想、緣想，滅想、靜想、妙想、離想，道想、如想、行想、出想。」[footnoteRef:536] [536: （原書p.690，n.28）《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65〈72遍學品〉（大正7，352a）。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74遍學品〉（大正8，383a）。] 

又如以無記法為：「無記身業、口業、意業，無記四大，無記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無記報，是名無記法。」[footnoteRef:537] [537: （原書p.690，n.29）《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4〈12句義品〉（大正8，242c）。] 

又如「一切法──善法、不善法，……共法、不共法」的分別；[footnoteRef:538]「世間法施」與「出世法施」的分別；[footnoteRef:539]「名」與「相」內容的分別：[footnoteRef:540] [538: （原書p.690，n.3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4〈12句義品〉（大正8，242c-243b）。]  [539: （原書p.690，n.3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4〈78四攝品〉（大正8，394b-396b）。]  [540: （原書p.690，n.3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4〈78四攝品〉（大正8，398b-c）。] 

都是阿毘達磨式的。
3、結――不免有重論議、說明的傾向（pp.685-686）
雖然是契經的體裁，阿毘達磨的分別抉擇，還沒有太多的引用，但經文的解說多了（p.686），答復疑問的多了，不免多少有了重論議、重說明的傾向。

參、「中品般若」三分的成立先後（pp.686-688）
（壹）可能由「中分」的傳誦者綜合三部分，加上常啼菩薩求法故事而成（p.686）
「中品般若」的三部分，是在「下品般若」的流行中，依「下品般若」而各為不同的開展，終於形成了不同的三部分[footnoteRef:541]。 [541:  按：三部分為「前分」、「中分」、「後分」。] 

後來，極可能是「中分」的傳誦者，綜合三部分，及常啼（Sadāparudita）菩薩求法故事，而集成「中品般若」全部。
（貳）從空的類集看「中品般若」三分的成立次第（pp.686-688）
三部分是各別成立的，成立也是多少有先後的，這裏且約「空」義來說明。
一般的說，「空」是般若法門中最重要的。
一、「原始般若」並未說到「空」（p.686）
其實，「原始般若」並沒有說到「空」。
二、「下品般若」還未將種種空組合起來（p.686）
「下品般若」的〈釋提桓因品〉（第2品），才說「以空法住般若波羅蜜。」[footnoteRef:542]〈相無相品〉（第13品）、〈大如品〉（第15品）說：「諸法以空（無相無作）為相」；這才極力闡明「一切法空」，「有所說法，皆為空故」。[footnoteRef:543] [542: （原書p.690，n.33）《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2釋提桓因品〉（大正8，540b）。]  [543: （原書p.691，n.34）《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15大如品〉（大正8，562b）。] 

這是「下品般若」各譯本所共同的，但還沒有將種種空組合起來。
三、中品般若（pp.686-687）
（一）最早成立――「前分」的「七空」說[footnoteRef:544]（p.686） [544: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pp.157-162。] 

在「中品般若」──三部分的各別成立中，「前分」應該是先成立的。
「前分」到處說「空」，又綜合為「七空」，
1、「大品本」的七空說（p.686）
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3習應品〉（大正8，222c28-223a2）說：
「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習應七空，所謂（1）性空、（2）自相空、（3）諸法空、（4）無所得空、（5）無法空、（6）有法空、（7）無法有法空，是名與般若波羅蜜相應。」
「七空」，其他譯本沒有列舉名目，也許會有不同的解說，但組合種種「空」為一類──「七空」，確是「中品般若」各譯本所一致的。[footnoteRef:545] [545: （原書p.691，n.35）《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1〈3假號品〉（大正8，5c）。《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卷1〈3行空品〉（大正8，153b）。《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03〈3觀照品〉（大正7，13c）。《大般若波羅蜜經》（三分）〈2舍利子品〉卷480（大正7，435b）。] 

2、「光讚本」的七空說（pp.686-687）
「光讚本」8、9 ── 2卷，不斷的提到「七空（p.687）」，並列舉「七空」的名目為：「（1）內空、（2）外空、（3）（所）有空、（4）無（所有）空、（5）近空、（6）遠空、（7）真空。」[footnoteRef:546] [546: （原書p.691，n.36）《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卷8〈19所因出衍品〉（大正8，199b、203a）。
又卷9〈23等三世品〉（大正8，204c）。] 

「光讚本」所說的，雖與「大品本」不合，但也是「七空」的組合為一類。內容不明的「七空」說，在當時是曾經相當流傳的。[footnoteRef:547] [547: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三章〈《般若經》――甚深之一切法空〉，p.157。] 

（二）其次成立――「後分」的「十四空」說（p.687）
其次成立的是「後分」；「後分」各品中，處處說到種種「空」，又綜合為「十四空」，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0〈68攝五品〉（大正8，367b）說：
「菩薩住般若波羅蜜，內空、內空不可得，外空、外空不可得，內外空、內外空不可得，空空、空空不可得，乃至一切法空、一切法空不可得：菩薩住是十四空中。」[footnoteRef:548] [548: （原書p.691，n.37）《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說到「十四空」的，還有卷22〈76一念品〉（大正8，387b）；卷12〈42歎淨品〉（大正8，307c）；卷25〈80實際品〉（大正8，403c、405b）。前二則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相同。] 

「中品般若」的異譯本，「放光本」、「唐譯三分本」、「唐譯二分本」，都一致的說到了，以「一切法空」為最後的「十四空」[footnoteRef:549]；[footnoteRef:550]「十四空」是「七空」的一倍。[footnoteRef:551] [549: （原書p.691，n.38）《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15〈69六度相攝品〉（大正8，108b9-14）。《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59〈67相攝品〉（大正7，320b20-c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三分）卷523〈26方便善巧品〉（大正7，682b7-16）。]  [550: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三章〈《般若經》――甚深之一切法空〉，p.15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本』，《放光般若經》，《摩訶般若經》，與『三分本』相當的經文，都明確的說到了『十四空』，這是以『一切法空』為最後的。此外，《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說到：『一切法以內空故空，外空故空，內外空故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始空、散空、性空、一切法空、自相空故空』。這也是十四空，但脫落了『大空』與『第一義空』。這是以『一切法空』在前，『自相空』在後的十四空。]  [551: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三章〈《般若經》――甚深之一切法空〉，pp.157-159。] 

（三）最後成立――「中分」由「十六空」增列為「十八空」、「二十空」（p.687）
傳說彌勒（Maitreya）所造的《辯中邊論》，先說以「一切法空」為末後的「十四空」，次說「無性空」、「無性自性空」，共為「十六空」。[footnoteRef:552] [552: （原書p.691，n.39）
（1）《辯中邊論》卷上〈1辯相品〉（大正31，466a3-b1）：
此空差別復有十六，謂內空、外空、內外空、大空、空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無散空、本性空、相空、一切法空、無性空、無性自性空。……菩薩為令力無畏等一切佛法皆得清淨。而觀此空故名一切法空。
（2）《中邊分別論》卷上〈1相品〉（大正31，452c-453a）。] 

從「十四空」而增廣為「十六空」[footnoteRef:553]，「十六空」不正是「唐譯三分本」所說的嗎？「十六空」出於「中分」的「大乘相」中[footnoteRef:554]，可說是「中分」所成立的。[footnoteRef:555] [553: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三章〈《般若經》――甚深之一切法空〉，p.159：
十六空是：在十四空的最後『一切法空』下，加『無性空』與『無性自性空』。]  [554: （原書p.691，n.40）《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三分）卷488〈3善現品〉（大正7，480b）。]  [555: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三章〈《般若經》――甚深之一切法空〉，pp.169-173。] 

「中分」的「十六空」，「唐譯二分本」增列為「十八空」[footnoteRef:556]。[footnoteRef:557]「放光本」、「大品本」，也說「十八空」[footnoteRef:558]；「光讚本」也是「十八空」說。[footnoteRef:559] [556: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三章〈《般若經》――甚深之一切法空〉，p.159：
十八空，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在「中分」「大乘相」中，立十八空；這是在十六空中，插入了「不可得空」與「自性空」。]  [557: （原書p.691，n.4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03〈3觀照品〉（大正7，13a）又卷413〈16三摩地品〉（大正7，73a15-c27）。]  [558: （1）（原書p.691，n.4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3習應品〉（大正8，222b）。又卷5〈18問乘品〉（大正8，250b）。《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3〈14了本品〉（大正8，19a）。又卷4〈19問摩訶衍品〉（大正8，23b）。
（2）《大智度論》卷31〈1序品〉（大正25，285b6-296b2）；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三章，〈四 空之發展與類集〉，pp.167-169。]  [559: （1）（原書p.691，n.43）《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卷1〈3行空品〉（大正8，154c）。又卷6〈16三昧品〉（大正8，189b-190a）。
（2）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三章，〈四 空之發展與類集〉，pp.159-162。] 

四、上品般若增廣為二十空（p.687）
到了「上品般若」，更增廣為「二十空」了。[footnoteRef:560] [560:  參考【附錄3】] 

五、小結（pp.687-688）
「空」的綜合增多，由「七空」而「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明顯的表示出《般若經》成立的先後。
以「中品般若」而論，「前分」為「七空」說，「後分」為「十四空」（p.688）說，「中分」為「十六空」（後又增列為「十八空」）說。
確定了「十六空」（或「十八空」）說，於是集成「中品般若」時，綜合三部分及流通分中，到處都插入「十六空」（或「十八空」）了。
好在「中品」的各譯本，保存了「七空」、「十四空」的古說（在「上品般若」中，已被改寫統一而不見了），使我們能清楚的看出，「中品般若」集成的過程。













【附錄1】
《大品》三分與《小品》，品名對照表
	「小品般若」29品
	「大品般若」90品

	1.初品
	（537a24-29）
[缺]
[缺]
[缺]
[缺]
[缺]
（537a29-b12）
（537b13-26）
（537b26-538b12）
（538b13-23）
（538b23-c14）
（538c14-17）
（538c17-19）
（538c19-26）
（538c26-27）
同上
（538c27-539a18）
（539a18-20）
[缺]
[缺]
（539a20-23）
（539a23-b2）
同上
（539b2-6）
（539b6-29）
（539c1-540a6）
	1.序品
2.奉鉢品
3.習相應品
4.往生品
5.歎度品
6.舌相品
	前分

	
	
	7.三假品
8.勸學品
9.集散品
10.行相品
11.幻學品
12.句義品
13.金剛品
14.樂說品
15.辯才品
16.乘乘品
17.莊嚴品
18.問乘品
19.廣乘品
20.發趣品
21.出到品
22.勝出品
23.等空品
24.會宗品
25.十無品
26.無生品
	中分

	2.釋提桓因品
	（540a8-c5）
（540c5-25）
（540c25-541b22）
	27.問住品
28.幻聽品
29.散華品
	

	3.塔品
	（541c6-542a3）
（542a3-b2）
（542b2-543b10）
（543b10-18）
	30.三歎品
31.滅諍品
32.大明品
33.述成品
	

	4.明咒品
	（543b20-c23）
（543c23-544a25）
（544a25-545a22）
	34.勸持品
35.遣異品
36.尊導品
	

	5.舍利品
	（545a24-546a16）
	37.法稱品
	

	6.佐助品
	（546a24-547c11）
	38.法施品
	

	7.迴向品
	（547c13-549c26）
	39.隨喜品
	

	8.泥梨品
	（549c28-550b26）
（550b26-551b29）
	40.照明品
41.信毀品
	

	9.歎淨品
	（551c7-552a25）
（552a25-553a25）
（553a25-553c15）
	42.歎淨品
43.無作品
44.遍歎品
	

	10.不可思議品
	（553c17-555c10）
	45.聞持品
	

	11.魔事品
	（555c17-556c15）
（556c15-557b15）
	46.魔事品
47.兩過品（上）
	

	12.小如品
	（557b17-28）
（557b28-558b24）
	47.兩過品（下）
48.佛母品
	

	13.相無相品
	（558b26-559b27）
（559b27-560a28）
	49.問相品
50.成辦品
	

	14.船喻品
	（560b1-c29）
	51.譬喻品
	

	15.大如品
	（561a8-561c22）
（561c22-562b5）
（562b5-563c26）
	52.知識品
53.趣智品
54.大如品
	

	16.阿惟越致相品
	（563c29-564c29）
（564c29-565c26）
	55.不退品
56.堅固品
	

	17.深功德品
	（566a7-567b27）
（567b27-568b6）
	57.深奧品
58.夢行品
	

	18.恒伽提婆品
	（568b8-568c13）
（568c13-569c17）
	59.河天品
60.不證品
	

	19.阿毘跋致覺魔品
20.深心求菩提品（上）
	（569c19-571b15）
（571b23-572c16）
	61.夢誓品
	

	20.深心求菩提品（下）
21.恭敬菩薩品（上）
	（572c17-573a28）
（573b1-574a4）
	62.魔愁品
	

	21.恭敬菩薩品（下）
22.無慳煩惱品（上）
	（574a4-574b20）
（574b22-575a3）
	63.等學品
	

	22.無慳煩惱品（下）
23.稱揚菩薩品（上）
	（575a3-575c3）
（575c11-576a19）
	64.淨願品

	

	23.稱揚菩薩品（下）
24.囑累品（上）
	（576a19-577a6）
（577a8-b2）
	65.度空品
	

	24.囑累品（下）
	（577b2-578b12）
	66.累教品
	

	25.見阿閦佛品
	（578b14-579a21）
（579a21-b11）
同上
同上
	67.無盡品
68.攝五品
69.方便品
70.三慧品
	後分

	26.隨知品
	
	
	

	
	
	71.道樹品
72.道行品
73.三善品
74.遍學品
75.三次品
76.一念品
77.六喻品
78.四攝品
79.善達品
80.實際品
81.具足品
82.淨土品
83.畢定品
84.差別品
85.七喻品
86.平等品
87.如化品
	

	27.薩陀波崙品
	（580a23-584a19）
	88.常啼品
	

	28.曇無竭品
29.囑累品（上）
	（584a21-586b5）
（586b7-20）
	89.法尚品
	

	29.囑累品（下）
	（586b21-c7）
	90.囑累品
	



【附錄2】依玄奘所譯，將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的名目，對比如下：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p.161-162：
	十四空
	十六空
	十八空
	二十空

	1.內空
	1.內空
	1.內空
	1.內空

	2.外空
	2.外空
	2.外空
	2.外空

	3.內外空
	3.內外空
	3.內外空
	3.內外空

	4.空空
	4.空空
	4.空空
	4.空空

	5.大空
	5.大空
	5.大空
	5.大空

	6.勝義空
	6.勝義空
	6.勝義空
	6.勝義空

	7.有為空
	7.有為空
	7.有為空
	7.有為空

	8.無為空
	8.無為空
	8.無為空
	8.無為空

	9.畢竟空
	9.畢竟空
	9.畢竟空
	9.畢竟空

	10.無際空
	10.無際空
	10.無際空
	10.無際空

	11.散空
	
	
	11.散空

	
	
	11.散無散空
	

	
	11.無散空
	
	12.無變異空

	12.本性空
	12.本性空
	12.本性空
	13.本性空

	
	
	
	14.自相空

	13.自共相空
	13.相空
	13.自共相空
	

	
	
	
	15.共相空

	14.一切法空
	14.一切法空
	14.一切法空
	16.一切法空

	
	
	15.不可得空
	17.不可得空

	
	15.無性空
	16.無性空
	18.無性空

	
	
	17.自性空
	19.自性空

	
	16.無性自性空
	18.無性自性空
	20.無性自性空









【附錄3】
	前分
	七空
	大品本
	性空、自相空、諸法空、無所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footnoteRef:561] [56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3習應品〉（大正8，222c-223a）。] 


	
	
	光讚本
	內空、外空、（所）有空、無（所有）空、近空、遠空、真空。[footnoteRef:562] [562: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卷8〈19所因出衍品〉（大正8，199b、203a）。] 


	後分
	十四空
	大品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大空、空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無散空、本性空、自相空、一切法空。[footnoteRef:563] [563: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0〈68攝五品〉（大正8，367b24-27）。] 


	
	
	放光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為空、無為空、不有空、不見至空、無底空、行空、性空、一切諸法自空。[footnoteRef:564] [564: 《放光般若經》卷15〈69六度相攝品〉（大正8，108b9-14）。] 


	
	
	唐譯
二分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無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footnoteRef:565] [565: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459（二分）〈67相攝品〉（大正7，320b20-c1）。] 


	
	
	唐譯
三分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大空、空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無散空、本性空、相空、一切法空。[footnoteRef:566] [566: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23（三分）〈26方便善巧品〉（大正7，682b7-16）。] 


	中分
	十六空
	唐譯
三分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大空、空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無散空、本性空、相空、一切法空、無性空、無性自性空。[footnoteRef:567] [567: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488（三分）〈3善現品〉（大正7，480b3-6）。] 


	
	十八空
	唐譯
二分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無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footnoteRef:568] [56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413（二分）〈16三摩地品〉（大正7，73a15-18）。] 


	
	
	大品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始空、散空、性空、自相空、諸法空、不可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footnoteRef:569] [569: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68攝五品〉（大正8，250b4-7）。] 


	
	
	放光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最空、有為空、無為空、至竟空、不可得原空、無作空、性空、諸法空、自相空、何所得空、無空、有空、有無空。[footnoteRef:570] [570: 《放光般若經》卷4〈19問摩訶衍品〉（大正8，23a5-b8）。] 


	
	
	光讚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真空、有為空、無為空、究竟空、無品空、本淨空、自然相空、一切法空、無起空、無滅空、無形空、自然空、有形無形空。[footnoteRef:571] [571: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卷1〈3行空品〉（大正8，154c19-27）。] 


	《上品》
	二十空
	唐譯
二分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footnoteRef:572] [572: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402（二分）〈2分歡喜品〉（大正7，8c2-6）。] 






【附錄4】四十四類修菩薩行人的不同行相。印順導師《大智度論筆記》（pp.368-372）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4往生品〉（大正8，225a25-229b7）
	1. 
	般若相應者，從一國至一國，常值佛不離佛
	2. 
	無方便，入禪時，不念眾生；亦不念迴向

	3. 
	無方便而捨禪
	4. 
	有方便、不隨禪生

	5. 
	菩薩行禪有方便，起悲心，捨禪味生欲界(結業身)三大家
	6. 
	有方便，生六欲天成就眾生，淨佛世界

	7. 
	有方便，作梵天王，尋佛請轉法輪
	8. 
	有方便，生兜率壽終百千萬億〔諸天〕圍繞來此成佛

	9. 
	遊諸佛國，供養恭敬尊重讚嘆諸佛
	10. 
	遊諸佛國，彼國無二乘名

	11. 
	遊諸佛國，彼國其壽無量
	12. 
	遊諸世界──無三寶處讚嘆三寶

	13. 
	初發意得四禪等，不生三界，常生有益眾生處
	14. 
	初發意時行六度，入菩薩位，得不退

	15. 
	初發意時得無上菩提，轉法輪，大利眾生
	16. 
	與諸菩薩，遊諸佛國淨佛世界

	17. 
	入超越定
	18. 
	不小果取證

	19. 
	淨兜率天道——是賢劫菩薩
	20. 
	未證四諦———是一生補處

	21. 
	久劫修證---鈍根
	22. 
	不說無益事

	23. 
	勤斷眾生三惡道
	24. 
	依住六波羅蜜，以檀為首

	25. 
	變身如佛，以法施三惡道
	26. 
	變身如佛，以法施眾生，供佛、聞法、嚴土

	27. 
	相好嚴身諸根明利，以三乘度眾生
	28. 
	諸根淨利，不自高下他

	29. 
	乃至阿鞞跋致地，終不墮惡道
	30. 
	乃至阿鞞跋致地，常不捨十善

	31. 
	作輪王，立眾生於十善道，以財物施眾生
	32. 
	作輪王，常值遇多佛供養敬讚

	33. 
	住般若（聞思），常以法照明眾生亦自照
	34. 
	淨佛道（一切諸法不可得故）

	35. 
	無能壞-----不念一切法故
	36. 
	具智慧——此慧能具足一切法，亦不得一切法

	37. 
	淨五眼
	38. 
	得六通

	39-44別住六度（六人）


















【附錄5】「中本般若」分為三分的。(依《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來說)
	前分
	中分
	後分

	序  品 第1
奉鉢品 第2
習應品 第3
往生品 第4
歎度品 第5
舌相品 第6
	三假品 第7
勸學品 第8
集散品 第9
相行品 第10
幻學品 第11
句義品 第12
金剛品 第13
樂說品 第14
辯才品 第15
乘乘品 第16
莊嚴品 第17
問乘品 第18
廣乘品 第19
發趣品 第20
出到品 第21
勝出品 第22
等空品 第23
會宗品 第24
十無品 第25
無生品 第26
問住品 第27
幻聽品 第28
散華品 第29
三歎品 第30
滅諍品 第31
大明品 第32
述成品 第33
勸持品 第34
遣異品 第35
尊導品 第36
	法稱品 第37
法施品 第38
隨喜品 第39
照明品 第40
信毀品 第41
歎淨品 第42
無作品 第43
遍歎品 第44
聞持品 第45
魔事品 第46
兩過品 第47
佛母品 第48
問相品 第49
成辦品 第50
譬喻品 第51
知識品 第52
趣智品 第53
大如品 第54
不退品 第55
堅固品 第56
深奧品 第57
夢行品 第58
河天品 第59
不證品 第60
夢誓品 第61
魔愁品 第62
等學品 第63
淨願品 第64
度空品 第65
累教品 第66
	無盡品 第67
攝五品 第68
方便品 第69
三慧品 第70

	
	
	
	道樹品 第71
道行品 第72
三善品 第73
遍學品 第74
三次品 第75
一念品 第76
六喻品 第77
四攝品 第78
善達品 第79
實際品 第80
具足品 第81
淨土品 第82
畢定品 第83
差別品 第84
七譬品 第85
平等品 第86
如化品 第87

	
	
	
	常啼品 第88
法尚品 第89
囑累品 第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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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上品般若
（pp.692-702）

壹、十萬頌本與唐譯《般若經》〈初分〉相當（p.692）
「上品般若」，是傳說的「十萬頌本」，與唐譯《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初分〉相當。
（壹）文段次第，與「中品」大體一致（p.692）
在文段次第上，「上品般若」與「中品般若」是大體一致的。
（貳）數量方面，比「中品」（二分、三分）多了幾倍的分量（p.692）
一、增多的倍數（p.692）
「唐譯初分本」，共四百卷。在數量上，比「中品般若」的「唐譯二分本」（78卷），多了五倍；比「唐譯三分本」（59卷），幾乎多了七倍。到底多了些什麼？
二、主要的增多（p.692）
法數雖也增加一些，而主要增多的，是每一法的反復敘述；問與答，都不厭其繁的一一敘述。
最特出的，如色淨、果淨、我淨、「一切智淨」的說明。
在「二分本」中，《大正藏本》僅二頁零；「三分本」僅有一頁；而「初分本」（「上品」）卻是從183卷起，到284卷止，共102卷，528頁，佔了全經的四分之一。
三、結（p.692）
在適應印度的部分根性，「上品般若」推演到這樣的冗長，在愛好簡易的中國人看來，真是不可思議！
貳、「上品般若」中含有後期大乘的特徵（pp.692-701）
「上品般若」的推演集成，是在初期大乘向後期演進的過程中，所以在「上品般若」──「初分」中，有了後期大乘的特徵。[footnoteRef:573]如： [573: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一章，第二節，第一項〈初期大乘與後期大乘〉，p.22：
大乘法中，初說一切無自性空，後來解說為『無其所無，有其所有』：這是大乘法分前期與後期的確證。] 

（壹）實有菩薩（pp.692-698）
一、原始意義――對治分別執著（pp.692-694）
（一）引經文（pp.692-693）
一、實有菩薩：
「唐譯初分本」、「二分本」、「三分本」，有「實有菩薩」說，經中的文句是一致的。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4（大正5，17b-c）說：
「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如是觀：實有菩薩。不見有菩薩，不見菩（p.693）薩名；不見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般若波羅蜜多名：不見行，不見不行。何以故？舍利子！菩薩自性空，菩薩名空。所以者何？色自性空；不由空故；色空非色；色不離空，空不離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自性空；不由空故；受、想、行、識空非受、想、行、識；受、想、行、識不離空，空不離受、想、行、識，受、想、行、識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識。何以故？舍利子！此但有名謂為菩提，此但有名謂為薩埵，此但有名謂為菩提薩埵，此但有名謂之為空，此但有名謂之為色、受、想、行、識。如是自性，無生無滅，無染無淨。菩薩摩訶薩如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見生，不見滅，不見染，不見淨。何以故？但假立客名，別別於法而起分別。假立客名，隨起言說。如如言說，如是如是生起執著。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於如是等一切不見；由不見故，不生執著。」[footnoteRef:574] [574: （原書p.703，n.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02〈3觀照品〉（大正7，11b-c）。又（三分）卷480〈2舍利子品〉（大正7，433b）。] 

（二）釋義（pp.693-694）
這一段經文，瑜伽者是作為《般若》全經要義去理解的。
無著（Asaṅga）的《攝大乘論》，立十種分別[footnoteRef:575]，第十名「散動分別」，「散動分別」又有十種，如《論》卷中（大正31，140a）說： [575: 《攝大乘論本》卷2〈3所知相分〉（大正31，139c19-140a1）：
總攝一切分別略有十種：一、根本分別，二、緣相分別，三、顯相分別，四、緣相變異分別，五、顯相變異分別，六、他引分別，七、不如理分別，八、如理分別，九、執著分別，十、散動分別。] 

「散動分別，謂諸菩薩十種分別：一、無相散動，二、有相散動，三、增益散動，四、損減散動，五、一性散動，六、異性散動，七、自性散動，八、差別散動，九、如名取義散（p.694）動，十、如義取名散動。為對治此十種散動，一切般若波羅蜜多中說無分別智。如是所治、能治，應知具攝般若波羅蜜多義。」[footnoteRef:576] [576: （1）（原書p.703，n.2）各種譯本，大意相同，這裏依唐玄奘的譯本。又無著《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7〈3決擇分中得品〉，也有此「十種散亂分別」（大正31，692c）。
（2）印順法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三章，第四節，第三項〈廣辨十種分別〉，pp.246-254。
（3）另參考【附錄1】] 

十種「散動分別」，是所對治的執著；能對治「散動分別」的，是般若──「無分別智」。
在世親（Vasubandhu）與無性（Asvabhāva）的《攝大乘論釋》中，都是依據上面所引的經文，而分別的解說為對治十種散動分別，圓滿的總攝般若波羅蜜多的要義。[footnoteRef:577] [577:  另參見世親釋《攝大乘論釋》卷4〈3分別章〉（大正31，289a17-b13）；無性釋《攝大乘論釋》卷4〈3所知相分〉（大正31，405b22c10）；《大乘阿毘達摩雜集論》卷14〈3決擇分中得品〉（大正31，764c3-26）。] 

《金剛仙論》[footnoteRef:578]與《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論》[footnoteRef:579]，也都說到《般若經》的對治十種「散動分別」[footnoteRef:580]。 [578:  按：世親菩薩造，金剛仙論師釋，〔元魏〕菩提流支譯。]  [579:  按：大域龍（陳那）造，〔宋〕施護譯。]  [580: （原書p.703，n.3）《金剛仙論》卷1（大正25，798a-b）。《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論》（大正25，913a）。] 


二、瑜伽學者「似我真如」之解說（pp.694-697）
（一）述疑（p.694）
般若能對治一切分別執著，當然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經初的「實有菩薩」一句。
「實有菩薩」，與經說的「但有假名謂之菩提薩埵」，直覺得有點不調和。
到底什麼是「實有菩薩」？
（二）考究（pp.694-696）
1、略述「似我真如」之解說（pp.694-695）
世親《攝大乘論釋》說：「言實有者，顯示菩薩實有空體。空即是體，故名空體」。[footnoteRef:581]無性的《論釋》也說：「謂實有空為菩薩體」。[footnoteRef:582] [581: （原書p.703，n.4）《攝大乘論（世親）釋》卷4〈3所知相〉（大正31，342c）。]  [582: （原書p.703，n.5）《攝大乘論（無性）釋》卷4〈3所知相〉（大正31，405b）。] 

原來瑜伽學者，是以「空」為「空所顯性」，圓成實（空）性是真實有的。實有空（性）為菩薩體，為「如來藏」、「大我」說的一種解說。
如傳為無著所造的，《大乘莊嚴經論》卷3（大正31，603c13-15、604c12-14）說：
「第一無我，謂清淨如。彼清淨如，即是諸佛我自性。……由佛此我最得清淨，是故號佛以為大我。」
「一切眾生，一切諸佛，等無差別，故名為如。……得清淨如以為自性，故名如來。以是（p.695）義故，可說一切眾生名為如來藏。」
一切眾生，一切菩薩，一切諸佛，平等無差別，名為真如。真如是佛的我自性──最清淨自性，所以佛稱為大我。在眾生位，就是「眾生界」、「如來藏」；在菩薩位，是「菩薩界」、「菩薩實有空體」。
以清淨空性為菩薩體，這是不能說沒有的。如以為沒有，那就是「無相散動」；為了對治這種妄執分別，所以佛說「實有菩薩」：這是瑜伽學者對於《般若經》義的解說。[footnoteRef:583] [583:  印順法師，《攝大乘論講記》，pp.250-258。] 

2、從古譯的中品中考究「實有菩薩」增入之年代（pp.695-696）
（1）總述（p.695）
「實有菩薩」，雖「唐譯初分本」、「二分本」、「三分本」，同樣的這樣說，但不能不使人感到可疑。
（2）從相當經文比對（pp.695-696）
考中國古代傳譯的「中品般若」，如「放光本」、「光讚本」、「大品本」──《大智度論》所依的二萬二千頌本，與上來引經相當的，文義大致相同，而唯一不同的，是沒有「實有菩薩」一句。[footnoteRef:584]略引如下[footnoteRef:585]： [584: 《大智度論》卷35〈2報應品〉（大正25，318b15-319a27）。]  [585: （原書p.703，n.6）《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1〈2無見品〉（大正8，4c18-20）。《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卷1〈2順空品〉（大正8，152a16-19）。《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2奉鉢品〉（大正8，221b26-29）。] 


「放光本」：「佛告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不見有菩薩，亦不見字；亦不見般若波羅蜜；悉無所見，亦不見不行者。何以故？菩薩空，字亦空……。」
「光讚本」：「佛告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不見菩薩，亦不見菩薩字；亦不見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行般若波羅蜜字，亦不見非行。所以者何？菩薩之字自然空……。」
「大品本」：「佛告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見菩薩，不見菩薩字；不見（p.696）般若波羅蜜；亦不見我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見我不行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菩薩，菩薩字性空……。」
（3）約譯出先後論究（p.696）
「放光本」、「光讚本」、「大品本」，是與「唐譯二分本」[footnoteRef:586]、「三分本」相當的。同樣是「中品般若」，在西元三──五世紀譯出的，沒有「實有菩薩」句，而七世紀譯出的卻有了。 [586: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402（二分）〈3觀照品〉（大正7，11b26-c1）：
佛言：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如是觀：實有菩薩，不見有菩薩，不見菩薩名，不見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般若波羅蜜多名；不見行，不見不行。] 

（4）推定與證成（p.696）
從此可以推定為：當「中品般若」集成時，是沒有「實有菩薩」的，也就是還沒有附入「真我」說。極可能是從「中品」而推衍為「上品般若」時，增入了「實有菩薩」一句，如《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14（大正31，764b16-17）說：
「如是十種分別，依般若波羅蜜多初分宣說。」
安慧（Athiramati）是西元五世紀人。在他糅釋造成《雜集論》的時候，「十種分別」還只是依《般若經》「初分」宣說，所以特地提到依據「初分」。〈初分〉所說，比「二分本」等「中品般若」，多了「實有菩薩」一句，為瑜伽學者「十種散亂分別」所依。
在梵本的長期流傳中，玄奘所傳的「二分本」（梵本），也已受影響而補上這一句──「實有菩薩」了。
（三）陳那、護法等瑜伽學者對「似我真如」之修正（pp.696-697）
《攝大乘論》、《集（大乘）論》，依《般若經》「初分」而立對治十種散動，瑜伽學者雖一直沿用下來，然對「實有菩薩」的解說，卻並不一致。
1、陳那解說為「除初學者的斷見，非約實性說」（pp.696-697）
如陳那（Diṅnāga）的《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論》（大正25，913a25-26）說：（p.697）「若有菩薩有，此無相分別，散亂止息師，說彼世俗蘊。」
依《釋論》說：菩薩有，是對治「無相分別散亂」的。「令了知有此蘊故，除遣無相分別散亂。如是所說意者，世尊悲愍新發意菩薩等，是故為說世俗諸蘊（為菩薩有），使令了知，為除斷見；止彼無相分別，非說實性。」[footnoteRef:587] [587: （原書p.703，n.7）《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釋論》卷2（大正25，905b4-7）。] 

《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論》是依《八千頌般若》（與「唐譯四分本」相當）造的。《八千頌般若》沒有「實有菩薩」的文句，所以約依世俗五蘊而說有「菩薩及帝釋天主」[footnoteRef:588]等。這是除初學者的斷見，說「有菩薩」，不是約「實性」說的。 [588: 《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釋論》卷2（大正25，905b25-26）。] 

陳那論與《攝大乘論》的解說不同。
2、《金剛仙論》說對治一切法無，而說我法是有（p.697）
依《金剛般若》[footnoteRef:589]而造的《金剛仙論》，又別立一說，如《論》卷1（大正25，798a18-21）說： [589:  按：《金剛般若》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 

「一者，無物相障：如《般若》中說：有為無為一切諸法，乃至涅槃空。眾生不解，起於斷見，謂一切法無。此障對治，佛告須菩提：有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
對治一切法無──「無相散動」，說世俗中我法是有的。
3、結：除了所依文本沒有明文，也因避免「似我真如」（p.697）
《金剛仙論》與陳那論的意見相近，都沒有採用「實有菩薩空體」說。
這固然由於《八千頌般若》（「下品」類）與《金剛般若》，沒有「實有菩薩」的明文；也由於瑜伽學的發展，如陳那、護法（Dharmapāla）、玄奘（所傳《成唯識論》），都是盡量避免「似我真如」的。[footnoteRef:590] [590: （原書p.703，n.8）清辯《大乘掌珍論》卷下，責瑜伽師的「真如雖離言說而是實有」，為「似我真如」（大正30，275a1-10）。] 

三、小結（pp.697-698）
「下品般若」沒有，《金剛般若》沒有，（p.698）古譯的「中品般若」也沒有，「實有菩薩」決定是「上品般若」所增入的。
（貳）五種所知海岸（pp.698-699）
二、「五種所知海岸」：
一、唐譯初分、二分、三分的差異（p.698）
第六地菩薩，應圓滿六波羅蜜多，波羅蜜多（pramitā）是「到彼岸」的意思。「上品般若」說到這裏，接著又說到「五種所知海岸」，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54（大正5，306b19-21）說：
「住此六波羅蜜多，佛及二乘能度五種所知海岸。何等為五？一者過去，二者未來，三者現在，四者無為，五者不可說。」
「五種所知海岸」，「唐譯三分本」作「所知彼岸」，[footnoteRef:591] [591: （原書p.703，n.9）《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三分）卷490〈3善現品〉（大正7，494a）。] 

「二分本」次第小小不同，「不可說」在三世與無為的中間。[footnoteRef:592] [592: （原書p.703，n.10）《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16〈18修治地品〉（大正7，86a2-4）：
住此六波羅蜜多，佛及二乘能度五種所知海岸。云何為五？一者、過去。二者、未來。三者、現在。四者、不可說。五者、無為。] 

二、五種所知與犢子部的五法藏說相合（p.698）
唐譯本的「五種所知」，是與犢子部（Vtsīputrīyāḥ）的「五法藏」說相符合的。
如《成實論》卷3（大正32，260c）說：
「汝（指犢子部）法中說：可知法者，謂五法藏：過去、未來、現在、無為及不可說；我在第五法中。」
「可知法」，就是五種所知的「所知」。
《俱舍論》說：「彼所許三世、無為及不可說──五種爾焰。」[footnoteRef:593]，爾焰（jñeyam）就是「所知」的音譯。 [593: （原書p.703，n.11）《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9〈9破執我品〉（大正29，153b）。] 

犢子部的「五種所知」中，三世與無為法，是一切部派所共通的，特色在「不可說」。犢子部以為：「我」是非有為（三世法）非無為的，是不可說（為有為或無為）的實體。
三、推定五種所知增入《般若經》的情形（pp.698-699）
（一）於「中品」成立時尚無「五種所知」（pp.698-699）
龍樹（Nāgārjuna）《十住毘婆沙論》卷10（大正26，（p.699）73c、75b-c）說：
「諸佛住是三昧，悉能通達過去、現在、未來、過出三世（即無為）、不可說──五藏所攝法，是故名一切處不閡。」
「凡一切法有五法藏，所謂過去法、未來法、現在法、出三世法、不可說法，唯佛如實遍知是法。」
龍樹引用了「五法藏」[footnoteRef:594]，唐譯的「上品般若」、「中品般若」也都說到了「五種所知」，但在中國古代傳譯的「中品般若」，如「放光本」、「光讚本」、「大品本」──龍樹《大智度論》的所依本，都只說六地應圓滿六波羅蜜，而沒有說「能度五種所知海岸」。 [594: （1）《大智度論》卷1〈1序品〉（大正25，61a22-25）：
《犢子阿毘曇》中說：「五眾不離人，人不離五眾，不可說五眾是人，離五眾是人，人是第五不可說法藏中所攝。」
（2）《大智度論》卷62〈40照明品〉（大正25，497b23-26）：
般若波羅蜜中，說諸法實相；諸法實相中，無戲論垢濁，故名「畢竟清淨」；畢竟清淨，故能遍照一切五種法藏——所謂過去、未來、現在、無為及不可說。] 

可見「中品般若」（與「唐譯二分本」相當）成立時，還沒有「五種所知」說。
（二）於十萬頌本（初分）時增入「五種所知」，暗中播下真我說的種子（p.699）
龍樹引用「五法藏」，也知道有「十萬頌本」，所以可推論為這是「十萬頌本」（〈初分本〉）所增入的。
「五種所知」中的「不可說」，是真實我，所以增入「五種所知」，與加入「實有菩薩」，是同一理路。
將「五法藏」中的「不可說」引入《般若經》中，當然可以解說為離言說的如如法性。但這是犢子部著名的學說，「不可說」是「不可說我」，使人無意中將離言說的如法性，與作為流轉、還滅的主體――真我相結合。
「五種所知」沒有明說真我，而是暗暗的播下真我說的種子，使般若法門漸漸的與真我說合流。[footnoteRef:595]（p.700） [595:  印順法師，《如來藏之研究》，pp.56-57。] 

（參）常樂我淨真實功德（p.700）
三、「常樂我淨真實功德」：
一、唐譯三本皆有涅槃常樂我淨說，但古譯沒有（p.700）
「唐譯初分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332（大正6，701c）說：
「為諸有情說無倒法，謂說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唯有涅槃寂靜微妙，具足種種常樂我淨真實功德。」
「唐譯二分本」、「三分本」，也這樣說。[footnoteRef:596] [596: （原書p.704，n.1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332〈53善學品〉（大正6，701c）；《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52〈59習近品〉（大正7，281c）。又（三分）卷517〈23巧便品〉（大正7，647b-c）。] 

但中國古譯的「放光本」、「大品本」，卻只說生死的無常、苦、無我、不淨。[footnoteRef:597] [597: （原書p.704，n.13）《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14〈61問相行願品〉（大正8，95a）。《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8〈60不證品〉（大正8，351a）。] 

二、涅槃常樂我淨是真常大乘，與《般若經》的不二法門不同（p.700）
生死是「無常苦無我不淨」，涅槃是「常樂我淨」，這是《大般涅槃經》等真常大乘的主要思想。
《般若經》說如化，生死、涅槃都如化；說清淨，生死、涅槃都清淨；一切法如，一切法不生：《般若經》所開示的，是般若的不二法門。
唐譯「中品般若」說「生死無常、苦、無我、不淨，涅槃常樂我淨」，而這是古代譯本所沒有的。
三、結（p.700）
「我」，原是奧義書（Upaniṣad）以來，印度宗教文化的主流。
佛法的特義，是「緣起無我」。但緣起無我，眾生怎能生死延續而不斷？聖者解脫而證入涅槃，又是怎樣？
由於解說這一問題，部派佛教中，傳出了犢子部的「不可說我」，說轉部（Saṃkrāntivadāḥ）的「勝義我」。
真我，是印度一般所容易接受的。在般若法門流行中，世俗的真我說，也漸漸的滲入了。
（肆）小結（pp.700-701）
「實有菩薩」說，「五種所知」的「不可說」說，「常樂我淨」的「大我」說，附入《般若經》中，用意是一樣的。
「中品般若」的古譯本沒有，而與之相當的「唐譯二分本」、「三分本」卻有了。「上品般若」集成時，（p.701）將犢子部的真我說，編入經中，可能與集經者的環境（中印度），部派有關。久之，在「中品般若」梵本流傳中，也被添糅進去。
「上品般若」所增入的，如極喜等「十地」說，及流傳中後來附入的「三性」說（西藏本有「三性」說），還有不少可以論究的，這裏只能簡略了。
參、《般若經》集成的年代（pp.701-702）
（壹）總述（p.701）
《般若經》的次第集成，雖沒有精確的年代，但可作大略的推斷。
原始般若────────────────────西元前50年
下品般若（除〈隨知品〉、〈常啼品〉等四品）───────西元50年
中品般若────────────────────西元150年
上品般若────────────────────西元200年
這是各部集成所不能再遲的年代。
（貳）別說（pp.701-702）
一、「原始般若」――西元前50年集出（p.701）
「原始般若」，出於阿蘭若行者的深悟，被認為菩薩的般若波羅蜜。
經典集出的時代，離十八部的成立，應該是不太遠的，今定為西元前50年。
二、「下品般若」――西元50年集出（p.701）
「下品般若」的集出，般若法門已到達北方。
菩薩行雖相當的流行，但深悟般若的，還並不太多。所以說：
「北方雖多有菩薩，能讀聽受般若波羅蜜，少能誦利、修習行者」[footnoteRef:598]。 [598: （原書p.704，n.14）《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4〈10不可思議品〉（大正8，555b）] 

「無量無邊阿僧祇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中若一若二住阿鞞跋致地。」[footnoteRef:599] [599: （原書p.704，n.15）《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3塔品〉（大正8，542c）。] 

般若的普及流行，是以聽聞、讀、誦、書寫、供養、施他為方便的。
推定「下品般若」，約在西元50年集出，離「原始般若」的集出，約一百年。
三、「中品般若」――約西元150年集出（pp.701-702）
「中品般若」的集出，是各別發展而又綜集起來的，大概也要一百年。（p.702）
（一）從初發心到究竟都不離般若（p.702）
「中品般若」說：「初發意菩薩亦畢定，阿惟越致菩薩亦畢定，後身菩薩亦畢定。」[footnoteRef:600]，大有一發大心，決定成佛的意義。 [600: （原書p.704，n.16）《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83畢定品〉（大正8，409b）。] 

菩薩是有高低淺深的，但「於諸法無所有性中，次第行、次第學、次第道；以是次第行、次第學、次第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footnoteRef:601]。 [601: （原書p.704，n.17）《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75三次品〉（大正8，384b）。] 

菩薩從發心到究竟，都不能沒有「諸法無所有性」──般若的勝解與悟入。
（二）讀誦等方便的演變（p.702）
讀、誦、書寫等，在「下品般若」中，是初學的方便誘導，而在「中品般若」中，「是般若波羅蜜，若聽、受持、親近、讀、誦、為他說、正憶念，不離薩婆若心。」[footnoteRef:602] [602: （原書p.704，n.18）《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8〈30三歎品〉（大正8，280a）。] 

「唐譯二分本」作：「不離一切智智心，以無所得而為方便，於此般若波羅蜜多，恭敬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footnoteRef:603]。 [603: （原書p.704，n.19）《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27〈28授記品〉（大正7，146b）。] 

「不離薩婆若心」，「不離一切智智心」，或譯作「應薩婆若念」、「一切智智相應作意」。讀誦等，都要以「不離薩婆若心」（菩提心），及「無所得為方便」為前提，不再只是通俗普及的方便。
（三）經中反應般若、大乘法門的隆盛（p.702）
般若法門在北方，已是非常的盛行，無所得為方便，已為修學般若的前提。如〈88常啼品〉所見的眾香城──犍陀羅（Gandhara），已成為弘揚般若，為外方參學者嚮往的地區。
〈4往生品〉種種菩薩的不同，也反應了般若、大乘法門的隆盛。
四、「上品般若」――不遲於西元200年（p.702）
從「中品般若」到「上品般若」，只是文字的推演，是比較容易的。
經中提到歡喜等「十地」，「五法藏」（含有「不可說我」）；龍樹（Nāgārjuna）的《大智度論》、《十住毘婆沙論》，也提到了，也知道「十萬頌般若」。
龍樹為西元二、三世紀間人；假定於三世紀初造論，那末「上品般若」的集成，是不能遲於西元200年了。








【附錄1】
	十種散動
	對治十種散動之經文

	
	《攝大乘論釋》[footnoteRef:604] [604:  無性釋，［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4（大正31，405b14-22）。]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footnoteRef:605] [605: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02〈3觀照品〉（大正7，11b25-c16）。] 


	1.無相散動
	實有菩薩
	實有菩薩

	2.有相散動
	不見有菩薩
	不見有菩薩，不見菩薩名；不見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般若波羅蜜多名；不見行，不見不行

	3.增益散動
	色自性空
	色自性空

	4.損減散動
	不由空故
	不由空故

	5.一性散動
	色空非色
	色空非色

	6.異性散動
	色不離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色不離空，空不離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自性空，不由空故。受、想、行、識空非受、想、行、識，受、想、行、識不離空，空不離受、想、行、識，受、想、行、識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識

	7.自性散動
	此但有名，謂之為色
	此但有名謂為菩提，此但有名謂為薩埵，此但有名謂為菩薩，此但有名謂之為空，此但有名謂之為色、受、想、行、識

	8.差別散動
	此自性無生無滅、無染無淨
	如是自性無生、無滅、無染、無淨。菩薩摩訶薩如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見生、不見滅、不見染、不見淨

	9.如名取義散動
	假立客名，別別於法而起分別
	何以故？但假立客名分別於法而起分別

	10.如義取名散動
	假立客名，隨起言說。如如言說，如是如是生起執著
	假立客名，隨起言說。如如言說，如是如是生起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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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般若法義略論
第一項、菩薩行位[footnoteRef:606] [606:  按：參照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三章，第四節〈菩薩行位〉，pp.1071-1110。] 

（pp.704-715）
壹、「般若法門」中菩薩行位的轉變（pp.704-711）
菩薩修行的行位次第，上面曾說到：
（壹）「下品般若」的菩薩行位尚在「十住」的成立過程中（pp.704-706）
一、般若法門最初的菩薩行位──三位說（pp.704-705）
「下品般若」的菩薩位，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毘跋致」、「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三位說。[footnoteRef:607] [607: （1）（原書p.712，n.1）《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大正8，547b）。
（2）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659-660。] 

「中品般若」「後分」，也說（p.705）到：「初發意」、「入法位」、「向佛道」[footnoteRef:608]，及「初發意」、「阿毘跋致」、「後身」。[footnoteRef:609] [608: （原書p.712，n.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大正8，377c）。]  [609: （原書p.712，n.3）《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大正8，409b）。] 

梵本《八千頌般若》，也立此三位。[footnoteRef:610] [610: （原書p.712，n.4） 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所引（p.288）：
] 

發心菩薩、不退菩薩、最後身菩薩，是般若法門最初所發見的菩薩行位。
二、「下品般若」二類四位說綜合成五位說（p.705）
「下品般若」中，有二類不同的四位說。
一、「初發心」、「行六波羅蜜」、「阿毘跋致」、「一生補處」（或作「阿惟顏」）。[footnoteRef:611] [611: （原書p.713，n.5）《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2無慳煩惱品〉（大正8，575a19-21）：
世尊！若人於初發心菩薩隨喜，若於行六波羅蜜，若於阿毘跋致，若於一生補處隨喜，是人為得幾所福德？] 

二、「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說行」、「隨學般若波羅蜜」、「阿毘跋致」。[footnoteRef:612] [612: （原書p.713，n.6）《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1恭敬菩薩品〉（大正8，574b13-18）：
須菩提！少有眾生能行般若波羅蜜道，多有發聲聞、辟支佛乘。須菩提！少有眾生能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少能如說行者。於如說行中，少能隨學般若波羅蜜者。於隨學中，少能得阿毘跋致者。] 

這二類不同的四位說，如綜合起來，就有五位：
1、初發心
2、如說行
3、隨學般若（即六）波羅蜜（或作「修習般若相應行」）
4、阿毘跋致
5、一生補處（阿惟顏）
三、「下品般若」的菩薩行位類似「十住」說（pp.705-706）
「下品般若」的菩薩行位，與初期大乘經所通用的「十住」說，非常類似。[footnoteRef:613] [613: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61、p.1072。] 

（一）總標十住（p.705）
「十住」是：發心住、治地（初業）住、（修行）應行住、生貴住、方便具足住、正心住、不退住、童真住、法王子住、灌頂住。
（二）從生貴住到灌頂住，以王子比擬菩薩（pp.705-706）
《阿含經》中，多以輪王比擬佛，「十住」就是以王子來比擬菩薩的。[footnoteRef:614]明白可見的，如「生貴」是誕生王家； [614: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45、p.138、p.1082。] 

「方便具足」是少年的學習書與伎術；
（「不退」是成年）；（p.706）
「童真」是成年而還沒有結婚的童真階段；
「王子」是登上王太子位，成為王國繼承人；
「灌頂」是依印度習俗，經灌頂儀式，舉行登位典禮；典禮終了，就是國王了。
這比擬從「生貴住」的「生在佛家，種姓清淨」，到經「灌頂住」而成佛。[footnoteRef:615] [615: （原書p.713，n.7）《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4釋義品〉（大正24，1017a25-b13）：
佛子！發心住者，是上進分善根人。若一劫二劫一恒二恒三恒佛所，行十信心信三寶，常住八萬四千般若波羅蜜，一切行一切法門皆習受行。常起信心，不作邪見、十重、五逆、八倒，不生難處；常值佛法，廣多聞慧多求方便，始入空界住空性位，故名為住。空理智心習古佛法，一切功德不自造，心生一切功德故，不名為地但得名住。佛子！治地住者，常隨空心淨八萬四千法門，清淨白故，名治地住。佛子！長養一切行故，名修行住。佛子！生在佛家，種性清淨故，名生貴住。佛子！多習無量善根故，名方便具足住。佛子！成就第六般若故，名正心住。佛子！入無生畢竟空界，心心常行空無相願故，名不退住。佛子！從發心不生倒，不起邪魔破菩提心故，名童真住。佛子！從佛王教中生解，當紹佛位故，名法王子住。佛子！從上九觀空，得無生心最上故，名灌頂住。] 

（三）部分與十住說的對照（p.706）
「下品般若」的菩薩行位，是與「十住」說相近的。
如初發心，是「發心住」。
如說行，與阿闍浮菩薩的地位相當，或譯作「新學」、「初業」，原文adikarmika，是發趣修學般若（或「六」）波羅蜜者[footnoteRef:616]；是十住第二「治地」住。 [616: （原書p.713，n.8） 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pp.290-294。] 

「隨學般若」，或譯作「修習般若相應行」，與第三「應行」住合。
阿毘跋致，是第七「不退」住。
「一生補處」，「漢譯本」、「放光本」，作「阿惟顏」[footnoteRef:617]，是「灌頂」住。 [617: （原書p.713，n.9）《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卷8（大正8，465c21）。《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15（大正8，102a14）。] 

四、小結：下品般若集成時，十地住說尚在形成（p.706）
「唐譯四分本」、「五分本」，說到「從一菩薩地，趣一菩薩地」[footnoteRef:618]；「安住菩薩初地乃至十地」[footnoteRef:619]。但古譯本，都沒有這從一地到一地的思想。 [618: （原書p.713，n.10）《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四分〉卷538（大正7，767b2）。又〈五分〉卷556（大正7，868c20）。]  [619: （原書p.713，n.1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四分〉卷541（大正7，785a）。] 

「下品般若」集成時，十地住說，在形成過程中，還沒有完成。依據「下品般若」，是可以這樣論定的。
	菩薩修行的行位次第
	三位說
	「下品」
	發無上菩提心
	
	
	阿鞞跋致
	疾得無上菩提

	
	
	「中品‧後分」
	初發意
	
	
	入法位
	向佛道

	
	
	
	初發意
	
	
	阿毘跋致
	後身

	
	
	八千頌般若
	Prathamayāna samprasthita-b.
	
	
	Avinivartanīya-b.
	Ekajātipratibaddha-b

	
	四位說
	「下品」
	初發心
	
	行六波羅蜜
	阿毘跋致
	一生補處

	
	
	
	學無上菩提心
	如說行
（新學）
	隨學般若波羅蜜
	阿毘跋致
	

	
	
	對應十住
	1、發心住
	2、治地住
	3、應行住
	7、不退住
	10、灌頂住

	
	
	對應五位
	新發意
	新學
	久學
	不退
	最後身


（貳）「中品般若」立無名的「十地」行法，是「十住」說（pp.706-709）
一、「中品般若」的十地說（pp.706-707）
（一）〈發趣品〉沒有名字的十地（p.706）
「中品般若」的〈20發趣品〉，說到「從一地至一地」，敘述從初地到十地的行法，但沒有說一一地的名字。
（二）三乘共十地（pp.706-707）
末了，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259c10-14）說：
「菩薩摩訶薩，住是十地中，以方便力故，行六波羅蜜，行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過乾慧地、性地、八人地、見地、薄地、離欲地、已作地、辟支佛地、菩薩地；過是九地，住於佛地」。（p.707）
「乾慧地」……「佛地」，被稱為「三乘共十地」，是綜合三乘聖賢的行證為十地的。菩薩的十地修行，能超過二乘地，能經歷「菩薩地」，而住於究竟的「佛地」。
那末「乾慧」等十地，當然不是菩薩發趣大乘，所經歷的菩薩行位。
二、與「十住」說相符合（pp.707-709）
（一）十住與十地可能淵源於「住地」而產生混淆（p.707）
這樣，「中品般若」所說的十地，到底是「發心」等十住，還是「歡喜」等十地？
有一點是先要注意的！依後代，「十住」（deśavihār）與「十地」（deśabhūmi）的梵語不同，是不會含混不明的。但在菩薩行位發展之初，「十住」與「十地」，可能淵源於同一原語──可能是「住地」。如
「十住」，或譯作「十住地」，「十地住」；十地，羅什還譯作「十住」。
「中品般若」的「十地」，「光讚本」譯作「十道地」，又說「第一住」、「第二住」等。[footnoteRef:620] [620: （原書p.713，n.12）《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卷7（大正8，196b-c）。] 

住與地的不分明，困擾了古代的中國佛教。到《仁王護國般若經》，才給以分別：「入理般若名為住，住生德行名為地」。[footnoteRef:621] 所以「中品般若」所說的，沒有名字的「十地」說，是「十住」還是「十地」，應作審慎的思擇！ [621: （原書p.713，n.13）《仁王護國波羅蜜經》卷上（大正8，827b）。《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也有類似的說明（大正24，1017b-c）] 

（二）中品般若的「十地」實為「十住」說（pp.707-709）
「中品般若」的「十地」，實為「十住」說。
1、《十住斷結經》十住也名為十地（pp.707-708）
竺佛念所譯的《十住斷結經》，前四卷是十住說，也名為十地，如說：「十住菩薩於十地中而淨其行」。[footnoteRef:622] 十住的名字，該經雖譯得不完備，然如：[footnoteRef:623] [622: （原書p.713，n.14）《十住斷結經》卷4（大正10，994a）。]  [623: （原書p.713，n.15） 1.《十住斷結經》卷1（大正10，973a）。2.卷2（大正10，978a）。3.卷3（大正10，985b）。] 

1.「生貴菩薩於四住中而淨其地」。
2.「阿毘婆帝（不退）菩薩於七住地而淨其行」。（p.708）
3.「童真所修……第八菩薩之道」。
「生貴」、「不退」、「童真」，名稱與次第，顯然的與「十住」說相合。[footnoteRef:624] [624:  此三用詞，以《大品本》為例，分別是「生菩薩家」、「阿惟越致」［阿鞞跋致］、「童真」［鳩摩羅伽］。
] 

2、「中品般若」與《十住斷結經》對照（pp.709-709）
《十住斷結經》所說的十住行法，與「中品般若」所說的十地行[footnoteRef:625]，內容也大體是一致的，試對列前三地如下： [625:  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p.341─―「中品」十住地的行法：
※《光讚經》卷7〈18蜜十住品〉(大正8，197a6-13)：
菩薩摩訶薩行第十住者，於十二事悉具足。何謂十二？為無量處而設擁護；隨眾所願各令得所；口所演說，諸天、龍神、揵沓惒、阿須倫、迦樓羅、真陀羅、摩烋勒聞其音各各解了；辯才如是；胞胎眾事、種姓尊貴、所生之處、眷屬國土、棄國捐家、詣於佛樹、清淨具足；一切名德，皆為備悉。是為十二。] 

（1）《般若經》前三地（p.708）
《般若經》：
初地行十事：深心堅固‧於一切眾生等心‧布施‧親近善知識‧求法‧常出家‧愛樂佛身‧演出法教‧破憍慢‧實語。
二地念八法：戒清淨‧知恩報恩‧住忍辱力‧受歡喜‧不捨一切眾生‧入大悲心‧信師恭敬諮受‧勤求諸波羅蜜。
三地行五法：多學問無厭足‧淨法施不自高‧淨佛國土不自高‧受世間無量懃苦不以為厭‧住慚愧處。[footnoteRef:626] [626: （原書p.713，n.16）《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256c-257a）。] 

（2）十住斷結經前三住（p.708）
《十住斷結經》：
初住：發心建立志願‧普及眾生‧施‧與善者周接‧說法‧出家‧求佛成道‧分流法教‧滅貢高‧諦語。[footnoteRef:627] [627: （原書p.713，n.17）《十住斷結經》卷1（大正10，967a-b）。] 

二住：念淨其戒‧識其恩重‧勤行忍辱‧常懷喜悅‧行大慈悲‧孝順師長‧篤信三寶‧崇習妙慧。[footnoteRef:628] [628: （原書p.714，n.18）《十住斷結經》卷1（大正10，968a）。] 

三住：多學問義無厭足‧分流法施謙下於人‧修治國土亦不貢高‧初發心行者令無有斷‧觀諸眾生說喜悅法。[footnoteRef:629] [629: （原書p.714，n.19）《十住斷結經》卷1（大正10，969a）。] 

（3）結：「中品般若」屬於「十住」說（p.709）
（p.709）「中品般若」的「十地」說，與《十住斷結經》「十住」的內容相同，可見「中品般若」是屬於「十住」說的。
三、繼承「下品般若」發展而來（p.709）
又如「中品般若」，除了繼承「下品般若」所傳的十住名目──發心、初業、相應、不退、灌頂，還說到「童真」與「法王子」。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footnoteRef:630]說： [630: （原書p.714，n.20）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219b）。2、卷21（大正8，372b）。] 

1.「欲生菩薩家，欲得童真地，欲得不離諸佛，當學般若波羅蜜！」
2.「菩薩住法王子地，滿足諸願，常不離諸佛。」
「童真地」（kumārabhūmi）以前，說「生菩薩家」，也就是生在佛家（buddhakula），與十住的第四「生貴住」相當。[footnoteRef:631] [631:  對照：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三章，第四節，第一項〈十住與十地〉，p.1073、pp.1082-1083。] 

「童真地」以下的「不離諸佛」，依上面所引的經文，就是「法王子住」（yauvarājya）。
「童真」與「王子」，都是十住的名目。
	下品般若
	中品般若
	十住說

	ˇ
	ˇ
	1、發心住

	ˇ
	ˇ
	2、治地（初業）住

	ˇ
	ˇ
	3、（修行）應行住

	╳
	生菩薩家
	4、生貴住

	╳
	╳
	5、方便具足住

	╳
	╳
	6、正心住

	ˇ
	ˇ
	7、不退住

	╳
	○
	8、童真住

	╳
	○
	9、法王子住

	ˇ
	ˇ
	10、灌頂住


ˇ：表下品已有　○：中品才提到
四、小結（p.709）
「中品般若」的「十地」說，是繼承「下品般若」發展而來；與「十住」說相符合，是確實而不容懷疑的！


（參）「上品般若」以極喜地等為十地，「十住」的古義漸隱沒了（pp.709-710）
一、唐譯初分本已明確有極喜地等十地，故「中品般若」的十地被解說為極喜等十地（p.709）
「中品般若」的「十地」說，經文只泛說「初地」、「二地」等，沒有明說十地的名目。
但「唐譯初分本」──「上品般若」卻明確說出：「住初極喜地時，應善修治如是十種勝業」；「住第二離垢地時，應於八法思惟修習，速令圓滿」。[footnoteRef:632] [632: （原書p.714，n.2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53（大正5，303b14-15）。] 

一地一地都說出了名字，於是《般若經》的菩薩行位，被解說為：極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極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與《十地經》所說的十地一樣了。
二、二類十地已改為「極喜等十地」與「三乘共十地」（pp.709-710）
（一）唐譯本列出二類十地的情形（pp.709-710）
「上品般若」到處列舉極喜等十地，淨觀（「乾慧」的異譯）等十地──二類十地；[footnoteRef:633]「唐譯三分本」，是與「初分本」相同的。[footnoteRef:634]（p.710） [633: （1）（原書p.714，n.22）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56（大正5，316a21-b1、318b13-c3）。
（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6〈15辨大乘品〉（大正5，316a21-b1）：
善現當知！極喜地無所有不可得故，乘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畢竟淨故。如是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極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無所有不可得故，乘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畢竟淨故。
善現當知！淨觀地無所有不可得故，乘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畢竟淨故。如是種姓地、第八地、具見地、薄地、離欲地、已辦地、獨覺地、菩薩地、如來地無所有不可得故，乘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畢竟淨故。]  [634: （原書p.714，n.23）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三分）卷492（大正7，502b10-13、504c29-505a5）。] 

「唐譯二分本」，雖也偶有二類十地的敘列，[footnoteRef:635]或但說極喜等十地，[footnoteRef:636]次數不如「初分本」、「三分本」那麼多。 [635: （原書p.714，n.24）《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22（大正7，119a4-7）。卷442（大正7，226c1-5）。卷454（大正7，292a17-21）。]  [636: （原書p.714，n.25）《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69（大正7，375b）。卷472（大正7，393a）。] 

（二）「中品般若」的古譯本沒有二類十地的敘列（p.710）
然在「中品般若」的古譯本，沒有二類十地的敘列，也沒有極喜地等名字。
龍樹（Nāgārjuna）《大智度論》所依據的二萬二千頌本，也沒有說到。
（三）龍樹確信歡喜等十地為「但菩薩十地」，「十住說」的古義逐漸被忽略（p.710）
所以，這是「上品般若」集成時，《十地經》已成立流傳，也就取「極喜等十地」解說「沒有名目的十地」。
「中品般若」的「唐譯二分本」、「三分本」，有二類十地與極喜等名字，是受了「上品般若」不等程度的影響。從此但見極喜等二類十地說[footnoteRef:637]，而實屬於「十住」說的古義，卻被忽略了！ [637:  指：「極喜等十地」以及「淨觀乾慧等十地」。] 

龍樹《大智度論》這樣說：[footnoteRef:638] [638: （原書p.714，n.26）《大智度論》卷49（大正25，411a-b）。《大智度論》卷50（大正25，419b-c）。] 

「此中是何等十地？答曰：地有二種：一者但菩薩地，二者共地。共地者，所謂乾慧地乃至佛地。但菩薩地者，歡喜地、離垢地、有光地、增曜地、難勝地、現在地、深入地、不動地、善相地、法雲地，此地相如《十地經》中廣說。」
「當知（十地）如佛者，菩薩坐如是樹下，入第十地，名為法雲地。……十方諸佛慶其功勳，皆放眉間光，從菩薩頂入。」
龍樹依「中品般若」造論，而解說十地，卻是依據「上品般若」的，所以說「如十地經廣說」。解說第十地時，指為「法雲地」，並以《十地經》「法雲地」的內容來解說。《般若經》的十地，龍樹是確信為歡喜等十地的。[footnoteRef:639] [639:  另參照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1095-1097。
按：依據《大智度論》卷49-50（大正25，409c23-419c12）以及卷75（大正25，585c28-586b5），龍樹以歡喜等十地來解讀《般若經》的十地，只是其中一種觀點，而非唯一。（可參此講義p.112）] 

（肆）總結（pp.710-711）
總之，「下品般若」的菩薩行位，還在「十住」的成立過程（p.711）中。[footnoteRef:640] [640:  另參見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706。] 

「中品般若」成立「十地」行法，是「十住」說，但沒有一一的敘列名字。
到「上品般若」，以十地為極喜等十地，於是菩薩行位的般若古義，漸隱沒而不明了！
貳、「中品般若」三乘共十地說的意義（pp.711-712）
（壹）共十地是部派佛教的行位而被組入《般若經》（p.711）
「中品般若」敘述了沒有名字的「十地」，又舉乾慧地、性地、八人地、見地、薄地、離欲地、已作地、辟支佛地、菩薩地、佛地。
稱為「共地」的十地，是從阿毘達磨者敘述修證者而來的。[footnoteRef:641] [641: （原書p.714，n.27） 以下引述，並見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pp.390-400。] 

1、《舍利弗阿毘曇論》與《人施設論》，立「種性人」。[footnoteRef:642] [642: （原書p.714，n.28）《舍利弗阿毘曇論》卷8（大正28，584c18）。《人施設論》（南傳47，p.376）。
按：現於CEBTA所查之出處《人施設論》卷1（南傳50，347a1-2）：
如何是種性人耶？於彼等法之等無間有聖法之出現，具彼等之人。此言為種性〔人〕。] 

2、《論事》有「第八人」。[footnoteRef:643] [643: （原書p.714，n.29）《論事》（南傳57，p.314-318）。
按：現於CEBTA所查之出處《論事》卷3（南傳61，263a11-267a2）。] 

3、見（諦）地、薄地、離欲地，是妙音（ghoṣa）、迦旃延尼子（kātyāyanīputra）所說過的。[footnoteRef:644] [644: （原書p.714，n.30）《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28（大正27，147b28-c4）：
尊者迦多衍尼子隨順經義作是言：「根律儀、戒律儀、無悔、歡喜、安樂、等持是修行地，如實智見是見地，厭是薄地，離染是離欲地，解脫是無學地，涅槃是諸地果，是厭離染解脫涅槃四種差別。] 

4、《毘尼母經》說到：白骨觀地（白業觀）、性地、八人地、見諦地、薄地、離欲地、已作地，及無師自覺、成就六度（菩薩）。[footnoteRef:645]後二者雖沒有稱為地，然與《般若經》的共十地相合。「乾慧地」，或譯「淨觀地」（śukla-vidarśanā-bhūmi），《毘尼母經》作「白業觀」、「白骨觀」，是修不淨觀而得白骨淨觀。 [645: （原書p.714，n.31）（1）《毘尼母經》卷1（大正24，801b20-26）：
能白業觀者亦名受具，成就種性地故名為受具。云何名種性地？有人在佛邊聽法，身心不懈念念成就，因此心故豁然自悟得須陀洹。須陀洹者，善法之種性也。四果四向第八地、見諦地、薄地、離欲地、已作地，乃至無師獨覺，皆名受具。成就六度亦名受具。
（2）《毘尼母經》卷8（大正24，850b17-20）：
若行人住地中時，應觀六地：一者、白骨觀地，二者、性地，三者、八人地，四者、薄地，五者、離欲地，六者、已作地，是名住地。] 

共十地是部派佛教的行位，而被組入《般若經》的。
	「中品般若」
	《舍利弗阿毘曇論》
《人施設論》
	《論事》
	妙音三地
	迦多衍尼子五地
	毘尼母經六地

	
	
	
	
	
	卷1
	卷8

	乾慧地
	1、凡夫人
	－
	
	1、修行地
	1、白業觀
	1、白骨觀地

	性地
	3、性人
	－
	
	
	（2）種性地
	2、性地

	八人地
	8、趣須陀洹果證人
	第八人
	
	2、見地
	3、第八地
	3、八人地

	見地
	9、須陀洹人
	－
	
	
	4、見諦地
	

	薄地
	11、斯陀含人
	－
	1、薄地
	3、薄地
	5、薄地
	4、薄地

	離欲地
	13、阿那含人
	－
	2、離欲地
	4、離欲地
	6、離欲地
	5、離欲地

	已作地
	15、阿羅漢人
	－
	3、無學地
	5、無學地
	7、已作地
	6、已作地

	辟支佛地
	6、緣覺人
	－
	
	
	（8）無師獨覺
	

	菩薩地
	5、菩薩人
	－
	
	
	（9）成就六度
	

	佛地
	7、正覺人
	－
	
	
	
	


※此表格根據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p.399繪製，標示網底乃為導師所說者。
（貳）龍樹論對共十地之二種解釋：「超勝、含容二乘」；貫攝部派佛教（pp.711-712）
一、「三乘共十地」的詮解（pp.711-712）
（一）依《大智度論》的闡釋（p.711）
依《大智度論》，共十地可作二種解釋：
1、合於「上品般若」的四地說（p.711）
一、從「乾慧地」到「已作地」，是聲聞；及辟支佛、菩薩、佛，就合於「上品般若」的聲聞地、辟支佛地、菩薩地、如來地──四地說。[footnoteRef:646] [646: （原書p.714，n.3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36〈勸學品〉（大正5，202c）。] 

2、解說菩薩修行成佛的過程（p.711）
二、從「乾慧地」到「已作地」，也可用來解說菩薩修行成佛的過程。[footnoteRef:647] [647: （原書p.715，n.33）《大智度論》卷75（大正25，585c-586a）。] 

（二）印順導師抉擇依《般若經》文應以四地說為主（pp.711-712）
依《般若經》文，共十地應以四地說為主，表示了菩薩的勝過二乘。如經上[footnoteRef:648]說： [648: （原書p.715，n.34）（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25十無品〉（大正8，268c8-10）。
（2）《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5〈26不可得三際品〉（大正8，34c15-16）。
（3）《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卷9〈23等三世品〉（大正8，206a19-20）。] 

1.「性法乃至辟支佛法；初地乃至十地；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p.712）
2.「須陀洹法至羅漢法；十住；道法、薩云若」。
3.「種性諸法，阿羅漢法，辟支佛法；怛薩阿竭、菩薩法；十住事法；薩芸若慧及諸道慧」。
「唐譯本」約二類十地說，（3.）「光讚本」近於「唐譯本」。
依「放光本」及「大品本」，「十地」或說「十住」，正與共十地中的「菩薩地」相當；所以共十地中的「菩薩地」，就是《般若經》中沒有名字的十地（十住）。
二、引述「三乘共十地」表大乘法超勝與含容二乘（p.712）
「中品般若」一再引用共十地，[footnoteRef:649]表示了菩薩的超過了二乘，也有含容二乘的意味。 [649: （原書p.715，n.35）《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261a、262a、263a）。卷17（大正8，346b）。卷22（大正8，377c、381b）。卷23（大正8，389a）。] 

從菩薩的立場說：二乘的智與斷，都是菩薩無生法忍的少分。[footnoteRef:650] [650: （原書p.715，n.36）《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40c）] 

那末從「八人地」到「辟支佛地」，是菩薩而共二乘的。[footnoteRef:651] [651:  參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4往生品〉（大正8，226a28-29），《大智度論》卷39（大正25，343b25-28）；《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5〈50成辦品〉（大正8，328b22-24），《大智度論》卷71（大正25，555a3-2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74遍學品〉（大正8，381b23-26），《大智度論》卷86（大正25，662b16-c25）；《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77六喻品〉（大正8，390c23-391a4）等。] 

辟支佛以上，是不共二乘的──七住以上的菩薩。
「八人地」以前的「乾慧地」、「性地」，可依《智度論》的解說。
一再引述共三乘的十地，表示大乘法是超勝二乘而又含容二乘的。也說明了，大乘般若的流通，面對傳統的部派佛教，有加以貫攝的必要。












          【共十地】             【發趣十地】
            乾慧地       初發心        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性地         柔順忍        六地
一切智      八人地  
            見地
            薄地
            離欲地
            已作地
            辟支佛地  
道種智      菩薩地       無生法忍      七地
                                       八地
                                       九地
一切種智    佛地                       十地















	四地說
	《大智度論》卷75（大正25，585c-586a）

	
	共十地
	解說

	聲聞地
	解說菩薩修行成佛的過程
	乾慧地
	聲聞
	觀佛三昧、不淨觀，或行慈悲、無常等觀；雖有智慧，不得禪定水，則不能得道。（外凡位）

	
	
	
	菩薩
	菩薩則初發心乃至未得順忍。

	
	
	性地
	聲聞
	從煖法乃至世間第一法。（內凡位）

	
	
	
	菩薩
	菩薩得順忍，愛著諸法實相，亦不生邪見，得禪定水。

	
	
	八人地
	聲聞
	從苦法忍，乃至道比忍，見道十五心。（初果向）

	
	
	
	菩薩
	於菩薩則是無生法忍，入菩薩位。

	
	
	見地
	聲聞
	見地者，初得聖果，所謂須陀洹果。（初果）

	
	
	
	菩薩
	阿鞞跋致地。

	
	
	薄地
	聲聞
	或須陀洹，斯陀含，欲界九種煩惱分斷故。（初、二果）

	
	
	
	菩薩
	菩薩過阿鞞跋致地，乃至未成佛，斷諸煩惱，餘氣亦薄。

	
	
	離欲地
	聲聞
	離欲界等貪欲諸煩惱，是名阿那含。（三果）

	
	
	
	菩薩
	於菩薩離欲因緣故，得五神通。

	
	
	已作地
	聲聞
	得盡智、無生智，得阿羅漢。（四果）

	
	
	
	菩薩
	於菩薩成就佛地。

	辟支佛地
	辟支佛地
	辟支佛
	先世種辟支佛道因緣，今世得少因緣出家，亦觀深因緣法成道。

	菩薩地
	菩薩地
	1、從乾慧地，乃至離欲地，如上說。（共十地）

	
	
	2、從歡喜地乃至法雲地，皆名菩薩地。（不共十地）

	
	
	3、從一發心來乃至金剛三昧，名菩薩地。（沒有名字的十住）

	佛地
	佛地
	一切種智等諸佛法，菩薩於自地中行得具足，於他地中觀具足，二事具故名具足。














第二項、空性[footnoteRef:652] [652: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pp.142-147、pp.155-167、pp.167-174、pp.180-188。] 

（pp.715-741）
壹、「空」義的發展而成為般若法門的特色（pp.715-721）
（壹）序言（p.715）
空（空性，sūnyatā），可說是般若法門的特色。
在般若法門的發揚中，或以為說空是究竟了義；或以為說空是不了義，而說空所顯性，成為後期大乘的二大流。
然在「原始般若」中，並沒有說到「空」。[footnoteRef:653] [653: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86。] 

到底在什麼意義下，「空」在般若法門中重要起來，終於成為般若法門的主要特色。[footnoteRef:654] [654: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655-658、pp.663-664、p.718、p.753。] 

（貳）從表顯涅槃的「境」、「行」、「果」，論述般若法門空義的開展（pp.715-719）
一、「原始般若」說無生等（果），在「下、中、上品般若」都視為「空」義（pp.715-717）
（一）原始般若──以無生等不二法門修學般若（pp.715-717）
1、從我法的不可得、不可見等相應般若（p.715）
依「原始般若」來說：
菩薩是人，般若波羅蜜是法，這二者（代表了我與法的一切）都「不可得」，「不可見」。在般若的修學中，「不應住」，「不應念」、「不行相」、「不分別」。
為什麼「不可得」……「不分別」？
因為有所念、有所住、有所行相、有所分別，就與般若波羅蜜不相應，不能成就薩婆若。
2、觀一切（我）法皆離、無所有、不生等故，而悟入無生、不二法門（pp.715-716）
所以不相應、不能成就，只因為：「是法皆離自性，性相亦離」（p.716）；「如是諸法無所有故」。[footnoteRef:655]「我法畢竟不生」。[footnoteRef:656] [655: （原書p.736，n.1）《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8a7-8；538b16）。]  [656: （原書p.736，n.2）《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9b12）。] 

「離」、「無所有」、「不生」以外，《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40a3-5）又說到：「眾生無性故，當知念亦無性；眾生離故，念亦離；眾生不可得故，念亦不可得。」
一切（我）法是這樣的：「離」，「無所有」，「無性」，「不可得」，「無生」，「作是思惟觀」察，那就「若色（等）無受則非色」；[footnoteRef:657]「色無生即非色」，[footnoteRef:658]能悟入「無生無滅，無二無別……即是無二法」。[footnoteRef:659] [657: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731。]  [658: （原書p.736，n.3）《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7c10、539b25）。]  [659: （原書p.736，n.4）《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9b26-29）。] 

這就是「無生」與「不二」法門，也就是「法相」（dharmata）、「諸法實相」。
3、以實相得解脫已，於諸法乃至涅槃亦無取無捨（p.716）
「以得諸法實相故得解脫；得解脫已，於諸法中無取無捨，乃至涅槃亦無取無捨。」[footnoteRef:660]般若與薩婆若，是這樣的修學而達成的。[footnoteRef:661] [660: （原書p.736，n.5）《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7c22-24）。]  [661: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三節，第二項〈般若的次第深入〉，p.655。] 

（二）從下、中、上品般若看，原始般若所說「離、無性等」都是空義（pp.716-717）
從下、中、上品般若看來，「原始般若」所說的「離」、「無性」、「無所有」、「無生」等，都是「空」義。
1、無礙、無生、無處等都是空義（pp.716-717）
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562b14-20）說：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是法隨順一切法。何以故？世尊！是法無障礙處，無障礙相如虛空。世尊！是法無生，一切法不可得故。世尊！是法無處，一切處不可得故」。
「爾時，欲色界諸天子白佛言：世尊！長老須菩提為隨佛生，有所說法，皆為空故」。
「皆為空故」，「宋譯本」作「皆悉空故」；「大品本」作「皆與空合」；「唐譯本」作「一切皆與空相應故」。[footnoteRef:662] [662: （原書p.736，n.6）《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5（大正8，638b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6（大正8，335b20）。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五分）卷561（大正7，898c28-29）。] 

須菩提（Subhūti）說：法是無礙如虛空的，無生的，無處所的；而天（p.717）子們稱讚他，所說的都與「空」相契合。可見須菩提的無礙、無生、無處，都是表達「空」義的。
2、一切都無所得也是空義（p.717）
又《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大正8，577a29-b13）說：
「釋提桓因語須菩提：『如所說者，皆因於空而無所礙，譬如仰射虛空，箭去無礙。』
佛告憍尸迦：「須菩提所說，皆因於空。須菩提尚不能得般若波羅蜜，何況行般若波羅蜜者！尚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況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尚不得薩婆若！何況得薩婆若者！尚不得如，何況得如者！尚不得無生，何況得無生者！……憍尸迦！須菩提常樂遠離，樂無所得行。」
「皆因於空」，是一切依空而說的意思。
「空」是不得人與法，因與果，智與如，「空」是一切都無所得。
這裏對須菩提的讚歎，正與經初讚須菩提，「無諍三昧最為第一」，[footnoteRef:663]前後呼應。 [663: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8b9-12）：
佛讚須菩提言：「善哉，善哉！我說汝於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如我所說，菩薩應如是學般若波羅蜜。若如是學者，是名學般若波羅蜜。」] 

3、不住一切法亦是空義（p.717）
須菩提說空，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40b1）說：
「以空法住般若波羅蜜。」
依經下文說：不應住色等；不應住色等的常無常、苦樂、淨不淨、我無我、空不空。
「空法」是不住一切法的，也不住空與不空的。
這可見「空法」的內涵，不是與不空相對待的空，而是不住於一切（不住，也非不住）的。
（三）小結──空是「脫落一切妄執、一切戲論的假名」（p.717）
從上來所說，可見「空」是「般若行」，是脫落一切取相妄執，脫落一切名言戲論的假名，[footnoteRef:664]並非從肯定的立場，去說明一切皆空的理論。 [664: 《中論》卷4〈觀四諦品〉（大正30，33b11-12）：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二、「下品般若」將三解脫門（行）與表示涅槃的無生等（果）相結合，空義因而日漸發展（p.718）
（p.718）在說明「下品般若」時，曾經指出：般若表示自證的內容，是稱為「法相」（唐譯「法性」）、「如」、「實際」（應該還有「法性」。唐譯「法界」）的，而這就是涅槃。[footnoteRef:665] [665: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六節，第三項〈法性﹒陀羅尼﹒佛〉，pp.741-743。] 

以「空」、「無相」、「無作」來表示涅槃，於是空義日漸發展起來。[footnoteRef:666] [666:  前揭：《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三節，第二項〈般若的次第深入〉，pp.655-658。另見：《空之探究》，第三章，〈二 法空性是涅槃異名〉，pp.144-145。] 

「離」（遠離）、「滅」（寂靜、寂滅）、「淨」（無染）、「無所有」、「無生」，本來都是原始佛教固有的術語，用來表示涅槃的。
「下品般若」將這些術語，與「空、無相、無作（無願）」結合起來，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大正8，566a11-13）說：
「甚深相者，即是空義，即是無相、無作、無起（唐譯或作「無造作」）、無生、無滅、無所有、無染、寂滅、遠離、涅槃義」。
依「唐譯本」，末後一句，是「種種增語，皆顯涅槃為甚深義」：[footnoteRef:667]可見「空、無相」等，都是表顯涅槃深義的。 [667: （原書p.736，n.7）《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49（大正7，469a8-9）。] 

三、到「中品般若」，更與「如、法性、實際」（境）等結合（pp.718-719）
（一）《大品經》（p.718）
到了「中品般若」，更與「如」、「法性」、「實際」等相結合。
如上面所引的《小品經》文，在「大品本」中，就是：「深奧處者，空是其義，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染、寂滅、離、如、法性、實際、涅槃」。[footnoteRef:668] [668: （原書p.736，n.8）《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7（大正8，344a3-5）。] 

「中品般若」進展到：「空、無相、無作」；「無生、無染、寂滅、離」；「如、法性、實際」──三類名字，作為同一的自證內容。
（二）《大般若經》（二分）（pp.718-719）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69（大正7，375b20-22）說：
「諸空等智者，謂菩薩摩訶薩，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智，及真如乃至不思議界智，是名諸（p.719）空等智」。[footnoteRef:669] [669: （原書p.736，n.9）「大品本」、「放光本」，都沒有這一段。這可能是「上品般若」（初分）所說，而影響第二分的。] 

空智與真如等智，合為同一類來說明，與所說深奧義的內容一致。
四、小結：三類名義的統一，表現為悟理、修行、得果的無二無別（p.719）
這三類名字，「寂滅、遠離」等，約離一切妄執，離一切戲論說。「如、法性」等，約沒有變異性、差別性說；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法」是那樣「法爾常住」的。「空、無相」等，約三三昧所顯發說，但並不是因觀察而成為「空、無相、無作」的。
在《般若經》中，由於這三類名義的統一，而表現為悟理、修行、得果的無二無別。
 (
皆是
「
涅槃
」
異名
)「原始般若」：「離」（遠離）、「滅」（寂靜、寂滅）、「淨」（無染）、「無所有」、「無生」──果（A）  

「下品般若」：（A）＋「空、無相、無作（無願）」（B）──果（A）＋行（B）                   

「中品般若」：（A）＋（B）＋「如」、「法性」、「實際」（C）──果（A）＋行（B）＋境（C）             
貳、「空」之傳承與發展（pp.719-727）
（壹）總說（p.719）
「空」、「無相」、「無作」，被看作表示涅槃的同義詞，也可說是《雜阿含經》的深義。[footnoteRef:670] [670: （原書p.736，n.10） 質多長者（Citra）說：無量、無所有、空、無相三昧，可以作不同的解說。如依貪瞋癡永滅，「空於貪，空於恚癡，空常住不變易，空非我非我所」的「無諍」法說，意義完全一樣。見《雜阿含經》卷21（567經）（大正2，149c-150a）。《相應部》「質多相應」（南傳15，pp.452-453）。
按：另參見印順法師，《空之探究》，pp.20-23。然關於《雜阿含經》卷21（567經）（大正2，150a5-11）中質多長者說「法一義種種味」一段的標讀，編者認為或略作調整應較為合理：「尊者！謂貪有量；若無諍者，第一無量。
謂貪者是有相，恚、癡者是有相；無諍者，是無相。
貪者是所有，恚、癡者是所有；無諍者，是無所有。
復次，無諍者，空──於貪空，於恚、癡空，常住不變易空，非我、非我所。是名法一義種種味。」] 

然在《般若經》，「空」的廣泛應用，決不是「無相、無作」所可及的。
為什麼如此？理由可從原始的《阿含經》（部派佛教與大乘，都是繼承這一法脈而流出的）中得到說明。
（貳）別述（pp.719-727）
一、原始的《阿含經》（與有部相關的誦本）[footnoteRef:671]（pp.719-720） [671:  另參見：印順法師，《性空學探源》，pp.1-4、pp.15-98；《空之探究》，pp.1-78、pp.86-88。] 

（一）引《雜阿含經》說明（pp.719-720）
「空、無相、無作」，或「無量、空、無相、無所有」，《阿含經》中被集成為一類，而「空」卻早已受到尊重，如《雜阿含經》[footnoteRef:672]說： [672: （原書p.736，n.11）1.《雜阿含經》卷9（232經）（大正2，56b）。2.《雜阿含經》卷11（273經）（大正2，72c）。3.《雜阿含經》卷13（335經）（大正2，92c）。4.《雜阿含經》卷47（1258經）（大正2，345b）。] 

1、「眼（等）空，常恆不變易法空，我所空。所以者何？此性自爾」。[footnoteRef:673] [673: （原書p.737，n.12）《相應部》「六處相應」（南傳15，87-88）。] 

2、「諸行如幻如炎，剎那時頃盡朽，不實來、實去。是故比丘於空諸行，……常恆住不變易法空，無我我所」。
3、「眼（等）生時無有來處，滅時無有去處。如是眼不實而生，生已盡滅，有業報而無作（p.720）者，此陰滅已，異陰相續，除俗數法，……俗數法者，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是名第一義空法經」。
4、「如來所說修多羅，甚深明照，空相應隨順緣起法」。[footnoteRef:674] [674: （原書p.737，n.13）《相應部》「譬喻相應」（南傳13，395）。] 

這是薩婆多部（Sarvāstivādāḥ）所傳的。2.是《撫掌喻經》，3.是《勝義空經》，是南傳巴利聖典所沒有的。
薩婆多部是「三世實有論」者，但對於有為（諸行、緣起法）的如幻如燄，即生即滅，「來無所從，去無所至」的緣起法，是稱之為「勝義空」、「空相應」的。雖有他自宗的解說，但到底表示了發揚空義，重視「空」的傾向。
（二）引《中阿含經》（p.720）
又《中阿含經》的《大空經》依禪觀的進修次第，成立「內空」、「外空」、「內外空」。[footnoteRef:675]《小空經》佛說：「我多行空」[footnoteRef:676]，大乘學者確認為：「菩薩行位，多修空住」的教證。[footnoteRef:677]《中阿含經》雖傾向於阿毘達磨式的分別抉擇，然在佛法修證中，表現了「空」的優越性。 [675: （原書p.737，n.14）《中阿含經》卷49《大空經》（大正1，738c-739a）。《中部》（122）《空大經》（南傳11下，pp.129-131）。]  [676: （原書p.737，n.15）《中阿含經》卷49《小空經》（大正1，737a）。《中部》（121）《空小經》（南傳11下，p.119）。]  [677: （原書p.737，n.16）《瑜伽師地論》卷90（大正30，813a）。] 

二、部派佛教[footnoteRef:678]（p.720） [678:  另參見印順法師，《性空學探源》，pp.99-165；《空之探究》，pp.79-135。] 

（一）案達羅派──有空義，但還不能發現內在的統一性（p.720）
在部派佛教中，上座部系（Vasthāvirāḥ）以外，案達羅派（Andhaka）立「空性是行蘊所攝」；以為涅槃空（無相、無願）與「諸行空」（無我）為二，諸行空是行蘊所攝的[footnoteRef:679]。[footnoteRef:680]這是理解到經中所說的緣起空與涅槃空。 [679: （原書p.737，n.17）《論事》（南傳58，p.365）。
按：現於CEBTA所查之出處《論事》卷19（南傳62，324a10-12）：
今稱空性論。此處言空性有二〔種〕空性，是蘊無我相與涅槃。於此中，先是無我相，一分或依方便說，應為行蘊繫屬，〔但〕涅槃唯無繫屬。然不執此區別，而言「空性是行蘊繫屬」者，乃安達派之邪執。]  [680:  按：依此文句，似乎可解為「案達羅派…以為涅槃空與諸行空為二…」。然參照《論事》注及《空之探究》（p.121），將「空」分為「涅槃空」與「諸行空」兩類的，應是「赤銅鍱部」。] 

緣起與涅槃寂滅，也就是「有為法」與「無為法」，佛是稱之為甚深、最極甚深的[footnoteRef:681]。案達羅學派注意到行空與涅槃空，同有空義，而還不能發見內在的統一性。 [681: （原書p.737，n.18）《雜阿含經》卷12（大正2，83c）。] 

（二）方廣部──說一切法空無（p.720）
當時的方廣部（Vetulyaka），說「一切法空無」[footnoteRef:682]。[footnoteRef:683] [682: 《大智度論》卷1（大正25，61a28-b1）：
更有佛法中方廣道人言：一切法不生不滅，空無所有；譬如兔角龜毛常無。]  [683: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第二節，第二項〈部派發展中的大乘傾向〉pp.361-362。] 

部派佛教界，是相當重視空義的。
三、般若法門（pp.720-727）
（一）「下品般若」中空的運用（pp.720-721）
1、空與表示涅槃名字的聯合應用（pp.720-721）
般若法門的傳誦者，在「空、無相、無作」中，當然也特重「空」（p.721）而予以發揮！
「下品般若」，依各譯本所共同的來說：「空」的廣泛應用，是與表示涅槃深義的名字，聯合應用，如「無生」、「空」、「寂滅」[footnoteRef:684]；「空」、「離」、「淨」、「寂滅」[footnoteRef:685]；「空」、「無所依」[footnoteRef:686]；「離」、「空」[footnoteRef:687]。 [684: （原書p.737，n.19）《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大正8，576c）。]  [685: （原書p.737，n.20）《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大正8，559a）。]  [686: （原書p.737，n.21）《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大正8，558c）。]  [687: （原書p.737，n.22）《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大正8，571c）。] 

2、空的單獨應用（p.721）
一方面，又單獨應用，一再宣說「一切法空」[footnoteRef:688]；「皆因於空」[footnoteRef:689]。 [688: （原書p.737，n.23）《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561c）。又卷7（大正8，566c）。又卷9（大正8，576b、577a）。]  [689: （原書p.737，n.24）《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大正8，577b）。] 

但所說的「一切法空」（或譯為「諸法空」），在「下品般若」中，是總說一切法，與「一切法無生」、「一切法寂滅」、「一切法離相」一樣，還不是「空」的一種別名。
（二）「中品般若」、「上品般若」中空的類集（pp.721-727）
在「中品般若」、「上品般若」長期發展中，由於「空」的廣泛應用，漸成立「空」的不同名稱，又把這些「空」組合起來。上面說過，在般若法門的開展中，有「七空」、「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的種種組合。「七空」的名目，是有異說的，這裏先對列「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於下：[footnoteRef:690] [690: （原書p.738，n.25）十四空，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36〈40清淨品〉（大正7，195b-c）；《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2〈42歎淨品〉（大正8，307c）。
也有以「一切法空」為末後的，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0〈68攝五品〉（大正8，367b）；《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59〈67相攝品〉（大正7，320b）。
十六空，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三分〉卷488〈善現品〉（大正7，480b）。
十八空，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13〈三摩地品〉（大正7，73a）；《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問乘品〉（大正8，250b）。
二十空，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3〈學觀品〉（大正5，13b）。] 

	＊融攝傳統佛教（p.723）[footnoteRef:691] [691:  按：［＊附加「六空」與「十空」］：
〝[]〞：先無今增。
〝○〞、〝◎〞：依《阿含》立，受「中品般若」所重視。
〝＿〞：般若法門所特有的（沒有見到是部派佛教所說）。
〝※〞：《般若經》所立而有深義的。] 

	空的類集（pp.721-723）─導師原書之表

	舍利弗阿毘曇
	婆沙
	「中品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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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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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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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得空
	不可得空

	
	
	
	※無性空
	※無性空
	※無性空

	
	
	
	
	※自性空
	※自性空

	
	
	
	※無性自性空
	※無性自性空
	※無性自性空



一、空的組合是在部派佛教種種空的基礎上，加上般若特有的空義（p.723）
說明種種空的成立與組合，首先要說明的是：由於般若法門的遍學一切，故融攝傳統佛教的內容（給以新的解說）；[footnoteRef:692]據現在所知道的，《舍利弗阿毘曇論》已成立了「六空：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footnoteRef:693]。六種空的名目與次第，與《般若經》的前六空，完全一致。 [692: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三章，〈四 空之發展與類集〉，pp.162-163。]  [693: （原書p.738，n.26）《舍利弗阿毘曇論》卷16（大正28，633a11-12）。] 

《大毘婆沙論》引《施設論》，說十種空：「內空、外空、內外空、有為空、無為空、無邊際空、本性空、無所行空、勝義空、空空」[footnoteRef:694]，與《般若經》的前十二空相同，只少了「大空」與「畢竟空」。 [694: （原書p.738，n.27）《大毘婆沙論》卷104（大正27，540a20-22）。又卷8，引十種空，「無所行空」作「散壞空」（大正27，37a13-15）。] 

所以「空」的組合，羅列了種種名目，其中十一空（十種空加「大空」），都是部派佛教，依據《阿含經》而成立的。《般若經》所有「空」的組合，是在部派佛教所說的種種空的基礎上，加上般若家特有的「空」義。
二、解說有特殊意義的「空」（pp.723-727）
（一）「散空」與「自相空」，是初期的本義（p.723）
「唐譯二分本」，立「散無散空」與「自共相空」。依「大品本」，是譯為「散空」與「自相空」的。
「散空」，依《雜阿含經》，佛為羅陀（Rādha）所說，於五蘊當「散壞消滅」而立的[footnoteRef:695]。 [695: （原書p.738，n.28）《雜阿含經》（122經）卷6（大正2，40a4-18）。] 

《般若經》處處說「自相空故」；[footnoteRef:696]「十六空」作「相空」（可通於自相共相）。 [696:  舉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17莊嚴品〉（大正8，248c27）：「……諸法自相空故。」卷11〈40照明品〉（大正8，302a29-b1）：「般若波羅蜜不生不滅，自相空故。」卷21〈70三慧品〉（大正8，376a18-19）：「……以眾生不知諸法自相空故。」] 

所以「散空」與「自相空」，是初期的本義。
（二）般若法門所特有的空（pp.723-727）
般若法門所特有的（沒有見到是部派佛教所說），
在「十四空」中，只是「畢竟空」、「自相空」、「一切法空」。（p.724）
「十六空」更加「無性空」與「無性自性空」；
「十八空」更加「不可得空」與「自性空」。
1、《般若經》所立的空，有通泛與深義兩類（p.724）
然「一切法空」與「不可得空」，都是泛說，可以看作《般若經》所立而有深義的，是「畢竟空」、「自相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
2、「中品般若」所重視的空（pp.724-727）
不過「本性空」與「無始空」，尤其是「本性空」，雖依《阿含經》說而立，卻是「中品般若」所重視的。
（1）適應北方「自性有」的佛教而依「本性空」立「自相空、自性空」（pp.724-725）
A、《般若經》的空是以「本性空」為基礎（p.724）
「本性空」（prakṛti-śūnyatā），「大品本」譯為「性空」，是依《雜阿含經》，「諸行空……性自爾故」而立的。[footnoteRef:697]「本性空」[footnoteRef:698]，是說「空」是「本來常爾」的。 [697: 《雜阿含經》卷9（232經）（大正2，56b22-29）：
時有比丘名三彌離提……白佛言：「世尊！所謂世間空。云何名為世間空？」
佛告三彌離提：「眼空，常、恒、不變易法空，我所空。所以者何？此性自爾。……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是名空世間。」]  [698: （原書p.738，n.29）數論（Sāṃkhya）所立二十五諦的第一，通常譯作「自性」，也就是prakṛti，有不變異的本質意義。] 

《般若經》到處說「本性空故」，雖在「十四空」……「二十空」中，「本性空」只是「空」的一種，而其實，《般若經》的「空」，是以「本性空」為基礎的。如〈18摩訶衍品〉說：「眼、眼空……意、意空，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爾，是名內空。……無法有法空，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爾，是名無法有法空」。[footnoteRef:699]每一空都說「性自爾」，也就都是本來空的。 [699: （原書p.738，n.3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18問乘品〉（大正8，250b8-c28）。] 

B、與「本性空」相近的有自相空與自性空（pp.724-725）
與「本性空」相近的，有「自相空」與「自性空」。
（A）自相空（pp.724-725）
「自相空」（svalakṣaṇa-śūnyatā）或做「相空」；「自相」與「共相」，是阿毘達磨論者的主要論題。
屬於一法而不通於其他的，名「自相」，「自相」是一一法的特性（包括獨特的狀態與作用）。憑了「自相」，才確定有法的存在；如推求而沒有「自相」，那就是假法了。如一般所說的「七十五法」，都是依「自相」的推究而成立的。
《般若經》到處說「自相空故」；一一法的特相，只是因緣和合所成，並非實有「自相」的存在。「自相」不可得，也（p.725）就不能依「相」而推定實法的存在了。
（B）自性空（p.725）
「自性空」（svabhāva-śūnyatā），「大品本」作「有法空」。bhāva是有，sva是自，所以這是「自有」的。
《大智度論》說：「諸法因緣和合生故『有法』，『有法』無故，名有法空。」[footnoteRef:700]「有法」──「自性」，一般人以為，從因緣和合而有的法，是自體存在的，所以這是「有」而又是「自有」的。 [700: （原書p.738，n.31）《大智度論》卷31（大正25，296a）。]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6（大正27，29c）說：「如說自性，我、物、自體、相、分、本性亦爾」。[footnoteRef:701]薩婆多部學者，對這些名字，是看作同義詞的。 [701:  另見《大毘婆沙論》卷1（大正27，4a10-11），卷23（大正27，117c23-24），卷76（大正27，393c5-6）。] 

C、依本性空而立自相空、自性空的意義（p.725）
所以「本性空」的「本性」，「自性空」的「自性」，「自相空」的「自相」，是有相同意義而可以通用的；這三種空也就有相通的意義。
「自相」為一切阿毘達磨者，上座部（sthāvirāḥ）論師所重的；
「自性」是薩婆多部所重的。
「中品般若」在「本性空」的基石上，立「自相空」與「自性空」，顯然有針對部派佛教的用意。[footnoteRef:702]尤其是「十四空」與「十六空」中，還沒有「自性空」，「十八空」與「二十空」，才成立而加以應用，可推定「中品般若」成立以後，為了適應北方「自性有」的佛教，而作出新的適應。 [702:  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五章，第一節〈後期大乘經〉，pp.157-158：
然《般若經》初義，是自性空（svabhāva-śūnyatā）。自性空，形容自性（svabhāva）的不落名、相、分別──體悟的真實，不是沒有勝義（Paramârtha）自性。由於遮遣虛妄執著，對治部派的實有說，「無自性（niḥsvabhāva）故空」的思想發展起來；這是高層次的，但也是容易被誤解的。] 

（2）「畢竟空與無始空」、「無性空與無性自性空」（pp.725-727）
「本性空」與「自相空」，「中品般若」有廣泛的應用，此外還有「畢竟空」（styanta-śūnyatā）與「無始空」（anavarāgra-śūnyatā），及「無性空」（abhāva-śūnyatā）與「無性自性空」（abhāva-svabhāva-śūnyatā）。
A、畢竟空與無始空（pp.725-726）
「畢竟空」是《般若經》所常說的。〈78四攝品〉一再（p.726）說「畢竟空」與「無始空」──二空[footnoteRef:703]；〈42歎淨品〉說到「自性空」、「自相空」、「畢竟空」與「無始空」[footnoteRef:704]。 [703: （原書p.738，n.3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4〈78四攝品〉（大正8，392b22-397b21）。]  [704: （原書p.738，n.33）《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2〈42歎淨品〉（大正8，307a12-b20）。] 

「畢竟空」：是究竟的，徹底的空；菩薩安住空法中，是沒有一些些非空的。
「無始空」，唐譯本作「無際空」。源於《阿含經》說：「眾生無始以來，本際不可得」[footnoteRef:705]，沒有生死的前際。沒有最初的前際，也就沒有最後的後際；沒有前後際，也就沒有中際，因而演化為「無際空」，表示「空」的超越時間相。 [705: 《雜阿含經》卷33（938經）（大正2，240c25-241a17）；《雜阿含經》卷33（939經）（大正2，241a18-b8）。] 

B、無性空與無性自性空（pp.726-727）
「無性空」與「無性自性空」，「十六空」中已經有了。
「無性」，「大品本」作「無法」；依梵語，是「非有」、「無有」的意思。
「十八空」（及「二十空」）的末後三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大正8，250c）說：「何等為無法空？若法無，是亦空。……何等為有法空？有法名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是有法空。……何等為無法有法空？諸法中無法，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是無法、有法空」。「唐譯二分本」的解說，也與「大品本」一致。
這樣，「無法空」（唐譯「無性空」），是說「非有」──無法是空的。
「有法空」（唐譯「自性空」），是說有自性法是空的。
「無法有法空」（唐譯「無性自性空」），是合說有法與無法，都是不可得的。與「內空」、「外空」外，別說「內外空」的意義一樣。
「唐譯本」每說「一切法皆以無性而為自性」[footnoteRef:706]，暗示了「無性自性」的意義。然唐譯的「以無性而為自性」，在「大品本」中，是譯為：「一切法性無所有」（p.727）；「信解諸法無所有性」[footnoteRef:707]；「諸法無所有」[footnoteRef:708]；「一切法性無所有」等[footnoteRef:709]。 [706: （原書p.739，n.34）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66〈73漸次品〉（大正7，358a-b）。又卷467〈74無相品〉（大正7，363b）。]  [707: （原書p.739，n.35）《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75三次品〉（大正8，386b、358b）。]  [708: （原書p.739，n.36）《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5〈81具足品〉（大正8，404c29）。]  [709: （原書p.739，n.37）《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10相行品〉（大正8，237c10）。] 

「唐譯本」是隨順後代瑜伽者所說，如《辯中邊論》說：「此無性空，非無自性，空以無性為自性故，名無性自性空」[footnoteRef:710]。這是遮遣我法的「損減執」，顯示空性不是沒有。[footnoteRef:711] [710: （原書p.739，n.38）《辯中邊論》卷上（大正31，466b）。]  [711: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三章，〈七 自性空與無自性空〉，pp.180-188。] 

「無法空」［「無性空」］、「有法空」［「自性空」］、「無法有法空」［「無性自性空」］：（p.726）
	
	無法空
	有法空
	無法有法空

	《大品本》[footnoteRef:712] [712: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18問乘品〉（大正8，250c21-28）。] 

	若法無故是空
	諸法和合中自性相是空
	彼二俱是空

	《大智度論》
	第一說[footnoteRef:713] [713: 《大智度論》卷31〈1序品〉（大正25，296a10-19）。] 

	無法名法已滅故是無
	諸法因緣和合生故是無
	△取無法有法相不可得
△觀無法有法空
△觀諸法生滅俱空，除世間貪憂

	
	
	
	
	

	
	第二說[footnoteRef:714] [714: 《大智度論》卷31〈1序品〉（大正25，296a21-22）。] 

	破一切法滅時
	破一切法生時、住時
	生、滅一時俱破

	
	第三說[footnoteRef:715] [715: 《大智度論》卷31〈1序品〉（大正25，296a23-28）。] 

	過去、未來法空
	現在、無為法空
	彼二俱空故名為無法有法空

	
	第四說[footnoteRef:716] [716: 《大智度論》卷31〈1序品〉（大正25，296a28-b1）。] 

	無為法是空
	有為法是空
	有為無為二法俱空



參、「中道、緣起、假名、空性」之統一（pp.727-730）
（壹）「假名」[footnoteRef:717]（pp.727-728） [717: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四章，〈五 假名──受假〉，pp.233-242。] 

一、原始般若──重體悟而說「但有名字」（p.727）
「原始般若」只提出了「但有名字」，也就是「一切法但假施設」。從一切法的但名無實，悟入一切法不可得，無生，無二無別。
這是重於體悟，而不是重於說明的。然「但名無實」，到底是闡明「空」的主要理由。
二、中品般若──「一切但假施設」解說為「三假」（pp.727-728）
在般若法門的發展中，「中品般若」有了較明確的解說，如說：
「名字是因緣和合作法，但分別憶想假名說」。[footnoteRef:718] [718: （原書p.739，n.39）《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221c）。] 

「皆和合故有，是亦不生不滅，但以世間名字故說。是名字，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footnoteRef:719]。 [719: （原書p.739，n.4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大正8，237c）。] 

說明一切（如菩薩，般若，名字）但假施設，所以結勸說：「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名假施設，受假施設，法假施設，如是應當學」[footnoteRef:720]！ [720: （原書p.739，n.4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大正8，231a）。] 

（一）「唐譯本」只立名假（人）與法假（法）（p.727）
「唐譯三分本」，「唐譯二分本」，但立「名假」（如菩薩），「法假」（如般若）。[footnoteRef:721] [721: （原書p.739，n.4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三分）卷482（大正7，448a）。《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06（大正7，32b-c）。] 

「唐譯初分本」作「名假、法假、及教授假」，[footnoteRef:722]這是說「名假」、「法假」，都是方便善巧施設的。 [722: （原書p.739，n.43）《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11（大正5，58b）。] 

（二）「大品本」針對部派佛教立三假（pp.727-728）
「大品本」作「法假」、「受假」、「名假」──三假。
假施設，原語波羅聶提（prajñāpti），也可譯為假名。「大品本」立三假，是針對部派佛教的。
1、依一般部派佛較能信受的說「名假、受假」（p.727）
「名假」，名字施設是假立的。
「受假」，或譯「取施設」（upādana-prajñāpti），如眾生，如樹木，都是複合體，沒有實法，稱為「假有」。
這二類假施設，是一般部派佛教所能信受的（犢子系不承認「受假」）。
2、依般若法門說一切法都是假施設的「法假」（pp.727-728）
法是色、心等（p.728）──蘊、處、界所攝的法；在部派佛教中，這是尋求「自相」而成立的。
或者說：蘊、處、界都是「實法有」，如薩婆多部；
或者說：蘊是假的，處與界是實有的，如《俱舍論》；
或者說：處也是假的，唯有界是真實有的，如經部（Sūtravādināḥ）。
雖然說得不完全相同，而終歸是有實法──法是實有的。
現在般若法門說：一般所立的實法，也是假施設的，名為「法假」。到這，一切都是假施設的，都是假名而沒有實性的，都是不可得空的。
諸本對三假的不同翻譯：[footnoteRef:723] [723:  本表參考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四章，〈五 假名──受假〉，p.235而略做調整。] 

	大品本
	唐譯初分本
	唐譯二分本
	放光本
	光讚本[footnoteRef:724] [724: 《光讚經》卷2〈分別空品〉（大正8，163a10-12）：
如是，須菩提！所謂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因緣合會而假虛號所號、善權所號法，皆假託耳。] 

	唐譯三分本

	名假施設
	名假
	名假
	字法
	
	名假

	受假施設
	
	
	合法
	因緣合會而假虛號所號法
	

	法假施設
	法假
	法假
	
	
	法假

	
	教授假
	方便假
	權法
	善權所號法
	


（貳）「假名」與「緣起」的交涉（p.728）
假施設的──假名，是與因緣和合及妄想執著相關聯的。假施設，因緣和合而有，所以是無實的，無常的，無我我所的。
一般人不能了解這是假施設的，所以迷著實有，取相妄執，試略引經說如下：[footnoteRef:725] [725: （原書p.739，n.44）（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10相行品〉（大正8，238c24-25）。（2）卷6〈22勝出品〉（大正8，261b12-13）。（3）卷7〈27問住品〉（大正8，273c24-26）。（4）卷17〈57深奧品〉（大正8，345b3-11）。（5）卷21〈70三慧品〉（大正8，376b1-2）。] 

1.「諸法無所有，如是有；如是無所有，是事不知，名為無明。」
2.「虛妄憶想分別，和合名字等有，一切無常、破壞相、無法。」
3.「但諸法諸法共相因緣，潤益增長，分別校計，是中無我無我所。」
4.「因緣起法，從妄想生，非實。……空無堅固，虛誑不實。」
5.「分別籌量破壞一切法，乃至微塵，是中不得堅實。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
不知道一切法是但名無所有而妄執的，是無明，無明正是生死不息的，十二因緣的第一支。
（參）「緣起」、「空性」與「假名」的統一（pp.728-729）
佛說：「是因緣法甚深」！因果緣起，不但可以依因緣而了解一切法，也可依因緣法而悟入本性空寂。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曾舉譬喻來說明（大正8，567a27-b1）說：（p.729）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然燈時，為初焰燒炷，為後焰燒？世尊！非初焰燒，亦不離初焰；非後焰燒，亦不離後焰。須菩提於意云何？是炷燃不？世尊！是炷實燃」。
火焰燒炷的譬喻，表示了世出世間的，一切前後關聯的因果現象[footnoteRef:726]，那一法也不是，卻也沒有離去那一法。在因緣和合的「不即不離」的情況下，一切世出世法，都這樣的成立。不是那一法所能成，所以是沒有實性的。 [726:  印順法師，《中觀今論》，pp.172-173；《空之探究》，pp.223-224。] 

又如說：「無緣則無業，無緣思不生；有緣則有業，有緣則思生。若心行於見聞覺知法中，有心受垢（雜染），有心受淨」。[footnoteRef:727]《阿含經》以來的業報，染淨因果，都但名無實而這樣成立的。 [727: （原書p.739，n.45）《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17深功德品〉（大正8，567c8-10）。] 

（肆）「因緣」、「空」與「中道」之統一（pp.729-730）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0（大正8，364b-c）說：
「癡（即無明）空不可盡故，……老死憂悲苦惱空不可盡故，菩薩般若波羅蜜應生。……如是十二因緣，是獨菩薩法，能除諸邊顛倒，坐道場時，應如是觀，當得一切種智。………菩薩摩訶薩觀十二因緣時，不見法無因緣生，不見法常不滅，不見法有我……，不見法無常，不見法苦，不見法無我，不見法寂滅非寂滅。……如是須菩提！一切法不可得故，是為應般若波羅蜜行」。菩薩觀因緣是空的，不可得的，能除二邊顛倒的中道。
「空相應緣起法」，在般若法門中，顯然的使「緣起甚深」與「寂滅涅槃更甚深」統一起來，但「般若法門」是重於第一義諦的。
後來龍樹（Nāgārjuna）的《中觀論》，以此為根本論題，依《阿含經》，依緣起的中道說法，給以嚴（p.730）密的思（惟抉）擇，成為通貫三乘，大乘佛教的主流之一。
※龍樹《中論》的貫通：
	阿含
	
	龍樹《中論》
	
	般若法門

	緣起、中道
	
	無自性
	
	假名、空［勝義］



肆、一切法本性空為般若法門空義之所在（pp.730-732）
（壹）一切法與空的關係[footnoteRef:728]（pp.730-731） [728: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三章，〈八 空與一切法〉，pp.188-194。] 

一切法本性是空的，一切法與空的關係，
一、秦譯大品本（p.730）
（一）舉經（p.730）
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footnoteRef:729]說： [729: （原書p.739，n.46）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2奉缽品〉（大正8，221b-c）。2.卷1〈3習應品〉（大正8，223a）。] 

1.「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離色亦無空，離受、想、行、識亦無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識。……諸法實性，無生無滅，無垢無淨故。」
2.「色空中無有色，受、想、行、識空中無有（受、想、行）識。舍利弗！色空故無惱壞相，……識空故無覺相。何以故？舍利弗！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如是。
舍利弗！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空法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佛亦無佛道。」
（二）釋義
這二段經文，大同小異，《般若經》是從觀五陰（蘊）──色、受、想、行、識起，次第廣觀一切法的。以「色」為例，「空」中是沒有色的。如色是惱壞相（或作「變礙相」），色空所以沒有惱患相。
色與空的關係，被說為「不異」（不離）、「即是」。色不是離空的，空也不離色；進一層說，色就是空，空也就是色。一般解說為「即色即空」的圓融論，其實這是為了說明色與空的關係，從色空而悟入「空相」（「空性」、「實性」）。
「空相」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所以「空相」中是沒有色，甚至佛與佛道也不可得。
二、唐譯二分本（pp.730-731）
「唐譯二分本」作：「色（p.731）自性空，不由空故，色空非色。色不離空，空不離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footnoteRef:730] [730: （原書p.740，n.47）《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02（大正7，11c）。] 

「色自性空，不由空故」，是「本性空」，不是因為空的觀察而成為空的。
「色空非色」，是般若的要義所在。色是空的，色空就不是色，與「色無受則非色」；「色無生即非色」[footnoteRef:731]的意義一樣。 [731: （1）（原書p.740，n.48）《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7c、539b）。
（2）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三章〈《般若經》――甚深之一切法空〉，p.191：
色而後空的，所以進一步說：上文的色空非色，是本性空。色如幻如化，沒有決定性的相，色相空，所以說「非色」。沒有決定性的相，宛然似有，當體即空；色與空不是離異的，而是即色明空的。即色是空，就是色的本性空。般若大乘的特色，是一切法本空，本性清淨，也就是世間（五蘊，生死）即涅槃。如《大智度論》，舉《般若經》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而引《中論》頌說：「涅槃不異世間，世間不異涅槃，涅槃際、世間際，一際無有異故」。這就是「色空彼非色」的進一步說明。] 

所以經文的意義是：色是性空的，「空」不是離色以外別有空，而是色的當體是空；空是色的本性，所以「空」是不離色而即色的。
三、小結（p.731）
從一般分別了知的色等法，悟入色等本性空，「空」是沒有色等虛妄相的；一切法空相，無二無別，無著無礙。般若是引入絕對無戲論的自證，不是玄學式的圓融論。
（貳）依「二諦」說[footnoteRef:732]（pp.731-732） [732: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四章，〈七 中道──中論與中觀〉，pp.255-261。] 

一、般若法門著眼於佛的自證內容，佛境界實離言絕相，為化眾生方便立二諦說（p.731）
「色即是空，色空非色」，以這兩句為例來說，「色」是一切法，「空」與「無相、無作、無生、遠離、寂滅」等，都是表顯涅槃的。
然佛的自證內容，是不能以名字來說，以心心所來了知的。為了化度眾生，不能不說，說了就落於世俗相對的「二」法，如對生死說涅槃，對有為說無為，對虛妄說真實，對有所得說無所得。
佛是這樣說的，佛弟子也這樣的傳誦結集下來，為後代法相分別所依據。然佛的自證內容，也就是要弟子證得的，不是言說那樣的（「二」）。
般若法門著眼於自證，指出佛所說的，一切但是名字的方便施設（假）。立二諦來說明，「世諦故說，非最第一義，最第一義過一切語言論議音聲」[footnoteRef:733]；二諦表示了佛說法的方便──古人稱為「教二諦」[footnoteRef:734]。[footnoteRef:735] [733: （原書p.740，n.49）《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86平等品〉（大正8，413c19-21）。]  [734:  印順法師，《中觀今論》，第十章，第三節，〈二諦之抉擇〉，pp.227-228：
古三論師曾提出於二諦與教二諦的名字；教二諦是說明為如何如何的。……依於二諦而有言教，即教二諦。……佛所說的是教二諦，教二諦是依名言安立的。]  [735: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679-680；《空之探究》，pp.188-190、pp.194-196。] 

二、落入文字相的「二」，不合佛說空的意趣（pp.731-732）
從文字言說來說，「色」與「空」都是名字，都是「二」。
但佛說「空」，是從色（自（p.732））相不可得，而引向超越名相的，所以「空亦不可得」。[footnoteRef:736]「遠離有為性相，令得無為性相，無為性相即是空。……菩薩遠離一切法相，用是空故一切法空」。[footnoteRef:737] [736: （原書p.740，n.5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大正8，407c）。]  [737: （原書p.740，n.5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87如化品〉（大正8，415c7-10）。] 

「空」是表示超脫名相的，所以沒有空相，離一切法相（想）的。如取空相，就落於對待的「二」，不合佛說的意趣了。
三、從相對引向不二的平等，才是「空」義的所在（p.732）
從色相不可得而說色空，空不是與色相對的、（也不是與色相融的），而是「色空非色」而無二無別的。經中一再指明，從相對而引向不二的平等，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footnoteRef:738]說： [738: （原書p.740，n.52）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86平等品〉（大正8，415b19-24）。2.卷21〈70三慧品〉（大正8，373c26-374a4）。] 

1.「是有為性、無為性，是二法不合不散，無色無形無對，一相，所謂無相。佛亦以世諦故說，非以第一義。……是諸有為法、無為法平等相，即是第一義」。
2.「諸有二者，是有所得；無有二者，是無所得。……不從有所得中無所得，不從無所得中無所得。須菩提！有所得無所得平等，是名無所得」。
從相對而引向超越絕對，離名相分別而自證，就是「無二」、「平等」、「一相」。這就是佛說「涅槃」、「菩提」、「無為」、「空」的意義，所以說：「是名第一義，亦名性空，亦名諸佛道」；「畢竟空即是涅槃」[footnoteRef:739]。 [739: （原書p.740，n.53）《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5〈80實際品〉（大正8，403a、401b10）。] 

以種種方便，勘破「但名無實」、「虛妄憶想」，而契入絕對超越的境地，是《般若經》義，也是「空」的意義所在。
伍、般若空義適應北方有部思想之處（pp.732-736）
般若空義，發展於北方薩婆多部的教區，所以在世俗的方便施設中，也就與薩婆多部的法義（p.733），有了某種程度的結合。
（壹）《般若經》所說的生滅與有部相合，為般若法門發展於北方的適應[footnoteRef:740]（pp.733-734） [740: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四章，〈六 空性──無自性空〉，pp.249-250。] 

一、《般若經》的生滅觀（p.733）
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大正8，567b7-13）說：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心已滅，是心更生不？不也，世尊！」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心生，是滅相不？世尊！是滅相。」
「須菩提於意云何？是滅相法當滅不？不也，世尊！」
「須菩提於意云何？亦如是住，如如住不？世尊！亦如是住，如如住。」
「須菩提！若如是住、如如住者，即是常耶？不也，世尊！」[footnoteRef:741] [741: 《大智度論》卷75〈57燈炷品〉（大正25，586b10-c2）：
「佛反問須菩提：於汝意云何？若心滅已更生不」者，諸法雖畢竟空，不生不滅，為眾生以六情所見生滅法故，問：「心已滅更生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心滅已，云何當更生？若心滅已更生，則墮常中。
「若心生，是滅相不」者，上問「過去心」已，今問「現在心相當滅不？」是故答：「是滅相。」何以故？生滅是相待法，有生必有滅故，先無今有，已有還無故。
「心滅相是滅不」者，若心滅相即是滅耶？更有滅耶？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若即是滅，則一心有兩時：生時、滅時。說無常者，心不過一念時；如《阿毘曇經》說：「有生法，有不生法；有欲生法，有不欲生法；有滅法，有不滅法；有欲滅法，有不欲滅法。」生法現在一心中有二種：一者、生，二者、欲滅。生非欲滅相，欲滅相非生；是事不然，故言「不也」。
「當如是住不」者，若滅相非即是滅者，應常住不？若常住，即是不滅相。佛如是翻覆難，須菩提理窮故，作是念：「我若言滅相即是滅，則一心墮二時；若言不滅，實是滅相，云何言不滅？」以上二理有過故，須菩提自以所證智慧答：「世尊！如是住，如如住。」] 

前心與後心，是不能（同時）俱有的，怎麼能前後的善根增長，圓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佛舉「如燈燒炷」的譬喻，以「不即不離的因緣義」來說明。[footnoteRef:742] [742: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17深功德品〉（大正8，567a27-b7）。] 

然後引起了這一段問答：心已滅了，是不能再生起的。心生起了，就是滅相，生是剎那頃盡滅的。滅相法，卻是不滅的。[footnoteRef:743]滅相是不滅的，所以問，那就「真如」那樣的住嗎？是「真如」那樣的住，卻不是常住的。 [743: （原書p.740，n.54）《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卷4（大正8，530a）；《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7（大正8，646b）；《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13（大正8，91b）；《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7（大正8，346b）：都與「秦譯本」（小品）相同。
但《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457a-b）；《大明度經》卷4（大正8，496b）；《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五分）卷562（大正7，904c），及前四分，都作「決定當滅」，意義相反。] 

二、有部的生滅說（pp.733-734）
這一「生滅」說，與薩婆多部的三世實有說相合。
「三世諸法，……體實恆有，無增無減；但依作用，說有說無。」[footnoteRef:744] [744: （原書p.740，n.55）《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6（大正27，395c-396a）。] 

「如是諸法經三世位，雖得三（過去、未來、現在）名而體無別。」[footnoteRef:745] [745: （原書p.740，n.56）《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7（大正27，396b）。] 

有為法是實有自性的，滅入過去，只是與滅相相應，而不是沒有了。所以雖有三世的差別，而法體實在是沒有別異的。那不是「真如」那樣嗎？確乎是「真如」那樣的，無來無去，無增無減，卻不是「真如」那樣的常住。
依薩婆多部，有自體而存在於時間中的，只能稱為「恆」，不能說是常住的。[footnoteRef:746] [746: （原書p.740，n.57） 僧肇《物不遷論》，所說動而常靜的道理，與薩婆多部說相合。但以即動而靜為常，不合薩婆多部說，也與《般若經》義不合。] 

《般若經》（p.734）所說的生滅，與薩婆多部相合。[footnoteRef:747] [747: （1）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三章，pp.172-173。
（2）印順法師，《華雨集》（四），一〈六、契理而又適應世間的佛法〉，pp.38-39：
《般若經》的深義，專從涅槃異名的空性、真如去發揚，而實是空性與緣起不二。如廣說十八空（性），而所以是空的理由，是「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爾」，這是本性空。「非常非滅」也就是緣起，如《小品般若經》，舉如焰燒炷的譬喻，而說「因緣[緣起]甚深」。怎樣的甚深？「若心已滅，是心更生否？不也，世尊！……若心生，是滅相否？世尊！是滅相。……是滅相當滅否？不也，世尊！……亦如是住，如（真）如住不？世尊！亦如是住，如（真）如住。……若如是住，如如住者，即是常耶？不也，世尊」！從這段問答中，可見緣起是非常非滅的，與空性不二。所以經說如幻如化，是譬喻緣起，也是譬喻空性的。《般若經》深義，一切法如幻如化，涅槃也如幻如化。這一「世間即涅槃」的大乘法，如不知立教的理趣，會引起偏差的。龍樹作《中論》，依大乘法，貫通《阿含》的中道緣起，說不生不滅，不常不斷[非常非滅]，不一不異，不來不出的八不緣起。一切法空，依空而四諦、三寶、世出世法都依緣起而成立。遮破異計，廣說一切法空，而從「無我我所」契入法性，與釋尊本教相同。一切法依緣起而善巧成立，特別說明《阿含》常說的十二緣起。在龍樹的《智度論》中，說到緣起的一切法相，大體與說一切有系說相近（但不是實有而是幻有了）。] 

三、部派對「如」的解說不一，故《智論》有下、中、上如之解說（p.734）
「如」是沒有變異的意思，部派佛教的解說，不完全一致，所以《智度論》有「下如」、「中如」、「上如」的解說。[footnoteRef:748] [748: （1）（原書p.741，n.58）《大智度論》卷32（大正25，298c6-18）：
復次，一一法有九種：一者、有體；二者、各各有法；如眼、耳雖同四大造，而眼獨能見，耳無見功；又如火以熱為法，而不能潤；三者、諸法各有力；如火以燒為力，水以潤為力；四者、諸法各自有因；五者、諸法各自有緣；六者、諸法各自有果；七者、諸法各自有性；八者、諸法各有限礙；九者、諸法各各有開通方便。諸法生時，體及餘法，凡有九事。知此法各各有體法具足，是名「世間下如」。知此九法終歸變異盡滅，是名中如。譬如此身生，從不淨出，雖復澡浴嚴飾，終歸不淨。是法非有非無、非生非滅，滅諸觀法，究竟清淨，是名上如。
（2）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四章〈龍樹――中道緣起與假名空性之統一〉，p.250：
分如為三類：下如，是一切法堅等自性。中如是無常等共相。上如就是實性──空，非生滅、非有無。從這段論文，可看出一般的自性有，與空性有類似處。依說一切有者說：一一法自性恒住，不增不減，非生非滅；以因緣起用，所以說生說滅，說有說無。依龍樹論說：空性是一切法的實性，也可名為（勝義）自性。空性是不生不滅，非有非無的；依因緣力，而說為生滅有無。這不是有些類似嗎？當然這是根本不同的。一切有者的一一法自性，是自有而無限差別的；無限差別的自性，彼此間不能說有什麼關係；法自性是這樣的，又依法作用說變異，不免矛盾！龍樹的緣起即空性，是超越數量的，超越數量的空性，不礙一切。空無自性，非別別的存在，所以可說依緣而不一不異，成立一切法。這是徹底相反的，然通過無自性空的緣起法，是三世一如的，如幻（這是譬喻）的三世一切有者。] 

又說：「如諸法未生時，生時亦如是；生已過去，現在亦如是。諸法三世平等，是名為如」[footnoteRef:749]。 [749: （原書p.741，n.59）《大智度論》卷32（大正25，298b）。] 

三世有，體性沒有別異，也可說是「如」。
體性無別的三世有法，法法無自性空，就是「上如」。
四、小結（p.734）
般若與薩婆多思想的結合，實有說與性空說的統一，是般若法門發展於北方的適應。
後代的龍樹、月稱（Candrakīrti）──中觀者，在世俗邊，都隨順薩婆多部，正是繼承這一學風而來。[footnoteRef:750] [750: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85；《空之探究》，p.206、p.222；《印度佛教思想史》，p.368。] 

（貳）「虛空」對一切法空的影響[footnoteRef:751]（pp.734-736） [751: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pp.251-252。] 

一、虛空喻（p.734）
「虛空」譬喻，
「下品般若」已大大的應用；或但用虛空喻，或與幻所化人、影、機關木人等同用[footnoteRef:752]。 [752: （原書p.741，n.60）《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23稱揚菩薩品〉（大正8，575c-576a）。] 

「中品般若」集合為十喻：「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虛空、如響、如揵闥婆城、如夢、如影、如鏡中像、如化」[footnoteRef:753]。 [753: （原書p.741，n.6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序品〉（大正8，217a）。] 

在「唐譯本」中：「虛空」被改為「空華」。因為瑜伽學者，以空華比喻依他起性[footnoteRef:754]，虛空譬喻圓成實性；十喻是幻、化等為一類，所以不能說如虛空，而修正為空華了。 [754:  按：應將「空華比喻依他起性」改為「空華比喻遍計執性」。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三章，〈九 法空如幻〉，p.197：
後代的瑜伽派，依《解深密經》意而別為解說：虛空是譬喻圓成實性的；幻、化等是譬喻依他起性的；別立空華喻，譬喻遍計所執性，在羅什及以前的《放光》、《光讚》，是沒有空華喻的。這樣，幻、化等是說有而不是空了。] 

然《般若經》古義，沒有這樣的嚴格區別。以虛空比喻說法的無礙；[footnoteRef:755]比喻無眾生可度而度眾生；[footnoteRef:756]比喻般若的「隨事能作而無分別」；[footnoteRef:757]虛空是與幻所化人、影等為同類的。 [755: （原書p.741，n.62）《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23稱揚菩薩品〉（大正8，577b）。]  [756: （原書p.741，n.63）《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23稱揚菩薩品〉（大正8，576a-b）。]  [757: （原書p.741，n.64）《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23稱揚菩薩品〉（大正8，575c-57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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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虛空在意象上有引發一切法空說的可能（pp.734-736）
現在所要說的，是「虛空」對一切法「空」所給予的影響。虛空（ākāśa）、空（śūnya，śūnyata），梵語是完全不同的；但在意象上，有引發一切法空說的可能。
（一）有部（pp.734-735）
1、六界中的空界（pp.734-735）
依薩婆多部：
「極微」（paramāṇa）是最細色，小到不能小的物質單位，再細就要近於空虛了，所以稱為鄰虛塵。
「空界」（p.735）（ākāṣa-dhāta）是「鄰礙色」，物質與物質間的空隙形態，「如牆壁間空，……往來處空，指間等空」[footnoteRef:763]。 [763: （原書p.741，n.65）《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5（大正27，388b）。] 

2、虛空無為（p.735）
此外，立「虛空」無為，如《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5（大正27，388b-c）說：
「虛空非色……無見……無對……無漏……無為。……若無虛空，一切有物應無容處。……若無虛空，應一切處皆有障礙」。
3、小結（p.735）
色（物質）是質礙的。有往來聚散的，色極微，雖說是無質礙的，卻是積集而成為質礙的因素。
空界是鄰近質礙而顯現的，色的特牲──質礙，可說微乎其微。
虛空無為，是無障礙相，不生不滅的。這是從空界，進一步而論究到無障礙相的絕對空間。不屬於物質，而為物質存在活動的依處，所以說：「虛空無障無礙，色於中行」。[footnoteRef:764] [764: （原書p.741，n.66）《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7（大正27，388c）。] 

（二）《般若經》的虛空意義（p.735）
《般若經》所說的虛空，也是無為的[footnoteRef:765]；虛空的無礙，是比喻的重點之一，如說：「是法無障礙處，無障礙相如虛空」；「虛空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諸法無障礙故」。[footnoteRef:766] [765: （原書p.741，n.67）《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大正8，558c）。]  [766: （原書p.741，n.68）《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562b）。又卷4（大正8，553c）。] 

一切法空（無相、般若、涅槃、無上菩提、如、法性等）的無礙相，不正是虛空那樣的無礙嗎？
（三）小結（pp.735-736）
虛空無為是非色、無見、無對，「中品般若」每說：「無色、無形（即「無見」）、無對，一相所謂無相」，也與虛空無為相近。
這不是說般若空義，等於虛空無為，而是說從虛空無為的譬喻中，體會出一切法空相。虛空無為沒有作用，卻為物質的存在活動作依處；同樣的，「空」是不可施設的，而一切色、心──因緣生法，都依空而有可能。
《中論》（p.736）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footnoteRef:767]，是以有虛空而色法得成的進一步的體會。 [767: （原書p.741，n.69）《中論》卷4〈24觀四諦品〉（大正30，33a）。] 

有部的「虛空無為」與《般若經》的「一切法空」的相似點：
	
	有部的「虛空無為」
	《般若經》的「一切法空」

	1
	「虛空無為」[footnoteRef:768] [768: 《大毘婆沙論》卷75（大正27，388b21）：「虛空無為，空界有為。」] 

	「虛空無為」[footnoteRef:769] [769: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13相無相品〉（大正8，558c6-8）：
佛告欲色界諸天子：「若人問言：『虛空誰之所作？』是人為正問不？」
「不也，世尊！虛空無有作者。何以故？虛空無為故。」] 


	2
	無障礙相的絕對空間
	「是法無障礙處，無障礙相如虛空」；
「虛空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諸法無障礙故」

	3
	不屬於物質，［沒有作用，］
而為其存在活動的依處
	「空」是不可施設的，
而因緣生法［色、心］都依空而有可能

	4
	非色、無見、無對[footnoteRef:770] [770: 「虛空非色、不可見、無對」，見於《中阿含經》卷50《牟犁破群那經》（大正1，745c11-19）［～M. 21. Kakacūpamasutta.］。然有部認為經中的「虛空」實乃「空界」之權說；參見《大毘婆沙論》卷75（大正27，388b21-29）。] 

	無色、無形（即「無見」）、無對，一相所謂無相



第三項、法性‧陀羅尼‧佛
（pp.741-752）

壹、法性（pp.741-743）
（壹）「法」的形容―法相、法性、如等異名，在《般若經》的轉變過程（pp.741-743）
一、佛所證的法，亦稱為般若（pp.741-742）
「法」（dharma），是代表佛的自證，也是佛弟子所趣向修證的，所以是「歸依處」。[footnoteRef:771]《般（p.742）若經》說：佛所以默然而想不說法[footnoteRef:772]；佛所依止與恭敬供養的，[footnoteRef:773]都是法，也就是般若。[footnoteRef:774] [771: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五章，第一節，第一項〈法之方便施設〉，pp.233-234。]  [772: （原書p.750，n.1）《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562b5-12）。]  [773: （1）（原書p.750，n.2）《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大正8，558c）。
（2）《雜阿含經》卷32（906經）（大正2，226c20-24）：
迦葉！有五因緣，令如來法律，不沒、不忘、不退。何等為五？若比丘於大師所，恭敬、尊重、下意供養，依止而住；若法，若學，若隨順教，若諸梵行大師所稱歎者，恭敬、尊重、下意供養，依止而住。]  [774: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大正8，558c13-17）。] 

二、法的形容詞之轉變（pp.742-743）
形容法的，是「法相」（唐譯「法性」）、「法性」（唐譯「法界」）、法「如」相[footnoteRef:775]等，這都是《阿含經》以來所說的。 [775:  按：名相之梵文：法相（dharmatā）、法性（dharmadhātu）、如（tathatā）、實際（bhūtakoṭi）。] 

（一）轉變的情形（p.742）
1、佛與弟子所證的常法在「下品般若」說明中逐漸名詞化（p.742）
「下品般若」，分別的說「法相」、「如」、「法界」、「實際」，是佛與弟子所依、所住、所證的，「非佛作亦非餘人作」[footnoteRef:776]的常法。然在說明上，傾向於所住、所證的理法，漸漸的名詞化。[footnoteRef:777] [776: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大正8，378c1-2）。
（2）《雜阿含經》卷12（299經）（大正2，85b24-29）；另參閱《相應部》～S. 12. 1-2. Desanā.]  [777:  印順法師，《般若經講記》，p.6：
實相〔般若〕，在論理的說明上，是般若所證的，所以每被想像為「所」邊。同時，在定慧的修持上，即心離執而契入，所以每被倒執為「能」邊。其實，不落能所，更有什麼「所證」與「真心」可說！] 

2、「中品般若」──「如、法性、實際」被組集為一類的幾種情形（p.742）
（1）中品般若── 三名（p.742）
「中品般若」以來，「如、法性、實際」，[footnoteRef:778]被組集為一類。 [778: 《大智度論》卷32（大正25，297b24-c24）：
「諸法如」，有二種：一者、各各相，二者、實相。
各各相者，如：地，堅相；水，濕相；火，熱相；風，動相，如是等分別諸法，各自有相。
實相者，於各各相中分別，求實不可得，不可破，無諸過失。…一切別相，皆亦如是，是名為「如」。
「法性」者，如前說各各法空，空有差品，是為「如」；同為一空，是為「法性」。
是法性亦有二種：一者、用無著心分別諸法，各自有性故；二者、名無量法，所謂諸法實相。
如《持心經》說：「法性無量，聲聞人雖得法性，以智慧有量故，不能無量說。」
如人雖到大海，以器小故，不能取無量水，是為法性。
「實際」者，以法性為實證，故為際。如阿羅漢，名為住於實際。] 

（2）唐譯本── 十名、十二名（p.742）
「唐譯三分本」，組集十名為一組：「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footnoteRef:779]； [779: （原書p.750，n.3）《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79（大正7，430c）。] 

「唐譯二分本」（及「初分本」），更增「虛空界、不思議界」，共十二名。[footnoteRef:780] [780: （原書p.750，n.4）《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02（大正7，8c）。] 

同一內容而有這麼多名字，當然隨著名字而各有不同的意義。
（二）合集的先後次序（pp.742-743）
1、中品般若、唐譯初分本保留最初「如、法性、實際」的集合（p.742）
「中品般若」（〈前分〉）勸學般若波羅蜜，「大品本」列舉了「諸法如、法性、實際」──三名，與「放光本」、「光讚本」一致。[footnoteRef:781]將「下品般若」所散說的，集在一起，實為《般若經》最初的集合。即使是「唐譯初分本」，保留這一組集形式的，也不在少數。如 [781: （原書p.750，n.5）《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219c）。《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3b）。《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150a）。] 

〈38法施品〉中，「不應以二相觀」，說到「法」、「如」、「實際」；[footnoteRef:782] [782: （原書p.750，n.6）《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0（大正8，294c11）。《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8（大正8，55a。《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135（大正5，736c-737a）。又（第二分）卷431（大正7，168a-b。又（第三分）卷504（大正7，567b-c）。] 

〈69方便品〉說「知一切法略廣相」，說到「如」、「法性」、「實際」，「不合不散」；[footnoteRef:783] [783: （原書p.750，n.7）《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1（大正8，371c）。] 

〈70三慧品〉說：「諸法如、法性、實際，皆入般若波羅蜜中」；[footnoteRef:784] [784: （原書p.750，n.8）《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1（大正8，376b3）。] 

〈78四攝品〉說：「如、法性、實際不可轉故」，[footnoteRef:785]這都是「中品」、「上品」各譯本所一致的。 [785: （原書p.750，n.9）《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4（大正8，397b4）。] 

2、唐譯二、三分本改十二異名的例子（pp.742-743）
〈63等學品〉說：「一切法如、法性、實際常住故」，不但「放光本」，「唐譯初分本」也是一致的；[footnoteRef:786]但「唐譯二分（p.743）本」與「三分本」，卻改成十二異名了。[footnoteRef:787] [786: （原書p.750，n.1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9（大正8，358b15）。《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14，大正8，101b）。《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341（大正6，752a）。]  [787: （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三慧品〉卷463（大正7，338b24-26）。〈同性品〉卷456（大正7，301b17-20）：「以一切法皆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此中一切皆無差別。」
（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三慧品〉卷526（大正7，696a25-28）。〈學時品〉卷520（大正7，665a5-6）。
除此之外「唐譯二分本」與「三分本」多處有十二名的合集，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歡喜品〉卷402，大正7，8c6-9）；《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善現品〉卷491（大正7，497b27-c1）。] 

（三）小結（p.743）
這可以證明，「大品本」等首列「如、法性、實際」，是初期組合的原形，以後就更廣的組集起來。依「大品本」，「法相」（唐譯「法性」）、「法住」、「法位」（唐譯「法定」）、「不思議性」（界）[footnoteRef:788]，集合為一類的，也已到處可見。[footnoteRef:789]但集成十名或十二名，實為「中品般若」集成以後的再組合。 [788:  按：名相之梵文：法住（Dharmasthitā）、法位（Dhammaniyāmatā）、不思議性（Acintyatā）。]  [789: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0（大正8，292a6-10）；卷11（大正8，300a22-27）。] 

「如」、「法性」等，是「空」、「無相」、「無生」、「勝義」、「涅槃」的異名，表顯佛的自證內容，但在說明上，有所證理法的傾向（涅槃是果法，空與觀行有關）。
（貳）「法」的自證──以「法性」等為證量，非言說與思惟所能理解（p.743）
《般若經》著眼於佛及弟子的自證，所以某些問題，言說與思惟所不容易理解的，就以佛及阿羅漢的自證來解答。以「法性」等為證量，在「唐譯本」中（以「二分本」為例），充分的表達出來，如說：[footnoteRef:790] [790: （原書p.751，n.11） 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60（大正7，327a）。2.卷462（大正7，336b）。3.卷463（大正7，340b）。4.卷473（大正7，394b）。] 

1.「以法住性為定量故」。
2.「諸法法性而為定量」。
3.「皆以真如為定量故」。
4.「但以實際為量故」。
「唐譯五分本」也說：「以真法性為定量故」[footnoteRef:791]。 [791: （原書p.751，n.1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卷556（大正7，866c）。] 

量（pramāṇa）是準確的知識；定量是正確的、決定無疑的準量，值得信任的。《般若經》所說，非一般所能信解，那是因為聖者自證所表示的，不是一般世俗知識所能夠理解！但依聖者自證真如、法性而說，是決定可信的！
貳、陀羅尼（pp.744-747）
（壹）般若法門為適應世俗信仰而納入明咒等方便（p.744）
一、「下品般若」以明咒比喻般若（p.744）
（p.744）「下品般若」適應世俗的明咒（vidyā）信仰，以明咒來比喻般若。[footnoteRef:792] [792: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大正8，543b28-c4）。] 

稱讚持誦般若能得現身與後世的功德，引導善男子、善女人來修學般若。[footnoteRef:793] [793: （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卷564（大正7，912a1-b8）。
（2）《放光般若經》卷6（大正8，45b15-1）。
（3）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三節，第一項〈般若的傳宏〉，pp.642-643。] 

二、「中品般若」說到陀羅尼（p.744）
與明咒有類似意義的陀羅尼（dhāranī），出現於「中品般若」。「中品般若」說到「五百陀羅尼門」，[footnoteRef:794]可以想見當時的佛教界，陀羅尼法門是相當盛行的。 [794: （1）（原書p.751，n.13）《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大正8，390b）。《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378（大正6，952a）。又（第二分）卷467（大正7，365a）。又（第三分）卷529（大正7，717b）。
（2）另參考《大智度論》卷28（大正25，268a2-b4）。] 

（貳）陀羅尼法門的特色與受重視的意義（pp.744-745）
陀羅尼是「攝持」的意思，古人每譯為「總持」。[footnoteRef:795] [795: （1）《大智度論》卷5（大正25，95c9- 96b29）。
（2）印順法師，《華雨集》（一），〈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pp.106-107：
佛法中是以什麼為寶藏呢？陀羅尼，即『總持』之義，共有四種：一、法陀羅尼，即文字陀羅尼。……第二是義陀羅尼，即能夠了解通達義理，並且予以相互貫通。……第三是咒陀羅尼。……第四是勝義陀羅尼，這是與證悟真理有關的。證悟勝義諦，於一切法得通達，才是最上的陀羅尼。
（3）印順法師，《華雨香雲》，三〈二 陀螺與陀羅尼〉，p.176：
佛法之核心為法（dharma），大乘之不共為陀羅尼（dhāraṇī）（智度論），並以Dhṛ字根而成。大乘之所以特重陀羅尼者，以即萬化而深入無二之法性（不變之真性，合於持義，此猶為大小共通之「法」義），又即萬化之紛紜，得其中心而攝持無遺（此乃大乘特質）。「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攝持萬化於一極，為大乘特有之傾向，亦即陀羅尼獨到之本義。末流偏於咒語，非其本也。] 

陀羅尼法門的特色，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7（大正8，343c3-8）說：
「聞佛說法，不疑不悔，聞已受持，終不忘失。何以故？得陀羅尼故。須菩提言：世尊！得何等陀羅尼？……佛告須菩提：菩薩得聞持等陀羅尼故，[footnoteRef:796]佛說諸經，不忘不失，不疑不悔。」 [796: （1）（原書p.751，n.14）《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515（大正7，634b），與「大品本」同。但「二分本」卷449（大正7，268b），「初分本」卷327（大正6，677a-b），作「海印陀羅尼」、「蓮華眾藏陀羅尼」等。「蓮華眾藏陀羅尼」等，出《大集經》〈陀羅尼自在王品〉與〈寶女品〉。
（2）另參考《大智度論》卷5（大正25，96a5-b28）；《大智度論》卷28（大正25，268a2-b4）。] 

得陀羅尼，能聞已受持不忘，也能得辯才無礙，如說：[footnoteRef:797] [797: （原書p.751，n.15）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5（大正8，402a）。2.卷22（大正8，379c）。3.卷20（大正8，364a）。4.卷5（大正8，256b）。] 

1.「從諸佛聞法，捨身受身，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不忘失，是菩薩常得諸陀羅尼。」
2.「是菩薩聞持誦利，心觀了達，了達故得陀羅尼；得陀羅尼故，能起無礙智；起無礙智故，所生處乃至薩婆若，終不忘失。」
3.「學是陀羅尼，諸菩薩得一切樂說辯才。」
4.「陀羅尼門，……得強識念，得慚愧，得堅固心，得經旨趣，得智慧，得樂說無礙。」
（p.745）印度人不重書寫，卻重於背誦，一向養成堅強的記憶力。大乘佛經流行，數量越來越多，部帙也越來越大，誦持不失的憶念力，也就越來越重要了。
依《般若經》說，陀羅尼不只是誦持文字，也要「心觀了達」[footnoteRef:798]，「得經旨趣」。義理通達了，記憶力會更堅固持久。誦習多了，也會貫通義理，所以能辯說無礙。 [798: 《大智度論》卷85〈72菩薩行品〉（大正25，657a13-27）：
「心觀」者，常繫心經卷，次第憶念。先以語言宣義，後得「了達」，即得陀羅尼。
「陀羅尼」有二種：一者、聞持陀羅尼；二者、得諸法實相陀羅尼。讀、誦、修習、常念故，得聞持陀羅尼；通達義故，得實相陀羅尼。住是二陀羅尼門中，能生無礙智，為眾生說法故，具足四無礙智。
問曰：若菩薩有無礙智，與佛何異？
答曰：無礙有二種：一、真無礙，二、名字無礙。此中除佛無礙，餘者隨菩薩所得無礙。
是菩薩讀經等因緣故，所生之處，乃至得一切種智，終不忘失。何以故？深入讀誦諸法故，煩惱折薄。為善根所護故，終不墮惡道諸難；如盲人為有目者所將護故，終不墜落溝壑。集善根福德故，得深心清淨。] 

（參）陀羅尼的根本──四十二字門（是古代拼音的字母）（pp.745-746）
在陀羅尼中，最根本的是四十二字門，成為大乘的重要法門。誦持一切佛法，都依文字語言而施設，所以四十二字義，有了根本的、重要的地位，如《大智度論》卷48（大正25，408b11-14）說：
「諸陀羅尼法，皆從分別字語生，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因字有語，因語有名，因名有義。菩薩若聞字，因字乃至能了其義」。[footnoteRef:799] [799:  參考【附錄1】] 

四十二字，「初阿（A）後荼（ḍha），中有四十」。[footnoteRef:800]「字」是字母（也叫「文」），印度的文字──名句文，是依音聲而施設的。從發音的字母而有語言，所以說「因字有語」。字母與字母的綴合，成為名，名就有了意義。名與名相結合，就成為句了。[footnoteRef:801]依《大智度論》，四十二字是拼音的字母。 [800: （原書p.751，n.16）《大智度論》卷48〈19四念處品〉（大正25，408b14）。]  [801: 《俱舍論》卷5〈2分別根品〉（大正29，29a11-15）：
等者，等取句身文身。應知此中，名謂作想，如說色、聲、香、味等想；句者謂章，詮義究竟，如說諸行無常等章，或能辯了業用德時相應差別，此章稱句；文者謂字，如說𧙃阿壹伊等字。] 

《四分律》卷11（大正22，639a14）說：「字義者，二人共誦，不前不後，阿羅波遮那」。「阿（a）羅（ra）波（pa）遮（ca）那（na）」，正是四十二字的前五字。律制比丘與沒有受戒的人，是不許同時發聲誦經的，因而說到同誦的，有「句義非句義，句味非句味，字義非字義。」[footnoteRef:802] 這就是句、名（味）、文（p.746）（字）──三類，可見這確是古代字母的一種。 [802: 《四分律》卷11（大正22，639a7-8）。] 

（肆）四十二字門的起源：源於南印度，而被引用於「中品般若」（p.746）
現在的印度，沒有四十二字母的拼音文字，然可以決定的，這是古代南印度的一類方言。
一、《大智度論》引用南天竺音來解說字門（p.746）
《大智度論》說：
「若聞荼（da）字，即知諸法無熱相。南天竺荼闍他，秦言不熱。」
「若聞他（ṭha）字，即知諸法無住處。南天竺他那（ṭhāna），秦言處。」
「若聞拏（ṇa）字，即知一切法及眾生，不來不去，不坐不臥，不立不起，眾生空法空故。南天竺拏，秦言不。」[footnoteRef:803] [803: （原書p.751，n.17）《大智度論》卷48（大正25，408b、409a）。] 

對字義的解說，引用南天竺音來解說，可見《般若經》的四十二字門，所有的解說，是與南印度方言有關的。[footnoteRef:804] [804:  印順法師，《佛法概論》，第二章〈教法〉，pp.39-40：
大乘經中本來傳說一種四十二字母的文字，第一是阿字，最後是荼字，與摩多體文的雅語不同。《華嚴經‧入法界品》說：達羅毘荼（南印的非雅利安人）的彌伽醫師，傳授此種文字。《般若經》的〈摩訶衍品〉，《大集經》的〈陀羅尼自在王品〉，都說到這種字母。這是東方系的佛教，向南發展後所用的南方流行語。上面說到億耳細聲誦的阿槃地語，應該就是此種語。傳說摩訶迦旃延到摩訶刺陀──阿槃地以南，開創多聞分別部。摩訶迦旃延的蜫勒論，即大眾系所用的，龍樹還說他盛行南天竺。分別說系中的曇無德部，也是發展到阿槃提──即阿波蘭多迦的。曇無德部的《四分律》（卷11）說：「字義者，二人共誦，不前不後，阿羅波遮那」。阿羅波遮那，即四十二字的前五字。這可見分別說系發展在南方大陸的，也採用這種語。] 

二、《華嚴經》〈入法界品〉在南方集出，也說到四十二字（p.746）
《華嚴經》〈34入法界品〉，遍友（Viśvāmitra）童子唱四十二字母，以「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為首，入無量無數般若波羅蜜門。」[footnoteRef:805]稱四十二字為般若波羅蜜門，顯然受到了「中品般若」字門陀羅尼的影響。 [805: （原書p.751，n.1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76〈39入法界品〉（大正10，418c1-2）。] 

咒術出名的達羅毘荼（Dramiḍapaṭṭana），晉譯為「咒藥」），有一位彌伽（Megha）醫師，說「輪字莊嚴光經」，「成就所言不虛法門，分別了知……一切語言」，[footnoteRef:806]是一位精通文字、算數，醫、卜、星、相的大士。 [806: （原書p.751，n.1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46〈34入法界品〉（大正9，693b19-22）。] 

〈34入法界品〉是南方集出的，說到了四十二字，與文字語言法門。
三、傳《四分律》的法藏部教區在西南方，也傳有此字母（p.746）
《四分律》為法藏部（Dharmaguptāḥ）律，法藏部出於分別說部（Vibhājyavādināḥ）。法藏部的早期教區，在今孟買（Bombay）以北的Sopārā，及北面的Koṅkaṇ地方。法藏部的教區在（西）南方，也傳說這一字母。[footnoteRef:807] [807: 《四分律》卷11（大正22，639a14-16）。] 

所以四十二字母，起於南方，而被引用於「中品般若」，是極可能的。
（伍）四十二字門是一切字的根本，《般若經》用為通達實相的方便（pp.746-747）
四十二字（母），是一切字的根本。字母是依人類的發音而成立的。最初是喉音──「阿」（p.747），再經顎、頰、舌、齒、唇，[footnoteRef:808]而有種種語音。可說一切語音，一切字母，是依「阿」為根源的，是從「阿」而分流出來的。喉音的「阿」，還沒有什麼意義；什麼意義也不是，所以被看作否定的──「無」、「不」。 [808:  惠敏法師、齎因法師《梵語初階》，p.15：「喉音、顎音、反舌音、齒音、唇音。」] 

般若法門，認為一切但是假名施設，而假名是不能離開文字的。一切文字的本源──「阿」，象徵著什麼也不是，超越文字的絕對──「無生」、「無二」、「無相」、「空」。[footnoteRef:809]一切文字名句，都不離「阿」，也就不離「無」、「不」。 [809: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第十七章，第一節〈秘密思想之濫觴〉，p.307：
「般若」、「華嚴」之字門陀羅尼，亦予秘密法以有力之根據。大眾部「苦言能助」，開音聲佛事之始。至字門陀羅尼，則藉字母之含義，聞聲思義，因之悟入一切法之實相。如「阿」字是「無」義，「不」義，聞唱阿字，即悟入一切法本不生性；此深受婆羅門聲常住論之影響也。其初，猶以此聞聲顧義為悟入實相之方便，繼則以文字為真常之顯現，以之表示佛德及真常之法性矣。以此，昔之密咒，用以為「息災」、「調伏」、「增益」，後則以密咒為成佛之妙方便。「阿字本不生」，固為其重要理論之一。] 

所以般若引用四十二字母，不但可以通曉一切文字，而重要在從一切文字，而通達超越名言的自證。如「荼」是熱的意義，聽到了「荼」，就了悟是「不熱」的。這樣，什麼都趣向於「空」，不離於「如」。所以經上說：「善學四十二字已，能善說字法；善說字法已，善說無字法。」[footnoteRef:810] [810: （原書p.751，n.2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4〈78四攝品〉（大正8，396b26-27）。] 

（陸）字門後為一切明咒的所依，但最初在《般若經》中並無消災等義（p.747）
《般若經》的字門陀羅尼，「若聞、若受、若誦、若讀、若持、若為他說，如是知當得二十功德。」[footnoteRef:811]二十功德中，「得強識念」，「樂說無礙」，更能善巧的分別了知一切法門。字門的功德，沒有說到消災障等神咒的效用。 [811: （原書p.751，n.2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19廣乘品〉（大正8，256b16-28）：
若聞、若受，若誦、若讀、若持，若為他說，如是知，當得二十功德。何等二十？（1）得強識念，（2）得慚愧，（3）得堅固心，（4）得經旨趣，（5）得智慧，（6）得樂說無礙，（7）易得諸餘陀羅尼門，（8）得無疑悔心，（9）得聞善不喜、聞惡不怒，（10）得不高不下住心無增減，（11）得善巧知眾生語，（12）得巧分別五眾、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四緣、四諦，（13）得巧分別眾生諸根利鈍，（14）得巧知他心，（15）得巧分別日月歲節，（16）得巧分別天耳通，（17）得巧分別宿命通，（18）得巧分別生死通，（19）得能巧說是處非處，（20）得巧知往來坐起等身威儀。須菩提！是陀羅尼門、字門、阿字門等，是名菩薩摩訶薩摩訶衍。] 

雖然由於四十二字是一切文字根本，為後來一切明咒所依據，但《般若經》義，還只是用為通達實相的方便。
參、佛（pp.747-750）
佛，在經典的形式中，是法會的法主。在大乘經的內容中，佛是菩薩修行的究極理想。
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都有不同的佛陀觀，《般若經》所顯示的佛，是怎樣的？
（壹）「下品般若」的佛陀觀（pp.747-748）
一、佛佛道同（pp.747-748）
「下品般若」說到他方佛土，特別提到阿閦佛（Akṣobhya）土的寶相（Ratnaketu）、香象（Gandha-hastin）菩（p.748）薩，[footnoteRef:812]大眾見到了阿閦佛土與眾會的清淨。[footnoteRef:813] [812: （原書p.752，n.22）《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大正8，576c11-12、579b9-10）。]  [813: （原書p.752，n.23）《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25見阿閦佛品〉（大正8，578b13-21）。] 

現在有十方佛，是《般若經》所確認的。「下品般若」說：「以佛神力，得見千佛」[footnoteRef:814]；「中品般若」作十方「各千佛現」。[footnoteRef:815]雖多少不同，而都表示了「佛佛道同」。 [814: （原書p.752，n.24）《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4〈9歎淨品〉（大正8，552c16）。]  [815: （原書p.752，n.25）《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2〈43無作品〉（大正8，310a13）。] 

二、依生身而成佛（p.748）
在《般若經》中，佛是印度釋迦佛那樣的，是人間父母所生身，經出家修行而成佛的。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大正8，542b28-c1）說：
「如來因是身，得薩婆若智，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身，薩婆若所依止故，我滅度後，舍利得供養」。
佛滅度以後，造塔供養佛的舍利，是部派佛教的事實。舍利是父母所生的遺體；這一身體，曾經是薩婆若──一切智所依止，依身體而得薩婆若，成佛，所以遺體也受到人們的恭敬供養。
這表示了，佛是依父母所生身而成就的；究竟成佛的，就是這樣的人身。
（貳）「中品般若」的佛陀觀（pp.748-750）
一、從現觀第一義說（p.748）
念佛法門，「中品般若」說：「無憶故，是為念佛」[footnoteRef:816]；「無所念，是為念佛」[footnoteRef:817]，那是從現觀第一義說。 [816: （原書p.752，n.26）《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大正8，385c）。]  [817: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大正8，385c5-6）。] 

二、約世俗假名說（pp.748-750）
（一）約假名說種種佛身（p.748）
如約世俗假名說，
以五陰為佛；以三十二相、金色身、丈光、八十隨形好──色身為佛；
以戒品、定品、慧品、解脫品、解脫知見品──五分法身為佛；
以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功德法身為佛；
以因緣法（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為佛。[footnoteRef:818] [818: （1）（原書p.752，n.27）《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大正8，385b-c）。
（2）印順法師，《如來藏之研究》，第二章，第一節〈如來與法身〉，pp.20-23。] 

（二）世間所稱為佛的，與上座部系並無不同（pp.748-749）
依名字施設，世間所稱為佛的，與上座部系（Sthavirāḥ），現實人間的佛，並沒有不同。
經中說到成佛前，「處胎成就，家成就，所生成就，姓成就，眷屬成就，出生成就，出家成就，莊嚴佛樹成就」，[footnoteRef:819]也與釋（p.749）尊的從處胎到成佛一致。[footnoteRef:820] [819: （原書p.752，n.28）《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257c2-5）。]  [820: （原書p.752，n.29） 莊嚴菩提樹，如《佛本行集經》卷27（大正3，777b-779a）；《普曜經》卷5（大正3，515a-516c）。] 

在〈道行品〉中，「漢譯本」是「月十五日說戒時」，[footnoteRef:821]是（佛為）僧伽（上首）的佛教。 [821: （原書p.752，n.30）《道行般若經》卷1〈1道行品〉（大正8，425c8-9）。] 

「秦譯本」稱讚阿羅漢功德，「唯除阿難」，[footnoteRef:822]表示為釋尊住世的時代。參與問答的，須菩提（Subhūti）等阿羅漢外，是釋提桓因（Śakra-devā-naṃ-indra）、諸天與彌勒（Maitreya），都是四阿含中的聖者。 [822: （原書p.752，n.31）《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7a28-29）。] 

（三）雖難以思議，終不離常身（pp.749-750）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217b8-11、217c23-218a4）說：
「爾時，世尊自敷師子座，結跏趺坐，直身繫念在前，入三昧王三昧，一切三昧悉入其中。是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
「爾時，世尊在師子座上坐，於三千大千國土中，其德特尊，光明色像，威德巍巍，遍至十方如恆河沙等諸佛國土。譬如須彌山王，光色殊特，眾山無能及者。爾時，世尊以常身示此三千大千國土一切眾生。」
「中品般若」的佛，似乎殊勝得多，然釋尊敷坐，入三昧，又出三昧，與釋尊平常的生活相合。然後放光、動地，現種種神通。
那時的釋尊，「於大千國土中，其德特尊。」[footnoteRef:823]天臺家稱之為「勝應身」、「尊特身」。[footnoteRef:824]一佛所化的國土，是一三千大千世界。於大千界中其德特尊，是以娑婆世界的釋迦佛（化三千國土）為本的。 [823: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217c23-218a3）。]  [824: 《天台名目類聚鈔》卷2（D40，251a9-b1）：
天台云應有二種：一、劣應身，如三藏佛。二、勝應身，如通教佛。勝應又二：一、尊特身，如通教佛。二、他受用，如別教佛。] 

所以使大千國土一切眾生見到的，還是釋尊的「常身」──佛教界共傳的，三十二相、丈光相的丈六金身。神通所示現的，無論是怎樣的難以思議，終（p.750）究不離釋迦的常身。
（參）小結：依於現證，佛是不可思議的；世俗施設，佛還是現實人間的（p.750）
《般若經》重於現證，佛是寂滅、無相而不可思議的；然從世俗施設說，還是現實人間的佛。
【附錄1】
	
	拼音
	大品
	智論
	光讚
	放光
	大般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19廣乘品〉（大正8，256a8-b14）

	1
	a
	阿
	阿
	―
	阿
	𧙃
	阿字門，一切法初不生故。

	2
	ra
	羅
	羅
	羅
	羅
	洛
	羅字門，一切法離垢故。

	3
	pa
	波
	波
	波
	波
	跛
	波字門，一切法第一義故。

	4
	ca
	遮
	遮
	遮
	遮
	者
	遮字門，一切法終不可得故，諸法不終不生故。

	5
	na
	那
	那
	那
	那
	娜
	那字門，諸法離名，性相不得不失故。

	6
	la
	邏
	邏
	羅
	羅
	砢
	邏字門，諸法度世間故，亦愛支因緣滅故。

	7
	da
	陀
	陀
	陀
	陀
	柁
	陀字門，諸法善心生故，亦施相故。

	8
	ba
	婆
	婆
	波
	波
	婆
	婆字門，諸法婆字離故。

	9
	ḍa
	荼
	荼
	咤
	茶
	荼
	荼字門，諸法荼字淨故。

	10
	ṣa
	沙
	沙
	沙
	沙
	沙
	沙字門，諸法六自在王性清淨故。

	11
	va
	和
	和
	惒
	和
	縛
	和字門，入諸法語言道斷故。

	12
	ta
	多
	多
	多
	多
	䫂
	多字門，入諸法如相不動故。

	13
	ya
	夜
	夜
	計
	夜
	也
	夜字門，入諸法如實不生故。

	14
	ṣṭa
	咤
	吒
	吒
	吒
	瑟吒
	咤字門，入諸法折伏不可得故。

	15
	ka
	迦
	迦
	阿
	加
	迦
	迦字門，入諸法作者不可得故。

	16
	sa
	娑
	娑
	娑
	娑
	娑
	娑字門，入諸法時不可得故，諸法時來轉故

	17
	ma
	磨
	磨
	摩
	摩
	磨
	磨字門，入諸法我所不可得故。

	18
	ga
	伽
	伽
	迦
	伽
	伽
	伽字門，入諸法去者不可得故。

	19
	tha
	他
	他
	癉
	他
	他
	他字門，入諸法處不可得故。

	20
	ja
	闍
	闍
	闍
	闍
	闍
	闍字門，入諸法生不可得故。

	21
	sva
	𤿺
	簸
	波
	濕
	濕縛
	𤿺字門，入諸法𤿺字不可得故

	22
	dha
	駄
	䭾
	陀呵
	大
	達
	駄字門，入諸法性不可得故。

	23
	Śa
	賒
	賒
	奢
	赦
	捨
	賒字門，入諸法定不可得故。

	24
	kha
	呿
	呿
	呿
	佉
	佉
	呿字門，入諸法虛空不可得故。

	25
	kṣa
	叉
	叉
	叉
	叉
	羼
	叉字門，入諸法盡不可得故。

	26
	sta
	哆
	哆
	尸癉
	侈
	薩䫂
	哆字門，入諸法有不可得故。

	27
	ña
	若
	若
	𢜪
	若
	若
	若字門，入諸法智不可得故。

	28
	rtha
	拕
	拖
	咤呵
	伊陀
	辣他
	拕字門，入諸法拕字不可得故。

	29
	bha
	婆
	婆
	披何
	繁
	薄
	婆字門，入諸法破壞不可得故。

	30
	cha
	車
	車
	車
	車
	綽
	車字門，入諸法欲不可得故，如影五陰亦不可得故。

	31
	sma
	摩
	魔
	那
	魔
	颯磨
	摩字門，入諸法摩字不可得故。

	32
	hva
	火
	火
	沙波
	叵
	嗑縛
	火字門，入諸法喚不可得故。

	33
	tsa
	嗟
	蹉
	嗟
	蹉
	蹉
	嗟字門，入諸法嗟字不可得故。

	34
	gha
	伽
	伽
	迦何
	峨
	鍵
	伽字門，入諸法厚不可得故。

	35
	ṭha
	他
	咃
	咤徐
	咃
	搋
	他字門，入諸法處不可得故。

	36
	ṇa
	拏
	拏
	那
	那
	孥
	拏字門，入諸法不來不去不立不坐不臥故。

	37
	pha
	頗
	頗
	頗
	破
	頗
	頗字門，入諸法遍不可得故。

	38
	ska
	歌
	歌
	尸迦
	歌
	塞迦
	歌字門，入諸法聚不可得故。

	39
	ysa
	醝
	醝
	磋
	嵯
	逸娑
	醝字門，入諸法醝字不可得故。

	40
	śca
	遮
	遮
	伊陀
	嗟
	酌
	遮字門，入諸法行不可得故。

	41
	ṭa
	咤
	咤
	伊陀
	吒
	吒
	咤字門，入諸法傴不可得故。

	42
	ḍha
	荼
	荼
	吒
	嗏
	擇
	荼字門，入諸法邊竟處故不終不生，過荼無字可說。
何以故？更無字故。諸字無礙，無名亦滅，不可說不可示、不可見不可書。

	
	ha
	―
	―
	―
	―
	呵
	入呵字門，悟一切法因性不可得故。

	《大智度論》卷48〈19四念處品〉（大正25，407c11-408a13）。
《光讚經》卷7〈17觀品〉（大正8，195c20-196b1）。
《放光般若經》卷4〈20陀鄰尼品〉（大正8，26b14-c20）。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3〈15辨大乘品〉（大正5，302b5-c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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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pp.752-757）

壹、《金剛般若》之版本與成立概況（pp.752-753）
《金剛般若》，漢譯的先後共有六本。[footnoteRef:825]這裏，依鳩摩羅什（Kumārajīva）所譯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為主，[footnoteRef:826]因為是現存最早的譯本。 [825: （1）《金剛般若》，漢譯有六本：
1、《金剛般若波羅蜜經》1卷，〔姚秦〕鳩摩羅什譯。
2、《金剛般若波羅蜜經》1卷，〔魏〕菩提留支譯。
3、《金剛般若波羅蜜經》1卷，〔陳〕真諦譯。
4、《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1卷，〔隋〕達磨笈多。
5、《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1卷，〔唐〕玄奘譯，編入《大般若經》577卷，第九分〈能斷金剛分〉。
6、《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1卷，〔唐〕義淨譯。
（2）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一節，第二項〈現存的般若部類〉，pp.606-607：
《金剛般若》：這是《般若經》流通最盛的一部。譯為華文的，共六部……。依華譯本而論，菩提留支譯本，真諦譯本，達磨笈多譯本，玄奘譯本，義淨譯本──五部，都屬於瑜伽系所傳，與無著（Asaṅga）、世親（Vasubandhu）的《金剛經論釋》有關。]  [826: （原書p.757，n.1）《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48c-752b）。] 

《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推定《金剛般若（p.753）》為「原始大乘經」。[footnoteRef:827] [827: （1）（原書p.757，n.2） 靜谷正雄《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pp.207-208。
（2）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九章，pp.553-554。
（3）呂澂《印度佛學思想概論》，pp.99-100，認為《金剛經》比「小品」還更早一些。] 

《金剛般若》的成立，是相當早的，但不可能那樣的早。
貳、從般若法門的演進與內容的比對，來推定《金剛般若》的成立時間（pp.753-755）
（壹）般若法門的演進（p.753）
般若法門的主流，無疑的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前五分[footnoteRef:828]。如上面所說的，般若從「原始般若」，而演進為「下品般若」、「中品般若」、「上品般若」；這不但是般若法門的開展過程，也可以表示初期大乘的發展情形。 [828: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二節，第一項〈原始般若的論定〉，p.620：
古傳的二部──「小品」與「大品」，三部──「上品」、「中品」、「下品」，與玄奘所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前五分相當，占全經的百分之九四，實為《般若經》的主要部分。] 

（貳）《金剛般若》中屬於早期的內容（pp.753-754）
從這一觀點來說，《金剛般若》中，足以代表早期的，有：
一、反應佛陀當時的生活，與「下品般若」的「漢譯本」相合（p.753）
一、以佛的入城、乞食、飯食、敷座而坐為序起，與「下品般若」的「漢譯本」，「月十五日說戒時」[footnoteRef:829]一樣，充分表示了佛在人間的平常生活。 [829: （1）（原書p.757，n.3）《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425c）。
（2）按：「吳譯本」亦有類似的說法，《大明度經》卷1〈1行品〉（大正8，478b25-28）：「是時十五齋日月滿，佛請賢者善業：「此眾菩薩集會，樂汝說菩薩大士明度無極。欲行大道，當由此始。」] 

二、著重「無相」而沒有說「空」，保持「原始般若」的古風（p.753）
二、《金剛般若》著重在「無相」（離相）法門，如說：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footnoteRef:830] [83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49a24-25）。] 

「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footnoteRef:831] [83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49b4-6）。] 

「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footnoteRef:832] [83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0b9）。] 

「於一切相，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footnoteRef:833] [83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2b21-22）。] 

「不取於相，如如不動。」[footnoteRef:834] [83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2b27）。] 

「無相」，與「原始般若」的「無受三昧」，[footnoteRef:835]「是三昧不可以相得」[footnoteRef:836]（〈唐譯五分本〉），稱之為「離相門」一樣。[footnoteRef:837] [835: （1）《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7b-c）。
（2）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五章，第二節，第二項〈阿蘭若菩薩與塔寺菩薩〉，p.1298：
大乘智增上法門，本是以「諸法無受三昧」為「般若波羅蜜」，般若與三昧不二的，但在發展中，世間事總不免相對的分化：重定的偏於阿蘭若處的專修，重慧的流為義理的論究。]  [836: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7c14）。]  [837: 《大智度論》卷43〈10行相品〉（大正25，372c15-17）：
問曰：「前說無受三昧，此說不受三昧，有何等異？」答曰：「前者為空故，此為無相故。」] 

般若與「空」，本沒有必然的關係，「空」是在般若發展中重要起來的。《金剛般若》說「無相」而沒有說「空」，可說保持了「原始般若」的古風。
三、著重「人無我」、「法無我」的菩薩行，與「原始般若」相合（pp.753-754）
三、《金剛般若》的菩薩行，著重在「無我」，如說：
「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footnoteRef:838] [83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49a10-11）。] 

「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footnoteRef:839] [83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0b5-7）。] 

「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footnoteRef:840] [84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1b7-9）。] 

「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footnoteRef:841] [84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1b11-12）。] 

「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p.754）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footnoteRef:842] [84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2a26-28）。] 

在習慣於大乘我法二空，小乘我空的學者，對於菩薩行而著重「無我」，可能會感到相當的難解。《中論》的〈18觀法品〉，由無我我所，悟入「寂滅無戲論」，如說：「滅我我所著故，得一切法空無我慧，名為入。」[footnoteRef:843]印度古傳的般若法門，是以「無我」悟入實相的。「原始般若」並舉菩薩與般若，闡明菩薩與般若的不可得[footnoteRef:844]。菩薩（我）與般若（法）的不可得（空），原理是完全一樣的。 [843: （原書p.757，n.4）《中論》卷3〈18觀法品〉（青目釋）（大正30，23c16-24c5）：
問曰：若諸法盡、畢竟空、無生無滅是名諸法實相者，云何入？
答曰：滅我我所著故，得一切法空無我慧，名為入。……。滅我我所故，名得無我智。得無我智者，是則名實觀；得無我智者，是人為希有。內外我我所，盡滅無有故；諸受即為滅，受滅則身滅。業煩惱滅故，名之為解脫業煩惱非實，入空戲論滅。…。又無我無我所者，於第一義中亦不可得。無我無我所者，能真見諸法。凡夫人以我我所障慧眼故，不能見實。今聖人無我我所故，諸煩惱亦滅，諸煩惱滅故，能見諸法實相。內外我我所滅故諸受亦滅，諸受滅故無量後身皆亦滅，是名說無餘涅槃。]  [844: （1）菩薩不可得：《道行般若經》卷1〈1道行品〉（大正8，426a13-15）：
菩薩無有處處，了不可得，亦無而出，亦無如入，亦無如住，亦無如止。
（2）般若不可得：《道行般若經》卷1〈1道行品〉（大正8，428b6-9）：
般若波羅蜜，亦無有異處，亦無有本，菩薩法亦無所得，有行菩薩聞是，不恐不畏不難，則為行般若波羅蜜，行般若波羅蜜法。] 

《金剛般若》著重「無我」，也說「無法相，亦無非法相」，[footnoteRef:845]不是但說「無我」的。般若淵源於傳統佛教的深觀，《金剛般若》保持了「原始般若」的特色。 [845:  印順法師，《般若經講記》，p.50：
我、人等四相，合為一我相：無此我相，即離我相的執著而得我空。無法相，即離諸法的自性執而得法空。無非法相，即離我法二空的空相執而得空空。執我是我見，執法非法是我所（法）見；執有我有法是有見，執非法相是無見。般若離我我所、有無等一切戲論妄執，所以說：『畢竟空中有無戲論皆滅』。能三相並寂，即能於般若無相生一念清淨心。] 

四、小結（p.754）
不過依其他方面來考察，《金剛般若》與「中品般若」的成立，大約是同一時代。所以《金剛般若》的特重「無我」，可能是為了適應誘導多說無我的傳統佛教。
（參）《金剛般若》屬於「中品般若」的內容（pp.754-755）
一、《金剛般若》雖有部分早期的內容，但並非早期集成（p.754）
《金剛般若》有早期的成分，但決不是早期集成的。
讚歎持經──聽聞、受持、書寫、讀、誦、為他人說的功德，一層層的校量，[footnoteRef:846]與「下品般若」相近。[footnoteRef:847] [84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0c3-751a7）。]  [847: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6佐助品〉（大正8，546a24-547b2）。] 

二、與「中品般若」相合的內容（pp.754-755）
（一）佛有五眼，菩薩莊嚴國土（p.754）
但《金剛般若》說佛有五眼，菩薩莊嚴國土，[footnoteRef:848]都出於「中品般若」。[footnoteRef:849] [84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1b9-20）。]  [849: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9〈33述成品〉（大正8，286a8-10）。] 

（二）兩次囑累（p.754）
全經分為二大段，也與「中品般若」的兩次囑累一樣。
（三）菩薩的「大身」（pp.754-755）
尤其是《金剛般若》說：「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footnoteRef:850]；「譬如人身長大。」[footnoteRef:851] [85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49c23-24）。]  [85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1b3-4）。] 

「大身」，出於「中品般若」的序分：「於三千大千國土中，其德特尊，光明色像，威德巍巍。……譬如須彌山王，光色殊特，眾山無能及者。」[footnoteRef:852] [852: （原書p.757，n.5）《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序品〉（大正8，217c23-218a3）。] 

《金剛般若》的「大身」與菩薩的「受記」、「莊嚴國土」[footnoteRef:853]，及「受記」、「度眾生」、「莊嚴國土」[footnoteRef:854]為一類，應該是菩薩的「大身」。 [853: （1）《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49c16-25）：
〔受記〕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莊嚴國土〕『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則非莊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大身〕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2）印順法師，《般若經講記》，pp.65-71。]  [854: （1）《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1a16-b12）：
〔受記〕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大身〕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
〔度眾生〕『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
〔莊嚴國土〕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2）印順法師，《般若經講記》，pp.106-112。] 

一（p.755）般所說的法身大士，有證得法性所起的大身。「下品般若」所說的不退菩薩相貌，是修得不退的人間身，僅有得「心清淨、身清淨」，沒有「凡夫身中八萬戶蟲」，[footnoteRef:855]是無漏身，也不是大身。 [855: （1）（原書p.757，n.6）《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16阿惟越致相品〉（大正8，564b2-5）：
須菩提！凡夫身中八萬戶虫，是阿惟越致菩薩身中，無有如是諸虫。何以故？須菩提！是菩薩善根超出世間，隨善根增長故，得心清淨、身清淨。
（2）《摩訶般若鈔經》卷4〈8阿惟越致品〉（大正8，526c29-527a14）。] 

（四）重於（不退菩薩以上）利他行（p.755）
般若的原義，菩薩行重於自行。
「中品般若」的不退菩薩，得「報得波羅蜜」、「報得五神通」，「成就眾生」，「莊嚴國土」[footnoteRef:856]，重於利他行。 [856: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大正8，386b25-28）：
云何有報得神通？云何有報得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住是果報法中能成就眾生，能淨佛國土。] 

《金剛般若》著重菩薩的「受記」、「度眾生」、「莊嚴國土」，與「中品般若」（不退菩薩以上）的重利他行相合。
（五）三句論法——「所言一切，即非一切，是名一切」（二諦說）（p.755）
還有，「原始般若」以來，著重自證的內容，「以法性為定量」，[footnoteRef:857]是一般所不能信解，不免要驚怖疑畏的。 [857: （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38〈1妙行品〉（大正7，764b28-c6）：
勝軍梵志以如是等諸離相門，於一切智智深生信解，於一切法皆無取著。如是梵志以離相門，於一切智智得信解已，於一切法皆不取相，亦不思惟無相諸法。如是梵志由勝解力，於一切法不取、不捨、無得、無證。時，彼梵志於自信解乃至涅槃亦不取著，以真法性為定量故。
（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56〈1善現品〉（大正7，866 c11-17）。] 

「中品般若」所以到處以二諦來解說；[footnoteRef:858]一切教說，不是第一義，第一義是不可施設的，一切但是世俗施設的假名。[footnoteRef:859] [858: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5〈81具足品〉（大正8，405a15-18）：
舍利弗！菩薩摩訶薩住二諦中為眾生說法：世諦、第一義諦。舍利弗！二諦中眾生雖不可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方便力故，為眾生說法。]  [859: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4〈79善達品〉（大正8，398b16-22）：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是名？何等是相？」
佛言：「此名強作，但假施設。所謂此色、此受想行識，此男此女、此大此小，此地獄、此畜生、此餓鬼、此人、此天，此有為此無為，此是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道，此佛道。須菩提！一切和合法皆是假名，以名取諸法，是故為名。
（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9集散品〉（大正8，234c14-17）：
世尊！諸法因緣和合假名施設，所謂菩薩是名字，於五蔭中不可說，十二入、十八界乃至十八不共法中不可說，於和合法中亦無可說。 ] 

《金剛般若》說：「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footnoteRef:860] [86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1b2-3）。] 

這樣形式的三句，《金剛般若》多有這樣的語句。第一句舉法──所聽聞的，所見到的，所修學的，所成就的；第二句約第一義說「即非」，第三句是世俗的假名。
《金剛般若》的三句，相信是「中品般若」的二諦說，經簡練而成為公式化的。
三、結：《金剛般若》的集成不應早於「中品般若」（p.755）
從這些看來，《金剛般若》的成立，最早也是「中品般若」集成的時代。
參、《金剛般若》的特質（pp.755-757）
（壹）《金剛般若》著重對「佛」的體認甚於大菩薩行（pp.755-756）
一、從「原始般若」到「上品般若」著重菩薩行（pp.755-756）
從「原始般若」到「上品般若」，有一貫的重心，那就是著重菩薩行，菩薩行以般若波羅蜜為主。由於菩薩的遍學一切道，所以從般若而六波羅蜜，而萬行同歸。菩薩是如實知一切法的，所以從陰而入、界、諦、緣起，有為無為法；從菩薩行而共世間行，共二乘行；從菩薩忍[footnoteRef:861]而三乘（p.756）果智。 [86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77六喻品〉（大正8，390c29-391a4）：
諸須陀洹若智若斷，是名菩薩忍。斯陀含若智若斷，是名菩薩忍；阿那含若智若斷，是名菩薩忍；阿羅漢若智若斷，是名菩薩忍；辟支佛若智若斷，是名菩薩忍；是為異。] 

二、《金剛般若》重大菩薩行，更重對「佛」的體認（p.756）
《金剛般若》是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或譯作「發趣菩薩乘者」[footnoteRef:862]），也是菩薩行，但重在大菩薩行，更著重在佛的體認。 [862: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333（大正6，707b29）。] 

（一）佛是離一切相（p.756）
如說：「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footnoteRef:863]；「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footnoteRef:864]──佛是離一切相的。 [86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49a23-25）。]  [86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0b9）。] 

（二）佛不能於色聲相中見（p.756）
「不可以身相見如來」[footnoteRef:865]；「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footnoteRef:866]；「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footnoteRef:867]；「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footnoteRef:868]；「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footnoteRef:869]──佛是不能於色聲相中見的。 [865: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49a22-23）。]  [86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0a21-23）。]  [86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1c6-8）。]  [86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1c9-11）。]  [86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2a14-18）。] 

（三）佛不能從行住坐臥威儀中見（p.756）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footnoteRef:870]──佛是不能從威儀中見的。 [87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2b3-5）。] 

（四）佛說法實無所說（p.756）
佛是說法者，其實是「無有定法如來可說」[footnoteRef:871]；「如來無所說」[footnoteRef:872]；「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footnoteRef:873] [87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49b13-18）。]  [87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0a15-16）。]  [87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1c11-15）。] 

（五）佛度眾生實無度眾生（p.756）
佛是度眾生者，其實「實無眾生如來度者。」[footnoteRef:874] [87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2a5-8）。] 

（六）佛知一切眾生心，是心非心（p.756）
如來有五眼，能知一切眾生心，而其實「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footnoteRef:875] [875: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1b24-28）。] 

（七）結（p.756）
《金剛般若》著重在如來，這是教化眾生的，也是菩薩所趣向的。
（貳）《金剛般若》重「法」又重「佛」（pp.756-757）
一、從原始佛教以來，造塔供養佛舍利，象徵對佛的信敬懷念（p.756）
舍利造塔供養，是對佛的信敬懷念；以舍利塔象徵佛，是傳統佛教的一般事實。
二、從「下品」到「上品般若」重佛的「法」甚於重佛的「舍利」（p.756）
從「下品」到「上品般若」，是重「法」的，所以比較起來，寧可取《般若經》而不取舍利塔。[footnoteRef:876] [876: （1）下品：《道行般若經》卷2〈3功德品〉（大正8，432a15-26）：
佛語釋提桓因：「不用身舍利，從薩芸若中得佛，怛薩阿竭為出般若波羅蜜中。如是，拘翼！薩芸若身，從般若波羅蜜中出；怛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薩芸若身，薩芸若身生；我作佛身，從薩芸若得作佛身；從薩芸若生我般泥洹後舍利，供養如故。若有，拘翼！善男子、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學持誦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好華、搗香、澤香、雜香、繒綵、華蓋、旗幡——薩芸若則為供養。以如是，拘翼！般若波羅蜜寫已，作是供養經卷，善男子、善女人從其法中得功德無比。何以故？薩芸若者，則為供養已。
（2）中品：《放光般若經》卷7〈33守行品〉（大正8，46b22-27）：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書持般若波羅蜜，諷誦念守承事供養，名花、擣香澤香雜香、繒綵花蓋、幢幡伎樂，作是供養。其福多於供養舍利。何以故？於是中出生舍利。內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皆從是中出生。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9〈32大明品〉（大正8，284a9-23）：
若復有善男子、善女人，佛般涅槃後供養舍利起塔，香花乃至伎樂恭敬尊重讚歎。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書持是般若波羅蜜，恭敬尊重讚歎，花香瓔珞乃至伎樂供養。是人得福多。何以故？是般若波羅蜜中生五波羅蜜，……須陀洹乃至阿羅漢、辟支佛、諸菩薩摩訶薩、諸佛、諸佛一切種智，皆從般若波羅蜜中生。
（3）上品：《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27〈30校量功德品〉（大正5，698c21-28）：
世尊！假使充滿於此三千大千世界佛設利羅以為一分，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復為一分，此二分中我意寧取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及三千界佛設利羅，皆從般若波羅蜜多而出生故。又三千界佛設利羅，皆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勢力所薰修故，得諸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三、《金剛般若》重法又重佛（塔），與《法華經》相同（p.756）
《金剛般若》卻說：
「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footnoteRef:877] [87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0a6-10）。] 

「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footnoteRef:878] [87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0c20-23）。] 

《金剛般若》以為經典與佛塔一樣，是重法而又重佛（塔）的一流（與《法華經》相同）。[footnoteRef:879] [879: 《妙法蓮華經》卷6〈21如來神力品〉（大正9，52a20-27）：
汝等於如來滅後，應一心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如說修行。所在國土，若有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如說修行，若經卷所住之處，若於園中、若於林中、若於樹下、若於僧坊、若白衣舍、若在殿堂、若山谷曠野，是中皆應起塔供養。所以者何？當知是處、即是道場，諸佛於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佛於此轉于法輪，諸佛於此而般涅槃。] 

四、《金剛般若》與法藏部重無相而又重佛（塔）相近（pp.756-757）
在部派佛教中，法藏部（Dharmaguptāḥ）說：「以無相三摩地，於涅槃起寂靜作意，入正性離生」[footnoteRef:880]；「於窣堵波興供養業，（p.757）獲廣大果」[footnoteRef:881]。 [880: （原書p.757，n.7）《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85（大正27，92c9-10）。]  [881: （1）（原書p.757，n.8）《異部宗輪論》（大正49，17a24-25）。
（2）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二章，p.77。] 

《金剛般若》的特性，與法藏部是非常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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